
[image: copyright]



前 言

文明的产生是以文字为根本标志的，文字是由一个个单词组成的，因此文明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由字母和词汇的产生为标志的。

在英语中，word这个字本身的意义就十分重要，其流行程度之广，使用频率之高都是其他英文单词所无法企及的。

词汇是语言的基础，很多语言类学术著作的作者宁愿选择“word”而不是“language”来代表“语言”这个概念，词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可见一斑。

英语里与word 有关的习惯用语共有140多个，这在英语词汇中也可算是凤毛麟角。

追根寻源，word这个至今无所不在的、来自英国本土的古英语词汇与“本质的”、“有价值的”等概念有着相同的词源，它所蕴含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在《约翰福音》序言中，word本身就代表上帝。为了使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耶稣作为他的“言”（word）差遣到人世，因此也有人直接用大写的“Word”表示《圣经》。后来word在基督教教义中有了神学意义上至关重要的“承诺”之意。

word的用途之广，使得它早在中古英语时期就被转换为一个常用的动词。

当今时代，word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微软公司文字处理软件名称的唯一选择。1970年该公司首次使用了“word processor” 之后，其在日常写作中的实用性更使得该词成为文明社会中无人不知晓的英文单词。

在语言的各个要素中，词汇是承载文化成分最多的一种，而英语词汇的来源最复杂，内涵最丰富，所承载的文化成分当然也就最多。本书从文化的视角对英语词汇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剖析，探讨英语词汇的产生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联，考察英语词汇中所蕴藏的文化意义，从一个较为独特的层面观察英语国家的人们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社会、对待上帝和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全球化的今天，了解不同国家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对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十分有益的。

今天中国人学习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大多来自西方，英语词汇的学习与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所学领域，从源头上把握一个重要概念的真正内涵。

翻译工作者掌握词汇的起源、演变过程及其准确含义，将更好地传达出原文的文化风貌和审美追求，全方位提高译文的质量，普通读者当然也会因此而受益。

人类的语言存在极大的共性，对于一种语言所提出的问题，在另一种语言中也同样存在，尽管人类对不同语言所做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并不一样，因此对于英语语言和词汇的研究也将有助于其他语言和词汇的研究。

本书希望在以上几个方面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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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语词汇中的文化


“语言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它伴随着人类精神走过每一个发展阶段。从语言中可以识辨出每一种文化状态。”
[①]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衬托的关系，文化通过语言传承，语言又记录了文化，反映了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词汇而不是其他语言元素。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形态往往可以从英语词汇上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和解释。比如，从来自古希腊的单词“eclipse”（日蚀、月蚀），我们便知道古希腊时期人类就能够预测日蚀、月蚀，而这个单词中所含有的“遮蔽、模糊、使黯然失色”等意思则又说明了当时古希腊人对于日蚀、月蚀的理解和描述。

英语中的每一个单词甚至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都是对历史的记载和反映，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纪念品。通过对英语词汇的仔细分析和解读，我们可以全方位地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风情、思想演进、价值观念、审美取向、思维活动、社会风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今天我们研究祖先和人类历史的依据除了考古发现的实物之外，人类曾经使用过的语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是不可多得的非物质史料，而语言中的词汇无疑又是最主要的依据。

本书的第一个部分主要讨论英语词汇是怎样反映文化，而文化又是怎样镌刻到词汇当中的。

先从本书的标题《英语词汇与文化》入手，解读“文化”（culture）这个核心词汇的含义。

从词源上讲，culture一词有耕作、培育的意思，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最原始的活动，后引申为所有人为的东西。在拉丁语词根中，文化还与某种形式的崇拜，如宗教崇拜等同源，这也许是巧合，也许的确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文化这个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对耕作这个行为的看重。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总的来说还是沿用了西方人关于文化的理解。

汉语中“文化”的原意有所不同。在古汉语中，“文”的本义指色彩交错的纹理，

“化”则有更易、生成、造化之意，指事物形态和性质的改变。战国秦汉时期，“文”与“化”出现了并列使用的情况。公元初，“文化”作为复合词正式见诸文章，与“武功”相对，是“文治”与“教化”的总称。

文化与文明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如果要将两者界定开来，仍然可以借助于英语的词源做出判断。

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见龙在田、
 天下文明。” 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指一种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一词相对立。

英语“civilization”（文明）源自拉丁语civis，是在civil的基础上形成的单词。civil正式记录于1387年，其基本意思是“townsman”（属于城市公民的、与公民有关的）。资料记载这个词的前身是“city”，也就是说公民的概念是在有了城市之后才出现的。civil最初具体指城市中的居民举止有教养，以区别于军队战士的粗鲁行为，因此也是礼貌、温和的意思。美国作家、思想家梭罗(Thoreau Henry David ) 的《Civil Disobedience》被译为《和平抵抗》。后来凡与军事相对应的概念基本上都选用这个字，比如“civil war”就指城市公民之间的战争。英王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发生的权力之争而导致的英国内战(1642-1648年）就被称为“civil war”。英语里既有civil rights（公民权利）、civil duties（公民义务）和 civil liberty
 （公民自由）等体现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也有 civil reply（有礼貌的回答）等说明对公民素质基本要求的短语，表明人们对“公民”这个概念理解的不断加深。后来该词逐渐演变为文职、文官。英国的文官制度于1785年正式命名为“Civil Service”，而英国的公务员和行政人员也就顺理成章地叫做了“civil servant”，这个称谓已经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很多机构采用，也传达了西方国家公务员为公众服务、甘做人民公仆的内涵。

从civilization这个概念的来源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明的含义：所谓文明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物质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出现了较为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出现了城市，城市中有了公民，那么文明也就产生了。当然文明还有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文字被广泛使用。

在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文明一词皆为civilisation。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当时由封建习俗向着资产阶级化的演变称之为civiliser，也就是“公民化过程”。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体现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全新的文化被称为civilisation，即“公民化的文化”。因此我们还可这将文明解释为西方民主政治文化中的一种新气象和新趋势。

通过文化与文明这两个字的渊源不难对它们之间的差别做出进一步的解读：文化的外延是比较广的，它包含了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有先进的文化，也有落后的文化，有科学的文化，也有愚昧的文化；而文明则一定是人类主观愿望的实现，是人类进步的选择；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文明则更多地指一种状态，是阶段性的成果。

尽管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内涵有着上述差异，但根本上都体现了一定社会人们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结果。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nboldt）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态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方存在，就肯定能完全派生出另一方。因为理念和语言只允许和要求有相互促进的形式。语言可以说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是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
[②]



法国学者克洛德·海然热（Claude Hagége）在《语言人》中写道：“词语——语言学更准确地称之为符号——并不是一些简单的标签，堆积起来成为语言，也不是一套分类法之下可以数清的项目，它们是观念的源泉。”
[③]



词汇映照历史，词汇反映心灵。对于词汇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学习西方的经典著作，从语言和词汇这个源头上研究和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

科学是西方文化的核心支柱。到底什么是科学？所谓科学“science”，从词源上讲，是分裂、分化的意思，也就是将一个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to separate one thing from another, to distinguish）。在判断一个事物时首先证明它不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判断它是什么。西方人“证伪”的思维方式也与此有关。这样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养成了对任何事情都抱有质疑态度的习惯。“science”的拉丁语词根还有“知道、理解”的意思，也就是通过“证伪”和“质疑”达到了解、理解某个事物的目的。

西方人的科学态度贯彻在任何事业和行为当中，研究语言也不例外。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就曾经说过：“要想知道语言的主要性质，最好先弄清楚它不是什么，不做什么。它在表面上和别的历史过程有种种纠葛，必须摆脱了这些，才能看到它的真面目。”
[④]



英语里大量关于“理解”、“知识”等含义的词汇都源自“science”这个单词：sciolism（一知半解、肤浅的知识）、conscience（伦理或道德上的意识、良心）、conscious（有意识、有知觉的）、nescience（不懂的、无知的）、omniscient（无所不知的）、prescient（预知的、有先见之明的）。在这个基础上构成的plebiscite （公民投票）其实质也是让公民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另一个与这个词源有关的单词scilicet（即、换句话说）其目的也是让别人理解，让别人有知情权。

在西方博大精深的法律体系中有三个基础词，它们分别是“law”、“jus”、和“lex”。

law一词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意思是放置、被纪录下的事情，引申为定下来的事情（something laid down）。在英文版《圣经》中，摩西律法被译为“Mosaic Law”，即体现上帝意愿的一系列法规或道德戒律。这个词并没有justice那样深层的含义，它更多的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对以往发生过的事情的价值判断和对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的遵守，也指建立在道德和良心之上的一套原则和规则。law的含义是在英国本土逐渐形成的，因此以英国11世纪习惯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英美法系又称为判例法，英文是“case law、 judge-made law”，也就是建立在司法判决和先例基础上而非成文法基础上的法律。今天在某一特殊领域内被普遍认可的规矩或惯例都采用这个字，所以它常常与秩序、和遵守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英语中有许多诸如“law and order”、“law-abiding”、“law of nature”这样的固定用法便说明了这一点。处理案件的律师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叫做“lawyer”。

英语中另外两个与法律相关的基础词 “Jus”和“lex”来自拉丁语。其中Jus主要指法律的原则、法律认可的权利，由它显示的基本意义则是“正义”。

从“Jus”这个字派生出三十多个暗含着公平正义的英文法律词汇，其中包括Justice（正义、公平）、jurisdiction（权限、司法权、解释和运用法律的权力）、 jurisprudence（法理学、法律体系）、justicer（法官）、justifier（辩护者、 辩解者）等等。由jus延伸出的这些概念体现了罗马法永恒的影响力，同时也说明在古希腊古罗马人看来，法律的终极目的正是实现正义，因而法学就是关于正义的科学。这一点有着普世的意义，英语中就有一句话叫做“Justice has long arms.” 与汉语中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相对应。

“lex”（法、法律、法律体系、罗马公法、罗马私法）是拉丁语中“法律”这一概念的最原始的表达。与jus相比，这个字的指向较为单纯，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的law有着相同的语义功能，带有“规则的集合”等含义，所不同的是在这个字的基础上构成的形容词legal（法定的、依法的、法律上的、合法的）是今天法律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形容词。之后有了立法者legislator，并在这个单词的基础上得到了动词legitimate。和justice相比，legal主要指墨守成规、法律上的义务等。

与legal同源的单词lecture（演讲、讲座）在诗人荷马看来就是 “to pick out、 select、collect、enumerate”（收集、挑选、列举）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做演讲之前需要先收集资料，从中挑选出有意义的材料，整理之后方可使用，说明演讲者应该遵循的一套程序。

1628年出现的jurisprudence（法理学、法律体系）在100多年后被正式界定为“the philosophy of law”。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人构造这个核心词汇时在jury（陪审团）后面加上了“prudence”（谨慎、慎重），而不是其他的成分。从字面上看，它所表达的含义是陪审团+慎重，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强调陪审团在做裁决时所应该采取的慎重态度，强调法律的严肃性和崇高性，也是人类文明最高境界的“以人为本”的体现。形容词judicial （司法的、法院的）同时还有“公正的”等含义。 judicious 则是“ 明智的”、“明断的”，特别是还有着“审慎的”意思。从这些词汇中也不难领悟到其中的文化意蕴。

在law、jus和lex这三个词汇中，来自古斯堪地纳维亚语的law较为通俗和具体，仍然是今天指代法律最基本的词汇，而来自拉丁语的jus和lex用得相对较少，它们分别演化为“justice”和“legal”而被人们所熟知和广泛使用。justice 引申出较为抽象的概念，指法律的意义，即公平正义，而“legal”则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形容词。因此当今英语中代表法律的名词实际上是law和justice。从这两个字的最初意义上判断，古罗马人更加注重理性的思考，从社会的角度追求公平正义，而古斯堪地纳维亚人所理解的法律更多的是注重法律的效果和遵守法律的意义。了解其中的微妙差异能够使我们很好地把握西方法律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西方法律的深层含义。

英国人以自己为“自由的英国人”而自豪，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人权意识，对于自己的权力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发源于英国本土的“right”除了表达“右边”、“正确”等概念之外还承载了更多的与法律、道德和正义相关的含义。英语中几个法律核心词汇中只有这个单词含有“privilege”（权力）的意思，与法语中的“droit”几乎有着相同的解释，表达了人们对自由平等的向往。

right从reg-派生出来，与其同源的重要词汇有：realm（领域）、rector（教区长、院长、校长）、regent（摄政者、董事）、regime（政权、政体）、regiment（管辖、支配）、direct（指挥）、erect（建立）、rectify（调整）、regal（帝王的）、reign（统治、支配）、royal（皇家的、帝王的）、maharajah（王公贵族）、 regulate（管制、控制）、rule（统治、规则）、reckon（估计、料想）、interrogate（询问）、prerogative（特权）、reckless（不计后果）等。可以看出这些与right 有关的词大都和权力、统治、规范他人等概念相关联，这正是这个单词所蕴含的一种价值判断。

“在西方语言中，语言与思想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同一性关系，也就是心理关系，这种心理关系的特点是抽象的与观念的。
[⑤]



我们以几个人们熟知而又十分常用的英文单词为例，说明它们的来历以及包含的深层含义。

基督教中的《旧约》（the Old Testament
 ）与《新约》（the New Testamen
 ）

指的是人类和上帝之间的契约。即便是与科学毫无关系的宗教也以某种方式让人信服。首先，testament 是“遗嘱”的意思，同时testament的拉丁语词根又是“站在一旁的第三者”，也就是证人、证据的意思。这样看来基督教似乎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的体系：《圣经》是上帝留下的最后的话语，相当于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上帝与教徒之间的盟约，这个遗嘱又是经过见证的。也就是说，人与上帝之间的盟约是一个被见证的过程，因此它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单纯的来自上帝的声音，因而是完全值得人们信赖的。难怪基督教会让那么多的人对它深信不疑，会有那么多的信奉者。与此相关的英文单词“宗教”（religion）则源自拉丁词religio，含义是“敬神”，如果我们追溯它的根源就会发现，在这个众所周知的意思后面，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紧紧捆绑、连结、约束、强迫。其蕴含的意义恐怕是其他语言难以达到的。据考证，它与另一个单词rely有着同源关系，体现宗教对人的控制作用，同时还表达了人对宗教的非常紧密的依附关系。仅仅凭借两个单词“religion”和“testament”，我们便可以领略到西方宗教的蕴意与精深。

古希腊时代，哲学家被认为是最高尚的人，是最有学识的人。柏拉图就认为，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可见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统领一切的地位。汉语对哲学的解释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但是早期希腊哲学与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是不分的，甚至可以说，“哲学是包罗万象及一切知识的科学。”
[⑥]

 因此英语国家的博士学位通称为 Ph.D, 即Doctor of Philosophy，不论文科还是理科。

一百多年前黑格尔（Hagel）的话对此有了很好的解读：“这些科学所欲达到的主要目标，所欲创造的主要成绩，在于求规律、普遍命题，或一种理论。简而言之，在于求得关于当前事物的思想，所以牛顿的物理学便叫做自然哲学，…… 牛顿至今仍然继续享受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声誉，”
[⑦]



philosophy的原意是“热爱智慧”，尤其指对存在之性质和意义的探讨、对某一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批判性研究，也就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对原因和规律的探究。由于这些规律的相互依存，它演变为除技术法则和实践艺术外的所有知识，因而有 “philosophy of grammar”、“philosophy of science” 等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文学艺术专业的博士也叫做Ph.D，这仍然与古希腊的传统有关，因为“希腊人所理解的‘艺术’和我们所理解的艺术不同，凡是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都叫艺术。手工业、农业、医药、烹饪之类也还是艺术。”
[⑧]



来自拉丁语的parliament （国会、议会）最初的意思是“讲话、谈话、商谈”，与它同源的parlor是“客厅、会客室”，也就是谈话的场所。从parliament的词源中折射出当今西方国家议会的实质：议会就是人们发表自由言论的地方。公开辩论的习惯从古希腊时期就延续下来，真理越辩越明。西方议会的特点和功能就是通过各方的争论、辩论而不是其他的方式达到对某事形成共识的目的，从而寻求大家认可和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noble”（贵族）这个词不仅仅是指出身高贵的某个阶层，它的含义还有“having lofty character, having high moral qualities”，并且这个释义比“出身高贵”更引人注目。几乎所有的字典都将noble与精神的富足、责任心、爱心、品格的高尚、奉献与牺牲等精神道德层面的东西联系在一起。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中对于noble的解释首先是of high quality， morally（道德高尚的）、unselfish（无私地）、generous （慷慨的）等。 因此字典上列举了“noble-minded”这样的固定搭配，也有“The attempt to save the child’s life was very noble.”这样的例句。英语中另有从法语引进的noblesse oblige（位高则任重）这样一个习惯用语，强调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必须与他/她的责任与贡献相匹配。《牛津高阶双解词典》第四版在nobility这个词条下更是将“高尚的思想或品格”放在“高贵的出身或地位”之前。

英国贵族的表现的确令人钦佩。在战争中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毕业生的伤亡率远远高于平民的伤亡率，因为贵族要冲锋在前，做出表率。这正是贵族精神的真实体现。

因此我们看到，英国的贵族与我们一些人所理解的生活奢靡、有着强烈的优越感，看不起平民百姓，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蔑视他人基本权利的贵族相去甚远。值得关注的是，noble这个字是在17世纪之后才逐渐有了这些含义，之前纯粹指出身的高贵和引人瞩目的社会地位，这说明人们的价值观在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在不断地走向进步与文明。

如今遍布中国各地的“社区”是一个外来概念，英文是“community”，从拉丁语词根“comm”（公共的、共同的）演变而来。在这个词根的基础上构成的很多单词都带有这样的意义，比如communicate（沟通、通信）就需要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完成。同样来自这个词根的commune 指中世纪的市自治体和其他独立自治体，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是“密切联系、亲密地交谈”，有很强的私密性，因此“巴黎公社”就用了“commune” 这个概念。“公社”后来指一个比较小的团体，其成员分享公共财产、工作和收入。在欧洲国家中commune指最小的地方政治区域，由政府组织管辖。解放初期我国沿用了巴黎公社中“公社”的含义创造了“人民公社”这样一个中西结合的概念和组织。由commune演变而来的community 指住在相同地区和隶属相同政府下的一群人，中国的“社区”这一概念便由此而来。今天的社区主要指居住在同一地域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的居民因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域而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对本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因此最早提出“社区”这个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社区与社会》一书又被译为《共同体与社会》。

talent（天才、人才、才干）原先指使用于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东地区的一种货币单位，在拉丁语中还有“钱的数目”等含义。将天才与人才和货币单位融为一体，足以说明古人对人才和才干的重视和态度。

cattle （家养牲畜）是一个简单的词，看似来自古英语，其实不然，这是一个来自拉丁语的单词，除了牲畜之外，它还指“财产”。根据古罗马的法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他所拥有的牲畜的数量来衡量，牲畜的多少就意味着财富的多少。今天的capital（资本、首都、重要的）与cattle 有着相同的渊源，都与“资本”有关。资本是重要的，所以capital也成为“重要的、首都”的含义。此外pecuniary（金钱上的）与自拉丁语的“peku-”（牛）同源，可见当时地确是用牲口来衡量财富的。

通过对英语词汇的剖析，我们发现它们的确是心灵的反映，其中包含了人类的智慧和价值观，包含了对待善与恶的态度，它们总会给我们带来某种启迪和思考，它们所隐含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有时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因此很多语言学家把语言与人类智慧紧密相连。威廉·冯·洪堡特指出，“语言就是心灵的全部，它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
[⑨]

 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语言能够像英语这样在这个方面给予我们这么多的回报，这便是研究英语词汇的意义，也是我们应该对词汇怀有感激与敬畏之心的理由。

用以下一些零星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词汇中体现出的文化内涵：

history（历史）来自希腊语“historia”，该词最初是表示由询问得到的知识，此外还有“聪明”意思，用这个词代表历史，其含义是很明显的：任何事情都可以从历史中寻求答案，以史为鉴才是正确而又聪明的，这就是希腊人令人折服的智慧。

corruption （腐败）一词中含有分裂成小碎片的意思，隐含了腐败的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散乱和分裂，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它不但说明了腐败对社会肌体的伤害，还告诉人们腐败将会带来人心溃散、社会的分裂等的难以想象的后果。

candle（蜡烛）、candor（坦白、直率）、 candid（无偏见的、坦诚的）、 candidate（候选人）等概念有着相同的词根，皆出自拉丁语，意思是“发光、闪光、照亮别人、洁白的、纯洁的”。从衍生出的几个现代英语词汇来看，不论是直观的物质层面的“蜡烛”，还是抽象意义的“坦诚”都有着非常正面的含义，互相之间也有着某种联系。拥有坦诚正直的特质才能够真正照亮别人，这是人性之光。“发光与纯洁”又引申为“白色的东西”。古罗马寻求得到官职的人总是穿着白色宽松的外袍，意味如要在官场获得职务，必须是心地纯洁无私、所作所为还有着照亮他人的特质。今天英语中的candidate（候选人）就出自“穿白色衣服的”，这是古罗马人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human来自拉丁词根 humus，意为泥土。《圣经》上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是上帝用泥土捏成的，所以有了human being 这个概念。巧合的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娲造人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造人也都是用泥土，因此用human来指人类的确反映出了人类对土地所怀有的情节。人从土地中来，最终又回到土地中去。

bribery 原意为给乞丐的残羹剩饭，后成为“行贿受贿”。将贪官污吏与乞丐

相提并论，这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联想，反映出人们对于贪腐行为的鄙视心理。

spoil 的字面意思是“损害、破坏、扰乱”，而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战利品、剥夺被征服的敌人的武器、赃物、掠夺物，尤其指战争中从战败者那里获取的物品或财产。也就是说，战利品的获得是建立在对他人财物的掠夺和破坏之上的，后来又演变为竞选胜利获得的好处，即赢家所得的利益。

silly在今天是“傻的、愚蠢的”，没人能够想到它是从中古英语seli、 sili（好的、祝福的、被保佑的）变过来的。其演变的过程说明了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幸福就是不去对某事进行刻意的追求。对外界无知的天真的人是幸福的，摆脱奸诈和机巧、内心平淡的人是幸福的，而这样的人是会受到上帝眷顾和保佑的，不能不说这其中暗含着某种哲理，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语言的心理基础。

crush的基本意思是压坏、压伤，指在两个对向的物质间挤压，又有“强有力地拥抱”之意，如果说从以上两个词义中引申出“决定性关头、关键时刻或状况”是容易理解的，那么该词的另一个词义“一时的迷恋、短暂的热恋”（a strong foolish and short-lived liking or love for someone）所传递的意思则令人叫绝。

“合资”的英语是“Joint venture”，表明合资双方不仅需要共同创业，而且还必须共担风险，揭示了合资背后的实质性问题。而“合同”（contract）则是将两个人或两个东西拉在一起。可以看到，英语的表达的确是深刻的，它往往给人以启示和联想。　

“任何一个单词的意思都是源于人们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变化而来， 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历史文化中几代人的集体产物。”
[⑩]

 的确如此，school一词的演变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在古希腊语中，school的书写形式是scholē ，但是scholē并没有今天英语中school（学校）的含义，它的意思是“休闲、消磨时光”，而对于当时的希腊人来说，读书、学术争论、思考问题、谈论哲学和艺术便是消磨时光的最好方法。从这个单词的原义中我们便能感受到希腊人热爱学习，勤于思考的好习惯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爱好。当罗马人需要一个单词表示学术方法时，他们向希腊人借用了这个词，几经演变，到了英语里它便成为了学校、学生、学派的意思。今天英语国家大学里的学院通常都叫做school，也算是反映了这个单词的原有含义。F为英文字母表中的第六个字母，源自腓尼基语的第六个象形字母，代表木栓或木钉。中世纪重罪犯的左颊常被打上F的印记，以示惩戒。脸上带有这种印记的一般都是罪大恶极的犯人，由此创造了单词犯人felon，而felon随即又有了凶残与邪恶的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讲，词汇应该被看作是人类最精致的发明之一，与音乐一样，只是它比音乐更为不可缺少。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词汇的兴趣和研究从来都大于语音和语法。英语中与字典和词汇相关的两个字“dictionary”和“thesaurus”
 在字面意思之外还暗含着某种霸气和高贵，其中前者与独裁、指挥、命令有联系，而后者则含有财富、宝藏之意。从中不难判断出人们对词汇、对语言的理解和态度。

可以不夸张地说，深究起来，每一个单词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都反映出一段历史、一种观点、一个企盼。从一种语言的发展和变迁可以观察到人类世界政治、文化、经济、风俗等等一切活动的变迁。

西方文化在对待家庭的态度上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别。中国文化是一种家族本位的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注重亲缘关系，而西方文化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亲情相对淡漠一些，这一点在语言上有所表现。汉语里关于家庭成员的称谓应有尽有，而英语中指代家庭成员的词汇却是捉襟见肘。英语中叔叔、舅舅、姑父和姨夫都叫uncle，姑妈、姨妈、伯母和舅妈都叫aunt，以至于需要具体区分时往往不得不加上特定的修饰语。“cousin”既是堂兄弟姊妹, 又是表兄弟姊妹，既不能反映出是父系亲属还是母系亲属，又不能反映出所指对象的性别和长幼。最常用的sister和brother也不能像汉语那样分出长幼。这种情况在以词汇量堪称世界之最的英语中并不多见，的确反映出文化对语言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中国人把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叫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是家庭关系的向外延伸，而西方人则一般不会把家庭之外的人叫做“uncle”或“aunt”。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根本问题之一，也必然体现在语言当中。思维方式的痕迹不仅反映在语法上，也反映在词汇里。受西方人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英语里折衷意义的词汇总是很少，有hard 和soft 、near 和far、big和 little, 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概念却不多见。

西方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的特点在语言和词汇上也很明显地体现出来，因此有学者将语言分类为陆地语言和海洋语言并对两种语言的特点进行了研究。事实证明，两种文明在词汇的选取上各有偏爱。“在表达相近的意思的时候，英汉语的明显区别是英国人用他们的航海经验作为生动机制的谚语源泉，而中国人却从他们在陆地上的经验吸取营养。”
[11]



海洋文明在词汇中的体现之一就是与航海有关的词汇很多，出现的时代也很早，这是依靠海上贸易和商业文明发展起来的历经海洋磨砺的西方文化的一大特点。

ship的意思是“挖空”（最古老的船是通过挖空树木而制作出来的。）这个词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有了动词形式，这种情况在那个时期还不多见。在这个词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前缀和后缀的办法派生出了许多新词汇，如shipman、shipper、unship 、shipshape、airship、 warship 、shipmate等等。此外ship还常常被用于文学语言。

与ship相关的固定搭配也体现了海洋文明的特点，比如要表达“当某人有钱时、当某人发财时”，英语里说“when one's ship comes home”，因为从海上归来的人总是会带来巨大的财富。一个管理完善、效率高的企业、组织或家庭被比喻为“a tight ship”，因而辞职、离职也就被叫做“ship out”。

由ship构成后缀的英语单词也无计其数，它们分别表示情况、性质、状态、身分、资格、职业、技能、技巧、某集体的成员等等，如hardship、friendship、kingship、marksmanship、scholarship、courtship、penmanship、readership 。可以看出，由ship构成的词汇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是其他词缀所难以达到的。

在英语中有大量与海洋或航海有关的词语和习惯语法，表达了人们对于大海的波涛汹涌和神秘莫测的认知。sea change （突变、突发性彻底转变)、 a sea of controversy（大量的矛盾）、at sea （茫然不知所措）。有一个表示处于“进退两难、两个都不能接受的选择的境地”的短语叫做“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将蓝色的大海与魔鬼相提并论，这其中隐含着对海洋难以驾驭的恐惧心理。

海盗（pirate）这个从古至今都存在于世的行当导致了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出现。英语里的盗版、剽窃使用的就是这个来自古希腊的“pirate”（海上劫掠者、未受任何主权国家委派的海上抢劫或从海上来到陆地上抢夺的人），从最初的抢夺财物，到现今的扣留人质，再到学术界的非法获取和翻印抄袭他人作品都沿用了这个字，并且仅此一字，并无他词。

西方人是好动的民族，学界有观点认为他们属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的游牧民族。他们为生存而流动、进取，与中国的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喜好平稳的生活态度截然不同。最早的游牧民族靠双脚游走四方，谋求生活。英语中“foot”一词的用途远远超出了“脚”这个概念本身。西方人不仅发明了表现脚力的足球、发明了各种体现在脚步上的交际舞，还用foot（英尺）作为法定标准的长度单位。英语中更有大量与foot 相关的用法，这些用法是汉语中从来没有过的：the foot of a parade（表示末尾），at the foot of the class（阶级的底层），footed up the bill（结账），footed the expense of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付钱、支付费用），best foot forward（留下好印象），feet of clay（表现出的缺点或错误），on one’s feet again（疾病或渐愈之后完全康复），put sth. on its feet （正常的运转状态），on the right foot （顺利），on the wrong foot（不顺利），at (someone's) feet（被吸引或被迷住），have a ball at one’s foot（有成功的机会），with one's wrong foot foremost（心绪不佳），measure another man's foot by one's own last（以己度人）等等。foot甚至可以用来表示任何行动：the only other Democrats who've demonstrated any foot till now。可以说，foot一词几乎用到了工作、生计、生活、身体状况等各个方面。

相比之下，中国的饮食文化世界闻名。中国人素来信奉民以食为天的原则，在汉语中一个“吃”字的用途堪比英语中的“foot”：吃得开、吃香、吃老本、吃苦、吃醋、吃不消、 吃不准、吃干饭、吃官司、吃不了兜着走、吃饱了撑的、吃软饭、吃豆腐、开小灶、啃老、混饭、铁饭碗等等习惯用语都是中国的饮食文化的另一种表现。今天中西文化的一个差异就体现在宴会上，中国人吃完就回家，而西方人吃完之后还有很多活动，比如交谈、跳舞、喝茶等。宴会之后“What’s next？”总是他们要提的问题，因而有人说中国人是“吃的文化”，西方人是“舞的文化”。

西方文化又以商业文明著称。以商业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都有体现，特别是在金融业十分发达的英国更是如此。英国的节假日休息时间并不以政府部门放假的时间为基准，也不以百货商店放假的时间为基准，而是将银行放假的时间规定为法定节假日，因此英国的官方节假日叫做“bank holiday”，仅仅这一点就感觉到商业气息的浓厚。

中国人至今习惯于把大街叫做某某“路”，即便是商业区也是如此，而英语国家则很少这样。他们的商业区往往被叫做 “街”（street）而不是 “路” (road)，如华尔街（Wall Street）、牛津街（Oxford Street）。“街”是一个带有明显商业气息的概念，与中国的农耕文明形成了对照。

所有与商业、贸易、交易相关的词汇都体现出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商业习俗和态度。business（生意、贸易、商业）由busy（繁忙）而来，这本身就说明西方人很早就忙于商务贸易活动，他们的日常事务中包含了大量的商务活动。business除了交易、生意之外还泛指其他多种领域。美国第30任总统Calvin Coolidge曾经用过这样的句子：“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 （美国的权利是交易）。business甚至还引申为“个人私事”。

英语里的“习惯、风俗”一词就是由“海关、缴纳租税、关税”等商业意义浓厚的词“custom”引申而来。custom同时还有同样具有商业意味的“定制、承接定做”的意思。customer（顾客）这个十足的商业词汇还被延伸为任何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另外两个表示商业和贸易的词trade（交易、交换）和commerce 最终也延伸到更为广泛的领域，其中trade指各行各业，commerce也有了交往和社交之意。

将商业活动与习俗习惯联系在一起，说明了西方文化中商业文明的影响；将商业贸易与社交和个人之间的交往等活动相提并论，同样说明了西方文化中商业文明的影响。

总之，海洋文明和商业文明这两大特征在英语词汇中都得到体现。

文化的变迁对语言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语言任何时候都要反映出说话者的需求、认知、感受、兴趣、利益和态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要变化。有时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也会在语言上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往往是难以消除的。

英国和荷兰在争霸世界的过程中结下了怨恨，英国人对荷兰人曾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情绪很自然地在英语词汇中体现出来。英语里含有Dutch 的词多带着贬义，不难理解为什么下面这些固定语法都有着负面的含义：do a Dutch（逃走）、in Dutch （失宠或陷入麻烦）、Dutch courage （酒后的勇气）、Dutch bargain （饭桌上的交易）、 Dutch comfort（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慰）、beat the Dutch（空前出众、干的事叫人惊叹）、 do a Dutch act （自杀）、Dutch defence （虚张声势的防御）、Dutch uncle（过分直率或严厉地批评或谴责别人的人、动辄训人的人, 唠里唠叨训人的人）等等。可以看出这些与荷兰人相关的固定用法无一是褒义的。今天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带有Dutch 的短语恐怕要数go Dutch，或者说Dutch treat ，这是大家一起到餐厅吃饭时各自付账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AA制，这种做法现在看来很常见，当初却是贬义的。由此可见，词汇所表现的含义往往反映了一段历史的真相。

“语言之所以能够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表现提供珍贵的见证，是因为语言里到处留有不同的知识状态和文化状态的烙印。”
[12]



我们从20世纪以来每十年间出现的词汇中各取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单词，来看它们是如何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等方面反映历史的。


1900s
 ：


bread line：等待分配救济品的队伍 （反映出20世纪初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

identity car：身份证（对各类人员的管理已经十分规范）；

smog：烟雾（一方面说明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同时也说明合成构词法在当时就已经流行：smog 由smoke 加fog 合成而来）；

paper handkerchief：纸巾（一次性产品开始被使用，表明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social security：社会保险（已经有了对于残疾者、失业者和老年人给予经济援助的制度）。


1910s
 ：


newsreel：新闻影片（电影已经发明并被用来记录新闻）；

tabloid：小报、通常伴有插图和耸人听闻的材料（反映了当时英美社会的新闻状况）；

tear gas：催泪瓦斯（平息暴乱的一种非致命的方式，同时也反映科学技术的发展）；

technocracy：技术专家政治（由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控制的政府或社会系统，表明一种思潮的出现）；

cubism ：立体派（出现于巴黎的一个绘画和雕刻抽象流派，曾受到一部分艺术家的追捧）。


1920s
 ：


penicillin：青霉素 （重大科技发明）；

cocktail party：鸡尾酒舞会（通常在傍晚举行，反映当时的社交活动 ）；

montage ：蒙太奇、画面剪辑 （电影技术的进步）；

crisp：炸土豆片（一种新型快速食品的出现）；

summer time：夏令时（通过夏时制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至今英国仍然实施夏时制）。


1930s
 ：


black market：黑市 （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混乱的现象）；

documentary：记录片、文献片（ 以实事求是的方式反映政治、社会或历史题材）；

commercial：在电视或收音机上的商业广告（商业发展迅速）；

civil defence：民防 （二战初期开展的空袭期间和其他危险情况下市民自我防护措施）；

supersonic：超声波、超音速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1940s
 ：


bikini：比基尼（虽然刚出现时引起轰动，但毕竟是一种新事物，反映人们的观念在变化）；

hologram：全息摄影、全息图（说明当时的感光材料和冲洗技术都已十分先进）；

quisling：卖国贼、内奸（特指二战期间充当傀儡的卖国贼，这一群体的出现本身也是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

car-pool：轮流用各人的车运送、参加合伙用车（人们相互之间的合作意识逐渐增加）；

atom bomb：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震撼力的字眼之一）。


1950s
 ：


go-kart：微型赛车（五十年代的人们已经将现代科技运用到娱乐活动当中)；

blue collar：蓝领（ 正式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区分各种不同的劳动阶层）；

beatnik：奇装异服言行乖僻的人（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批不按常规行事的年轻人）；

meritocracy：精英领导，根据个人能力或成就而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或领导人（注重能力和民主意识的体现）；

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 二战后西方国家已经有了联合一致，共同维护国家利用的意识）。


1960s
 ：


flower power ：非暴力政治主张（以佩戴花儿为特征的嬉皮士所倡导的一种非暴力政治主张，体现当时的一种政治思潮）；

brain drain ：人才流失（说明各大企业和公私营组织之间竞争激烈，对于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

dancercise：有氧健身操，为有氧运动所设计的活力舞（人们追求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family values：家庭价值观念（由于家庭观念在不断下滑，西方国家开始倡导传统的家庭道德及社会价值观念）；

kung-fu：中国功夫 （华人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不断增加）。


1970s
 ：


quango：由政府提供资金但是自主行使权力的半官方机构 （社会组织新模式的出现）；

stakeholder：股东（反映了企业建设的概念，现在已经延伸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global warming：全球变暖、全球温室效应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人类的普遍关注）；

miniseries：电视连续剧（一种新的娱乐模式的诞生，反映文化业态的日益丰富）；

outsource：外界供应、外包（为缩减开支而把全部或部分生产和或工作包给外界的供应者或生产者）。


1980s
 ：


rolling news ：滚动式播出的新闻 （新闻传播更注重实效性）；

yuppie：雅皮士，拥有待遇优厚的工作和富裕生活的年轻成功人士（一种新兴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road rage：路怒，在驾车行使过程中司机所表现的暴力行为，比如由于交通堵塞而造成的愤怒等（由于汽车大量普及带来的麻烦）；

white knight： 救星，前来救援的人（通过购买实现接管某一目标公司以拯救该公司及其员工，说明企业运作和发展状况）；

help-line：助人热线 （专门为需要的人提供各种资讯和服务的热线电话，体现了服务更加多样化和人性化）。


1990s
 ：


twigloo ：用树枝建筑的房子（由twig 和igloo缩减而成，主要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倡导并居住，说明环保意识在不断增强)；

Euroland ：承认并使用欧元的欧盟国家（1999年流行，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loyalty card：积分卡、会员购物卡（商业促销手段的日益繁多）；

OMOV：一人一票（one member, one vote的首字母缩写。英国工会组织中采取的民主选举制度，与集团投票block vote相对应，反映民主意识的增加）；

grey pound：灰色磅、购买力很强的富裕老人（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13]



这些词汇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人类在20世纪每个阶段的发展足迹。

进入21世纪之后的十几年中间出现的新词汇同样代表了时代的旋律。


2000s
 ：


glocalization：全球本土化 (由globalization与localization两词合并而成，意味“全球化下的本土化”，说明全球化对地方企业带来的影响)；

cyberslacker：工作时间用因特网做私事的人（如看与工作无关的网页、在网上采购私人用品、收发私人邮件等，同样说明互联网的作用) ；

carbon footprint：碳足迹（某个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指人类能源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提高）；

flashpacker：商务背包客（背包客中比较富有的一个族群，张扬个性，探索未知，具有传统背包客特立独行的特点，又有经济上的自由）；

MicroBlog：微博（现代社会追求简单快捷的表达与交流，个人意愿传播形式的一个重大突破）。

以上一百多年的人类历史中选出的这五十五个单词，让我们对每一个时代的人类发展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回顾。通过这些有代表性的词汇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生活从贫困走向富足；从复杂繁琐走向简单快捷；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污染走向环保；从混乱走向有序；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分裂走向合作；从封闭走向包容；从集体认同走向个性彰显。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以一种更加人性化和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人类正在从现代走向后现代，而这一切都在词汇上全面而完美地体现出来。语言的确是一面镜子，它随时都在记录和反映人类的活动和社会的变迁。词汇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忠实地记录下人类活动，无一不反映出人类进步的每一步脚印。语言史就是一部人类史。

这些词汇在反映了英语国家社会发展的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离现在越近的词汇，在全世界的流行度越广泛，影响力越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词汇更是如此，说明英语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我们用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的一段论述作为本书第一个部分的结束语：“至今我们看到的真正属于语言的东西都指出，语言是人类精神所创化的最有意义、最伟大的事业 —— 一个完成的形式，能表达一切可以交流的经验。这个形式可以受到个人的无穷的改变，而不丧失它的清晰的轮廓；并且，它也像一切艺术一样，不断地使自身改造。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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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多姿而又复杂困扰的英语词汇


语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在语音、词汇和语法这三个要素中，词汇无疑是最重要的，是其他两个部分的基础，没有词汇，语音就无从谈起；没有词汇，也就没有构成语法的元素。任何语言的教科书，第一课都是学习词汇。一个人无论发音多么准确优美，语法知识多么丰富，如果词汇掌握不好，就无法完成最基本的交际与沟通，更谈不上较高层次的表达。没有语法，表达甚微；没有词汇，表达为零 。

学习一种语言首先从词汇开始，一种语言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词汇。词汇在人们对语言的理解上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在人类所有语言当中，英语词汇之丰富堪称世界之最。

我们将英语与汉语相比。汉语文化可谓博大而精深，其表现力非常丰富，但就词汇的丰富多彩而言，英语远远超过汉语。以日常生活中最常见而又普通的词汇“高兴”、“愉快”为例，汉语中含有这个意味的词汇算是比较多的，大概有十几个，而在英语里这样的词汇有将近三十个：glad、agreeable、cheerful、delighted、delightful、gay、happy、joyful、 pleasant、pleased、chirrupy、delectable、merry、beatific、joyous、blest、beaming、animated、felicity、amused、blithe、 jolly、 mirthful、blissful、bright、contented、charmed、lighthearted。

可以看到，这里所列举的词都是简短而常用的，并不生僻。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表达了不容易替代的内涵，既有语义共性，又有语义个性，它们直到现在还都是常用的词汇。

英语里表达“说”、“叙述”可以有十几个词：say、talk、speak、chat、chatter、gossip、murmur、narrate、state、observe、relate、remark、argue、converse、express、indicate、comment、note等等，明显多于汉语。

表示女人特征、身份和气质的单词在英语中便不止一个：feminine、female、womanly、womanish、effeminate、ladylike、muliebral 等，这在其他语言里也是不多见的。

英语中“velleity”的意思是微弱的欲望，并不导致行动的、单纯的愿望。这样的单词即便是在富于表现力的汉语中也是很难找到的。

“bathos”（突降法）指一种突然的、意外的变化，特指在文体上从庄严崇高降至平庸可笑，从而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样的表达也许是英语里所独有的。

如此丰富的词汇给人们的表达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以至于有人说，“对于有思想的人，语言是从不拒绝为他服务的。我们不要听信那些把自己著作的弱点归咎于语言的那些笨拙的作家，过错总是在他们自己身上。”
[15]



英语词汇的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undergo与 go-under、 overtake 与 takeover、upset与 setup 、output与putout、 break out与outbreak等单词的两个部分颠倒一下，词的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英语词汇是富于表现力的，比如“worked”这样一个单词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工作，另一个是过去时。

英语词汇的外在形式也是丰富多样的，有由一个字母构成的单词“I”，也有由长达28个字母组成的单词“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ism” (反对政教分离主义)，其中有七个语素：“anti”、“dis”、“establish”、“-ment”、“-ari”、“-an”和“-ism”。有些专业词汇更是长达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字母，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懂它们，足以说明英语单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英语词典中，不少单词所占的篇幅长达几页，所包含的意思之广令人惊讶。常用词“sound”共有五种词性：形容词、名词、副词、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不包括与其他词汇的搭配和增加词尾的用法，sound本身所含的词义在《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便有二十多个。其中作为形容词的有六个，作为名词的有六个，作为动词的有九个，作为副词的有两个。另外与sound意思相近的单词也有二十多个。在《牛津英语词典》中，仅仅是“set”这一个单词就用了六万多个字去描述和讨论它，相当于一部短篇小说，难怪有人诙谐地说，了解了“set”，就等于了解了英语。

英国一个连环漫画中用一个穷困潦倒的主人公的经历来说明同义词的丰富。一开始这个衣衫褴褛的人被叫做 “poor”,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他又分别被叫做“needy”、“deprived”、“underprivileged”和“disadvantaged”。漫画的结尾还打趣地说，虽然他还是一文不名，但他的确学到了许多新的词汇来描述他自己。

由于拼音文字的特点，英语词汇的丰富还表现在同源词汇的差别上，例如forceful 与forcible、continual 与continuous、childlike与childish、informant与 informer等等。这些数目众多的、词根相同而意义不同的成对的单词给学习者带来很大的困难。

也许有人认为 “理想的” 语言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单词只有一个意思并且只与一个另外的单词搭配，但是这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已。多个单词表达一个概念是英语的一大特点，而一个单词表达多种含义又是英语的另一大特点。由于存在的这些特点，英语被公认为是“词汇最丰富、词义差别最微妙的语言。”
[16]



英语词汇的丰富和使用搭配的多样化，使得它的表达比较复杂，为学习者和使用者平添了不少麻烦。比如，汉语官衔中的副职只需一个字便可，即在该职位前面加上一个“副”字，任何行业、任何职务都不例外。而英语中的“副”则不可以用一个统一的单词来表示。英语里表示“副”职的词一共有六个： vice-、 deputy、 associate、assistant、under 和 sub-，每一种选择都需要视不同的修饰对象而定。汉语中要说任何职业和职务的女性，在该职务或职业名称之前加一个“女”字即可：女教师、女主持人、女市长、女委员、女医生、女服务员、女发言人、女清洁工、女演员等等，没有例外，而英语要复杂得多，必须加前置定语或是作词尾变化。比如，女医生是“female doctor”，女服务员则是waitress。

quarter是一个很普通而常用的词，而它所包含的内容却很不普通。其一，它可以指时间，表示一刻钟、一个季度、一个学期的时间长度；其二，它可以指空间，表示地段和方位，在指空间时还可用作动词：quartered the troops in an old factory building.（部队驻扎在一幢破旧的厂房里）；其三，它可以指重量，在用作重量时还很复杂：四分之一磅、四分之一吨；其四，它可以指长度，九英寸、四分之一英里；其五，它可以指某个特定的人或团体：information from the highest quarters（来自高层的信息）。相比之下，汉语里同时代表时间、空间、长度、重量和人物的词却是凤毛麟角。

有时甚至一个普通的数字也可以表达多种意思，如“the Forty -five”，可以是45口径的手枪，也可以是每分钟四十五次转速的唱片，还可以是英国詹姆士二世党徒1745年的政变。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像英语这样在某一个意思的表达上有这么多的选择，几乎人类所有具体的和抽象的事物都可以在英语词汇中找到表达，几乎每一个英语单词都有意思相近的同义词。不论是普通大众还是文学家或其他学者，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语言，而这样有特性的语言正是由不同的词汇来体现的。

英语词汇到底有多少？这也许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论哪种语言，其状态都在随时发生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的词被创造出来，又不断有老的词汇消亡，还有一些词的意义在悄悄发生变化。即使是最新、最全面的词典也无法将一种语言中的所有词汇列出来，因此最新的英语词汇数量总是很难统计。就在学者们精心编撰的最新字典面世的那一刻，也许已经又有了不少新词诞生，并很快流行，以至于不断有各个不同领域的小型专业新词汇字典问世。

仅在1961年出版的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中就已经收录了450，000 多个词条。在1992年出版的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中达到500，000个词条。这两部字典都是当今世界上最权威、容量最大的字典。如果不包括合成词
[17]

 、古语、缩略语、专有名词、方言、有多种拼写形式和词尾变化的单词，1963年版的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共有大约54，000多个基本词汇。

由于编者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牛津词典更多地收录了英国的方言和历史参考资料，而韦伯斯特词典则较多地收录了与美国相关的词条。

语言伴随着人类，词汇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据统计，英语国家一个人在正常的交谈中每小时要涉及4000到5000个单词。在收音机广播的一般性报道中每小时接收8000到9000个单词。普通速度的阅读者每小时浏览14，000到15，000个单词，如果一个人每天谈话一小时、听收音机一小时、阅读一小时的话，他每天要碰到大约25，000个单词。

需要掌握多少词汇才能顺利阅读英语文献？根据Francis and Kucera 1982 年在布朗文集（Brown corpus
 ）上的统计，掌握一千个单词可以阅读72%的文字，三千个单词可以阅读84%的文字，掌握一万五千个单词可以阅读大约97%到98%的文字。Collins COBUILD
 的统计也差不多。这就是说，要阅读布朗文集或科林斯文集上的文章，有一万五千个单词的词汇量就基本不用查字典了。一个接受过平均水平教育的英语本土国家的人有两万个英语词汇量（不包括词缀和合成词）。
[18]



莎士比亚是世界公认的词汇量最丰富的英国作家之一。根据英国广播公司1986年的统计，莎翁的写作词汇在三万个左右，如果除去词尾变化的单词，如say、 saying、 said 、says等等，他所使用的词汇量也有两万个左右。

也正是由于英语词汇无与伦比的丰富程度，使得英语作家有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源泉。一个作家所掌握的词汇量的大小已经成为衡量他/她写作水平的标准之一。人们谈到某某作家的词汇量达到多少时，总会由衷地产生敬佩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文化人与一个文盲，或是只有低等文化的人在语言水平上的最大差别便是词汇量的不同。

人们在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词汇的同时，也给自己套上了复杂的枷锁，这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悖论。在现实当中，一个单词往往有着多种含义，而要表达一个意思可以有多个单词。无论专家们怎样仔细地去为一个单词做定义，他们都会发现歧义和模糊是难免的，这也许就是语言，尤其是词汇的一个重要特征。词汇产生模糊性的原因通常是因为词汇本身的边界本来就不可能很清晰，除了一些有严格限制的科技词汇，专有名词和少数特指某个事物的词汇以外，大多数英语词汇都包含着多种意思和比较模糊的含义。越是抽象的词，含义也就越广泛 ，意思也就越模糊。

于是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字典在解释词义时不得不采取折衷的办法，以至于学习者都存在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当他们想要借助于字典弄清楚一个单词的确切含义时往往会发现，字典中对于词汇的解释同样地难以理解。”
[19]

 所以英语专家们不得不编写专门的同义词字典来对付它们。Geddes & Grosset 2002年出版的Webster’ New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中就收录了十万多个同义词。

通常我们对同义词的定义是在同一个句子中可以相互替代的单词，但经过多年的演变，许多同义词已是无法自由替代，或者说在某些句子中可以相互替代，在更多的句子中则不能替代。能够在任何上下文相互替代的同义词叫做strict synonymy（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 在很多场合不能替代的同义词叫做 loose synonymy（不精确的同义词）。事实上英语语言是多变而微妙的，即使是语言学家们自己也怀疑英语中是否有strict synonymy 的存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要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人类的语言也不例外。当两个，甚至三个词汇表达完全相同的意义时，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就注定要消亡或改变其原来的意义，否则便难以存活下来。能够留存下来的同义词必定有其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成分和因素，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是这样。就拿同义词最多的英语和法语来说，有些意义相似的成对的词汇中，一方已经在意义上产生了细小的变化。

也正因为如此，在任何字典上所查到的同义词都有意义不同的例句。比如：count、calculate、和compute三个词都来自拉丁语的calcalus (古人用来计数的小石子)，在现代英语中，count 是计算、计数，calculate 和 compute 都做运算讲，而compute则主要指用计算机进行运算。

严格地说，unloose 和 loose、unravel 和 ravel 这两对同义词从字面上解释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是说，un- 这个前缀作为“松开、拆散、去掉”的强调用法是多余的，以至于有些语言学家建议免去这个前缀。它们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在某种场合仍然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比如在语言的感情色彩方面，因而两组词汇的使用在很多场合已经固定下来。

英语里有两个拼写形式相似，意义也完全相同的词“helpmeet” 和 “helpmate”，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另一个的变体，《圣经》创世纪“I will make him a help meet for him”中的meet 本来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合适的”。1673年，英国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在help和meet中间加了一个连字号使其成为一个名词。它的同义词helpmate则是help加mate组合而来。这两个同义词被同时保留下来，大概是因为helpmeet有着文化渊源，而helpmate则更加符合词汇的构词习惯，因而更受欢迎。

英语同义词之多是世界公认的。同义词的出现和增加主要是因为拉丁语和法语的介入，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而形成的，一开始并没有同义词，或者说没有这么多同义词。随着外来词汇的增加，同义词也就变得越来越多。拿其中的一组同义词climb 和 ascend来说，climb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词，而ascend 是在14世纪进入到英语中的拉丁语。也就是说在14世纪以前，英语中表示“爬高”的意思只有climb这一个词，与它同义的词汇是不存在的。

在古英语单词before的两个同义词 preceding和 previous中，preceding是在14世纪通过法语进入英语的，而 previous 是17世纪从拉丁语中引入的。think的两个同义词 ponder和 cogitate中的 ponder 是14世纪引进的法语字，cogitate则是16世纪引入的拉丁字。这两个简单的例子代表了一种规律，那就是在三个一组的同义词中，中世纪时期引入的法语字为古英语词汇作了补充，文艺复兴时期引入的拉丁字又对先前进入到英语中的法语词汇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liberty和 freedom毫无疑问是同义词，在汉语中这两个词都译成“自由”。汉语里的“自由”这个概念可以用在任何场合：“为自由而战”，“我在这里不自由” 等等。但英语的情况却复杂的多，比如在“I am not at ______to tell you.” 中只能用liberty, 而不能用freedom 替代。不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发现”和“发明”都有着不同含义，但“发现”一词在汉语里只有一个，而在英语中最常用的表示“发现”的单词就有find和 discover两个。多出一个就会带来不少麻烦，我们可以说：“We found /discovered the boys hiding in the shed.”但在“Sir Alexander Fleming discovered penicillin in 1928.”中不能用find取代 discover，而在汉语中这两个词是完全一样的。在句子“Keep/Retain your ticket for further inspection.”中， keep 和 retain可以相互取代，但在 We keep the window open all night 一句中，retain 却不能取代 keep。transport 和 carry 同指运输、传送，但前者总是指长距离的、需要使用交通工具的运输；而后者则指短距离、人工完成的运输。“口头协议”我们可以说oral contract，但决不能说成 spoken contract。在严格的法律用语中，可以说一个人 plead guilty 或 plead not guilty，但不能用 plead innocent，然而在非法律文章中 plead innocent 却得到广泛认可。high 和tall都修饰building，但只有tall能够修饰人，如此种种。

如果当初英语没有一股脑地把那么多的外来语收入囊中，恐怕今天不论是英语国家的人还是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人都容易得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同义词对于一种语言来说似乎又是多多益善的，不同来源的英语词汇体现出不同的文体风格，并倾向于用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当中。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词汇的选择都有自己的考虑，不同文化水平的人们总会找到适合的词语来表达自己。反过来，从不同的词语选择中也体现出使用者的身份和素养。同时通过英语同义词我们可以进行多种语言的对比，因此同义词为我们研究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素材。

在任何字典上都可以发现同义词比反义词多得多，这个现象似乎很好理解，因为“就词汇的总数量来讲，与词汇相互关联的概念中有相反意思的情况是有限的，而同义词之间却没有这种理论上的限制。”
[20]



人类的任何语言都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英语也不例外。有些问题也许英语国家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对于其他国家的学习者来说却是难以理解的。 “只有当人学会用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语言时，他才能发现这种语言对外国人来说有什么特点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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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旁观者看来，英语尽管词汇丰富，但仍然有着不少缺陷，有些地方显得不够严谨，甚至缺乏逻辑性。

英语中的you既指单数又指复数，而当you用作单数时动词又不用单数的am或 is，而用复数的are；whose是用来修饰人的，但是单数修饰物时也用它，这些现象严格说起来都是不符合逻辑的。

valuable 本身是贵重的、颇有价值的，难以理解的是，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否定前缀“in”之后，不但没有变成一个否定词“没有价值的”，反而成了“更有价值的”、“价值连城的”，当然从汉语的字面上它的确是一个否定词，那就是“无价的”。 valuable 真正的反义词则是体现在后缀上，即valueless（ 微不足道的、没有价值的）。

masterful（专横的、爱支配人的）和masterly（精巧的、细致的）看上去如此相似，意思却是千差万别。

容易混淆的远远不仅只是词汇本身，在词的搭配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Merry Christmas！Happy New Year ！Happy Birthday ！但从来不说 Merry Birthday ！ Merry New year！虽然有时也说 Happy Christmas ！

数量巨大而又复杂的英语词汇难免带来无数的问题，产生难以解释的令人困惑的现象。

umpire和referee 所做的工作完全一样，都是运动场上的裁判员，但是曲棍球和棒球比赛的裁判用前者，而其他运动的裁判却用后者。同样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网球场用court，而板球场用pitch。

motherly、maternal和mother 三个词都可以做形容词，母爱既可以是mother love ,也可以是motherly love，母语只能是mother language，不能说motherly language，而舅舅则只能说maternal uncle，而不是mother uncle，也不是motherly uncle。这些错综复杂的规则着实让人难以应对。

尽管大多数英语单词总有与其相对应的反义词，但是仍然有少数词汇存在例外，比如很多带有否定词缀的单词在字典中找不到它们的肯定形式，成为英语中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如有 dishevelled （散乱的、蓬乱的），没有去掉“dis” 的肯定形式“shevelled”；有distraught（精神错乱的、发狂的），没有所谓的肯定形式“traught”。有些词汇即便有相应的肯定式，但也很少被使用，如indelible和 innocent 是常用的否定词，但是它们的肯定形式“delible”和“nocent”的使用却非常罕见。相当一部分肯定意义的词汇是在否定词汇的基础上直接去掉否定词缀而得到，如 unkempt原先并没有肯定形式，后来在否定式的基础上采用逆向构词法得到了kempt。字典上关于“gruntle”的解释明显少于其否定形式“disgruntle”，这些奇怪的语言现象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

youth 和youngster 都是年轻人的意思，但 youngster 听起来就比youth要亲切许多；rancid 和 rotten 同样是腐烂变质之义，可是如果是butter 和 bacon坏了，只能用rancid，而egg坏了却要用 rotten。

同一个英语词汇有时会有完全相反的意思，这也是非常困扰的现象：bolt 就有同时具有闩好和跑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Bolt the door.（把门闩好），The horse bolted.（马惊跑了）。cleave 既是劈开的意思，同时又是粘住的意思：cleave a path through the ice.（从冰中劈开一条通路），cleave to one's principles.（坚守一个人的原则。）如果在开会时使用“wind up”，表示会议结束了，而给手表“wind up”则意味着手表开始运转了。ravish 是巧取豪夺的意思，而它同时又有着一个与此不着边际的意思“狂喜”。blunt 指钝的刀具，试想，一个不锋利的刀是很难杀伤敌人的，但这个词却有“挫败敌人”之义 ，而迟钝更是无法与话语直率、尖锐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词汇既丰富又缺乏的现象导致一些矛盾的表达，比如“How old is your baby? ”这样的句子中，刚生下来的婴儿也不得不面对一个“老”字。

形容词中一些词以“ic” 结尾，如academic、alcoholic、allergic、artistic、catholic、 dramatic、emphatic、fantastic、specific、phonic、phonetic等，一些词以“ical”结尾，如elerical、clinical、critical、heretical、grammatical、lexical、musical、radical、topical等。对于这两种形式并没有统一和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讲，以 ic结尾的多用于书面，以ical结尾的多用于口语。但困扰的是一些以“ic”结尾的词，如 dramatic （戏剧性的、生动的），没有dramatical 这样一个形容词，却有dramatically这个副词；同样 emphatic（语势强的，用力的、显著的）没有 emphatical，而有 emphatically。也就是说，一些词在变成副词时必须首先成为ical，再加上 ly，而该词的ical形式却并不存在。

少数单词两种词尾都可以用，意思上基本没有差别，可以自由使用，比如：arithmetic(al)、egotistic(al)、fanatic(al)、geometric(al)等。这些词在使用上惟一的细小差别就是上面所说的，以 ic结尾的一般多用于书面，以ical结尾的多用于口语。但是两种结尾形式都有的形容词在使用的时候又带来麻烦，比如在“Keats has often been praised for his lyric gifts.” 中不能用lyrical，而在“John was lyrical in his praise of the meal.”中又不能用lyric。

还有一些现象也值得注意，比如academical 并非形容词，而是名词，意思是“大学制服”。clinical（临床的、病房用的）是形容词，而clinic却不是形容词，它的意思除了诊所，还有培训机构，如vocational clinic（职业培训中心）、 tennis clinic（网球教学中心）。

英语里有tap（轻打、轻叩），又有一个貌似与“tap”有着直接关系的“untapped”,但是这个词的意思却与“tap”毫不相干，它的词义是“塞子未开的，未使用的”。更奇怪的是，这个词并不是从“untap”而来，英语里压根就没有“untap”这个字。

这些毫无依据的语言现象可以说俯拾即是，让人无所适从，不得要领。

英语词汇的复杂性往往导致许多字面上不符合逻辑的现象，英语国家的人自己也编出下面这些自嘲的文字游戏。

abundance（丰富）= a-bun-dance（面包跳舞）；

babysitter（临时照顾婴儿者）= a small child that has not learned to crawl or walk. 　（只会坐着的婴儿）；

detail（细节、详情）= removing a tail.（割掉尾巴）；

eyedropper（点眼药器）= a clumsy ophthalmologist.(一个蹩脚的眼科医生，因为 把病人的眼睛都弄掉了)；hardship (困苦、艰难) = a ship protected by thick cover.（外壳厚重的轮船）；housekeeper（家庭主妇、女管家） = a lady that kicks her husband out and keeps the house.（将丈夫赶出家门而独自占有房子的女人）；

retire（退休、隐退）= replacement of tires. (替换轮胎 )；

showoff（炫耀卖弄的行为、炫耀卖弄的人）= the show has been

cancelled.(演出被取消了)；

selfish（自私的）= what the owner of a seafood store does.(卖鱼的)；

sweater（毛衣）= a person that freely perspires.(一个自由呼吸的人)；

还有人开玩笑地说，“Basic”（基础英语）一词由 British、American、Scientific、International、Commercial 等词的首字母组成，也就是说，英语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使用的语言，它是科学的、国际化的语言，同时也是商业化的语言，正好将英语的特征恰到好处地描绘出来， 拼音文字的特点和有趣之处显现无疑。

英语里也不乏许多外国人难以弄明白的幽默说法，比如当一个人说“I am going to pay my respect.” 可能以为他要去见某个大人物，但他去的地方却是洗手间。原来 W.C 恰好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 Winston Chichill 的缩写。如果当有人去洗手间时却说要去找詹姆斯.邦德，你也不要感到奇怪，因为英国方言Loo (洗手间)倒过来看正好是“007”。

语言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体系，其庞大和复杂的程度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词汇又是语言中一个最为庞大和复杂的领域。英语的表达和形式的确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对语言的想象力也是无穷的。魔幻般的英语词汇印证了尼古拉斯·奥斯勒（Nicholas Ostler）的那句话：“如果说语言让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那么也是它让我们变成了超人。”
[22]





三、英语词汇的起源


人类的语言，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不论是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还是拼音文字，其最初的创造都源自生活本身，源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语言的形成过程又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每一步而发展变化。通过对语言发展过程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类祖先的生存状态还可以观察到人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作用、人类社会的价值演变和人类自身审美追求的演变。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们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
[23]



远古时代人口稀少，人类的生活非常简单，认知范围很有限，靠心记和口耳相传就能使生活得到延续。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展，社会生活渐渐复杂起来。人们首先需要记住家族内部发生的大事件、本部落的财产和首领的活动、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契约、与外族之间发生的战争、人们见到过的种种奇怪的自然现象等等，文字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24]




古人，不论是生活在哪一片土地上的人，最初找到的记事方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用实物记事，一类是用图画记事。”
[25]



用实物记事的方法受到诸多限制，最终被淘汰，而用图画记事的方法却因为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而成为今天几乎所有文字的滥觞，不仅象形文字是如此，拼音文字也是如此。

用图画的形式记事起源于对周围事物的模仿、依赖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汉语文字是这样，英语文字也是这样。

追根溯源，不仅是单词，英文中的每一个字母都来源于人类的生活，来源于想象和对某种动物、植物和其他物体形状的描摹，而这些图画最后演变成为符号。语言学界认为希腊字母乃至西方所有语言的字母都是从腓尼基人那儿借过来的。
[26]



公元前3000年，历史上的塞姆人（也就是闪族人，也叫闪米特人。他们是居住在近东和北非的讲闪语的一群民族中的成员，包括阿拉伯人、阿拉姆人、迦太基人、埃塞俄比亚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在今天地中海东岸一带定居，其中的一个分支腓尼基人发明了今天英文字母的前身。也就是说，现今的英文字母来自于由原始的塞姆字母（也就是闪族人的字母）改良的希腊字母系统，近代两种重要字母（斯拉夫字母和拉丁字母）都是它的后裔。

据语言学家考证，公元前20世纪初，地中海东岸的文明古国，也就是位于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的腓尼基出现了一些小的奴隶制城邦。在大约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字母文字，后来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派生出古希腊字母，而古希腊字母又成为所有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

语言来源于生活。英文字母A之所以成为字母表上的第一个字母就是人类原始生活的必然反映。在腓尼基人所创造的字母中，A是表示“牛头”的图画, 而在那个时侯，牛是不可或缺的牲畜，它不但能够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还为人们提供肉食，提供衣服鞋靴的原料。牛对他们来说就是生存的保障。后来成为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aleph”。

字母B从形状上看很像是两个相连接的空间，它的确就是表示“家”或“院子”的图画。除了食物和衣物，人类生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就是居住场所。在腓尼基语中，Ｂ叫做beth，意思是帐篷或房子。据说这个看起来很像两间一套的住房一间给男人住，一间给女人住。传说中的耶稣诞生之地、耶路撒冷南面的城镇Bethlehem（伯利恒）至今还包含着beth这一成分，而Ｂ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Beta”。

其他的字母也各有来历，大多出于人们的想象。如I表示人的手指，O表示人的眼睛，T是表示“竖十字型”的图画，Z是表示“撬”或“箭”的图画，H则代表篱笆或栅栏。M这个字母形象地表现了海浪的形状，而航海是勇于探险、以海上贸易著称的腓尼基人当时的日常活动。很难说英语中man 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M 是否与此有关。

这些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字母共有22个，绝大部分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它们分别是：牛、房子、骆驼、门、声音、钩子、橄榄、栏、球、手、手掌、杖、水、鱼、支柱、眼、口、钓鱼钩、猴子、头、牙齿、记号。
[27]



从这个资料上看出，绝大多数字母都与最简单的、身边的、日常必须的事物有关。

以上事实说明，英语与汉语一样，其起源阶段都属于象形文字的一种，“只不过汉语沿着象形这条路走下去，而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则在经历了早期象形文字阶段之后转到了以发音为主的符号上来。”
[28]



语言学家们对语言的形成都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简单地说，语言就是我们设立的一套协议。我们同意一些符号（字母、数字、单词以及其他一些不太明显的象征性的东西）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意味着某样特定的事物。”
[29]



“语言的发展是由简单的呼唤到具有丰富的词汇，词义的变化由具体的物质的概念到抽象的、想象的概念。”
[30]



“只要是语言，就一定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对事物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几乎是任意的，它被使用它的人们约定俗成，以至于形成了心理习惯，就被称为理想的或合理的。”
[31]



世界上大约有5600多种语言，根据其基本词干和语法的相似性分为300多个语系，其中印欧语系(Indo-European)是最大的语系之一，当今世界上讲印欧语言的人口占到一半左右。印欧语系包括了欧洲、美洲、近东和印度北部的大部分语言。英语以及对英语产生重大影响的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德语都属于这个语系中的一员。印欧语系中的一个分支叫做日尔曼语族(Germanic)，主要的使用者是欧洲中部和北部国家。日耳曼语族又分为北日尔曼语支（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的语言）、东日尔曼语支（也就是后来已经消失的哥特语）和西日尔曼语支（英语、德语、荷兰语等）。通过这个简单的线条，我们了解到，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中日尔曼语族的西日尔曼语支。有意思的是，英语、德语、丹麦语和瑞典语同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日耳曼语族，而为英语贡献词汇最多的拉丁语和法语则属于印欧语系中的另一个语族——拉丁语族。英语的祖先则属于一个专门的凯尔特Celtic语族。

在大约一万年以前，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还是一个相连接的整体，也就是说，现在的英国还属于欧洲大陆的一部分。旧石器人在这时来到不列颠岛。（另据一些科学家估计，旧石器人在五万年前就已经来到这个岛上）。后来由于地壳运动，不列颠群岛从欧洲大陆分离，成为今天的这个地理格局。在公元前3000年，伊比利亚人（Iberians）从地中海地区来到不列颠定居，并带来了新石器文化。后来，印欧民族的一个分支——凯尔特人(Celts)开始从欧洲大陆移居不列颠群岛，他们分别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定居下来。他们把自己叫做Briton，意思是“色彩斑斓”，起源于他们身上涂抹的各种颜色。一般认为，凯尔特人是不列颠岛上最早的有文字考证的居民，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凯尔特语，便是不列颠岛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语言。据说英国索尔兹伯里( Salisbury)附近那个象征英国古代文明的史前巨石阵（Stonehenge）就是凯尔特人所建。如今每天从世界各地赶来参观这个神秘巨石阵的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政府将它用绳子围起来，想要近距离观看它的人必须买票才能得以靠近，这应该看作是凯尔特人为今天的英国所作的贡献吧。

公元5世纪下半叶，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
[32]

 一部分凯尔特人被消灭，另一部分逃到威尔士山区或法国西北部，因此将英国本土叫做大不列颠，而法国西北部凯尔特人居住的地方叫做小不列颠。后来整个不列颠岛就被叫做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便由此而来 。
[33]



入侵的盎格鲁人原先居住在今德国北部弗伦斯堡一带，那是欧洲大陆上北部的一个角落。盎格鲁人（Angles）在古德语中就是角落的意思。当时在不列颠岛有好几个王国，其中一个较大的王国就是 (King of the Angles)。在后来的古英语中把英语叫做“Englisc”，把英国叫做Englaland (land of Engles) ，后演变成为 England 。因此我们知道，先有Angles（英国人）一词，然后有了English (英语)一词，最后有England(英国)一词。

“England” 从公元571年（又说公元575年）撒克逊人占领约克郡一带的乌斯河上游，建立东盎格鲁时开始使用。

撒克逊人英勇善战，撒克逊（Saxons）一词的原意就是指一种他们最喜爱的武器，一种单面的长刀。人们在英国电影中看到的绿林好汉便是典型的撒克逊人的形象。这支部落声势浩大地占领了英国南部和西南部，与盎格鲁人和朱特人一起共同对付当地的凯尔特人。

日尔曼人的入侵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行动，也不是一次性大批量地涌入到不列颠岛的。在第一批入侵者驻扎下来之后，总是分批地派人回到欧洲大陆，向家乡的人们宣传这块土地的富饶美丽、生活富足，以至于不断有人来到这里。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盎格鲁-撒克逊人几乎从南向北，从东向西地占领了不列颠岛的整个东南部（也就是现在的英格兰），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要居住者。

正是这个来自地球北半球一个角落的喜好武器的部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率先建立了宪政国家，探索了人类走向文明的道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成为了今天流行全世界的重要语言。

今天共有三个名称可以代表英国：Great Britain、England和 United Kingdom。其中England 指当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要占领地英格兰；Great Britain可以指整个不列颠岛，它更多的是国家的地理位置和面积，包括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而United Kingdom虽然也指整个不列颠岛，但与Great Britain相比，它更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它始于英格兰王国，之后由三个联盟法令建立起来：1536年与威尔士，1707年与苏格兰，1800年与北爱尔兰）。

在这三个与英国相关的概念当中，Angles无疑是最能代表这个民族的。许多相关词汇都是在这个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anglist（英国通、英语专家）、anglicize（使英国化）、anglophile（亲英派）、anglophile（仇英者）等都以Angles为基础词。而以 Anglo-为前缀构成的单词更是不计其数。可见真正对英国和英语产生影响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不是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居民凯尔特人。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神学家比德（Bede）的研究，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征服过程持续了近200年，在这个过程中凯尔特人不得不接受了这三个日尔曼部族的统治，并通过联姻而渐渐与他们同化。几代人之后，已很难再找到凯尔特人的踪影。

今天，正宗的英国白人都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在美国流行着一个单词“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意思是“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他们属于富有的、缺乏创新精神的美国中产阶层。

尽管凯尔特语是不列颠岛上最早的语言，但是凯尔特语词汇被流传下来的却极为有限，“凯尔特人和入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文化接触的条件使得凯尔特人的语言无法对古英语产生重大的影响。当时仅有很少的凯尔特词汇被借用，在现代英语中存活下来的凯尔特词汇就更少。”
[34]



留存下来的凯尔特词汇大多数是英国现今的地名。一些比较著名的城镇（London、Leeds、York、Dover、Belfast、Cardiff 等)、河流 (Thames、Avon、 Dee、Don、Severn等)和地区的名称(Argyll、Cambria、Devon、Dyfed、Kent、Lothian等)都是凯尔特语。其中濒临英吉利海峡的美丽海港城市多佛(Dover)在凯尔特语中便是“water”的意思。盎格鲁-撒克逊人到来之后沿用了这些地名的叫法，所有这些凯尔特语早已与古英语融为一体了。

逃到边远地带的凯尔特人所讲的方言以不同的方式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威尔士语(Wales)和在苏格兰、爱尔兰或马恩岛等地使用的盖尔特语(Gaelic)。上述地区今天还仍然可以看到同时用英语和当地语言书写的指示牌。可以说，除了前面提到的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些城镇和河流的名称之外，凯尔特语对现代英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在语言的划分上英语不属于最早的本土语言凯尔特语，而属于后来的入侵者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使用的日耳曼语族，这同样也说明凯尔特语的影响是微小的。

今天的威尔士人是古代凯尔特人的后代，1536年和1542年的联合法令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在行政、政治和法律上统为一体，因此英国王储被称为“威尔士亲王” 。

在始于公元前55年的罗马人征服的过程中，代表了当时最先进文化的罗马人将古罗马的文明带到这个岛国。凯尔特语对英语的影响微弱，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罗马人征服期间古拉丁语占了上风。

罗马人的统治主要集中在英国中南部平原地带，西北部山区仍然被凯尔特人所控制。从公元4世纪开始，此伏彼起的奴隶起义和日尔曼人接连不断的入侵，使得罗马帝国疲于应付，直到公元5世纪初，罗马人不得不撤离占领了近400年之久的不列颠岛，去保卫其他罗马帝国的领地，直到罗马帝国衰亡。

任何入侵都会给当地带来或多或少的变化。罗马人入侵对不列颠的影响主要在商业文明和建筑文化方面，而在语言上并没有对不列颠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野心勃勃的罗马帝国有更多的土地需要占领和征服，他们在不列颠的人数很少，也没有永久定居下来，所以难以对这里的语言和民间习俗有重大的改变。

罗马人撤离之后，留在岛上的是一群没有领袖人物和缺乏抵御能力的当地凯尔特人，虽然他们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文化风格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但是他们内部很不团结，对于后来涌入这个岛国的凶猛的北方部落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他们根本不是对手，尽管他们后来有了亚瑟王这样的领头人，最终还是全军覆没。

“只有‘成者’的事业才会被流传颂扬，‘败者’的痕迹，连同其来源于失败的

经历都会被历史掩埋得一干二净。”
[35]

 纵观英国历史，凯尔特人被谈论得较少，也很少有人以自己是凯尔特人的后代自居。他们习惯于将自己的文化叫做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不过美国NBA中倒是有一支球队取名为凯尔特人队，这是由于波士顿有许多爱尔兰移民，其中有不少移民是凯尔特人的后裔，所以球队初建时队名就叫“原始凯尔特人队”，后简化成“凯尔特人队”。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讲，凯尔特人也可以看作是部分美国人的祖先，况且他们也曾经是骁勇善战的民族。

三个日尔曼部族在来到不列颠岛之前就讲着各自的方言，因为来自同一个地区，他们的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对方。他们在不列颠安顿下来之后开始经营农场，后来一些有权势的人在自己的领地建立了自己的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三个部族逐渐融合为一个统一的英吉利民族，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慢慢开始统一起来，成为现代英语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古英语。因此古英语“是在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中，经过一系列民族迁移与征服的过程所形成的。”
[36]



英语这个当今风靡世界的语言只有1500多年的历史，从时间上讲它远远算不上久远，相对于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汉语来说它也只有一半的时间，相对于这个岛上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来说，它更是显得短暂。

英语按其发展阶段分为古英语时期（450-1066），中古英语时期（1066－1500），早期现代英语（1500－1800）和现代英语（1800—至今）。这样的划分是以英国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的发生为依据的。

严格说起来，语言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不易被察觉的过程，有时要经过几代人的使用过程。任何语言都不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突然发生变化，也不会因为某个突发的重大事件而导致语言的变革。但是语言毕竟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反映，英语各个阶段划分的依据是因为这些事件为英语后来的演变起到了重大作用。

公元5世纪的英格兰可以说是由盎格鲁-撒克逊组成的一个个小社区，他们既能打仗，又自己耕耘。由于他们总是喜欢自成一体，远离其他的入侵者，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其他社会特征都带有地方性。在最初的几百年里，由于缺乏交流，这些地方性特征很难得到统一。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都极不发达，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之间的往来也十分不便，封闭的环境使得这几个方言之间的差异逐渐加大，以至于有时不同方言区的人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尽管后来国家提倡使用统一的英语，特别是到了17世纪标准英语出现以后，英国人仍然能明显地感到不同地区英语中词汇和语法差异的存在。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英国后的最初两百年里，全国上下，从国王到普通百姓都是文盲。那时的社会和生活还停留在非常简单的形式上。虽然这时的英语口语已经比较完善，但只是在口头交流使用，人们并没有更多的机会和理由去读它、写它，因而文字似乎是多余的。

整个英国呈现一个统一国家的整体特征是在公元9世纪之后的事，其中一个特征就是文字的统一。语言也只有通过文字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统一。



四、古英语词汇


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岛上定居的公元5世纪中页到诺曼人入侵的11世纪末（450－1150年）的这段时间称为古英语时期，英语最早的词汇便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因此也被叫做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古英语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相对简单，词汇当然也就相对较少。那个时候的英国人比较抵制外来词汇，并且这个时期英语词汇的发明和创新相当有限。

资料统计表明，古英语时期大约只有三万到五万个词汇，其中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单词存活至今。
[37]

 尽管不列颠后来又发生了无数的历史事件，有些甚至对英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古英语毕竟是这个岛国最原始、最基础的语言，不论从人们的心理认同上还是从它的发展机制上，与其他任何语言相比它都有着极大的优势。

经过历史变迁和优胜劣汰，一部分古英语词汇被保留下来。存活至今的古英语单词也经历了各自的演变过程，成为今天现代英语词汇的主干。特别是在日常交流中，不论是功能性词汇，如 in 、on、 be、 that, 还是内容性词汇，如father 、love、name，以及词缀 mis-、un-、-ness、-less等直到现在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

在Brown University corpus of written American English
 中，一百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条几乎全部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只有极少的几个来自斯堪地那维亚语，而来自拉丁语的“just”和“people”分别位于105位和107位。

而从数量上说，古英语词汇在现代英语词汇中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小的。我们从一本字典中随意翻一页，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比如在1978年版的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中的第496页有14个单词（不包括词尾变化的词）：grassy、grate、gratify、grating、gratis、gratitude、gratuity、grave、gravel、 gravity、gravure、gravy、graze、grease。其中三个词来自古英语：grassy、grave、 graze; 三个词来自法语：gravel、gravure、gravy；五个词是通过法语进入到英语中的拉丁语：gratify、gratitude、gratuity、gravity、grease；四个词直接来自拉丁语：grate、gratis、gravity。又如，2003年出版的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第11版 270页有9个基础词： contest、context、contiguity、continence、continent、contingence、continue、contort、contour，其中没有一个是古英语词汇。

从这些信手拈来的资料中我们看到英语词汇的一个缩影，那就是英语词汇中绝大多数是外来语，而法语和拉丁语是英语中外来词汇的主要来源。据统计，在现代英语词汇中，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只占到12-13%。随着新词汇的增加，这个比例还会不断减少。

在现代英语中，虽然盎格鲁-撒克逊词汇与外来语词汇相比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它们却几乎构成了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中的全部。事实上，盎格鲁-撒克逊词汇不论对于哪个阶层的人，不论在口语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是最受欢迎的，虽然它们在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是粗俗的。
[38]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特别偏爱盎格鲁-撒克逊词汇。根据罗伯森（Robertson)等人在1957年对英国历史上十一位大文豪的作品中盎格鲁-撒克逊词汇使用频率的统计，盎格鲁-撒克逊词汇的平均使用率高达80%，而外来词汇只占到20%左右。其中1611年由詹姆斯一世主持出版的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成英语的《圣经》 (King James Bible
 )中, 94%的词汇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中古英语词汇也占到90%。 查尔斯·迪更斯（Charles Dickens）、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和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等英国著名作家都对盎格鲁-撒克逊词汇情有独钟，并且全力捍卫盎格鲁-撒克逊词汇的所谓纯洁性 。

任何语言的发展总包含着两个维度——语言本身的因素和语言的社会因素。语言本身是指词汇和语法的变化，社会因素则包含了使用这个语言的国家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严格地说，社会的因素对语言的作用大于语言本身的因素。

日尔曼人带来的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词汇都具备书面性和口语性，短而实用。作为1500年前不列颠岛上人们简单的交流与沟通的语言，当时的英语主要是满足那个时代人们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以及那时的人们所处的环境中所必不可少的词汇:

家庭成员的称呼：father、brother、child、daughter、mother、son 、wife ；

大多数与人类自身的身体部位有关的词汇：arm ear、head、eye、foot、hand、heart、bone、chest ；

与人的感受有关的词（这些感受一般是能够直接表达或描述的）： happy、merry 、sorry、glad、sad、hope、love、hate、like、wish；

生活必需品：house、room、bed、door、book、home、floor、name、meal；

与大自然有关的词汇：field、hill、land、wood、sea；

人类能够看到的天体：sun、moon、star 、earth；

大自然中的各种现象：wind、frost、snow、rain；

辩明方位的词汇：east、south、west、north、right、left、middle；

四季：spring、summer、autumn、winter；

日期: time 、day、month、year；

动物：dog、cat、horse、 goat、fox、hen、sheep、swine、swan、ant；

最原始的农作物词汇以及与耕作和饲养有关的词汇：wheat、 corn、crop、harvest、feed、horn、hone、barn、spade；

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最常用的动词：do、be、go、live、speak、talk、see、need、 bring、fetch、rise、strike、sell、think、send、begin、become、say、help 、 drink、sleep、stand、eat、write；

最常用的形容词good、long、full、slow、strong、young、cool、wide、sick、empty；

普通的颜色词: white、black、red、green、dark；

数词：one、two、three、four、five……；

劳动场所和常用的劳动工具：wharf、spade、plough；

生活习俗和经常发生的事物、比如婚礼中的 bride、bridegroom；

战争和武器（这些词汇是当时人们使用的简单武器）： spear、steed、lance、sword、wound ；
[39]



当然诸如shit、hell、damn、cunt、fuck、heck等现代英语中最粗俗、最野蛮、最不文明的词语也自热而然地出自古英语。

“语言的年龄与其文字的完美程度成反比。一种文字越是简陋，这种语言就越古老。”
[40]

 但是简陋的语言并不一定就影响沟通。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低劣，或者更有缺陷；反过来讲，一些语言也就比其他语言更优越、更完美。这样的观念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从语言的功能上讲，没有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原始，也没有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更先进。只要传递了信息，起到了沟通的作用，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这样的语言就是好的。远离文明的边远部落无需向外界借鉴语言元素，也能够自如地沟通交流，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语言如果按照语言学家的分析也许一无是处，但是所起到的作用与被认为是最严谨、最优美的语言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都能够满足同样丰富而严密的思想的千变万化的要求。这一实事要求我们不应该在某一类型的语言中寻求完善的理想。要想证明荷马、柏拉图和阿基米德所用的语言比莎士比亚、牛顿或达尔文的语言低级或高级，那是十分可笑的事情。他们都把所要说的话说得很完备，尽管使用的工具不同。他们的功绩不相上下，因为他们都在各自语言中找到了思想的适当表达。”
[41]



盎格鲁-撒克逊词汇，也就是古英语词汇在今天看来的确是简陋的，但是它们却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最基本内容，满足了那个时期的人们最普通的生活和交流的需求。存活下来的古英语单词一直沿用到现在，在现代英语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现代英语词汇中最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在日常用语中，由于这类词汇简短，通常只有一、两个音节，四到五个字母，容易掌握，因而使用频率极高，使用范围极广。与其形成对照的是，外来词汇即便失去了外来语的特征，但往往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音节，使用的频率也大都小于古英语词汇。

古英语中抽象词汇极为贫乏，大多是具体描述性词汇。早晨、晚上、日月、春冬之类的概念是与日常的生活和劳作紧密相连的，是与某种特定的活动或人物特征紧密相连的，否则他们就无法进行思维和交流。

英语中被称为原动词（prime verb），也就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动词，如 be、have、set、bring、take、do、come、get、give、go、keep、make、put 等几乎都是古英语词汇。我们在任何英语字典上都能够看到，这些短小精干的动词往往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它们的搭配率和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来自其他语言的同义词。

语言学家们估计，英语中500个最常用的单词能够创造出一万四千种意思。
[42]



英语里几乎所有具有语法功能词汇都来自古英语，构成英语句子的大部分助动词、介词、连词、代词等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如：代词I、he、you; 连词 and、if、that; 助动词can、may、will; 介词 at、for、of、 to以及否定词not等等。
[43]

 这些词汇在现代英语中仍然是构成句子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元素。

另外，who、what、why、which、how、when、where、whether等疑问词几乎全部来自古英语，这些疑问词是通过日耳曼语来到英语当中的。因此可以说，构成英语语言主干的材料都是古英语本身，而外来的语言只不过是为这棵大树增添了一些美丽的枝叶而已。如果除掉了古英语的成分，这个语言也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了。

在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200个字决大多数是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只有极少几个三音节词。在美国英语中只有一个四音节的词汇出现在最常用的200个词汇中，那就是“America”本身。根据英国语言学家大卫·克里斯托（DavidCrystal）1995年的统计，最常用的一万个英语单词中有近32%与古英语有关。

存活下来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大多都经历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只是它们的胜出不是因为它们自己的“奋斗”，或者是有自己特别优越的地方，很多时候是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更多的时候是人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在起作用。古英语中的许多词汇不会因为它们是纯正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就比别的外来语优越。事实上，成百上千的古英语单词在这样的演变过程中永远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批来自其他语种的借词。比如在下面这一组同义词get、attain、acquire、procure、gain、secure、obtain中，除了get之外，没有一个是来自古英语的单词。

古英语词汇在使用上与外来语存在着较大的区别，通过以下两组单词的对比就很清楚了：

古英语词汇 外来语词汇

child infant (French)

book volume ( French )

climb ascend (Latin)

sweat perspire (French)

begin commence (French)

lung pulmonary (Latin)

clothes attire (French)

pride hubris (Greek)

可以看出，盎格鲁-撒克逊词汇一般用于日常生活和会话中，而借入的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则更多的用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和书面语当中。一般地说，比较正式的文体通常较多地使用外来词汇。朋友之间的对话则更偏爱古英语词汇。比如在非正式场合，当人们碰到initiate、commence和start时更愿意使用start；在正式场合有nasty smell和 nauseating odor两种选择时则首选后者。

英语里表示“行走”的词有很多：go、hoof、tread、walk、amble、shuffle、stride等都是描写各种不同的行走姿态的词汇，其中只有“amble”是外来语，其余六个均是古英语。而在表示“声望、荣誉、名声”等概念的 honor、glory、renown、fame、celebrity等词汇中，竟然没有一个源自古英语。同样表示骄傲的 proud、arrogant、haughty、disdainful、supercilious等词语也没有一个是产生于英国本土，它们全部来自拉丁语。另一个反映精神状态的词“热情、狂热、积极性”也都无一来自古英语：enthusiasm（希腊语）、fever（拉丁语）、ardor（拉丁语）、passion（拉丁语）、zeal（希腊语）。表示“嫉妒”这种情绪的 envy和 jealous 等也都是外来语。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资料中，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不列颠岛上古老的居民关注日常生活和劳作，哪怕对平时走路的动作都有如此丰富的表达，而对于生存之外的事情并不那么在意，对人自身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很少有适当的词汇来描述。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缺乏人类与生俱来的种种内心感受和精神状态，并不说明罗马人将拉丁语带到这个岛上之后，这里的人们才逐渐开始了对名利的追逐，对宗教等其他事物的狂热，对他人的嫉妒和对自己的成功而骄傲自豪，只是那时的英语还没有进化到这样的程度。

尽管如此，盎格鲁-撒克逊词汇还是比任何外来词汇都更受欢迎。如今人们提到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往往会联想到它们的通俗、直白、简朴和透明，人们一眼就能发现一个单词的含义，较少有深邃的神秘色彩。
 这当然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词汇本身就产生在文明的初级阶段，它们的使用和传播都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最基本的沟通和生活的需要，而与生活最接近的东西往往是最有生命力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在日常生活中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更具有人情味，包含着许多细微的容易体察到的意义，而许多来自希腊语、拉丁语的词汇则显得过于正式和古板，有时甚至是冷漠的。因此即便在后来大量外来语词汇的冲击下，古英语词汇仍然长盛不衰。

语言有着很强的感性因素。“民族”一词的拉丁语词根是“出生”（birth），它包含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系列身份特征，比如语言、地域、宗教等。世界语之所以难以传播，一方面是没有民族根基，也就是说让一群没有文化渊源的人去说一种语言，即便这种语言再容易掌握，也无法像世界上任何在一个群体中自然形成的语言那样被使用。另一方面，世界语完全是按照某种规则造成的语言，非常理性，其功能如同机器人，没有体现民族、文化的特性，没有时间与空间的构架，因此难以被推广。这也是古英语词汇之所以受到偏爱的根源之一吧

外来词汇的借入有着十分复杂的因素，很多时候外来词汇并不是出于需要而被接收到一种语言当中的，否则也就不会存在这么多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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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以后，大量的拉丁语词汇涌入英语，文艺复兴时期,学习的风气重新兴起，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当时都被认为比英语优越，它们音节较多，而且看上去文绉绉的，颇能展示其学究气、文人气。很多拉丁语词汇则随着宗教进来，是有学问的象征，与盎格鲁-撒克逊的短词形成鲜明的对照。

下面是英语中关于“古老”的五个单词：old（古英语）、ancient（拉丁语）、 archaic（古希腊语）、obsolete（拉丁语）、antique（拉丁语）。经过比较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古英语与外来词语的差别，即古英语简短实用，外来语学究气浓厚。

尽管几种外来语对英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词尾变化上和词的构成上，但是最终并不能够彻底改变英语，语法仍然是英语的语法，英国的任何阶层的人，都无法避免最简单的古英语单词的使用。
[45]



被认为是英国文学之父、英国中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用英语写作的伟大诗人。他曾经代表英国王室出使法国和意大利，因此他的诗歌很受法语和拉丁语的影响，即便如此，在法语和拉丁语已经在这个岛国盛行之时，我们仍然明显感觉到他对英国本土词汇的偏爱。下面是从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中摘取的一段：

The rooms and stables of the inn were wide;

They made us easy, all was of the best.

And shortly, when the sun had gone to rest,

By speaking to them all upon the trip

I was admitted to their fellowship

And promised to rise early and take the way

To Canterbury, as you heard me say.

But none the less, while I have time and space,

Before my story takes a further pace,

It seems a reasonable thing to say

What their conditions was, the full array

Of each of them, as it appeared to me.

一看便知，这部英国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地位的作品中使用的词汇大多数是古英语词汇，除了少数拼写上的差异，他的绝大多数文字即使是现代人读起来也不会感到十分困难。诗句平稳流畅，语言生动而准确，可以称得上是语言大师。“他对于英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另外对于后来成为标准英语语音的伦敦方言在众多方言中自成一体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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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古英语词汇也占到绝大多数，以《威尼斯商人》为例：

Shall I say to you, “Let them be free! Marry them to your heirs!

Why sweat they under burdens? Let their beds

Be made as soft as yours, and let their palates

Be seasoned with such viands?” You will answer ,“The slaves are ours.” So do I answer you: the pound of flesh which I demand of him

Is dearly bought, is mine ,and I will have it.

北欧人入侵期间带来了大量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词汇，在两个单词意义相同而形式不同的情况下，存活下来的往往是古英语单词。根据资料，bench、goat、few、 grey、leap、loath 等就是在与斯堪地那维亚语“竞争”的过程中存活下来的英语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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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统治期间，拉丁语单词princeps (第一人、最重要的人)在法律和其他官方文件中都用来指当时的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及其后来的继任者。那时不用古英语单词king来指罗马皇帝，因为在罗马人看来，king 是一个“dirty word”，即使是后来西罗马帝国崩塌，日耳曼人占领了以往的罗马省份之后仍然沿习了这样的习惯。但是在现代英语里，国王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古英语的“king”。

现代英语中仍然有五千个左右的古英语单词活跃在今天的日常生活和报刊文件当中，仍然是当今英语词汇的基础。这个实事说明，尽管英语文化十分包容，十分愿意接纳外来词汇，但始终没有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换句话说英语在大量吸收外来语的同时始终坚守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保持自己语言文化的精髓。

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们更加理性地对待一切，对英语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英语语言必须既纯洁（准确、清晰），又合理（符合逻辑、有说服力），因此掀起了探讨英语读音、拼写、语法的和修辞的规范化热潮。

考察词源会发现，很多外来语词汇特别是拉丁语词汇在中古英语以后都很自然地成为了中古英语，这是语言自我完善自我调节的功能使然。

基督教全面进入英国之后，在《圣经》的翻译中也尽量使用了已有的古英语词汇来替代原文中的拉丁语词汇。我们看的，基督教中的一些核心词汇大部分是用古英语取代的，如love 战胜了拉丁语词affection、adore、cherish、devotion、fondness ，不论在《圣经》中还是日常生活中，love的搭配率都是最高的。同样，在表示憎恨的几个单词中，hate是古英语，detest、despise、abhor是外来语，hate的使用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几个外来语。

表示说话、交谈的单词 speak、talk、say都是古英语，另有两个来自拉丁语的converse和discourse ，几个单词的用途和区别一目了然。

英语里有两个最常用的关于“女性”的单词“woman”和“female”，其中woman是古英语，female是拉丁语。英国人让自己的词汇 woman用来修饰人类自己，而把外来语female 丢给了动物和植物，甚至那些冷冰冰的无生命的东西，如female monkey（雌猴）、female plant（雌株）、female screw（内螺纹）。在修饰除了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和无生命的事物时，只用female，不用woman, 足以说明古英语词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这不仅是常用词的普遍现象，科技词汇也是如此，本土语rain gauge （雨量计）比其他几个外来语pluviometer、udometer、hyetometer、ombrometer使用的频率高得多。日常用语中用古英语handbook替代源自古法语的manual。

拉丁语tardy和古英语late意思相同，只有两个音节，用法上也无太大区别，但是至今很少有人使用前者，尽管tardy arrival（来迟）、make a tardy appearance（迟到）、a tardy amendment（为时已晚的补救）、a tardy consent（勉强的答应）这样的表达仍然是非常文雅而优美的，但是不论英国本土的学者，还是专修英语的外国人都很少使用tardy这个字，我们在不同场合听到的几乎都是“late”。除此而外，所有的相关谚语和习惯用语都是用古英语late组成：Better late than never.（晚做总比不做好，迟来总比不来强），early and late（从早到晚），It i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谚活到老, 学到老），of late（近来），of late years（近年来），sit up late（深夜不睡, 熬夜），stay up late（深夜不睡、迟睡）等等，而没有一个由tardy 构成谚语或习惯用法。

英语里表示格言、谚语、警句等的词汇有saying、maxim、adage、motto、 epigram、proverb、aphorism等，其中最口语化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仍然是古英语saying，其他几个无论是来自拉丁语还是希腊语的单词一般都在特定的环境中使用。

词性转换最随意的也是古英语词汇，house、right、steep、sharp、deep、keen、man等都可以自由转换为动词或者其他词性，而来自外来语的单词却较少能够自由转换，比如 pure, simple, sheer等外来语就很少可以灵活转换词性。由此也可以看到英语词汇所受到的偏爱和优待。

在中古英语时期，古英语词汇大量增加，主要是外来语的融入，它们改头换面之后成为正规的英语单词。

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现象是很复杂的。两种语言相互影响的结果可能是一种语言取得胜利，继续按照它的内部发展规律继续发展下去。而另一种语言则消亡，在这种情况下，在战胜的语言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与原有的系统不协调的现象。从来源上说，这种现象很可能是战败的语言所遗留下来的。
[48]



和英语词汇一样，英语中词缀也随着时间而改变，一些原先很流行的词缀后来又慢慢消失了，而另一些词缀则一直保留下来，并且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英语词缀的生命力和使用频率同样说明了英国人对古英语的偏好。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两个前缀 “ge-”（外来语）和“be-”（古英语）都曾经很流行，但是现在看来 “ge-” 的使用率远远小于 “be-”。英国人赋予了后者很大的构词自由度并一直使用到现在。英语里由前缀“be-”构成的单词数量繁多：belove、behoof、 behoove、behave、behead、begrudge、begone、behind、behalf、beguile、beget、befriend、befall、bedraggle、become、bedevil、becalm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be-”可以使一个名词很容易就成为动词，同时又可以任意和另一个动词组成新的动词，它既可以成为肯定意义的词，比如“befriend”，也可以成为否定意义的词，比如 “behead”。而以“ge-” 搭配的词却少得多，它多半是作为“geo-”的变体使用，并且局限于地球、地质、土地这个意义上。

对于古英语词缀的偏爱使得人们在很多外来语词汇的前面毫无意义地加上前缀be-，使其更像一个英语单词，这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让人感觉到这些词汇属于古英语词汇。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同义词的增加。在calm与 becalm、 siege与 besiege、 leaguer与 beleaguer、 labor 与belabor、laud与 belaud、lecture与 belecture几组单词中，后者都是在外来词汇的基础上增加了前缀“be-”构成的，每组单词的意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诺曼入侵之后，他们在很多诺曼语借词中也加上这个词缀。

动词“be”的来源很复杂，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它来自古英语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有资料显示该词与凯尔特语有关。最值得关注的是，在“be”的后面加上“ being”就可以表示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概念：“生命”、“人类”、“存在”，这个现象体现的含义非同一般，至少说明英国人把人类最基础和最关键的词赋予了属于自己的词汇。

通常古英语词缀的指代范围多于外来语词缀。一个简单的后缀“-y”就能证明这一点。后缀“-y”可以表示“情形、状况、性质”，如jealousy（嫉妒）、activity（活动）、cookery（烹饪术）；可以表示“特别的举动”，如entreaty（恳求）；可以表示“为某项活动而设的场所”，如cannery（罐头厂）、laundry（洗衣店）、nursery（托儿所）；可以表示某一类物质，如greenery（绿树、草木）；还可以表示“群体、整体、团体”，如soldiery（军队）。如此搭配广泛的词缀在其他外来语词缀中确实不多见。

古英语后缀“-y”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一些外来的词汇加上这个古英语后缀而显得非常英语化，比如“commentary”就是在拉丁语“comment”的基础上增加了“-y”，使得它的来源真假难辨。“nurse”也是一个外来语，而当需要另一个名词时则在原有的基础上变为“nursery”。

人们也会发现，与古英语后缀“-er”搭配的单词远远多于古法语后缀“-eer”。“comment”来自拉丁语，而将其变为名词时用了英语后缀“commenter ”而不是“commenteer。

古英语词汇自始至终都被赋予了最大的灵活性。ship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能够当作动词使用，早在500多年前它就被用作shipping、shipped、unship,接下来又有了unshipped、unshipping 等。到了1842年有了unshiplike、unshipment、 unshipshape 等用法。

另外几个古英语词缀如“-ful”、“un-”、“-hood” 与古英语搭配，仍然显得简洁明快。

成语、谚语、俚语等习惯用语是日常会话中不可缺少的点缀，它们常常被用来取代标准的词语以达到生动、幽默的效果，是人类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英语中的成语、谚语和俚语大多由简洁的古英语词汇构成：a drop in the bucket （沧海一粟）、rain cats and dogs（倾盆大雨）、once in a blue moon（千载难逢）、bite the dust（一败涂地）、pig in a poke（未经过目而购进的货）, kick the bucket（翘辫子）、 spill the beans（说漏嘴）、A bad thing never dies（遗臭万年）、A cat may look at a king（人人平等）、A light heart lives long.（静以修身）、Don‘t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不要本末倒置）、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因此可以说，尽管在英国的历史上拉丁语和法语曾经一度占领语言的统治地位，但最终还是英国本土的语言胜出。

美国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讲总不如第一次那样打动人心，人们对第二次演讲的期待和新鲜感都会大大下降，以至于每位连任总统在做第二次就职演说时总是煞费苦心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在美国历史上众多的第二次宣誓就职的总统中，林肯的就职演讲却令万众沸腾，成为经典，人们对他第二次演讲的引用远远超过第一次。除了演讲的内容涉及到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语言措辞也极富特色，演讲稿全篇由701个单词组成，其中505个为单音节词汇，这显然是演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从总统到百姓都是非常偏爱单音节词汇的。

下面是从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讲中摘录的一段话：

For everywhere we look, there is work to be done. The state of our economy calls for action, bold and swift, and we will act——not only to create new jobs, but to lay a new foundation for growth. We will build the road and bridges, the electric grids and digital lines that feed our commerce and bind us together. We will 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 and wield technology’s wonders to raise health care’s quality and lower its cost. We will harness the sun and the winds and the soil to fuel our cars and run our factories. And we will transform our school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a new age.

这段文字共有118个字，奥巴马上台之时，美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但是他的演讲稿中并没有使用凝重的长词，而是用了大量单音节词，绝大多数是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其中的harness、wield、grid、feed等都是古英语词汇，它们在现代英语中都有着来自其他语言的同义词，但是它们仍然是总统演讲的首选词汇。

1998年6月29日，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大学所作的题为“The 21th Century is Your Century ”的演讲以这样的文字结尾：The new century is upon us. All our sights are turned toward the future. Now your country has known more millennia than the United States has known centuries. Today, however, China is as young as any nation on Earth. This new century can be the dawn of a new China, proud of your ancient greatness, proud of what you are doing, prouder still of tomorrows to come. It can be a time when the world again looks China for the vigor of its culture, the freshness of its thinking, the elevation of human dignity that is apparent in its works. It can be a time when the oldest of nations help to make a new world.

这段热情洋溢的结束语文采飞扬，但是字里行间也仍然透露出选词的质朴和亲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效果同样也是通过大量单音节词，也就是古英语词汇而实现的。

由于简洁达意，古英语在现代社会似乎具备了走向世界的条件。20世纪中国的国门打开之后被引入到汉语中并与汉语融为一体的几个英文单词 “show、cool、hold、PK（Player Killing）、fans、high、free、out、tips ” 等无一不是古英语词汇。这种英汉混杂的用法在当今的中国不仅已成为一种时尚，有些甚至还成为汉语所无法取代的词语。

当罗马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拉丁语被称为“世界语言”，在亚历山大大帝后继者的时代，希腊语是“世界语言”，17世纪至19世纪，法语也曾经是欧洲宫廷、贵族和外交家的语言，但是真正影响整个世界并得到广泛传播的却只有英语。
[49]



当今世界，英语的作用和地位无可替代，它是国际政治领域、国际科技学术领域、国际会议、国际旅行、国际军事、国际航海、航空交通、国际邮电和网络通信等所有领域的主导语言。不夸张地说，英语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语言。在这个六十多亿人口的星球上，不论你来自哪个角落，它都能够帮助你与不同国度的人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

英语从一个乡村农夫使用的简单淳朴的交流工具发展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成功的语言，这对于一个全世界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将其作为母语的语种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是人类语言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正是它所处的低下地位，它的简单、纯朴和不完善成就了它今天的辉煌。在几次大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古英语最终与古希腊语、拉丁语、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法语逐渐融合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语言。



五、斯堪地纳维亚语词汇


公元787年，以丹麦人和挪威人为主的斯堪地纳维亚人(Scandinavian)大规模入侵英国，有的书上将他们称为“Vikings”或“Norse”, 并给了他们一个非常负面的统称：“海盗”。他们的入侵从数量上、力度上和逗留时间的延续上都不断增加。由于当时英国的各个王国之间缺乏团结合作，处于各自为阵的局面，因而当北欧人进犯时，他们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反抗。丹麦人最先占据了英格兰东北部，英格兰的西北部和苏格兰则被挪威人占领。这些斯堪地纳维亚人从北向南在英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掠夺，最后从入侵者变成了统治者。公元9世纪中叶，丹麦人控制了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实施丹麦的法律体系，英文把这些地区叫做“Danelaw”。现代英语中用得最多的关于法律的词汇“law”便是一个地道的斯堪地纳维亚语。在公元991年的又一次大举进犯之后，英国国王被迫流放他乡，丹麦人占据了王位并在英国统治了25年，直到英勇无比的阿尔弗烈德（King Alfred）带领撒克逊人将他们打败并使英格兰成为统一的王国。后来英国允许丹麦人在英格兰西部和中部定居下来。阿尔弗烈德的功绩使他被称为“King Alfred the Great”，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称为“大帝”的君主。

尽管25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十分短暂，并且丹麦人在英国遭到长期的抵抗，但北欧文化和某些社会制度还是不可避免影响了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英国的北部和东部地区。现在已经在英国废除了的十二进位制计数法就是斯堪地纳维亚人带来的。法庭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也源自北欧人的习惯。与罗马人不同的是，北欧人几乎没有留下实物，也就是所谓的历史遗迹，但是在词汇上却留下了很深的痕迹，特别是对英国地名的影响比较大。现在看来，他们对语言上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方面。

大多数北欧入侵时期的历史资料都是由僧侣写的。“僧侣阶层在中世纪早期属于英国和爱尔兰的文化核心阶层。他们富有但又没有受到保护，这使得他们成为北欧入侵者首选的掠夺对象。”
[50]

 因此不奇怪，由僧侣编写的关于北欧海盗那段历史主要针对他们给不列颠带来的野蛮与破坏，以至于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北欧入侵者的负面影响被带有偏见的僧侣们夸大了。但是来自周边国家的一些史料说明，他们数量巨大，的确对不列颠造成了很大破坏，尤其是对英国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破坏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恢复。

从公元850年开始，北欧人大量在英国北部和东部定居，因而当时在英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斯堪地纳维亚语和英语同时使用的现象。两种文化如此近距离的接触，相互间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在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中，相当多的斯堪地纳维亚词汇被吸收到英语当中，它们中的大多数直到中古英语时期才有了正式的书面记载。”
[51]



北欧人不仅仅是海盗和士兵，他们同时还经商、务农和从事手工业制造。他们所开展的一系列商业活动促进了一批商业中心和新兴城镇的出现，如York和Dublin等。他们的艺术文化也影响和丰富了凯尔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英语词汇的扩展就是一大特征。

大多数斯堪地纳维亚入侵者在英国的两百年时间里都既讲斯堪地纳维亚语，又讲英语。他们的斯堪地纳维亚语由于当时的贸易活动和北欧人的不断到来而得到加强。因此古英语与斯堪地纳维亚语是因为两个不同民族共同生活在一快土地上而产生的两种语言的相互交融。由于存在古英语和斯堪地纳维亚语同时在民间使用的情况，两种语言中的某些词汇都存活了下来，至于哪一种语言中的同义词能够胜出往往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

据统计，在这期间有大约1800多个源自斯堪地纳维亚语的词汇进入到英语当中，这些词汇的绝大多数至今还是标准英语中的词汇。另有几千个斯堪地纳维亚语单词在北方地区的方言中生存下来。两种语言的相互融合和借鉴说明两个民族在当时是能够友好相处的。

比较常用的来自斯堪地纳维亚语的英语词汇有：

名词：bank、calf、down、kid、knife、loan、dirt、skull、seat、gap、gate、dregs、race、guess、tidings、trust、rift、snare、steak、thrift、husband、link、mire、scrap等。

动词：get、take、want、raise、hit、call、lift、happen、scare、scream、crawl、slip、crave、bait、gasp、dangle、cast、clasp、rake、glitter、rid、thrive、drown、 dazzle、sprint、droop、kindle等。

形容词: wrong、low、 odd、tight、ugly、happy、sly、rotten、awkward、flat、ill、 meek、muggy、scant等。

这些斯堪地纳维亚语词汇与盎格鲁-撒克逊词汇十分相像，都有着短小精悍而又实用的特点，这是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讲，英国与丹麦、瑞典等国同处于欧洲北部，古斯堪地纳维亚语（Old Norse ）与古英语又同属于日耳曼语族，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讲的古英语有着同源的关系，因而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使得两种语言的词汇看上去很难区分，所不同的是有些比较正式，有些则更多地作为方言使用。

我们通过下面一组资料对两种语言的词汇进行比较：

古斯堪地纳维亚语 古英语

dike ditch

hale whole

raise rise

ill sick

skill craft

skirt shirt

garth yard

kirk church

scrub shrub

skin hide

可以看到，流传下来的意思相近的两组词汇在用法上总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kirk 和church都是教堂，但是kirk这个从外表上就能识别出来的外来语词汇的确只在当时斯堪地纳维亚人广为居住的苏格兰一带使用。如今很少使用的斯堪地纳维亚词garth则指修道院内的空地，而作为“庭院”这个概念，它已经是一个古语了。古英语“hide”也指动物的毛皮，而现在主要用斯堪的纳维亚语的“skin”指毛皮，hide主要用作动词“隐藏”，而skin在用作动词时更多指“去皮”。

有时两个同义词都保留下来，用使用规则的不同来区分两个词的表现意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raise 和 rise，前者来自古斯堪地纳维亚语，后者是古英语，而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前者成为及物动词，而后者成为不及物动词。

斯堪地纳维亚人带来的大量日常用语中的词汇已经与当地的盎格鲁-撒克逊词汇溶为一体。有些斯堪地纳维亚语词汇甚至完全取代了原有的英语词汇，其中就有使用频率极高的wrong和 low，这两个单词在诺曼入侵之前就出现在英语文字当中了。另外一些单词，如anger、knife、cut、sky、take、window也取代了古英语中的对应词。现代英语常用的动词 get 和give并非从古英语演变而来，而是来自斯堪地纳维亚语。人称代词they、them、 their、 she等都取代了原先古英语中比较复杂的对等词。一些功能性词汇也来自斯堪地纳维亚语，如both、same和though等，人称代词中的词尾变化“s” 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最引人注目的斯堪地纳维亚语词汇是如今无所不在的动词“are”。这些现象说明英语语法在这个时候逐渐完善起来。

在斯堪地纳维亚语“skill”和古英语“craft”这一对同义词中，skill比craft晚一些，含义也更广一些。skill 的原意是分开、分离的意思，大概是指有技术与没有技术之间的区别。虽然 craft 在古英语时期就被用作动词，其意义也不断得到延伸，甚至被用来指某一课文或论述的精巧句法结构，而后来的词汇发展却以skill为基础。比如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消除技术”，指资方有意识地通过产品标准化和流水线等方法使工人的技术要求和工作人数都降到最低水平的举措，这项举措用的是“deskilling ”
 ，而不是“discrafting”。

古英语当中原有的“sk”的音都逐步被腭化成了“sh”，如shall、ship、fish 等单词在古英语时期都是以“sk”开头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来自古斯堪地纳维亚语词汇中的“sk”的发音一直延续下来，如skill、skin、skirt、sky、 scrub、whisk、bask等单词都保留了原有的发音。这种现象似乎说明了作为外来入侵者的斯堪地纳维亚语在不列颠的强势地位。这些体型彪悍、所向披靡的北方人的确也给当地的语言带来很大的影响。

与凯尔特语一样，古斯堪地纳维亚语在英语中留下的最有影响的痕迹还是英国北部和东部的地名和人名。许多常见的英语地名中的结尾都源自斯堪地纳维亚语:

-by (=village): Whitby、Rugby、Ormesby、Derby、Stokesby;

-thorp(= small village ): Mablethorpe、Althorp、Linthorp;

-toft (= a piece of land ): Langtoft、Lowtoft；

-fell (= hill ):Scafell、Whinfell;

-gill ( = ravine ): Garrigill;

-scale (=hut ): Seascale；

-thwaite (=clearing )：Birthwaite、Falthwaite、Easthwaite、Thwaite;

统计资料表明，在丹麦人曾经统治过的英国北部和东部地区有几千个小城镇和村庄的名称采用的是斯堪地纳维亚语。仅仅在英格兰地区就有大约1500个地名来自斯堪地纳维亚语，在约克郡和林肯郡使用斯堪地那维亚地名的地方更为密集。以表示村庄或小镇的以“by”结尾的地名就有600多个。今天的“Normandy”便是由古斯堪的那纳亚语Normanby 演变而来，意思是“enclosure of the northmen” （现代瑞典语中by仍然指村庄）。在苏格兰更是几乎所有的地名都是斯堪地纳维亚语起源。从这些数据中也可以了解到当年北欧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上述地区。

斯堪地纳维亚语的痕迹不仅存在于英国的地名上，还存在于英国的人名上。在斯堪地纳维亚人统治并且后来定居下来的Yorkshire、Lincolnshire、 Northumbria 等地区有大约60%的英国人名受到斯堪地纳维亚语的影响，最典型的是带有“son”的男性人名，如：Johnson、Jackson、Stevenson、Henderson、Davidson 等。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在绝大多数词源词典上都将son定位为古英语词汇，但有资料证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也有意义相同的这个字，因而将带有son的人名归纳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原创。

斯堪地纳维亚语对英语中地名人名的影响之大，说明当时的不列颠的确还处于一个比较简单原始的时代，人们的流动性很小，相互之间的交往也比较少。

在现代英语中，7%的基础单词带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直到现在，斯堪地纳维亚语词汇还在不断被借入到英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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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里的smorgasbord (瑞典式字助餐)和 ombudsman（专门调查官员舞弊情况的政府官员）就来自斯堪地纳维亚语。

与后来发生的诺曼入侵不同，北欧入侵并没有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对整个英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只是统治了前面提到的英国东北部的丹麦统治区。虽然有一位丹麦国王克努特Canute
[53]

 曾经一度统治过英国，但斯堪地纳维亚人最终还是溶入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本土文化当中。渐渐地，他们的语言对英语的影响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其中也包含了两种语言的同源因素。

英语和斯堪地纳维亚语天生就融合的很好，不像法语和拉丁语那样很容易被区分出来，同时由古英语和斯堪地纳维亚语组成的同义词又非常之少，这是因为当时的英语没有那么复杂，词汇也比较少，需要这些最早引入的斯堪地纳维亚词汇填补空白。另外，简单古朴的生活也使得人们对语言的丰富优美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在纷繁复杂的英语词汇里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1、凡是令人不快的行为、表情和声音的词都以“sn”打头，如snarl（咆哮、怒骂）、 sneer（讥笑、嘲笑）、 snitch（告密、偷摸）、 sniff（吸鼻子、鄙视）、 snigger（窃笑）、 snort（呼哧声、鼻子哼哼）、snuffle（用鼻音讲）、 snare（陷阱、捕捉）、snash（辱骂、谩骂）、snap（呵斥、猛咬）、sneeze（打喷嚏）、snivel（流鼻涕）、snoop（窥视、打听隐私）、snore（鼾声、打呼噜）、snot（鼻涕、粗野的人）、snub（斥责、冷落）、snuff（使劲吸、扑灭）等等。这些单词大多用在粗鲁之人身上，而它们绝大多数都与古斯堪地纳维亚语的“snara”有关。

2、 表示圆形突出形状的词汇都以“ump”结尾： bump（肿块、颠簸）、 clump（土块、土包）、 hump（驼峰、小圆丘）、 lump（肿块、结块）、 rump（臀部、尾部）、 tump（小山岗、小丘）、plump（丰满的）、pump（打气，打气筒）、bumpy（崎岖的、路上有隆起的东西）、chump （ 白痴、大块头 ）、stump（树桩、木墩）等等。另外几个带有“ump”的单词slump （跌落、滑落）、flump （跌落、砰然落下）、dump (倒垃圾、倾卸)等也与园大和笨重有关。这些词汇都来自斯堪地纳维亚语。

3、大多数以“gl”开头的单词都含有“闪光、发光、光滑”等意思，如glitter（闪光、闪烁）、glisten（闪光、发光）、gleam（微光、柔光）、glimmer（闪烁、闪光）、glint（闪烁、闪光）、 glow（发光、色彩鲜艳）、glare（怒目而视、眼露凶光）、glass （玻璃、表面放光）、glib （油腔滑调）、 glory（ 光荣）、glossy (光滑的）、glamor （魅力、光芒四射）等等。同样这些单词绝大多数有着与斯堪地纳维亚语的渊源。

上面所列举的这三组词汇中至少存在着这样的特点：1. 从构词上讲，“sn”、“ump”和“gl”都不是英语词缀，只是字母组合，而它们却构成了众多意思非常相近的单词，这种情况在英语词汇中并不多见；2. 三组词汇都与斯堪地纳维亚语有关。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 古斯堪地纳维亚语词汇在构词上有着一定的规律，并且在外观上与古英语词汇很相像。2. 斯堪地纳维亚语中不太文雅的与鼻音有关的汇词、丰满笨重的词汇和带有光滑、闪光等含义的词汇几乎被英语全盘借入。

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圆满的解释，这其中也许包含了古斯堪地纳维亚人种彪悍，言行粗鲁的缘故，也包含了他们生活环境的缘故。比如以“ump”结尾的词可能与北欧人林业发达，伐木活动频繁有关；而以“gl”打头的词汇大概与北欧气候寒冷，人们擅长滑雪等冰上运动有关。反过来也说明在当时的英语词汇中，以上几个方面的词汇很贫乏，当然也说明英国人的以上活动相对较少。

总之，古斯堪地纳维亚语对英语的影响谈不上是最大，但是其影响也不容忽视，由于它是在古英语形成阶段对英语产生的影响，因而更加根深蒂固，难以区分。



六、拉丁语词汇


拉丁语(Latin)一词源自意大利中西部一座古代城市(Latium)，是古拉丁人和古罗马人所使用的一种印欧语言。由于罗马帝国势力的不断扩张和基督教在欧洲的普遍流传，拉丁语在上千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最有地位和影响力的语言，在历史上扮演了无法替代的角色。虽然今天只有罗马教廷所在地梵蒂冈还在使用拉丁语，但是它的影响已经在其他西方主要语言中扎下了根。直到17世纪末，拉丁语都是西欧最重要的语言，影响了西欧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便在今天，研究社会科学的西方学者们在涉及到关键词汇时往往会从拉丁语词源上寻找依据，说明了拉丁语的影响力和受重视的程度。在现代英语中，拉丁语的痕迹更是处处可见，它对现代英语的贡献可以说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拉丁语对人类语言最大的贡献首先是它的字母。由于其使用者的历史地位和语言自身的优势，拉丁字母的传播能力和影响能力都达到世界之最。目前全世界采用拉丁字母的国家有将近60个，包括欧洲（除希腊、俄罗斯、保加利亚等之外）的所有国家，美洲和澳洲的所有国家，非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亚洲的一部分国家（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因此，“拉丁语被称为欧洲语言之母，拉丁语的胜利进军是举世无双的，拉丁字母的使用范围遍布人类居住的大半个地球。”
[54]



古罗马人传承了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成为欧洲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对世界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马克思说过：“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55]

 古罗马文化对英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列颠被纳入西欧文明的主体是在公元1世纪，当时罗马帝国派大军占领了它，在此之前，许多不同的民族先后进入不列颠，但始终都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没有出现成熟的国家。
[56]



对于英语语言来讲，正是罗马人对语言的研究启发了不列颠人对自己语言的关注和研究。源自拉丁语的单词“vocabulary”和“dictionary”这两个至关重要的语言学词汇在16世纪以后分别进入到英语当中，它们的到来伴随着英国人对词汇的分类、词义的分析和词性的探讨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始。

拉丁语对英语的影响是在两种语言的几次近距离接触中逐渐完成的。当盎格鲁-撒克逊人还生活在欧洲大陆时，他们就与拉丁语有过接触，因为那时拉丁语在欧洲就是一个体现高度文明的语言。资料表明，这个时期大概已有50多个拉丁语词汇进入到古英语当中，也就是说，当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英国之前，他们的语言中就已经有了一点拉丁语的元素。

在恺撒大帝踏上不列颠岛之后的四百年里，拉丁语曾经在这个岛国流行并一度成为不列颠的官方语言。由于入侵的罗马人人数不多，对后来的古英语来说，这时期拉丁语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可以肯定，拉丁语对英语的影响从英语产生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是最早与英语产生纠葛的外来语。

罗马人的入侵是一个漫长而血腥的过程。罗马人从未成功地彻底征服整个不列颠，因为有不断的抵抗。“但是大多数不列颠人却很快接受了罗马的统治并与他们的征服者在生活方式上达成一致。罗马风格的教堂和祭坛、雕塑以及乡村农舍至今可见。以至于罗马风格影响到贵族阶层，他们用罗马式的做派来取悦于他们的统治者，并因此来区别于其他普通百姓”。
[57]

 但是可以推断，最底层的人们仍然很少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

与理想主义的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更注重实际，注重现实生活。“如果说希腊人是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话，那么，罗马人就是军事家、政治家、法学家和工程师。”
[58]

 古罗马人的这些特点无可避免地体现在了他们的语言当中，而拉丁语的到来又使古罗马的文明体现在了英语词汇中。

拉丁语对古英语最早的影响是从军事活动开始的。英语中以“chester”结尾的地名，如英格兰著名的Chichester 、Manchester等就是罗马军队占领这些地方之后用拉丁语为其取的名字。chester由拉丁语“castra”演变而来，原义是“军队的营地”。现代英语中的“军营设置、营址设置术”一词castrametation也来自这个拉丁字。

罗马人热衷于修筑工事和其他基础设施，因而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说法。英语中有关建筑的 tile、wall、city和 street等单词分别从拉丁语的tigle（瓦片）、 weal（墙）、caster（城镇）、straet（街道）等演变而来。

西方的商业文明也在不列颠发扬光大。古英语词汇road和 lane至今还带有古朴原始的意味，其中lane完全没有现代文明的意义，road则更多地指供车辆行驶的交通意义上道路。而拉丁语词汇 street则有商业文明的痕迹，代表了一种文明发展的状态。因此在马路上闲逛，无所事事的人被叫做“on the street”，或者“on the road” 而不是“on the lane”。英语中的commerce（商业）就来自拉丁语，意思是商品。market（市场）也源自拉丁语，同样指商品（这个现象说明人类首先创造了商品，然后才开辟市场进行商品的交换）。英语的重量和长度单位pound、mile、gram、ounce等都直接从拉丁语借用过来，这些也是商业活动所需要的词汇。 随着贸易的开展，大量商贾和工匠不断涌了进来，“city”这个词也来到英语当中，随即出现了面包街（bread street）、布丁街（pudding street）、家禽街（ poultry street）、针线街（thread-needle street）、谷物街（corn street）等以销售的商品为名的街道。这些最初的商业活动无疑对后来伦敦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大都市奠定了基础。

罗马人除了会打仗，善于经商，勤于耕作之外，还很会享受生活。英语中的village（乡村）一词便来自拉丁语的“villa”（别墅）。 服装方面的 balteus（腰带）、 cemes（衬衣）、sutere（鞋匠）这三个词后来分别演变为英语中的belt、shirt、和shoemaker。罗马人还将他们喜欢的butter（黄油）、cheese（奶酪）、pepper（胡椒）等介绍到不列颠，并将这些词汇带到英语当中。

据统计，古英语时期进入到盎格鲁-撒克逊词汇中的拉丁语有500个左右，其中的大部分已经在英语中扎下了根，成为现代英语中不可缺少的词汇。这些被借入的拉丁词语都与日常生活相关，以非官方的形式在民间口头流传，因此它们似乎已经和古英语溶为一体，以至于许多人忘记了他们的外来语身份。 “一些拉丁语词汇在古英语时代后期被使用得很少，以至于有些就慢慢被淘汰了。但是有意思的是，后来这些被淘汰的词汇又被从其他语言中，如从法语中重新借入，只是意思有所改变。”
[59]



在罗马人离开不列颠之后，公元597年基督教的到来又使得拉丁语第二次来到英国本土。这一次的规模比第一次更大，更加正式。尤为重要的是，这时来到英语中的词汇大多是涉及人的心灵与情感的词汇。如果说罗马人入侵为英语词汇充实了生活和建设所必须的词语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注入和完善了一个人内心世界到社会生活的词语。因此基督教的到来使拉丁语得以大规模、全方位地改变了英语语言和词汇。

由于宗教统领地位的影响，整个中世纪英国的重要文献都是用拉丁语写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被称为世界人权发展史上伟大里程碑的英国《大宪章》，拉丁文是“Magna Carta”。这张于1215年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日后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并为很多国家的人权宣言所效仿，后来翻译成英文“Great Charter”。

工业革命以前，学者与商人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那时的科学家用拉丁语撰写论文，听众属于小众人群。15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Utopia）和牛顿的第一篇数学论文“Principia”等原创巨作也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直到17世纪后半叶，英语才被用来写作科学发明的论文。

那个时候拉丁语只是在少部分绅士中使用，很少有女人懂得拉丁语，因此将拉丁语作品翻译或改写为英语就显得很流行。
[60]

 古英语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文字手稿的形式。最初的英文手稿是一些从拉丁语词汇到英语词汇的翻译。当年阿尔弗雷德大帝就组织人力将比德（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并编写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两部著作对后来人们研究英国的历史和英语的变迁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这也是阿尔弗烈德被称为“大帝”的文化原因吧。

从1066年诺曼入侵之后，不列颠岛上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入侵和外来统治，因此也就没有大量外来语词汇涌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得到发扬光大，大量的外来词汇才再一次被吸收采纳，包括renascence（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本身。

资料显示，文艺复兴时期进入到英语当中的拉丁语词汇大约一万个，英语词汇在这期间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充。从那以后的15世纪和16世纪，拉丁语成为文化界的语言，与希腊语一道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语言。当时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越接近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方言就越优秀。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英语向拉丁语和希腊语借入了大量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和科学的词汇，涉及到学术界的所有领域。“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语是欧洲语言词汇的最重要的来源。尽管它已经不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母语，但它与昔日罗马文明的辉煌相关联。它是罗马天主教的行政和礼拜语言，因此不乏声望。”
[61]



“在中世纪，语言主要成为逻辑和哲学的工具，拉丁语的语法成为大多数西欧学术语言的典范。”
[62]

 正是由于拉丁语的声望和影响，英语中的很多语法规则也仿照拉丁语而制定，比如，拉丁语中不允许出现分裂不定式，因此早期的英语权威也就规定英语里不能使用分裂不定式。这种观点已在一些英国人心中根深蒂固，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分裂不定式是非正宗的英语。人们还仍然习惯于将本土的词尾“er”换成拉丁语词尾“or”，以此来显示一种高雅和委婉。

在英语文献中， 关于动词的文献总是多于形容词和名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动词和动词短语在句子中总处于中心地带，离开动词，任何句法分析都毫无意义。另一个原因是动词和动词短语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性多于其他词性的单词。学习一种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其动词的用法，一种语言的语法说到底也就是动词的使用方法，而英语动词的使用规则很多都是在拉丁语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文艺复兴时期，除了向拉丁语学习借鉴语法规则之外，一些英语词汇也仿照拉丁语的拼写形式。在以字母“t”开头的单词中都加上一个字母“h”，如throne原先的拼法是 trone。在 thesis、theatre和 anthem等单词中以前也都没有“h”。这些经过改变的词在语音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由于文人们热中于仿照拉丁词汇的拼写形式创造新词，导致了英语单词拼写的差异和多样化。这时的英国整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权威的、统一的单词拼写方法，字典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写的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诞生，人们有了可以遵循的依据，英语词汇的拼写也由此得到了规范。

在按照拉丁语的语法制定标准英语语法规则时，相应的概念也被引入，如表示时态的词汇present（现在时）、perfect（完成时）、imperfect（未完成时）、future（将来时）、pluperfect（过去完成时）等等。同时拉丁语中其他语言学方面的词汇也借入到英语当中，如simile（明喻）、abbreviate（缩写、简化）、inflection（词尾变化）、parenthesis （插入语、插入成分）、abbreviate（缩写）、formula（惯用法、客套话）、explicit（明晰的、清楚的）等等。相对其他领域的概念，语言学词汇引入的时间比较晚，这是因为语言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的缘故。

这期间到来的其他拉丁语词汇还包括 acceleration（加速度）、accommodate（供应、调节）、aristocracy（贵族）、barbarously（野蛮地）、circumscription（界线）、democracy（民主政治）、education（教育、培养）、historian （历史学家）、modest（谦虚）、society（社会、社交界）、 temperature（温度）、tolerate(忍受)、venereal（性病的）等等。可以看出，与古英语相比，拉丁语词汇音节较多，所表达的意义范围较广，并且学究气十足。这些词一直使用到现在，仍然是当今英语语言中不可缺少的词汇。

以下是英语中保留至今的拉丁语短语：

ad hoc （ 即兴的、即席的 ）、ad infinitum （无限的 、没有尽头的）、bone fide （真实的、实际的）、compos mentis（心神健全的、神智清楚的）、curriculum vitae（简历、履历）、et al（以及其他人、等人）、et alibi （以及其他地方）、et cetera（等等）、in absentia （缺席、不在场、虽然或既使不在 ）、in camera （禁止旁听地、 秘密地 ）、infra dig（有失体面、有失身份的）、in memoriam （纪念、特别用于写在墓志铭上的铭文）、in situ（在最初的位置）、magnum opus（巨著、力作）、nota bene （注意、用来提醒注意特别重要的事情）、status quo （现状、现存情况或事态 ）、terra firma （坚实的土地、干燥的土地）、viva voce （口头的）、carpe diem （及时行乐）、q.v. (quod vide 参看该条、该项）。这些短语在今天仍然是很常用的，尤其在正规的学术著作和正式的书面文件中都被使用得非常频繁。

拉丁语对管理学词汇的贡献也不可小视，首先“manage”这个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一个纯粹的拉丁字，在这个字的基础上衍生出了manager、management 等非常重要的词汇。redundancy（多余的、冗员）、bonus（奖金、红利）、matrix（矩阵）等仍然是今天任何企业和组织都不可缺少的词语。在今天的职场招聘中，不论英国人喜欢使用的cv（curriculum vitae），还是美国人喜欢使用的resume，都来自拉丁语。

“借入语的历史是很复杂的，因为一些词不是直接进入到英语当中，而是通过其他的语言，甚至是通过两种其他的语言。”
[63]

 在中古英语时期，由于法语的大量进入，又由于拉丁语与法语的同源关系，英语中很多来自拉丁语的词汇被认为是法语词汇，比如engine 与ingenious有着同源关系，都是拉丁语，通过古法语演变而来。在乔叟时代这个词是“谋划者”和“天才”的意思，后来其含义由抽象转为具体，指“发明物、器械”。当蒸汽机被发明时该词被用来指发动机，并在它之后加上了法语后缀而有了“engineer”，于是人们便把它看作是一个来自法语的单词。

错综复杂的历史导致许多英语词汇的确切来源无法考证，从单词的字面上也很难辨认出它们的来源，不同词源字典上的解释有时也不统一。但是拉丁语的背景和特点（比如词尾特征）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大致判断出它们的拉丁语身份。以下列字母结尾的单词就是明显无误的拉丁语词汇：

-um: forum、stadium、datum、quorum、referendum、memorandum、vacuum、symposium、aquarium；

-us: campus、chorus、promiscuous、fungus、bonus、focus、cactus、 cestus；

-a: diploma、 media、drama、area、formula、influenza、pneumonia、anaemia、larva；

-ex: index、complex、vortex 、convex、duplex、flex 、apex；

-ix： appendix、matrix、directrix、affix、crucifix；

-at： habitat、apparat、appestat、aristocrat、assignat；

-o: video、audio、folio、oprano、piano、concerto、solo、trio、casino。

罗马人对欧洲文明的贡献不仅体现在闻名于世的建筑风格、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建树，他们对于维护人类秩序也有独到的见解，古罗马的法制体系罗马法“Roman Law”形成了现代罗马法律的基础，并对欧洲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法治观念，也弥补了英语法律词汇的空缺。当今英语中代表民主法治思想的概念大多从拉丁语而来，如equal（平等）、justice（正义、公正）、vote（选举、投票、选民）、veto（否决、禁止、否决权）、quorum（法定人数）、referendum（公民复决投票、对拟通过或已通过的法案进行的直接公民投票）、memorandum（交易备忘录、记载交易协议或合同的各项条件摘要）、contract（合同、契约）、prosecute（实行、起诉）、 arbitrate（公断、裁决）、proviso（限制性条款、附带条件)、custody（监管、照管）、emancipate（释放、解放、摆脱家长的管教而获得合法权利）、testament（遗嘱）、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等。一个契约社会和公民社会最基本的概念在那时的拉丁语中就有比较完善的体现。

在英语里的三个常用词person、people和man 中，person和people 来自拉丁语，man 是古英语词汇。这三个单词都可以表示任何人，然而两个拉丁语单词的引入才满足了不断进步的社会所需要的确切表达形式。在法律表述方面，“people”一词来自拉丁语populus（民众、大众），在今天它蕴含了更多的民主含义，也是man 所无法胜任的。“person” 在法律范畴中指自然人，也就是具有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自然人和组织，最先出自意大利中西部古国伊特鲁里亚，指演员演出时所戴的面具，罗马的立法者将它用来指代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与man 相比，person更多的地用在法律文献当中，凡是涉及法律方面的词汇都用这个词，比如英译中的“法人”这个概念的几种表达 artificial person、conventional person、fictitious person、juridical person、juristic person 等就全部用了“person”。

person和people还在社会公正和男女平等方面弥补了英语词汇的不足。在古英语中，man 与woman相对应，指人类两种性别中的一种。在后来的演变中由于男人绝对的统治地位而成为整个人类的代名词，于是有了mankind、manpower、manmade之类不合逻辑的表达。拉丁语词汇person 和 people 的引入却让这个至今另英语国家尴尬的问题得到解决，使那些在语言上也寻求体现男女平等的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

在语法术语方面，英语语法在不断得到规范的过程中也从拉丁语中获得了表达方式，如指关系到谓语动词变化的三类人称形式，用以区别说话人（第一人称）、与之交谈的人（第二人称）和提及的人或东西（第三人称）时就用third person不用third man/woman，在语法的完善中也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词义学的视角来看，不同语源的词汇的确会带来不同的感情色彩。源自英语的fiddle（据说是仿照一种野生蕨类植物的外表而来）显得比较直朴，相比之下，拉丁语的 violin则显然规范而文雅，二者给人的联想是不一样的。英语词源的“singer ”稍许带有贬义，而拉丁语词源的 “vocalist” 则是褒义的、高雅的。

orient和east都是太阳升起的方向，习惯上都指地中海以东的国家，前者为拉丁语，后者为古英语。这两个词除了文采上的差别，还有另外的不同：拉丁语的orient可以转化为动词，即用罗盘和两个极点的特殊关系来确定位置或方向，后演变为定位、以某一点或某一系统为参照。 orient起源于基督教建设教堂时必须使其中殿坐西朝东且主圣坛在最东端的规矩，因为那是耶稣诞生的方向，而east则没有这样的感情色彩。同样拉丁语单词occident 和古英语单词west都指太阳落山的方向，也指西方、欧洲及西半球的国家，还指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西部，因而更多地专指具体的地理位置，而occident 则含有更多的政治意义。

拉丁语的巨大贡献还在于它为英语提供了大量词缀，不仅弥补了古英语的缺憾，也为英语的构词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英语里表示“否定、分离、不”等含义的前缀的大部分来自拉丁语，如a-、 de-、 dis-、in-、non- 等 。另外前缀semi-、uni-、ex-、bi- 等和后缀 -eer、-er、-ess、-et、-ette、-ician、-kin、-let、-y、-age、-ate等也都是拉丁语出身，其中个别词缀是通过法语借入的，因而也被认为是法语词缀。

“un-”是一使用率非常高的古英语词缀，而“in-”是拉丁语词缀，同样是否定含义，为何已经有了前者，还要引进后者？这其中也含有一种感情色彩。一般情况是，古英语词缀与古英语词根搭配，或者与带有古英语词尾的词连用，比如可以说unmanly（man是古英语），不能说 unmale（male是拉丁语）。其他与古英语搭配的例子还有很多：unfair、unclean、uneven、unripe、unwholesome、 unceasing、 unmindful、 unselfish等。拉丁语词缀与拉丁语词根搭配：inaccurate、incapacity、indivisible、inadequate、insignificant、inefficient、invalidate、invisible等等。这样的安排似乎更能够保留英语和拉丁语各自的特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与英语词缀“un-”组成的英语单词改为拉丁语的结尾形式时便只能与拉丁语的词缀“in-”连用，比较unable、unequal、unjust、undivided、unstable，当它们与in- 在一起时分别变为拉丁词尾的inability、inequality、injustice、indivisible、instability。这些构词的发明者显然是有意识地保留了拉丁语的独特形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英国人对拉丁语并不排斥。拉丁语的确被认为是一种高度文明的语言，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动想要学习的语言。

拉丁词汇的书面性是十分明显的。“-able” 这个后缀表示 “能够的”，大多数古英语动词后面加上able变成相应的形容词，但是来自拉丁语的词汇并不是加上able，而是加“-ible ”，如 audible、fallible等等。虽然有资料说明两者都源自拉丁语，“-ible ”只不过是“-able”的变体，但是长久以来“-able”被定位为古英语，“-ible ”为拉丁语，因而在两类分别以 able和ible结尾的形容词中，以ible 结尾的词更加正式，而以able结尾的词则比较随意：credible —believable，edible — eatable，risible — laughable，tangible —touchable。比较这四组单词还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那就是古英语词汇去掉后缀之后还是一个完整的单词：believe、eat、laugh、touch，而拉丁语词汇去掉后缀则不成其为一个单词：cred、ed、ris、tang（其中tang虽然还是一个单词，但与tangible的意思无关），以至于有人认为这已经不能算作是一个后缀了，这也就是古英语词汇坚实、充满活力、富于变化的体现，而拉丁词汇则显得比较固定和呆板。

“一般说来经济文化发达的民族的语言中，意义更抽象的词就多一些，反之，在各方面比较落后的民族的语言中，词义的概括程度往往要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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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点可以通过拉丁语和古英语词汇的对比得到印证。

英语前缀 “un- ”的使用远远广于拉丁语 “in-”。 少数的词根可以同时跟这两个前缀连用，但意义不同。通常英语词缀“un-”构成的单词在意义上往往比较直观、表浅，拉丁语词缀“in-”则更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比如“unhuman” 表示“非人形的、非人类的、无人类属性的，而 inhuman 意思是“粗野的、无人性的、无人情味的、冷酷可恨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非人的环境只能用an inhuman environment，而不是an unhuman environment。也就是说，human这个拉丁语字加上拉丁语前缀 in-之后更保留了拉丁语中“人性”的含义，而加上一个古英语前缀则更多的含有了古英语中man 作为“人类”的含义。

一些来自拉丁语的英语单词虽然有了新的意义，但历史上的根源还是对其用法产生了很大影响。以sanction这个词为例，sanction 与sanctum和sanctify同源，最初都有“神圣”之意，后面两个词至今还保留着原意，而sanction则随着时间演变为另外的意思，即几国对一国或多国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合力制裁和处罚措施，以维护一种全世界公认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也可以理解为维护某种神圣的准则。进入英语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该词又有了与原意相反的意思：同意、支持、认可，因此我们会看到下面这样的句子：

The British and the French imposed sanctions against Italy in 1935.

英国人和法国人在1935年对意大利实施了制裁。(英汉大词典)

The wrong use of the word is sanctioned by usage.

这个词的误用已约定俗成了。（现代英汉综合大词典）

这两个例句中的sanction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思。

不可思议的是，与sanction搭配的许多固定用法仍然保持着其最初的拉丁语中的含义：compulsory sanction强制性制裁、economic sanction（经济制裁、经济抵制）、financial sanctions（财政制裁）、general sanction（全面制裁）、international sanctions（国际制裁）、mandatory sanction（强制性制裁）、moral sanction（道德制裁）、voluntary sanction（自愿性制裁）、sanction measure（制裁措施）等等，却没有与“认可，赞同，批准”等含义相搭配的固定用法。　

state、country、nation、land、power都可以是国家的意思，这五个单词中有四个与拉丁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其中只有land来自古英语。与其他四个相比，land 的意思要原始和简单得多，主要表达了人们对家乡朴素的情感和依恋，只有它可以与mother组合成为“motherland”，因而多用在抒情的文学作品当中。其他四个源于拉丁语state、country、nation、power则多多少少都带有政治色彩。比如state有自主权的意思，因而美国的州也用这个字。power在拉丁语词源中指独立政府领导下的民族统一体，即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尤其指强大的国家，强调其政治影响力，于是有了我们今天所说的 “superpower”（超级大国）。country来自拉丁语countrata（在那边的国土），重点是对国土的主权。nation从拉丁语 nasci（诞生）派生而来，指民族或是主权国家的政府。

来源于古英语的freedom强调个人的自由，没有束缚和强迫的自由，其意思比较原始、明确和具体。freedom of assembly（集会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信仰自由）等更多地都是在个体的、人身自由的层面来讲的。而来自拉丁语liberty虽然有时可以与freedom互换，但是其含义比freedom更抽象，它更多的是一种选择，含有相对的、公民的、集体的自由，如civil liberty（公民自由）、natural liberty（天赋自由权）等。因此被誉为“美国的伟大象征”的自由女神雕像叫做“Statue of Liberty”而不是“Statue of Freedom”。在 “Freedom! Liberty! Tyranny is dead!”这样的口号中，两个代表自由的单词同时出现，说明两个字在意义上的差别。

一般人总会把“浪漫”（romantic）二字与法语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总是把浪漫与法国人联系在一起。一些词源书上也把“romance”归类为来自法语的词汇。事实上，英语的romance 一词是从拉丁语过来的，与Roma（罗马）同源。罗马这个城市的名称的来历并没有十分确切的解释，据说与罗马台伯河的原名有关。直到14世纪，“romance”都专门用来指骑士精神和英雄冒险。至今浪漫的含义还包含着不切实际的探险精神。中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叙事诗或韵文都用“roman”，现在仍然可以指长篇小说。后来浪漫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与古典主义相对应的文学流派，成为一个审美批评词汇。到了17世纪该词在文学作品中指“爱情故事”。因此我们看到，法国印记十分明显的“浪漫”二字原来却与罗马和拉丁语有着直接的渊源。

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苏联制造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这个术语也理应由俄语引入，而事实上俄语的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也的确被引入到英语词汇当中，但英美国家不论是媒体还是民间都几乎使用来自拉丁语的“satellite”，而很少用首创者的“sputnik”，这个现象也说明了人们对拉丁语的偏爱。

与早期现代英语时期形成对照的是，后来借入的拉丁语词汇都被尽量修改得更像一个英语词汇。诸如degree、editor、fiction、graduate、 imitate、lapse、orbit、urban、rural、major、minor此类的拉丁词汇不仅能够使我们感受到其中传递的文化气息，有时还难以分辨出它们的来源。

在现代英语阶段拉丁语词汇继续源源不断地被吸收到英语当中。经过改头换面的拉丁词汇成为国际上通用的科学技术词汇，主要用在生物学、植物学、化学、医学、物理学和音乐等领域。这些词汇大都专业而生僻，平时人们很少接触到， 如aleatoric（偶然的、信手拈来的）、circadian（生理节奏的、以24小时为周期的）、vexillology（旗帜学）等等。“在当今最常用的250个科技英语常用短语中，取自拉丁语的占到180个左右。所占比例高达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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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到底有多少拉丁语词汇被英语借入？根据任何一本拉丁语字典都能够统计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拉丁语词汇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到英语当中。从英语的角度来讲，有50%的英语词汇直接或者间接来自拉丁语，甚至有人说，拉丁语中的词汇已经被英语借用得差不多了，以至于没有更多的词汇可以提供给英语。

的确，拉丁语在现代英语中的身影随处可见：menu (菜单) 在最早的拉丁语中意为“尺寸、数量或精细的知识；computer（计算机）来自拉丁语的“count”（计算）；forum（有专家和观众参加的报纸或广播电视的专题讨论会）原指古罗马城镇用于审判活动和公众事务的广场；memorandum（备忘录、书面记录）来自拉丁语的“纪念、记住”；vitamin（维生素）是拉丁字vita 生命的意思，也成为今天人们常用的物品；appendix（附录、附件）来自拉丁语“依靠、取决于、有赖于”；style（时尚、风格）源自拉丁语中的一种书写工具，后引申为用铁笔作装饰画。

英国的货币单位英镑pound源自拉丁语中的重量单位，后来由于有了“a pound weight of silver” 这种说法，“pound”也就演绎为英国的货币，因此它同时还保留拉丁语中原来的意思——“重量”。

今天的医院处方签上仍然使用的是拉丁语缩写“Rx”。

甚至每天离不开的口头语“please”也来自拉丁语。

除了词汇上的巨大影响，拉丁语对英语词汇的发音也有过重大的影响，英语里的重读元音和双元音就是如此。经过漫长的演变，这些因素发生了变化，成为现在使用的发音规则。

严格说来，与斯堪地纳维亚语和诺曼法语不同，拉丁语在不列颠岛上并不是统治者的语言。没有资料能够证明罗马人当年在不列颠形成了全方位而持续的统治，一些词语首先在民间流行，比如商业用语和其他生活用语等。在英语中占有重大比例的宗教词汇和学术词汇则是通过教会和学者在后来的基督教传播和文艺复兴时期渐渐溶入到英语当中，而不是以统治者的角度强加到英语里的。如果说斯堪地纳维亚语和诺曼法语给不列颠岛上所带来的文化和语言带有侵略性、强制性和征服性，那么拉丁语则是不带统治色彩的语言，它更多的是作为文化的传播而来到不列颠岛的，对于这个岛国的居民来说是一种代表了进步和文明的全新的文化。

拉丁词汇的介入对于进入到中古英语时期的英语词汇注入了大量全新的元素，对英语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尽管到了17世纪下半页，英语逐渐取代了拉丁语的位置，但医学界还是对拉丁语情有独钟。

拉丁语词汇的大量涌入难以避免地导致了一些矛盾的产生。那些极力主张严格规范语言、抵制借词的纯粹主义者对外来词汇带有敌意，认为它们词义含糊，晦涩难懂。有的作家甚至认为大量使用借词是对自己语言的亵渎，这些多音节词汇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但是通过长期的融合与不断更新改进，拉丁语词汇还是很好地融会到英语词汇当中，尽管有些拉丁语词汇长而晦涩，尽管我们现在还是很容易在一篇文章中挑选出哪些是拉丁语词汇。

由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拉丁语和希腊语似乎也总是纠缠在一起，有时甚至难以区分。英语中的拉丁语词汇很大一部分源自希腊语。与希腊语相比，直接从拉丁语借入到英语的词汇往往是一些描写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词汇，也就是具体的科学方面的词汇比较多，它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更多的是外在的、可见的、框架似的，罗马帝国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政治、军事强权的影响显而易见，而源自希腊语的词汇更多的是体现人类思维活动和思想领域、情感领域等内心世界的词语。另外，希腊语词汇一般有着较强的抽象意义，而拉丁词汇则通常比较具体，比如在源自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汇中都有一些以“-is”结尾的词，来自希腊语的analysis、crisis、synopsis、basis、hypothesis等与来自拉丁语的 axis、tuberculosis等就有着某种程度的抽象与具体之分。

从人类智慧发展的路径来看，表示同一个概念的词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时间上的顺序。比如最早的表现人类思维活动的词“idea” 源自古希腊语“eidos”，意思是某个物体的形式、形状和外表，与人的视觉有关。也就是说“idea”一词最初是指外部事物在人们脑海中的反映，显然是指思维的最初形式。 Fruit is not her idea of a dessert.（水果不是她所想要的甜点）。而拉丁语 concept则指大范围内成形的思想和观念，是经过时间的检验而得到的，从时间上讲应该晚于idea。

拉丁语不仅是最早进入到英语词汇中的语言，而且是英语新词汇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罗马帝国时代的征服、公元6世纪末基督教的传播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和语言的崇尚使得拉丁语不可避免地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语言。这三次历史事件对英语语言产生的力度和规模各有不同，但是每一次都对英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拉丁语的到来不仅为英语增加了无数的有着微妙差异的同义词，还的的确确填补了英语词汇的很多空白，尤其是对于英国人来说在很多原先不曾有过的理念方面，这是其他任何语言所不能企及的。

“Technology has many different uses in the classroom. Most involve drill-and-practice software or tutorials, which provide entire instructional sequences . Technology can also be used to teach higher-level thinking skills through simulations, which bring realistic slices of the world into classrooms, and problem-solving activities , which capture aspects of real-world situations for instructional purposes . Database and spreadsheet programs, which assist students in organizing and analyzing data, can also become powerful tools to teach high- level thinking skil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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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取自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一书, 共有80个字，去掉重复的字共有60个单词。文中的外来语词汇几乎占了一半，其中technology、analyze来自希腊语、drill来自荷兰语，realistic来自古法语，剩下的24个单词全部来自拉丁语，或与拉丁语有着间接的关系：different、use、class、involve、practice、tutorials、provide、entire、instructional、sequences、simulations、problem、solve、activities、capture、aspect、situations、purpose、database、program、assist、student、organize、powerful。来自拉丁语的单词占到40%，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解放初期我国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最终决定借鉴与世界接轨的拉丁字母，采用了汉语拼音，1958年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使得聋哑人也很容易通过汉语拼音学习汉语文字。

当时曾经有人建议增加几个与拉丁字母不同的新字母，结果受到邮电通讯部门的反对，理由是，用了新的字母外国人看不懂，我们的邮电通讯工作就会碰到困难。

采用拉丁语字母作为汉语拼音使得今天的汉语词汇非常容易与英语词汇融为一体。流行字“给力”的汉语拼音是geili，它可以与英语字母完美搭配变为形容词geiliable，再加上否定前缀成为 ungeiliable 或者 ungeilivable，这样的中英结合真是天衣无缝，其内涵的独特和外观的兼容非常容易让英语国家承认和接纳。如果当初没有引进拉丁字母，今天的汉语与英语的融合恐怕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由于恪守古老的文法习惯和词汇范式，拉丁语自身逐渐停止了衍化的进程，最终丧失了生命力，取而代之的是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兴起。但是尽管如此，它昔日的辉煌仍然在这些语言中散发着光芒。拉丁语虽然已经不再成为哪一个国家的语言了，但是它的痕迹仍然处处可见，它应该是属于今天的全人类了。



七、法语词汇


英语与法语之间长期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使得这两种并不属于同一语系的语言似乎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关系。

从语言的划分来讲，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和德语都属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中的一员。其中英语、德语、丹麦语和瑞典语属于日耳曼语族，而英语接收词汇最多的拉丁语和法语则属于另一个语族——拉丁语族。

从地理位置来讲，法国也比英国更接近于意大利，因此在文明程度上也比英国早几百年，在欧洲大陆停留了很常一段时间之后，法国人将他们复杂的立法制度、政府管理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带到了英国。

1066年，不列颠在经过了无数的政权更迭之后迎来了被认为是历史上重要转折点的诺曼入侵事件，诺曼人入侵对英国整个社会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和语言上都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很多方面，应该把诺曼人入侵看成是英国在文化、知识、军事和宗教等方面与欧洲的融合，而欧洲也将在12世纪进入到大变革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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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与位于法国北部的诺曼郡有着很深的渊源。1042-1066年在位的英国国王爱德（Edward）的母亲是法国人，爱德华本人在法国的诺曼底长大，他执政后重用诺曼底贵族，并与诺曼底公爵结盟以对付对他不满的英国国内的封建贵族。在爱德华统治的24年里，法语已经成为英国统治阶层使用的语言。

1066年爱德华死后，没能如愿继承英国王位的爱德华表弟，也就是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心存不满，在1066年9月率兵大举进犯英国，与立足未稳的英国新任国王哈罗德·戈德温（Harold Godwin）在英国东南部的哈斯廷斯（Hastings）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个月之后，哈罗德战死，这便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哈斯廷斯战役。这次入侵被称为诺曼底人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威廉则被称为征服（(William the Conqueror)，1066年也成为英国历史上标志性的一年，语言学界更是将这一年作为中古英语时期的开端。也就是说，中古英语是以法国人的到来和法语的涌入作为标志的。由于词根的最大变化发生在1150－1400之间，因此也有文献将1150年作为中古英语时期的起点。

根据历史记载，诺曼人实际上是北欧人的后代，军事能力很强。他们于公元900年在法国西北部驻扎，也就是现在的诺曼底一带，经过了一两代人之后，开始从讲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到讲法语，并成为基督教徒。

诺曼入侵后，英国进入诺曼底王朝（House of Normandy, 1066—1154），英国原有的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的贵族阶层被法国人取代了。社会格局的大变革也使得英语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词汇里，尽管在诺曼入侵以前已有一些法语词汇零星地进入到英语当中。

在这期间，英国实际上存在着三种语言，即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法国人构成了社会上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政府部门、法院、宗教界、学校和商界等重要的社会机构均使用法语和拉丁语，法语与拉丁语共同成为当时英国的官方语言，而文字的使用主要是在这些阶层和部门，因此，在三百年的时间里英语几乎不用在书面，而是沦落为民间使用的语言，甚至可以说是最下层人民使用的语言。从语言自身来讲，这时的英语在语法和词汇方面都没有得到学术界和统治者应有的关注和发展。

与古英语相比，中古英语的最大特点就是添加了大量法语词汇。法语词汇的进入可以概括为涓涓细流汇成的洪水。从1066年到中古英语时代结束时（1500年），有10，000个左右的法语单词被采用，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为当时的古英语词汇总数也不过24，000左右。从比例上来说，法语借词几乎占了英语词汇的一半，其中的75％在现代英语中存活下来。在现有的英语词汇当中，40％的法语词是在这个时期进入的，也就是说，中古英语时期进入到英语中的法语单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当时英王的座右铭“Dieu et mon droit”（上有天帝, 我有权利 ）也是一句现成的法语，足以说明法语的地位。

下面这段文字选自1403年9月13日温莎主教Rechard Kyngston 写给亨利四世（Henry IV）的信：

Warfore, for goddesake, thinketh on jour beste frende, god, and thanke hym as he hath deserued to jour! And leueth nought that je ne come for no man that may counsaille jowe the contrarie; for, by the trouthe that I schal be to jowe jet , this day the Walshmen supposed and trusten, that je schulle nought come there, and therefore, for goddesloue, make them fals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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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短短的文字中，有五个法语字：deserve、 counsel、contrary、 suppose、false，占到全文的10％。需要说明的是，这封信的其他段落是直接用法语或是法语与英语相混的形式写成的，法语在当时上流社会的使用之广可想而知。

由于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们对法语趋之若鹜，争相以讲法语为时尚和地位象征，以至于英语曾经被人们开玩笑地叫做“French badly pronounced”（读音很糟糕的法语）。

从英国诗人乔叟著作的书名也可以看到当时法语词汇的地位。除了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
 ）之外，乔叟的其他作品的标题几乎都是英法混杂的形式，如The House of Fame
 （声誉之宫）、The Parliament of Fowles
 ( 百鸟会议)、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贤妇传说 )、Book of the Duchess
 （公爵夫人之书），以及用伦敦方言翻译的法国中世纪长篇叙事诗The Romaunt of Rose
 （玫瑰传奇）等。虽然乔叟有着与法国来往密切，并在宫廷当差的背景，受法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较大，但这样带有浓厚法语色彩的文学作品在中世纪的英国大行其道，的确反映了当时英国的生活现实和语言状况。

诺曼入侵之后，担任抄写员的法国公职人员或秘书被介绍到英国，由此又一种新的拼写形式被强加到英语当中，其结果是，中古英语时期结束时，英语单词的拼写变为一种非常有趣的两种体系的混合：古英语所残留的变体加上自由发挥的法语的变体。两种语言的共存使得两种语言都得到积极的发展，英语词汇因此而兼具了诺曼语和日耳曼语的特点。

英语中的法语词汇主要来自两个法语方言分支：Anglo-Norman（诺曼地区的法语，后来在英国发展的法语）和Central French（巴黎地区的法语，也就是后来的标准法语）。根据英国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 的研究，进入到英语当中的法语词70％以上为名词。除了一些简短的词汇以外，大部分来自法语的词汇有着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都含有法语词缀，如con-、trans-、pre-、-ance、-tion、-ment、ity、our、ant等等。这些词缀在今天仍然十分常用，这个特点有助于我们在学习英语词汇的过程中辨别出来自法语的词汇。

中古英语时期英国人与法国人的接触并不像北欧人入侵那样存在于民间，远远没有那么广泛。诺曼入侵后的两百多年里，英国由法国人或是与法国有亲缘关系的人所统治。两国人民间真正的接触主要局限于社会的上层人士。诺曼法语属于统治阶层精英使用的语言，因而数量是有限的。虽然都有直接的接触，但在这个期间，英语是大多数英国人的唯一语言 。

正因为如此，从法语借入的词汇大多是与上层建筑有关的，特别是某些属于法国人统治的领域几乎是全盘借入，如英语中政府管理和政府官职的词汇基本上是法语词汇，如 government（政府、政体、内阁）、administration（行政部门、行政管理）、realm（王国、领域）、reign（统治、支配）、authority（权利、职权）、 tyrant（暴君、专制君主）、council（理事会、委员会）、parliament（国会、议会）、 assembly（集会、集结）、treaty（条约、谈判）、alliance（联盟、结盟 ）、record（卷宗、审判记录）、tax（征税、税款）、chancellor（高级官员）、treasurer（财务总管）、chamberlain 侍从、管家）、warden（看守人）、mayor（市长）等等。这些词汇涵盖了一个国家从最上层到最基层的管理主体的人员和事物。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 “诺曼入侵将英国从斯堪地纳维亚人统治转向法国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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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法语的法律词汇几乎占据了当今英语法律词汇的全部：bar（律师业）、 crime（罪犯、罪恶）、suit（诉讼）、judgment（审判）、punishment（惩罚、处罚）、justice（司法、审判）、jury（评判委员会、陪审团）、attorney（法律事务的代理人、为起诉人和被告辩护的人）、 estate（财产、不动产）、court（法庭、法院、法官）、 legacy（遗产、遗赠）、perjury（伪证、伪誓）、plaintiff（原告）、 defendant（被告）、 libel（诽谤罪、诬陷）、 petition（诉状）、pledge（抵押、保证）、bill（法案、议案）、warrant（担保、正当理由）、assail（质问）、condemn（判刑、处刑）、convict（证明有罪、罪犯）、summons（传唤、传票）、sue（控告、诉讼）、plead（辩护、抗辩）、innocent（无罪的、合法的）、indict（起诉、控告）、arraign（提问、传讯）、depose（宣誓作证）、award（司法判决）、fault（有罪的）、heir（继承人）、admit（容许、承认）、 client（委托人）、conviction（定罪、宣告有罪）、testimony（证词、陈述）等等。

英语中关于政府管理和司法领域的词汇几乎全部来自法语词源，这并不说明当时英国就没有行政管理，没有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事实上伦敦那时已经是欧洲比较有名的大城市，而这两个领域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统治中至关重要的, 只是由于这些领域被法国人控制，因而全盘使用了法语。这也从一个方面反应了诺曼人在管理界和司法界的垄断地位。

不难理解，皇家宫廷与贵族头衔也都顺理成章地来自法语：noble（贵族、高贵的）、 duke（君主、公爵）、 peer（贵族）、prince（王子）、 princess（公主）、 marquess（侯爵）、 count（伯爵）、baron（男爵）、viscount（子爵）等等。

现代英语中kingly、royal 和regal 都是君王的意思，只有来自法语的 royal 成为使用最多的带中性意味的词。英国自己的皇家邮政、皇家铁路就是用royal。此外royal还引申出许多正面的词义，如a royal feast（盛宴）、a royal entertainment（盛大的招待）、royal dimensions（尺寸、面积极大的）、royal view（极美的景致）、have a royal time （非常愉快）、in royal spirits（精神很好）、a royal road to（通向......捷径）、royal metals（不易发生化学变化的金属）等等。

法国贵族当时主宰着英国上流社会的活动，引领着时尚潮流和生活方式，和当地英国人相比，他们更注重生活质量。与上流社会生活相关的词汇也多半来自法语，如时装、食品、装饰品的名称 restaurant（餐馆）、button（扣子）、 conversation（会话）、luxury（奢华、华贵）、gown（礼服、睡袍）、quarry（菱形窗格）、scent（香水）、embroidery（装饰、刺绣品）、embellish（修饰美化）、ornament（装饰、装饰品）、brooch（胸针、领针）、adorn（装饰）、veal（小牛肉）、bacon（咸肉）等等。

虽然盎格鲁-撒克逊人擅长打仗，英语中不乏战争词汇，但是来自法语的战争词汇还是溶入到英语当中，弥补了原先这方面词汇的不足: conquer（征服）、 army（军队、陆军）、navy（海军）、enemy（敌人）、lance （长矛）、corporal（下士）、marshal（元帅、执行官）、lieutenant（陆军中尉、副官）、sergeant（中士）、 soldier（士兵）、détente（ 缓解政策）。

奢侈品名称几乎全部来自法语，如珍贵珠宝的名称：diamond（钻石）、amethyst（紫水晶）、emerald（翡翠）、garnet（石榴石）、pearl（珍珠）、ruby（红宝石）、sapphire（蓝宝石）、topaz（黄玉）、turquoise（绿宝石）。

学术、艺术和医学词汇：painting（油画）、 volume（书籍、音量）、medicine

（医学、医药）、 malady（疾病）、physician（内科医生）、surgery（外科学、手术室）、engineer（工程师）、 intellect（智力）、 library（图书馆）。

从法语引进的这些词汇让我们看到，法国人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英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英国人的语言。那么这个时期英语的地位是怎样的？一方面不少英国人为了获得上流社会的优势而努力学习法语，而另一方面，讲法语的统治者们又不得不花费时间学习英语。虽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与法语相比，英语被认为是不文明的，是下层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但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统治，来自他乡的统治者也需要与当地的平民有所接触和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社会活动。据说征服者威廉在43岁时开始努力学习英语，以便自己更自如地处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而对于英国普通民众来说，由于英语中已经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大量的法语词汇，他们也就迫不得已地吸收了法语的元素。这种双方的相互学习大大促进了两种语言的互补和融合。那时的英语主要在没有文化的人群中使用，语法也比现在简单得多，因此两个国家的人们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也比现在容易。

由于当时法语的地位高于英语，诺曼语词汇更多地与权力和声望有关联，因此从法语借进来的词汇往往比盎格鲁-撒克逊语词汇在风格上更为正式，更具文学性。在正规的商务信件书面语中人们更多地选择法语，而英语词汇则较多地使用在口语当中，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成为了英语语言中的一种普遍规律。下面两组单词分别是英语和法语：book—volume，ask—request，sweat—perspire，brotherly—fraternal，child—infant，begin—commence，clothes—attire ，不难比较两者的差别。

自从诺曼人入侵之日起，英语向法语借用词汇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后来的借入从规模上显然小得多。有时还会发生在不同时期引进同一个法语单词的情况，当然这个单词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ch” 读做浊辅音的 chamber，champion，chance等单词是在中古英语时期借入的，而后来由于法语读音的变化，ch 读做轻辅音的 chauffeur、chevron、chiffon等则是现代英语时期借入的。“chief”首次出现在14世纪，而chef（厨师）出现在19世纪。重读音节的位置也是判断借入时期的标志，如第一个音节重读的carriage、village、courage等单词是在中古英语时期借入的，而重音在第二个音节的balloon、prestige则是后来进入到英语当中的。

需要说明的是，相当一部分词汇是先从拉丁语到法语，再从法语进入到英语里的，以至于难免会出现个别单词既被认为是拉丁语来源，又被认为是法语来源的情况。

从法语中引入的短语也十分丰富, 大多数都保持了原来的形式，或者说是完全照般，为我所用。被引入的短语有些是极为常用的，有些甚至是无法替代的：

avant-garde：在某一领域中最先创造并应用某一新技术的活跃团体、艺术界先锋派；

enfant terrible：使大人难堪的孩子、发奇问而无忌讳之儿童。又引申为缺乏责任心的人、因不合传统和常规的行为使他人困窘或惊慌的人、莽汉；

en suite ：相继地、成套地、在一系列中或为一系列的一个部分；

entre nous ：只限于两人之间、不能让外人知道的；

fait accompli：不可逆的行为或事实、既成事实；

faute de mieux：不得已而求其次；

faux pas：社交方面的过失、失礼；

femme fatale：使男人堕落或引诱其陷入危险境地的妖艳女人；

hors de combat：失去作用的、丧失战斗力的；

rendezvous：会面地点、预先安排好的集合地点，尤指部队或船只的集合地点；

sang-froid：沉着冷静 ；

esprit de corps ：一个集体的成员之间普遍存在的同志精神，积极性和为共同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团体精神，集体精神；

laissez-faire：放任政策，尤指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工商业者的自由，放任主义的；

tour de forc：需要极大技巧或力量的技艺，通常是因其难度而特意从事的特技。

这些法语短语有些是很常用的，因而不时地掺杂在英语当中，似乎也与英

语融为一体。

另外一些短语也很常用：en masse （全体地、 一同地）、en route （在途中）、coup de grace （致命之一击、决定性之一击）、cul-de-sac （死胡同）、en bloc （整体、全体）、nom de plume（笔名）、on dit （据说）、vis ã vis（面对面）、tête ã tête（私人谈话）。

法语的固定用法比用英语更简洁，比如objet d’art （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如果用英语来表达应该是“a work of artistic value”；savoir faire （在任何场合都知道如何表现、应对自如）英语的对应表达应该是“knowing how to behave in any situation”，fait accompli （不可逆的行为或事实、既成事实）转换为英语是“An accomplished, presumably irreversible deed or fact.”，显然法语短语要便捷得多。

在现代英语中，从法语借入的单词在拼写和读音上都做了一定的改良，使其比较好地与英语相融合，（重要词语都保留了法语本身的读音，比如影响世界的国际歌Internationale、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rendezvous 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来自法语的固定用法大都保留了法语的拼写形式和读音规则，一眼看上去就能判断出是原汁原味的法语。这使得法语短语在英语中的普遍使用受到一定的局限，这种局限有心理上的抵触，也有文化水平的要求。换句话说，无拘无束地、自如的使用法语短语需要一种包容的心态，也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必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够恰到好处地达到沟通的目的。

诺曼人入侵到底给英国带来了什么？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对于英国来说，这是历史上的一次彻底的突破，还是被诺曼人所同化；是加速了本国的发展，还是一种形式的倒退？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英语的历史上，的确没有哪一个日子能够像1066年那样被人们永远记忆和提及。诺曼人征服英国无疑促进了英语的发展，丰富了英语的词汇，为英语的演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诺曼入侵，或者说如果威廉在战争中失败，今天的英语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大量现成的法语词汇为英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词语资源的同时，也使英语逐渐养成了向法语借词的习惯，反而使英语本身的创新能力受到削弱。不过就语言本身的功能而言，只要能够自成一体，很好地完成交流与沟通的目的，似乎也没有必要去煞费苦心地搞一些发明和创新，现成的东西为我所用未必是一件坏事。

为了与当地人民更好地融合，以便在英国能够很好地发展，诺曼人入侵后讲英语的人逐渐增加，讲法语的人慢慢减少，直到最后两种人和睦相处，分不清彼此。两个民族的融和比较迅速，因此可以说，法语对于英语的影响也就是短暂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法语词汇来到英语当中呢？需求是最主要的原因。

凡是在英语中存活下来的法语单词基本上都遵循了以下规律：

1、这个概念对于英国来说一定是全新的事物，是英国本土上从未有过的，并且在当时又是不可缺少的。这一类词汇大多数存活下来，比如与政府和管理相关的词汇是英语里所欠缺的，因此这方面的词汇大量被引进。一般说来，古英语中原有的意义完全相同的概念很难被法语替代，比如，尽管有大量的贵族头衔被英语接收，但是如英语中早已存在的 King和 Queen 却一直沿用下来。西方中世纪出身高贵的骑士（knight）也是在英语爵位名称中为数不多的古英语单词。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阶层、同一个领域中要想用完全相同的外来词语取代英语本土词语是很难的。

2、由于上流社会带来了一些具有特性的词语，难免与已有的英语单词意思相近，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一个最终被淘汰掉，在当时的情况下，通常是英语单词被淘汰。比如，reward一词来自诺曼法语，在这个词进入到英语之前，古英语中已经有一个与之意思相同的词 meed，在后来的演化中reward完全取代了 meed。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源于法语的people （从拉丁语引入）取代了古英语的leod，beautiful取代了 wlitig , 后者都已经从英语词汇中彻底消失了。

3、如果英语和法语中意思完全相同的两个词都被保留下来，其中的一个在词义上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成为另一个意思。“lewd”原先在古英语中“天真无知的、世俗的”等含义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转而变成了“放荡的、贪欲的”的意思，其最初的意思已被法语字naïve取代。另一种情况是，其中一个词的用法被严格地限制在某一个定义上。foe和 enemy这一对同义词就属于这种情况。古英语单词foe并没有被人们彻底遗忘，它仍然和 enemy一起被使用，但它的使用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当中。法语的courage比英语的gut 用得普遍，并且courage用作褒义，gut却是贬义的。在嘉奖战斗英雄时一般用“courage”或者同样是源自法语的“gallantry”而不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取自内脏的“guts”来形容一位英雄的勇猛。

4、当两种语言中意思相近的单词都存活下来而成为同义词时，不仅在意思上产生细微的差别，还在词的使用上产生差别。确切地说，经过时间的推移，同义词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固定用法，如：might 与 power并存； kingly 与royal 并存；wish与 desire并存，而这些词汇在用法上又受到各种限制，存在细小的差异，比如英语说royal family 不说kingly family；说three wishes，而不说 three desires ；说 labor power而不说 labor might。 如果不是词义的微妙改变，也会在文章和句子的风格上有所不同，产生世俗与学术之分，大众与精英之分，正式与随意之分。

17世纪以后到现在，法语词汇继续源源不断被英国人引入到自己的语言当中，继续丰富着英语词汇。由于法国的社会文化和法国人的性格，法语词汇和短语都有着自己特点和与众不同的内涵。

英语中表示“权利”这个概念的词汇中只有“right”是英国本土的单词，其他几个，如privilege 、prerogative 、perquisite等均来自法语或拉丁语。耐人寻味的是，right 专指人人都享有的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即合法的、符合道德规范的或传统上的正当权力，比如“birthright”、“rights of woman”等。“privilege ”通常指由于地位和身份而得到的某种特权，这种特权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是排他的“ exclusive privileges”。“prerogative”指基于习惯、法律赋予的个人或群体独有的权利或特权，尤指通过世袭而得到的特权和优先地位。“perquisite” 则是指额外的权利赋予的东西和特权，如“Politics was the perquisite of the upper class.” （参政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该词同时还指由于某人的特殊地位或者其工作需要而享有的特权或利益等。总而言之，在几个表达“权利”的概念中，来自法语的词汇多多少少都含有某种意义上的上层社会所独有的权利，这可以推断出当时的诺曼人的确在不列颠拥有特权，并且将指代这种特权的概念也带到了英语当中。 与这几个法语单词形成对照的是，英语的right则不分地位与阶层，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宪政国家也就不奇怪了。

法国人喜欢享受，在衣食住行上都追求完美，与英国人相比，他们更注重生活质量。他们常常嘲笑英国人在饮食上不思进取，只会开罐头和烤牛排。在法国流行着一句话：我们法国人为吃而活着，而英国人为活着而吃。英语中美食和烹饪有关的字大都从法语而来：stew（炖、焖）、grill（烧烤）、fry（煎炸）、boil （煮）、roast（烘烤）。十分有趣的是，某些可以食用的动物活着的时候是古英语词汇，如cow、sheep、pig，而一旦它们被做成美味佳肴之后就变成了法语beef、mutton、pork。这当然是因为猪、牛、羊是由英国人饲养的，而将它们做成食品的是法国人。在后来借入的法语词汇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法国在生活方式等方面所领导的新潮流。

法国这个暴力革命频发的国家还为英语带来了不少与人类革命与战争方面的词汇，而很多这样的词汇是英国这个习惯于妥协与融合的国度所缺乏的。 rebellion（叛乱、反叛）、alliance（联盟、联合）、revolution（革命）、guillotine（断头台）等体现革命与暴力的词语也被英语接收了。

法国大革命这个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还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进步思想。liberty、equality、democracy 等词汇又在英语中得到发扬光大。

文革期间我国英语教科书上经常使用的comrade（同志）一词的拉丁语词源意思是“小房间、房间”、“室友，尤指同营房的战友”。法国大革命时期，comrade有了 “同伴”、“同志”之意，指那种在政治关系上密切的伙伴，尤其是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同志，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mister（先生）。虽然comrade 第一次出现是在16世纪，但是在1884年英语从法语中引进了这个词。由于该词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它现在很少被使用，人们更多地使用同样是从法语引进的“colleague ”（同事） 。


即崇尚暴力又引领浪漫时尚的法兰西民族在提供了革命与暴力词汇的同时又带来了了温馨与浪漫的一面，他们一直引领世界时尚的潮流。服饰的精致华贵导致了服装词汇的丰富和细化。coat（外套）、jacket（短上衣）、dress（女装）、trousseau（嫁妆）、lingerie（女式贴身内衣）、chiffon（薄绸、缎带）、chic（别致的、时尚的款式和服饰)、boutique（专卖流行服饰的小商店）等都是法语。此外，chef（厨师）、café（咖啡屋）、discotheque（迪斯科舞厅）、reportage（报告文学）等时髦的词汇也被英语借入。

仔细分析法语与英语的关系会发现一个现象：即便两种语言可以融合得很好，甚至是天衣无缝，比如“Sir”是英语，“Madame”是法语，这两个不可分离的称谓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但是在两种词汇的内部结构的融合上却是不那么容易。绝大部分由法语词缀构成的单词依然与法语词根搭配，而英语词根与法语词缀融合的例子却非常少。

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英国和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战争不断。尽管在二战期间两国曾经结盟，但千百年来的恩恩怨怨使得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至今还显得十分微妙。虽然英法之间的海底隧道早已修通，但是双方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仍然存在着隔阂。无论从个人生活习惯还是社会习俗都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与保守、古板的英国人相比，法国人更为开放和乐于接受新事物。比如在度量单位上法国人早已改用公制制度，把英吉利海峡的最窄处称为33公里，而英国人还坚持说成21英里。但是法国人在对待英语的态度上却并没有那么开放。二战以后，大量的英语词汇涌入法语，法国政府为此不无担忧。一向不买英国人账的法国人把英语词汇的入侵看作是美利坚的崛起，而不是英吉利的胜利，这当然不无道理。当年法语在英国的领土上大行其道，如今英语词汇又大举入侵法兰西，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轮回。

即使是现在，主张维护语言纯洁性的法国语言学家们仍然坚决反对法语向英语借入词汇。他们认为，法语这样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最负盛名的语言是不应该受到其他语言“污染”的。面对法语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处于优势地位的今天，法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全力捍卫自己祖国的语言。法国官方甚至还明文规定在公共事物中不能说英语，只能说法语。政府的决心得到人民的响应，不少法国人在万不得已时不讲英语，即便是在瑞士的法语区，也有不少人拒绝学习英语。法国政府还花费力气阻止英语词汇在法国的流行，要求市民不要使用来自英语的新词汇。当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大模大样地谈论computer、software、floppy时，法国人却还在坚持使用ordinateur、logiciel、disqritte。但是全球化的冲击是任何国家都避免不了的，只要不是完全自我封闭的地区都难免会受到他国的影响。法国这样一个当今在欧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又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就更不可能不卷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法国人无论怎样看重自己的语言，无论倡导语言纯洁性的语言学家们如何努力，也无法抵挡外来词汇的涌入，无法改变英法混杂的用法在法国土地上大势流行的现实。今天的英语词汇在法语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法国人讲话中搀杂着英语词汇的现象已经很普遍。un CD、go to le pub、le football 、un cocktail 这样的口语在年轻人之间随处可见。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法国人来讲，在1066年成功地征服了英格兰至今还是他们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自豪的事。

今天，在所有的外来语中，法语仍然是英语借词最大的提供者，这大概是因为两国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接近。英国人一直将法国作为理想的度假目的地，许多人都到法国去度周末，甚至早出晚归去法国工作。两国人民之间频繁的接触无疑会增加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词汇的相互借鉴也更加难以避免，因此有理由相信今后来自法语的词汇仍将比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要多。

虽然大多数法语词汇都有着与拉丁语，甚至是希腊语的渊源，但是与拉丁语和希腊语不同，法语是毕竟是一个活的语言，是一个现行的语言，并因其严谨、极少产生歧义等优点一直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因此英语与法语之间仍然存在着两种文化的现实交流和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拉丁语与法语的紧密关系，进入到英语中的法语词汇绝大多数是拉丁语词源，法语从拉丁语中接收之后，又传入到英语当中。



八、古希腊语词汇


提起希腊文化，人们总是想到古希腊的哲学、艺术、神话和古希腊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很少提起古希腊文化和语言对西方语言产生的影响，而古希腊文化和语言对英语的影响则更是往往被忽略。因此本书将希腊语对英语的影响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讨论，并用大量事实说明，如果没有2500多年前的希腊文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英语不论从结构和词汇上都远远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模式。

古希腊文化通常指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到公元3世纪末的希腊文明，以公元前5世纪为最盛。“Greece”一词源自一个希腊部落的名称“Graikos”。从时间上看，希腊文明虽然晚于两河流域等东方文明，但希腊人继承和容纳了古代埃及、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文化中的先进因素，从而在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等方面都成为古代世界的顶峰。由于其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当时的希腊文化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古代表现形式之一，并成为现代西方文化的源头。西方人以古希腊文化而自豪，英语中的classic一词来自拉丁语，它的意思首先是“古典的”，主要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和艺术，而它同时又是“第一流的、高尚的、最优秀的”，说明西方人从来都认为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是最高的境界。人们甚至认为接近希腊语的任何语言都是好的语言，英语中的“barbarism”这个词除了野蛮、不文明，品味、风格或举止方面的不雅之外，还表示语言的不开化、不合语法的表达、不正确或不规则的词语、词形或表达法。当我们考察这个词的词源时，发现它出自希腊语，其最原始的意思竟是“非希腊的、外国的”，可见当时的希腊人认为自己的语言是最完美的并为此而自豪。后来这个词被拉丁语吸收，指外来语或错误粗俗的语言、芜杂的语句、鄙俗的句法等等。当它最终来到英语里时便直接继承了拉丁语所含的词义。

希腊字母在公元前1000年便已经出现，据专家考证，这是人类语言史上最先用字母来体现元音和辅音的语言。希腊人虽然不是字母的首创者，可是他们对字母加以改革，使它成为完备的语言记录工具，尤其是对拉丁语和法语的影响就更加突出，因此希腊语被称为“欧洲的母语”是当之无愧的。希腊语对英语的贡献也是根本性的，因为英语字母在罗马人入侵不列颠时仿照拉丁语而产生，而拉丁语中的字母又是根据希腊字母演变而来的。英语字母表“alphabet”的读音和拼写形式都仿照了希腊字母表的前两个字母“alpha”和“beta”，并由此产生了新的意思：“基础的、最基本的”。由于古希腊人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领先地位，希腊字母一直在数学和物理学中使用。

目前世界上有大约一千万人讲希腊语，主要集中在希腊和地中海东部一带。虽然在这个有着60多亿人口的地球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希腊语却是印欧语系希腊语族中唯一的成员，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重要性和独特性。

在人类语言发展史上，希腊语的影响从来都是巨大的。很久以前，“一些神学家和哲学家在谈到旧约中表现出来的希伯来人思想的独特性时，就将他们与古希腊时期的逻辑性和普遍性思考相比较，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章进行比较。”
[70]

 希腊文化和语言无疑是那个时期的典范。在莎士比亚的名剧Julius Caesar
 中，谋杀恺撒的团伙中的一位罗马将军用了一句一语双关的“It was Greek to me .”来回敬元老院议员，既表达了对议员的蔑视，也说明了希腊语在当时的确是一种高深而复杂的语言。后来英语中的短语“be Greek to sb” 就一直用来表示难以理解的东西或对某事一窍不通。

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在《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一书中指出：“欧洲的语法体系直到19世纪都是奠基于希腊人的语言学说及其在罗马国土的变体之上的。这方面证据之一就是语法术语，其中大多数术语都与古时相同，即使后世新兴的术语，大都不过是旧名词的新译。”
[71]

 说明了希腊语在欧洲语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对英语的影响也是如此，当我们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英语的各种规则、习惯时都会发现，大部分规则和习惯都与古希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英语在7世纪之前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因此也被叫做简易英语。在英语文字产生之时很多规则是在拉丁语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说，拉丁语在语法和词汇上都对英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希腊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之间，希腊人来到意大利半岛，输入了东部地中海的希腊文化。不断到来的商人和奴隶进一步密切了罗马与希腊世界的联系，加强了希腊对罗马在字母、文学、哲学、美术、宗教、政治和军事制度等方面的影响。这些文化均被罗马人吸收，并加以发扬光大，而变为罗马人自己的文化。
[72]

 罗马的艺术家们很多都来自希腊东部，受过希腊传统文化的熏陶，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仍然将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相提并论。罗马人信奉的很多神灵与希腊人相同，因此希腊和罗马的神话被合称为希腊罗马神话。同一个角色的神祇往往有两个名称，如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Zeus）在罗马神话中叫做朱比特(Jupiter)等等。罗马人使用的硬币是仿照希腊人的硬币而制造的，他们的经济和希腊殖民地的经济融为一体。即便后来罗马通过征服、缔约和结盟等各种方式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成为地中海一带无可争议的霸主，希腊文化仍然在罗马大行其道。“希腊文化对于罗马人的影响直至罗马帝国灭亡时始终不衰。”
[73]



根据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传递和借鉴关系。“几个世纪以来在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罗马帝国始终对古希腊的文学、音乐和艺术抱有敬畏之心，并从希腊语中吸收了许多元素。”
[74]

 在公元4世纪到15世纪希腊语曾经是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几乎希腊人所有的语法术语都译成了拉丁文，它们也正是以拉丁文的形式一直保持到现在。”
[75]



公元前100年左右，戴奥尼索斯（Dionysius Thrax ）就将词汇界定为八种词性, 紧接着，拉丁语等其他西方语言也相继分为了八种词性，后来的英语也效仿了这种方法，英语中关于词性的单词都是通过拉丁语引入的。

tense（时态）虽然源自拉丁语，但据考证，第一个提出时态概念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亚里士多德在他著名的《诗学》和《解释篇》中均对动词的时态提出了许多对后来的语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见解。古希腊语法学家更是对动词的三种时态（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进行了详细的界定。深受希腊语法学家影响的拉丁语学家们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区分出了动词的两种语态和三种时态。

对词汇学最早做出贡献的也是希腊人，他们很早就开始了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词现在所呈现的形式和意义进行研究的活动，对词汇的最初用法及其形式和含义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英语中的etymolog（词源学、语源学）便从希腊词汇 etumon（词的真正含义）而来。在构词方面，希腊人首先发明了首字母缩略构词法（acronym）并用这种方法创造了大量的新词。“acronym”本身就是一个希腊词汇，意思是topmost point。直到现在这种方法仍然是英语里使用得最多的构词法，每年数以千计的新词汇采用首字母缩略法进入到英语当中。

人们在追溯一个英语单词的来历时往往只看这个单词最直接的来源，而忽视了这个单词最早的渊源和间接的来源。在绝大部分研究英语历史的著作中，极少有人把希腊词汇作为英语词汇的一个重要来源进行讨论。1997年由Routledge 出版的The History of English
 中列举了从12世纪到20世纪进入到英语里的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几千个常用词汇，其中只提到三个源于古希腊的词汇，这对希腊语来说是似乎是不公平的。

在所有语言成分中，词汇是最具备跨文化能力的，也是最容易被其他语言所借鉴的。希腊语在语法方面对英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它对英语更重要的贡献是为英语带来大量的新词汇，这一点之所以被人们所忽视是因为希腊人从未登陆不列颠岛，希腊语和英语没有发生过正面的接触。大部分希腊语词汇首先渗透到在欧洲大陆使用的拉丁语当中，再通过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罗马人入侵和诺曼人入侵而带到英国，溶入到英语当中的。也就是说，英语中来自希腊语的词汇大部分是由拉丁语或法语翻译过来的，以至于很多人误把来自希腊语的英语词汇当作拉丁语或法语词汇。chronicle（编年史）本来是一个希腊词汇，几经周折成为法语词汇，英语从法语借用了这个单词。英语中的苹果酒（cider）一词更是经历了漫长的旅途：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

翻开世界历史大事年表，公元前两百年以前的人类文明活动中，属于古希腊的几乎占了一半。勤于思考，善于发现的古希腊人为整个世界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与其有关联的语言中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反映人类最初文明阶段特征的词汇大多源自古希腊语。我们在查阅一个与人类文化活动有关的单词时，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个词通常都来自古希腊语。

从语言文化的影响来说，最为明显的末过于进入到英语中的大量典故和谚语。希腊人善于使用各种不同的格言来表达自己的文化 来自古希腊的典故和格言在当今的英语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仅仅是希腊神话就为英语贡献了数以千计的典故。在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典故词典》中，字母A部分共收录了88个词条，取自希腊神话和与古希腊有关的词条便有24个之多，占到27%，仅次于被认为出产英语典故和短语之最的《圣经》所占的比例。从阿波罗（Apollo）到维纳斯（Venus），从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到达摩克利斯之箭（Damocles’ sword）, 从大西洋（Atlantic）到欧罗巴（Europe），无不闪烁着希腊文化的光芒。在西方，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因为在希腊神话中猫头鹰代表着智慧女神雅典娜，这一点至今还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体现。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oyce James）在为自己的小说、被称为意识流开山之作的“天书”《尤利西斯》（Ulysses
 ）
[76]

 命名时也忘不了到希腊神话中去寻找依据。虽然与对英语在词汇方面的贡献相比，来源于希腊的谚语和固定用语相对较少，但这些固定用法和谚语仍然是英语语言中不可缺少的。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的语言，希腊语向英语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语言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词汇，涵盖了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带给今天的人们思考与启迪的内涵深刻的词汇。

古希腊是最早建立民主政治（democracy）的国家，这是城邦制和商业文明使然。英语中的政治（politics）一词便是由城邦（polis）而来。在古希腊，城邦的中心常在一个利于防守的山丘上，这里是处理公务和大家议事的地方，也是体现政治的地方。古希腊的城邦不仅是一个小型的城市，而且还包括周边的乡村，在规模和形式上类似于今天的社区。城邦的特点不在于它的建筑，而在于它的精神。正如一位古希腊诗人所说，构成城邦的不是那些坚实的房屋和牢固的石头墙，也不是人工沟渠和造船厂，而是人们能够使用他们的机会。

古希腊人把城邦叫做“common thing”（寻常的东西），它既不属于国王又不属于神，也不属于少数贵族，而是属于广大民众。英语里看似简单的一个字“place”（地点）却源自古希腊，意思是“town square”（市政广场），即所谓的能够称作“地方”的地方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的广场。在古希腊，城邦制不仅是民主政治形成的基础，它的意义还在于带来了一系列进步的理念，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标志性的词汇。从城邦（polis）衍生出了citizen（公民）、 constitution（宪法、章程、惯例）、govern（治理、统治）、politics（政治、政治学）、politician（政治家）等概念。在希腊语中，这几个字都源于相同的词根。
[77]



从词源上解释，今天英语里的“政治”（politics）这个概念往往会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用法：“城邦的事情”、“政府管理的科学”，他的著作governing and governments
 被正式翻译为《政治学》，他也成为政治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在polis这个单词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英语中的polite（有礼貌的），指城市中举止文明的公民。与此同源的policy（治国之策、方针）还有“保险单，保险契约、证明”等词义，折射出古希腊人关于政治的理解。

“正是有了民主的意识和观念才有了与之相对应的monarchy（君主政治），tyrant（暴君）与democracy（民主）等政治概念起源于希腊人对政治的看法。反面概念的出现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政治与文明的态度。”
[78]

 “这些概念对于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东西，然而对于希腊城邦社会来说，却是须臾不可缺少的。”
[79]



先进的东西注定会走向世界。古希腊的文明不仅影响了整个欧洲，最终也影响了中国。近代传入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为中国文化带来了全新的元素，填补了中国文化在这个领域的空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弥足珍贵的理念。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英语词汇都有意思相近的同义词，而“democracy”和“science”这两个字却没有同义词，也就是说在其他语言中并没有产生过体现这两个概念的原创词。科学与民主，这是古希腊文化中独有的东西，也是古希腊人对人类世界最宝贵的贡献。

对英语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基督教也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许多与宗教和神学有关的词汇都是先由讲阿拉姆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民族所创造，并不是由讲拉丁语的人所发明的。”
[80]



《圣经》（The Bible
 ）这个书名最先就是由希腊语biblos而来，意思是“ the inner back of the papyrus ”，而papyrus 是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用来书写用的一种由芦苇制作的纸莎草（这似乎说明《圣经》是当时绝无仅有的书籍）。《圣经》中的创世纪Genesis
 就是一个源自古希腊语的词汇。基督教中最核心的几个概念都来自希腊语：“Christ” (耶稣)一词就是希腊文“christos ”（救世主），耶稣这个名字的含义即是“主的拯救”，这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church（教堂）在希腊语中是君主的住房；angel（天使）也是一个希腊语，意为神的使者；monk （僧侣）一词则由希腊语“ monos”（单个、单身）而来，说明了僧侣的生活状态；此外，教堂里唱的赞美诗hymn 也来自希腊语。

古希腊人一贯认为和谐就是一种美。英语中 cosmos（宇宙）一词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必达哥拉斯及其弟子们在对宇宙天体进行研究时所使用的一个词。他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而cosmos正好含有完整的世界、有秩序的和和谐的意思。在地球还没有被证明是一个球体之前，毕达哥拉斯就相信地球的形状是圆的，其理由就是圆形比较完美而和谐。

经济学“economy” 一词虽然源自希腊文中的 “管家”，后派生出“家庭管理”、“节约”、“行政”、“安排”及“国家岁入”等含义。而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中作为前缀的“micro-”与“macro-” 都来自希腊语，可见古希腊文化和词语对当今英语的影响之大。

仅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就能够看到古希腊语对英语词汇的影响。反过来通过对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又可以窥探到他们研究的兴趣和他们的内心世界。

“idea” 这个词出自希腊语，该词最初就是指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一种理念。柏拉图首次使用idea 一词之前，该词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某个物体的形式和外表，因此与人的视觉有关。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
 ）按字面本应该译为《共和国》，显然是因为书中描述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性国度而被译为了《理想国》，另外一个原因也与他的理想主义“idealism”不无关系。

柏拉图的作品中最早出现analogy（类似、类推）、antipodes（相对极、恰恰相反的事物）、dialectic（辩证法）、enthusiasm（狂热、激发热情的事物）、 mathematical（数学的、精确的）、synthesis（综合、合成）、system（系统、制度、秩序、规律）等概念，反映了他所研究的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在The Republic
 这部代表作中，柏拉图多次使用“reflection”（沉思、指责、怀疑）和“contempt”（轻视、轻蔑、藐视法庭或国会)）等词汇。

虽然柏拉图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生活，而他晚年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加注重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总结，他更强调idea只有在对客观环境有了仔细的观察和感受之后才会形成。当他完成“Metaphysics
 ”（形而上学）的写作之后，idea才渐渐有了现在的含义。“metaphysics”一词是基于物理现象，也就是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得名，由meta-（在其后）和physics（物理学）构成。如今，idea在英语中的意思已经与当年柏拉图所赋予的含义有了很大的变化，使得后人能够在此基础上将该词从外延和内涵上都加以扩展。后来这个词又指康德哲学中非经验的理性概念以及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真理。

亚里士多德的博学多才和勤奋为人类留下了难以计数的、百科全书般的著作。他不仅是哲学家、科学家，还被认为是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当年所使用的一些词汇，如原则、形式、能量、动机、目的、现实性等等已成为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和科学实践中不可缺少的词语。他在政治学、伦理学、诗歌艺术、植物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天文学、修辞学、动物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等重大学科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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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植物学为例，植物学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英语里几乎所有的与植物学领域有关的词汇都来自希腊语，包括botany这个词本身。许多常见的野生植物的英文名称都可以追述到亚里士多德时代。

由于他的研究，其他学科中一些新词汇被创造出来，并被借入到英语当中。由他所创立的逻辑学，我们有了logic这个纯粹的希腊词汇，辑学中的三段论（syllogism）的第一个使用者也是亚里士多德。

据考证，subject（学科）、concept（概念）、ethics（道德规范）、physiology（生理学）、synonym（同义词）、axiom（公理）、category （种类、范畴）、mechanics （机械学、技巧）、organic (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synthesis（综合、合成）、absolute（完全的、绝对的）、definition（定义、解说）、equivocal（摸棱两可的）、 induction（归纳）、potential（潜能、潜在的）、property（特性、性质）、quintessence（精华、典范）、universal （宇宙的、普遍的）等等涵盖了各个领域的词汇都来自亚里士多德。仅仅从这些词汇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研究范围之广，所涉猎的学科之多。如果要研究英语科技词汇的历史，最终也要回到亚里士多德时代，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不仅是最早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还是最早的艺术家。希腊语technology就是艺术、对艺术或工艺的系统应用。今天世界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很多形式都与古希腊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魔术（magic）就与古希腊的星相学和巫术有关。古希腊人在戏剧创作和戏剧艺术方面更是均有建树，drama（戏剧）、comedy（喜剧）、tragedy（悲剧）都是古希腊人的平常的娱乐享受。由于戏剧往往带来夸张和给人印象深刻的效果，英语单词“dramatic”便有了“明显的、生动的、有力的、富于表现力的、引人注目的”等含义。

希腊人的确是聪明智慧的。从词源上考查来自古希腊语的词汇，我们会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反映出古希腊人善于思考，科学理性、实事求是的特点。比如，古希腊早期的法律一词为Themis 和Dike，这是正义女神“特密斯”和她的女儿“达克”的名字。用这对母女的名字为法律命名“意味着在古希腊人看来，法律与正义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正义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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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观点仍然为今天的人们所深信不疑。

文艺复兴再次将古希腊文化带到英语当中，增加了希腊语言对英语词汇的影响。大量的希腊语单词又进入到英语当中。从1500年，也就是中古英语的后期开始，希腊语对英语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因为这时的英国学者们也需要更多的词汇来表达更为复杂和更为细微的思想， 其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字就是1644年首次被记载的 “encyclopedia”（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本义是由“循环的、周期性、平常的”以及“教育”两个部分组成，含义是“接受通才教育的人所应该学习的艺术和科学知识”，说明文艺复兴时期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教育的重视。

逻辑思维被认为是科学的开端，因而“希腊人是第一批科学家，所有的科学都源于希腊”。对天文学颇有研究而又极富想象力的古希腊人“发明”的“milky way” （银河）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当人类在科技方面不断进步，不断发明出许多新的器物时，总是要从希腊词汇中寻找为其命名的方法，比如，照片（photo）便取自希腊文 photos（光）；显微镜（microscope）就是由希腊字 mikros（small）和skopein（observe closely）组合而得到；电话（telephone）则是希腊语中的tele（远距离）和另一个希腊词汇 phone（声音）的组合。

英语里表示“学科、学问”的词以-ology这个后缀结尾，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定式，在为任何新兴的学科命名时人们总免不了在后面加上“ology”，比如研究不明飞行物的学科就是在UFO的基础上成为ufology，而希腊人最先开创的生物学（biology）和地质学（geology）是产生 “ology”的最初根源。如今一些词典索性将“ology”列为一个单独的名词，可见其使用的频率和重要程度之高。

一个典型的希腊前缀“pan-”不仅构成了panorama（全景）、panacea（万能药）、pantheism（泛神论）、pancosmism （泛宇宙论）、pansophism（所谓的万事通）等单词，还使我们今天能够很容易地表达Pan-American（泛美）、Pan-African（泛非）等概念，类似于“泛珠江三角洲”等词语也被中国所借鉴，只是“pan-”的含义与汉语中的“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读音也比较接近，因而没有译成“潘”，而译成了“泛”。不知情的人也许从来都认为这是一个地道的汉语表达，不曾想到它与希腊语的渊源。“Pan”本来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山林和畜牧之神，译为“潘神”，是希腊神话中最古老的神祗之一。希腊语 Pantheion 有众神的神祠的意思，该词作为前缀被多种西方语言所采用，表示全、泛之义。

人类最古老的航海活动来自最先发明了船只和进行海上冒险的民族。古希腊人是世界上最早从事航海活动的民族之一，古希腊的航海艺术和词汇一起很早就传到地中海一带。ocean（海洋）这个字本身就源自希腊语中的奥西娜斯神（Oceanus），意思是“环绕地球的大河”，与地中海（Mediterranean）相对应。英语里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航海词汇gulf和pilot也是希腊词汇。其中gulf 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水域，pilot 源自希腊语的方向桨。这两个词分别进入到意大利语当中，然后被法语借鉴，英语又借自法语。其中的pilot 从水上被移用到天上，于1848年第一次用来指热气球驾驶员，当飞机被发明之后，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飞行员”。

英语单词“typhoon”（台风）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来自汉语的词汇，但事实上这个单词的来源十分复杂，其中就有汉语、希腊语、阿拉伯语、东印度语等多国语言背景。在希腊语中，单词typhon 是希腊神话中的风神，也是“旋风，台风”的普通名词，通过其他语言进入到英语当中。巧合的是，在中国南部沿海居住的人们也把附近洋面发生的飓风叫做“toi fung”，与希腊语的发音非常接近，各种形式合并在一起最后变成了今天的“typhoon”。如此看来，这个单词的希腊语成分更多一些。

克隆技术是最能够体现当代人类智慧和现代科学水平的技术之一，但是“克隆”（clone）一词并不是一个新发明的当代科技词汇，它首次出现在1903年，是一个生物学名词，指被培植的植物，其每一个分支都从最初的主干中移植过来，后来逐渐被推广为任何无性繁殖的生物。这个词刚开始被《科学》杂志上使用时的拼写形式是“clon”, 后经其他科学家修改为clone，而“clon”是从纯粹的希腊语词根“klon”变过来的，意思是嫩枝，也指一颗树上的嫩枝与树干的相似关系。这样一个纯粹的现代科技词汇竟也和古希腊联系在一起，希腊语的生命力可见一斑。

heuristic来自希腊语heuriskein，意为“发现”，在英语里成为探索、探究，即调查或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一种推测性系统，同时它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启发式的，也就是通过学生的调查研究获得发现从而学习知识的一种教育方法。由于该词所蕴含的科学与理性精神，在严谨的西方管理文献中经常会看到它的出现。当计算机科学家想要表达这样一个复杂的观念，即通过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法发现最合适的一种（在一个程序的连续阶段被选择出来以用于该程序的下一步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技巧）时，他们采用了这个意义浓缩，包容量大的来自希腊语的单词。

symposium （专题研讨会、讨论会），这个今天世界上仍然频繁使用的概念源自希腊语，由 sym（一起）+posis（饮酒）构成。古希腊人在宴会之后总会举行交谈或者音乐会，谈论时事，交流思想，这种习惯延续至今。

emporium（大型商业中心）在希腊语中最早指旅行的商人，那时的商人都边旅行边做买卖。

symphony（交响乐）在希腊语中就是“和谐”意思。交响乐比独奏的形式更讲究不同乐器组合之间的协调，其恢宏的气势也是独奏乐器和小型乐队所难以达到的，于是西方人便用这个希腊语词汇为这样一种音乐形式命名。

几乎所有开创人类文明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起源于古希腊，在将这些人类智慧向世界传播的同时，希腊语也为其他语言带来了大量代表人类文明的各个学科领域的词汇。

文学术语：hyperbole（夸张法）、 metaphor（ 暗喻）、syntax（句法、排列）、rhetoric（修辞学、华丽的文辞）、 trope（修辞、比喻）；

语言学术语：philology（语言学）、grammar（语法）、syntax（句子结构）、adjective（形容词）、gender（性）、noun （名词）、 number（数）、verb（动词）、parenthesis（插入语）、idiom（成语、习惯用语）、synonymy（同义词）、 antonymy（反义词）；

数学词汇：mathematics（数学）、 hypotenuse（直角三角形的斜边）、

isosceles（二等边的）；

音乐词汇：rhythm（节奏）、harmony（协调、一致）、tone（音调、音质）、 melody悦耳的音调）、chord（和音）；

科技词汇：atom（原子）、eclipse（日蚀、月蚀）、magnet（磁铁）、astronomy（天文学）；

医学词汇：arthritis（关节炎）、clinic（诊所）、cardiac（强心剂）、diagnosis（诊断）、pharmacy（药房、药剂学）、diet（饮食）；

运动词汇：athlete（运动员）、gymnasium（体育馆、健身房）、marathon（马拉松赛跑）、stadium（大型露天运动场）；

度量单位： meter（米）、gram（克）；

希腊人无所不及的活动还为英语贡献了大量包罗万象的词汇，其中有直接借入的，也有通过拉丁语和法语传入的。system（系统、体系）、theory（理论、学说）、aesthetics（美学、 审美哲学）、chaos（混沌、混乱）、eclectic（折衷的、折衷主义）、echo（回声、反射）、mystery（神秘、神秘之事）、idiot（白痴）、ethnic（种族的）、acme（最高点、极致）、criterion（判断事物的标准、规范）、 idiosyncrasy（特质、特性）、misanthrope（厌恶人类的、不愿与人交往的）、pathos（哀婉、伤感）、bathos（突降法）、crisis（危机）、critic（评论家）、enthusiasm（狂热、积极性）、pylon（路标塔）、dogma（教条）、paradox（似是而非的论点、自相矛盾的话）、mentor（导师、顾问）等等来自希腊语的词汇包含了几乎所有的领域，既有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和高尚情操的“审美学”，又有体现人类细腻的精神状态的“哀婉、伤感”；既有表达人类处世态度的“折衷主义”，又有表现人类美好追求的“判断是非的标准”，既有学术领域中经常出现的“教条”，又有更高层次的“批评家”。与淳朴的古英语词汇相比，希腊语词汇的确是今天的社会发展所无法缺少的语言元素。难怪有学者说，“如果我们要在一切语言中选出应得优胜奖的语言来，谁敢牺牲希腊语呢？这种语言具有神一般的精髓：人们一旦尝到它的风味，就会觉得别的语言不是枯燥无味，就是粗糙难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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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仅仅对希腊语词汇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丰富异常的表现力进行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无论是当年拉丁语中的compassio 还是今天英语中的compassion，都很难看出希腊词汇的痕迹，这也许是人们忽视希腊语的又一个原因。事实上，今天英语中来自希腊语的词汇也大都保持了某些特征，以-is和-on结尾的单词大都来自希腊语，如：analysis、crisis、 synopsis 和 automaton、 neutron、 criterion等等 。

源自希腊语的词汇往往带有抽象意义。英语中“标准”这个概念共有七个同义词：standard、benchmark、criterion、gauge、measure、touchstone、yardstick，其中只有criterion来自希腊语，通过以下例句对这七个单词的用法进行比较：

a book that is a standard
 of literary excellence（一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典范）；

a painting that is a benchmark
 of quality（一幅质量上乘的油画）；

educational criteria
 （教育标准）；

behavior that is a gauge
 of self-control（自我控制的规范行为）；

the final measure
 of the worth of a society（社会财富的最终估价尺度）

success, a touchstone
 of opportunity, ambition, and ability（成功是机遇、野心和能力的试金石）；

farm failures, a yardstick
 of federal banking policy（农业落后是衡量封建金融政策的标准）

可以看出，其他的“标准”都是比较直观的，是比较容易测量的，唯有“criterion”所起的作用是抽象的、独特的。

英语中从希腊引进的单词都反映出古希腊人的特点。

同样是“语言学”这个概念，来自希腊语的“philology”与来自拉丁语的“linguistics”有着不同的意义。linguistics 源于拉丁语“lingua”意思是“舌”，由舌头这个发音器官得到了语言“language”一词。其词汇意义的来历十分简单和表浅。而希腊语的“philology”由前缀“philo-”（love）+ logos （word、speech）构成，意思是“love of letters”、“love of discussion and literature”，于1716年正式成为关“science of language”（语言的科学）。与linguistics相比，显然希腊语的“philology”的原意更深刻。虽然“philology”作为“语言学”概念并未被广泛使用，比如在美国等国家一般更多使用linguistics，但是“philology”所承载的文化含义是后者所不能比拟的。　

“logos”的含义也是非常深刻的，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中，它是支配宇宙的原则、这种原则的来源或人类关于宇宙的推理；在诡辩家那里，它是理性论争的题目或论争本身；对于斯多葛学派来说，它是宇宙中活跃的、物质的、理性的原则。进一步讲，logos还与宗教有关。在《圣经》中它指“圣子”，上帝通过它与人类沟通，因此与上帝的智慧有关，是所有活动的源泉，是存在于人类灵魂中的推理能力，在此意义上也可作 “word”讲。logos还有演讲、谈论、对词语的挑选、对词语的崇拜等含义，并衍生出了logomachy（对词的争议、文字游戏）、logotactics（词汇结构学）、logoplegia（语言障碍）等词汇。另外，logos还有推论、推理的意思，与logic（逻辑）一词同源。另一个与它同源的“logistics”（后勤、军事后勤学）则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分配和仔细计算的含义。由logos的几个同源词，我们可以反过来加深对logos这个字自身含义的理解，也就是加深对希腊版的语言学“philology”含义的理解。也许当今天人们用“logo”来指标识和教学语言时，很少会想到它是从希腊语logos变化而来。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古老的语言、西方文明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语言，希腊语向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提供的大量丰富词汇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来自希腊语的词汇涉及到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分支学科和专业。“这种感觉也许从事人文科学的人们更为强烈。他们往往需要让自己的语言能够表达出人类最精致的思想，就像希腊语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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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词汇中三个音节以上的单词往往由词根部分和词干部分构成，而来自希腊语的词根在英语里占到绝大多数。仅仅是从希腊语中吸收的常用前缀和后缀就有上百个之多，正是这些前缀和后缀使得英语的词汇量大大增加。希腊语词汇成就了现代英语词汇丰富多彩的辉煌，使英语这个本来十分简朴的语言成为世界上在词汇方面最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从自然到人文，从物质到精神、从政治到经济、从宏观到微观，从宇宙到内心、从简单到复杂，无所不包，无奇不有。以下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前缀：


astro-（星、天体、宇宙）：astrophysics（天体物理学）、 astrometry （天体测量学）、 astronaut（宇航员）；

arch-（第一的, 主要的、极端的）：archenemy（主要敌人）、archconservative（极度保守的）；

poly -（多的、多个的）：polyatomic （多原子的）；

（不寻常的、过度的、不正常的）：polydipsia ( 过度的干渴)；

（聚合物、聚合的）：polyethylene （聚乙烯）；

hetero-（其它的、不同的）：heterochromatic（杂色的）、heterosexual （异性恋）；

chrono-（时间）：chronic（慢性的、习惯性的）、chronologer（年代学者、历史家）、chronological（按年代顺序排列的）；

hemi- （半）：hemicolloid （半胶体）、hemigroup（半群）；

physio- （自然）：physiolatry（自然崇拜）、physiography（地文学、 地相学）；

philo-（爱、爱好）：philobiblic（爱书的、爱好文学的）、philogynist（喜欢女人的人、爱慕女人的人）；

anthropo- （人、人类的）： anthropocentric（以人类为中心的）、anthropogeny（人类起源论）；

litho-（石头）：lithosphere（岩石圈）、lithontriptic （碎石药）；


后缀：


-graph （书写）：calligrapher (书法家)；

-phobia“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强烈的、不正常的或不合逻辑的恐惧”：xenophobia.（仇外，惧外）、

-itis （发炎的、疾病的）：laryngitis（喉炎）、tracheitis（气管炎）；

（有…的明显倾向，沉溺于…）：televisionitis（电视迷）；

-path （疗法）：naturopath （物理治疗者）；

（ 受某特定影响者）：sociopath（反社会的人）；

-osis （状态、过程、动作）：osmosis（潜移默化）；

（病变的或不正常的状态）：neurosis（神经机能病）；

（增多、形成）leukocytosis（白血球增多）；

-oid (似…的、有…外表的、与…相关的)：acanthoid（刺状的）、humanoid（类人动物）；

-plasia（生长、发育）：achondroplasia.（软骨发育不全）；

-archy（统治、统治权）：oligarchy（寡头政治）；

-latry（崇拜）：bibliolatry（书籍崇拜）、bardolatry（莎士比亚崇拜）。

以上所举的只是英语引进的希腊词缀的一部分。而仅仅从这些词缀便让我们相信希腊语的影响的确非同一般。可以说，用希腊语词缀组成的英语单词包含了从普通常用到非常专业生僻的词汇。也许有些词缀和单词对于普通读者来讲可能一辈子也难得碰到，但是这些词汇的存在本身就为英语增添了色彩。一些常用的希腊语词缀所拥有的功能远远比一般读者平时所掌握的还要多。比如“-ism”是一个常用的希腊语后缀，大家都知道由他构成的单词是某某“主义”、“理论”、“教条”，但是它还有与以上含义毫不相干的意思，比如“状态、状况、品质、行为”：alcoholism（酗酒、酒精中毒）、pauperism（赤贫）、strychninism （马钱子碱中毒）、vandalism（故意破坏艺术的行为），另外还有“显著的或典型的特性”之意：Latinism （拉丁性格）。“-phone”是“声音”、“接收或传送声音的设备”：homophone （同音字母）、geophone （地音探听器），但它同时还指“讲某种语言的人”：Anglophone （讲英语的人）。

后缀“epi-”可以构成（在……之上、在……周围、在……旁边、在……中间、在……之后）等四个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的单词，由这样一个后缀我们得到了 epicarp（外果皮）、epibiont（体表寄生物）、epicenter（中心、震中）、epichorial（某一地区特有的）、epiphyte（附生植物）、epidemic（流行的、传染的）、epiphenomenon（附带现象）、epitaph（墓志铭）、epithet（绰号、称号）、episode（插曲、插话）和epilogue（尾声）等数以百计的常用和不太常用的英语词汇。

仅仅是bio-（生命、生物）、gen-（产生、发生）、 ge(o)-（土地）、therm-(热、热电)、-logy(学、论)、-meter（米、表）、-oid（像….的，与…..相关的）和-ism（主义、学说）等7个词缀组成的单词就为英语增加了1，100多个单词。其中仅-meter这个后缀就可以组成400多个科技词汇。
[85]

 其贡献之大不言而喻。

从这些前缀和后缀我们同样也了解到来自希腊语的成分大多代表着日常生活之外的高层次的概念，相当一部分还与科学研究有关。同来自古英语的词缀 mis-, un-, -ness,-less等相比，后者虽然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来自古希腊的词缀，但是在功能上体现出了差别。古英语词缀大多是功能上起作用的，在原有的单词上做固定的改变，因而搭配率更高；而古希腊词缀在构造全新的词汇方面则更为丰富，发挥的余地也更大，起到了古英语词缀无法起到的作用。有些需要一个句子或者短语才能够解释清楚的概念可以由一个希腊语词缀组成的单词来表达，并且听起来更专业。

古希腊产生的思想家是在那个时代世界上其他地区所不能企及的。思想家都关注人的内心和思想，关注人类社会的精神状况，因此与拉丁语和法语相比，源自希腊语的词汇更多的是体现人类思维活动和情感领域等内心世界的词语，大多与意识形态和人类的精神生活有关。对于当时还处在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人们来说，希腊语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种很难的，一般民众可望不可及的语言。但对于处于各个方面不断发展的不列颠岛上的上层人事来说，他们所需要的正是这些能够填补这方面空缺的词汇；对于学者们来说，他们也需要更多的词汇来表达更为复杂和更为细微的思想。因为“希腊人代表了另外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拥有悠久的崇尚华丽辞藻的修辞手段的历史。希腊人采用各种各样的关键词来尽情表达和重视他们的文化。”
[86]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在文章和演讲中尽量展示其雄辩的才华。雄辩这个概念本身就来自古希腊，只有当一种语言具备了表现雄辩的品质它才能是有说服力和表现力的。要使语言富于表现力和优美无比，丰富的词汇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词汇的多样化才能带来风格的多样化。

如果没有希腊语以及拉丁语的介入，今天的英语也许会简单得多，至少我们无需去记忆这么多多音节的词汇，区分这么多复杂的同义词，但英语也许就会因此失去如此巨大的魅力和作用，英语文学家们也就无从施展自己的语言才华，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大文豪也会因此而逊色不少。语言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影响的，没有精确的语言，再伟大的思想家也无法把自己的理论向世人传播，再细腻的诗人和作家也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正是希腊语这个语言的宝库将它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含义极其精确的词语奉献给了当时的文化精英和思想精英，才成就了希腊国土上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成就了那么多集智慧与优美之大成的文献，而这些作品反过来又为语言增添了新的元素。

试想，如果没有ism、ology、pan、micro、neo、meter等等无数来自希腊语的词缀，今天的英语怎样表示capitalism（资本主义）, ufology（飞碟学）, Pan-American（泛美的）, microeconomics（微观经济学）, neoclassicism（新古典主义）、kilometer （公里）等概念，最能体现人类智慧的词汇又将是怎样的。

在所有来外来语词汇中，由于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之间的渊源，希腊语词汇与拉丁语词汇之间的关系最为直接，其可比程度也比较高。显然在构筑新词方面希腊语是人们的首选，比如电话（telephone）的两个部分都是由希腊语中的tele（远距离）和 phone（声音）构成，而television（电视）则是由tele和拉丁语中的 vision（视觉）结合而来（似乎希腊语中没有更合适的词）。但是更多的时候英语对于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个文化内涵丰富、影响力极大的外来语言似乎表现同样的情感和态度，并没有厚此薄彼，因而出现了将两种语言中意义基本相同的词缀都保留下来的情况。比如英语里表示“超级、超越、在...之上、高于、过度”等的词缀有来自希腊语的“hyper-” 和来自拉丁语的“super-”，在意思上两者几乎没有差别，在搭配方面也似乎难以看出有何讲究，来自拉丁语的superimpose（添加、双重）、superfine（极好的）、supersaturate（使过饱和）、supersubtle（过分精细的）、superpower（超级强权）等与来自希腊语的hypercharge（超荷）、hypercritical（吹毛求疵的）等词汇在构词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样，由希腊语前缀hemi-构成的单词hemihedral（半面的、完成一半的）、hemiparasite（半寄生物）与有拉丁语前缀semi-构成的semicircle（半圆）、semiconscious（半清醒的）、semiofficial（半官方的）等前缀似乎也完全可以相互取代，只是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搭配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与拉丁语和法语相比，希腊语词汇的搭配率也许并不算高，但是很多来自希腊语的词汇都是英语里独一无二的词汇，并没有与之意义相近的同义词，也就是说它们是填补空白的词汇，是英语里不可缺少的词汇。

从古至今，希腊的文化人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世界上最高雅优美的语言，为此而骄傲，并主动承担起传承和发扬的使命。“希腊演说者总是十分坚持他们的文字遗产，这也是他们的语言尽管曾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也能在这么多个世纪仍然保持统一性的原因之一。”
[87]



由文化的原因导致的语言接收是自愿的、也是持久的，不一定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有关。统治着希腊好几个世纪的罗马人的力量显然大于希腊人，但他们始终对希腊文化抱着敬畏的态度，对希腊的文学、音乐和艺术等都十分崇拜，主动借入了这些领域的大量词汇。

今天的西方人仍然习惯于到古希腊语中寻找构词的灵感，这并不说明当今人类语言资源已经枯竭，事实上，人类有千千万万种发明新词汇的方法，对希腊语情有独钟说明了人类总有寻根的情结，总是对自己文化源头有着莫名的依赖和不舍，同时也说明了古希腊语无穷的魅力和影响力。

语言的形成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化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而对于现代英语来说，古希腊的文明所起到的作用往往被人们低估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希腊文明当初的辉煌才使得今天的英语有了现在的模样。

语言又是不断变化的，那些不需要的东西将会慢慢淘汰，逐渐被人们遗忘，而新的东西，则随着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词汇便是最能够体现这个特性的部分。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英语的词汇不断变化，但来自希腊语的词汇和词缀却永远地保留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从古希腊语中吸收养分的同时，西方人也将古希腊人征服自然精神、浪漫自由精神、科学理性精神和思辨精神融入到自己的性格当中。归纳起来，由phil + anthr 组成的philanthropy（爱人类）和由philo + sophy 组成的 philosophy（爱智慧）构成了古希腊文化的核心，从这两个字里，我们仍然感受到古希腊人的心胸和视野，他们的聪明和实在，他们的追求和爱好。“爱人类”与“爱智慧”这两个字至今仍然让我们感动。爱人类就是追求全人类美好的生活；爱智慧就是怎样实现全人类美好生活这个理想，这两点仍然也是今天全世界的人们不懈的追求和美好的愿望。

古希腊的文明正离我们渐渐远去，但它所留下来思想精髓是永恒的，它对西方语言所产生的影响也将是永恒的。



九、美国英语词汇


当第一批英国移民来到美洲大陆时，也许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由于他们在这块陌生土地上的开拓与发展，他们从英国带来的语言会在四百多年后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方式走向世界，成为与英国本土语言相并列的一个最大的英语分支。

应该说一开始新移民对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和研究，只是当做一种生活所必须的交流工具，他们真正开始关注自己的语言还是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之后。那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这些变革毫无疑问也会影响到人们对语言的看法。摆脱了英国的统治，有了独立身份的美国人自然会对自己的语言也抱一种前所未有的审视态度。

“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对英国的态度十分敌对，以至于有人认为应该考虑接受另外一种语言，而不是英语。这样的提议曾经有过几次反复，其主导思想是，既然同英国彻底决裂，那么语言也要分开，包括一些权威人士也这样认为。但是从美国的宪法中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制宪元勋们并没有更多地关注这件事，因为宪法里没有提及语言问题。所以即便有这样的提议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过。”
[88]

 毕竟短时间内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是不现实的。但不管怎么说，独立的意识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对语言的看法，只是由于语言本身的特殊性，这种影响只能局限在某个框架和范围中，这一点已被下面这个事实所证明：“随着政治上的独立，人们提出要求在语言方面也应有相应的独立。终于在1780年，美国第一次用“American”一词指称它的语言，1806年由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第一次提出“American English”这个全新的语言名称。”
[89]

 随着时间的推移，American English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美国英语的种子在第一批殖民者进入新大陆之前就播下了。最早来到新大陆的是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下的英格兰成长起来的清教徒，他们人种比较单一，来自相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学的是莎士比亚时期的语言，带有明显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特征， 直到18世纪之前美国英语都被认为与英国英语无大的差别。“北美十三州的独立正式将英语世界分裂开来。美国成为西半球最具活力的独立国家，也是第一个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美国人在文化上继承了欧洲文化的遗产，1776年之后的发展与扩张是这块土地上的主要任务，而在这种扩张的过程中英国的文化、思维方式也由此摆脱了英国本土的统治而在英国本土之外广泛传播和发扬，尽管是通过某种方式的改良，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在起作用。”
[90]

 虽然英国文化的基因是美国文化和美国英语的基础，但是殖民地与英国本土之间的空间距离难免会导致两者在语言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异化。

无可否认，英国英语与美国英语的最大差别是词汇的差别。

一般说来，纯粹的美语词汇主要指直接来自印地安语的词汇、在奴隶贩卖过程中产生的词汇、在去到新大陆途中与其他语言的接触所得到的外来语词汇，包括水手的行话和各种混杂的语言。这些词汇都对最初的美国语言产生了影响，在词汇方面形成了与英国英语最大的差别。

早期到来的大多数移民都有着受到宗教迫害的背景，美国的缔造者就是一批深受宗教迫害的人，因此他们比其他民族更懂得自由与平等的宝贵。初到新大陆的移民无依无靠，他们需要互相帮助、自强自立，形成了一种外向的、崇尚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在后来的岁月中，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来到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也孕育了这个国家开放包容的传统。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了语言的接收和发展上，导致了带有明显的美国文化和美国价值观词汇的产生。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self-achievement（自我价值实现）、anti-tradition（反传统)、 rebellion（反叛精神）、frontier spirit（西部精神）、cando（热心的、诚挚的）等都带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特征。

与英国英语词汇相区别的当然还有直接起源于美国的词，这类词一般为美国人所独创，如体现美国政治制度的Senate (参议院)，反映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特有事务的palimony（供养费，支付给某人以前的爱人或生活伴侣的供养费）和realtor（房地产经纪人、尤指美国房地产行业工会成员），体现美国代际关系日益缩短的teenager（13至19岁的青少年）和由于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加快而出现的cafeteria (自助食堂)等都反映出美国文化的特点。

毫无疑问，外来的移民在文明程度上远远高于当地土著居民，但是他们面对的毕竟是一个全新的物理世界。第一批移民来到新大陆时，他们首先碰到的是大量千奇百怪的地形地貌和陌生的野生动植物，这些东西并没有现成的英文名称，于是很自然地沿用了北美洲本土居民印地安人使用的名称，这直接导致了英美词汇最早的差异。

印第安人“Indian” 是最早到达北美洲的人群，据历史学家考证，当俄罗斯与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还是由冰川连在一起的时候，印第安人就从亚洲迁移到了美洲。之所以与印度人的拼写形式完全一样，主要是因为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误以为到了印度，因此就把这些美洲的土著人叫做Indian。为了避免与印度人相混淆，往往在Indian前面加上“American”，以示区别，因此与美国有关的含有Indian的用法一般都是指美洲印第安人，而不是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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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语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与印第安人有关的词汇和用法。如Indian giving （源于印地安人送别人礼物又期待别人日后归还的习俗）、Indian file （印地安人的一种习惯，即在袭击敌人时以单路纵队前进）、 Indian summer （小阳春，指每年秋末冬初，也就是十月和十一月，美国北部及加拿大地区持续几天的风和日丽的天气，据说当地居住着许多印地安人，因此得名，后来引伸为某件事情兴旺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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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英语中还有很多与印地安人有关的习惯用法，如as dumb as a wooden Indian（愚蠢得像木头人一样）、a feather in your cap（值得荣耀的事，印第安人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在头饰或帽子上加插一颗羽毛，以此来炫耀战绩与荣誉）、blanket Indian（毛毡裹身的印第安人，指印第安人保留其民族服装的习俗)、get one's Indian up （发怒, 失去克制力）、honest Indian（真的、我不骗你）、wooden Indian（没有生气的人、脸孔没有表情的人）。从这些美语固定用法当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领悟到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和性格特点以及他们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

一些由印第安人发明和使用的东西也进入到英语当中，如Indian corn、 Indian weed、 Indian paper、 Indian rubber等等。

一些短语字面上虽然看不到“Indian”一词，但事实证明与印第安人有关： 如to bury the hatchet（停止战争、言归于好）、happy hunting grounds (天堂、印第安人迷信的来世乐土)、great spirit（大神、印第安人部落信仰中的首要神灵）、medicine man（印第安人中利用巫术为人治病的教士）、war paint （作战前涂于脸上或身上的干粉颜料、印第安部落中的一种风俗）、war dance（作战舞蹈、作战前或作战胜利后作为庆祝活动的部落舞蹈）等。

大多数借入到美语中的印地安词汇都是名词，说明两种文化只是一个偶然的碰撞，而不是真正融合。由于印第安人不善于主动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因而渐渐被社会边缘化了，这些短语的用途也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印第安人语言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据统计，美国有一半的州名就取自印地安语。

反映当地事物和日常生活的词语被殖民者直接借用，如moccasin（印第安软皮鞋、美洲土著人穿的软皮便鞋）、wampum（美洲土著民族用作货币与珠宝或用于部落之间礼仪交换之物的贝壳串珠）以及potato、tomato、 cocoa、canoe、 barbecue、 maize等，随着后来的交流，这些词汇也进入到英国英语当中。

不断涌入的大量移民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外来语词汇，其中有来自荷兰、法国、德国、西班牙和非洲的词汇：cookie（小甜饼）、prairie（大草原、牧场、林间小空地）、pretzel（椒盐卷饼）、rodeo（牧马技术表演、展示骑马或套牛等技巧的公开竞技和表演）、savannah （大草原）、cannibal（以食同类其它动物的肉为生的动物）、jaguar（美洲虎）、jamboree（国际性或全国性少年团体大会、喧闹的娱乐会、狂欢活动）等。

17世纪早期，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分歧很大，但随着沟通的增加和美国文化的流行，两者越来越相近。从历史源流上讲，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关系是这样的：四百年前被带到新大陆的英语因为其使用者是完全相同的人而没有区别， 离开了英国本土来到北美洲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差异。18世纪之后，因为历史渊源和美国日益增强的影响，两国的往来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在语言上也越走越近。

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比作有着同一源头的河流，这条河在某个地方分叉之后各自经历了不同的流域，又重新汇合在一起，最初相会时两股河流存在不同的水质和一定的色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水质便在相互交融中逐渐趋于一致，色差也就逐渐消失了。

但是由于后来美国的发展，美语的地位不断上升，“虽然来自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反过来又影响了英国英语。昨天的美语英语今天可能成为英国英语，不论是词汇上还是语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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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词汇的差别从17世纪就延续下来了，这一点在著名作家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通信技术落后、交通不便，两国之间来往和沟通都十分有限。在英国英语发生变化的时候，美国英语还没有跟上潮流，没有随着英国本土语言的变化发生同步变化，而是随着美国本土特殊的人文社会的变化而演变。这导致了一个现象，那就是美国英语反而保持了一些在英国人看来很古老的特征，一些英国已经废弃了的用法在美国还保留着。尽管新大陆的需要使得美国语言陷入了剧变和混乱，但它也许比现在的伦敦英语更接近莎士比亚时代的语言，以至于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英国人与美国人相遇时，他们突然发现，两三百年前在英格兰消失的词又在美国复活了。因而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之间最有趣的差别是，美国英语并不比英国英语更现代，相反有时还显得更为保守。

当年乘坐“五月花号”船去美国的新教徒来自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他们是第一代使用“s ”替代“th”，也就是不用“hath”，而用“ has” 的英国人。如果他们早25年到达美洲大陆，也许今天的美国人还会将这些古老的用法延续下来，而英国人却已经改用“has”了。相当一部分英美词汇的差异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得到解释。

英国英语“petrol”源于拉丁语，最早的意思是“rock-oil”，从石头里采集提炼的油，19世纪末开始专门指汽油，也许因为那批清教徒去到美国时，汽油这个概念还没有在英语里产生，因此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就采用了另外一个词“gas”，这是一个荷兰语，它并不是gasoline的缩写，后者是在gas的基础上补充得来的。这两个指代同一种物质的单词起源不同，在这两个国家似乎也不可通用。在与英国人交谈时你会发现，一旦你使用“gas”，他们会马上纠正为“petrol”。

fall 做“秋天”解仅用于美国，在英国英语中“秋天”一词来自拉丁语的autumn, 但是在这个拉丁语词被使用之前英国也是用fall指秋天，意思是树叶落下（the fall of the leaf）。在约翰·德莱顿（ John Dryden）和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 等英国作家的作品中还能发现这样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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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不列颠改用了autumn之后就不再用fall 了，但是美国仍然用fall指秋天。

任何字典都说明enquire为英国英语用法，而 inquire 为美国英语用法。这样的差异是怎样产生的？考察这两个词的演变过程便能找到答案：inquire 最早来自拉丁语inquaerere，意为“询问”，法语接收后变为了enquerre，因此所有的字典都认定“enquire”是“inquire”的变体。英语先是接收了拉丁语的拼写形式，后来由于法语的声望又改为“enquire”并一直沿用到现在。当第一批英国人来到美国时，在英国本土上仍然使用的是拉丁语的inquire，所以他们带去的当然也就是这个字。后来在英国改为使用“enquire”，这些最早的美国人并不知晓，因而产生英国英语用enquire，美国英语用inquire的现象。同样的原因，出现了英式写法defence，美式写法defense；英式写法centre，美式写法center。

即便某些词汇发音和拼写都一样，但表达的意思却不同，比如boot在美国是长统靴，在英国则是种汽车尾部的贮物箱。

由于“日不落帝国”的影响和英国英语“高雅优越”的声誉，大多数关于英语语言的书籍都将英国英语作为标杆。“尤其是在欧洲和英国殖民地国家，直到不久以前，美国英语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优美的程度上都被认为比英国英语低劣。它只是被作为一种英语分支来介绍，并主要集中在词汇的差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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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的相互影响的英语方言，因而英国人一般把英国本土的英语认定为“good English”或“correct English”, 而把其他地区的英语贬为比较低级的英语。

另外从历史上看，英国印刷业一直比较发达，很多教科书、字典最早是在英国出版到全世界的，而美国在出版字典和教科书方面的影响相对来说小于英国。这使得英国英语的地位自然而然地高于美国英语。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英语教师不允许带有美国口音，那些从美国回来的中学生如果使用美语还将受到扣分的惩罚，在考试时往往因此得到低分。

而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在语言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民族情绪。一部分人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美国人身份，而另一些人则理直气壮地坚持使用美国特色的英语。如马克·吐温（Mark Twain）就表明自己的态度：“The King’s English 并非是英王所独占的，它是一家合营的股份公司，而且美国人占了其中大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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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大陆的美国英语对现代英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社会意义上，语法上的影响并不大，这个社会意义则更多地由词汇来体现。如在英国，公立学校叫做“public school ”，在美国是 “state school”, 体现出了美国的特点。美国政府用“administration”表示, 英国政府则用“government”表示，说明美国人观念中政府只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统治机构。不过在英国用法里，government 通常被定义成集合名词，后面通常跟复数动词，因而其“统治”、“主宰”的成分大大减弱。英语中的“flat”沿用了古英语的“一层楼房”的意思，而美语的“ apartment” 则来自法语，主要取自单元、分开的意思，更强调其独立性和私密性。英语词“holiday” 是神圣的一天，美语词 “vacation” 则是空闲的一天， 也显示出了英国人的严谨，美国人的随意。

美国历史上出产三样东西，香烟、犯人和马铃薯。至今马铃薯仍然是西方国家的主要食品之一，甚至成为一种象征，被广泛使用。终日懒散、花过多时间坐着或躺着看电视的人被叫做“couch potato”，不是“南瓜”、“圆白菜”。后来又有了“mouse potato”，指那些整天沉溺于电脑的人。这样的比喻显然和美国人的历史和生活不无关系。不同的是，影响世界的美国货币名称“dollar”并非起源于美国本土。据考证，dollar 一词最早由16世纪德国的一个银矿而得名，1553年，在英语中出现，拼写为daler，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被欧洲大陆用来代表货币。1782年在美国出现，当时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在他的“ Notes on a Money Unit for the United States”中提出用dollar作为美国的货币，理由是，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已经非常著名。该词1785年正式采用，但是直到1794年第一张美元才被印刷出来。

与英国英语相比，美语在词汇的选择上更讲究直观和形象，比如手机在英国叫做mobile，而在美国则叫做 cell phone，前者依据手机的功能，后者则取自手机的外表特征。torch （英）和 flashlight（美）；queue（英）和 line（美）；cupboard （英）和 closet（美），railway（英）和 railroad （美）之间的区别也都有着相似的意义。

有些概念是美国独有的，比如“anti-war movement” 这样的普通短语在美国特指 1954-1975年之间美国卷入的越南战争，尽管它表面上不是专有名词的形式。

“在学校的教育方面，美国比较松散，他们的老师很多是没有资格的，对学生的功课也非常宽松。这样的教育无疑会让学生在语言方面有更多的自由。另外由于美国人的自由散漫，在语言上也更随意一些。他们的创新总是最多，最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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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可以在词汇的拼写上体现出来。shakable与shakeable、 likable 与 likeable、behavior与 behaviour 、mold与mould等单词的两种拼写都被接受，但前者在美国使用，后者在英国使用，说明英国人保守的、按部就班的性格，而美国人则追求简洁、方便。美国的字典上总是将英国的拼写说成是美国拼写的变体，这难免有点耐人寻味，从一个方面说明美国人自以为是的性格。

在固定用法当中，英国英语较少使用冠词，而美国英语一般都含有冠词：

(英)　　　　（美）

be at table　　　　be at the table

in hospital　　　　in the hospital

go to university　　　　go to a university

in future　　　　in the future

也就是说，正确的美国英语在标准英语中是错误的，但似乎也没有人去试图统一两者的用法。

有时同一个词汇在用作不同词性时美语与英语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shop在用作动词的时候，英语和美语都一样，如“I shopped all day”，但当它用作名词时美语和英语却有差异。作为购物的地点，美国人更多使用store，而英国则用shop，但在与其他名词搭配时却几乎都用shop，如美国的coffee shop，英国的shop assistant。同样，当英国人用railway表示铁路时，美国人却用了更为形象的 railroad ，但是在短语 a long way to go 中，美语照样选择了“way”。lorry 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词，美语用 truck ,当这两个词用在词组时又似乎很一致，如army lorry、 milk lorry 、sprinkler truck 、oil truck等搭配在美语和英语中都没有区别。 对于这种现象的唯一解释应该是：单个的词汇最初在两个国家有不同的选择，比如lorry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英语单词，在英国一直被沿用，而美语则使用了有着拉丁语渊源的truck，当人类发展到有了sprinkler truck（洒水车）、oil truck（油罐车）时，两国之间已经比以往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交流，因此出现了在单词的用法上各自为阵，而短语的搭配上反而统一的情况。

“美国人平时说话极为简单明了，不加任何修饰，而且直率到近乎粗俗的地步，但他们在发表富有诗意的言论时，立即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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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英国人则很少有这种现象。按照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习惯于为关乎一己的小事而煞费苦心，但是当他们的视野扩大，离开一己的小圈子时，他们总希望以扩张的手法吸引人们的视线。”
[99]

 因此美语里夸张的词用得比较多，这应该也是个人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英国人更习惯于使用谦虚委婉的词语。尽量避免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和表达。当他们想要表示不同意某人的话时，他们一般会先说一句，“我也许是错的，但是我认为……，“ 对于你所说的我只有一点不同意，….”。另外英国人总是把感激的话放在嘴边，而性格外向的美国人则更喜欢恭维、赞美和祝贺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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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差别还可以从随处可见的标语和提示中感觉到：

美国：No dogs allowed.

英国：We regret that in the interest of hygiene, dogs are not allowed on the premise.

美国：Please keep hands off door.

英国：Obstructing the door causes delay and can be dangerous.”

可以感觉到美国人比较直白，而英国人则比较婉转。

美国这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人种和不同背景的人群，“仅仅在在19世纪下半页，就有三千万人涌入美国，这样的大批人流来自世界各地，必然带来各种各地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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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殖民主义文化的两个最主要的标志就是部落（tribe）和方言（dialect）的出现。来自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总会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社区和方言。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些不同的语言板块会使美国的语言像欧洲那样分裂成为各种不同的语言分支，或者是分裂为几种不同的英语方言。但是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相反，事情与人们想象的完全不同，美国各个地区的人们使用的仍然是相对统一的语言，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呢？

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尽管美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17世纪却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趋同的潮流，比如美国英语语言就比英国本土的语言更统一。虽然美国各个地区的口音来源不同，但是伦敦人来到所有的殖民地，（而在英国，人们则都来到伦敦），因此伦敦英语影响到每一个殖民地，当一个地方的方言刚刚兴起时，这种方言就会受到伦敦英语的影响而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就被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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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从源头上看，美国英语本身就一直有着占统领地位语言的特性。

第二，美国人总是喜好移动和冒险的生活，美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流动、喜欢猎奇，他们在一生中搬迁几次、十几次是很寻常的事情。很难发现一个成年美国人生活在他的出生地。“在社会学家们发明 social mobility（社会流动性）这术语之前，他们就体验和实践了这个活动。”
[103]

 来来往往的流动人群使得一个地区长期居住的固定人口相对减少，一种较有影响力的、自成一体的语言也就难以产生。“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讲，这样的流动性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英语的统一程度非常高，这一点已经或者正在被观察到，特别是被外来的旅游者们感觉到。”
[104]



第三，从国家层面来讲，越是人口混杂，越是需要一个权威的语言，以示国家的统一，并便于管理。统一的语言还能增加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所有来到新大陆的人都不愿意被看作是外来的人。社会压力和民族认同感也使人们需要用一个固定统一的语言来加以实现。

正如罗伯特·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所说：“在早期，美国倡导的是语言的多样性，而并没有将英语作为法定的官方规范，到了19世纪，美国开始提倡确立一种重要语言的统领地位，强调标准英语的理性、规范和审美价值，标准英语的合法地位由那时产生。”
[105]



但是语言的统一是一个十分复杂和令人尴尬的话题，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多人种的国家。美国英语的标准没有固定的起源地，从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在美国从来没有一个长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没有一种地方的语言被作为标准, 只有一些相互交流的方言。纽约的标准语音在南方就不被认为是标准，因此美国标准英语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现实中并没有人说这种话。美国的标准英语有着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各地有各地的标准，各地坚持各地的标准。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发展进程、奴隶制和内战带来的分割，使得美国英语更具种族歧视的色彩而不是像英国英语那样注重保持一个古老的君主社会应有的社会阶层的差别。虽然建国初期美国人民曾经努力维护自己国家语言的统一，但非英语国家新移民的不断到来，使得美国英语要想保持所谓的“纯正”就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即使在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很多语言分支，如黑人英语、西班牙英语、东海岸英语、华人英语等等。今后不断涌入的移民潮还将带来为他们自己所用的英语。正如特拉斯克（R.L Trask）所观察到的，“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国家美国最近也开始对英语的未来充满担忧。在美国，几百种土著语言在英语的强大攻势下逐渐消失，或者意义减少。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有外来语言的人群涌入。这些人都在美国的特定社区里生活了好几代。特别是大量讲西班牙语的人从南美洲移民到美国。以至于很多地方不得不立法的形式来保护英语成为官方语言。”
[106]



“迄今为止，美语与英语在书面文字上的区别并不大，与过去相比，如今自负的美国人越来越不把标准英式发音当作一种理想，在大众传媒和人口高流动性的影响下，一种独立的美式发音标准也就形成了。”
[107]



今天的世界发展日新月异，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我，在语言上的体现便是任何标准都不再有严格的权威性。

美国英语词汇的流行越来越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英语也随之成为了西方同盟国的主导语言。美国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得出现在美国本土的新事物、新科技产品更多，这些产品和新事物当然要由美国人自己命名。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相关的新概念大量影响到英国英语。另外由于美国人直率简单的性格，诞生在美国的词汇通常都比较直白，便于理解，更加实用，因而尽管在老年人中还是有抵制美语词汇的习惯，但年轻人则偏向于使用美语词汇。美国的新闻业、出版业、影视业发达，其影响力不可低估，这一切都使得美语的传播势力难以阻挡。另外，电脑由美国人发明，电脑上使用的是美国英语的拼写形式，而英国的传统拼写形式则被认为是错误的，在电脑上往往被划上红线，美语也因此在世界上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大，英语今天的地位也许与荷兰语差不了多少。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标准英语很受美语的影响，比如，美语billion（十亿）已经取代了英语的“万亿”，英国人放弃了自己aim at doing 而改用美式的aim to do，haven`t got 已在慢慢变为 don`t have，更多的英国人用airplane而不用aeroplane，用truck而不用lorry等。越来越多的人将美语用法“learned”代替英语用法“learnt”。a cook-out、a fly-over、a turn-off 这些词汇已被英国人所接受。

1903年美国人发明了无线电收音机，给它取了一个名字radiotelegraphy，简写为radio，但是在英国，属于或关于通过无线电报或无线电传送的所有设备都叫wireless。虽然老一辈英国人一贯抵制美语词汇，坚持使用wireless，但是在1954年英国教育部印发的小册子《语言》中，“radio”一词出现过14次，而“wireless”一词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108]

 那以后，radio 也就名正言顺地英国流行开了，现在基本上取代了wireless。

但是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标准的外国教科书中，英国英语仍然是被推崇的标杆。

归纳起来，美国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使得今天的美国英语具有了以下特征：

一、语言的多元与包容。美国人种复杂，行业也复杂，牛仔、矿工、水手和土著人的语言都不可避免的溶入到美语当中，使其更加丰富多彩。因此可以说，北美洲的多元移民文化造就了今天的美国英语。

二、与战争词汇有着不解之缘。美国是以战争获得独立的国家，在独立战争之后又发生了南北战争。到了20世纪，美国又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科威特、伊拉克和科索沃战争。战争是人类一种极端的、非常规的碰撞与冲突，它在给人们带来灾难、痛苦和创伤的同时，也迫使卷入战争的国家开拓了视野，了解了世界。同盟者之间必须交流沟通，交战国之间在语言上也会有着或多或少的接触，各种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发明等等都导致了新词汇的诞生，因此英语中的战争词汇与美国英语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与罪犯相关的词汇比较多。有人说美国是个出产犯人的国家，因为最早的美国人就是以犯人的身份来到美洲大陆的。美国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监狱总是人满为患。“在美国，贩卖枪支的人比汽车加油站还多；杀人犯比医生、大学教授和警察还多。首都华盛顿即便按照美国的标准统计，都是犯罪率最高的地区。 甚至有人感叹，没有哪个人是安全的；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
[109]

 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美语中与犯罪有关的词汇特别发达，使用频率也相对比别的国家多一些，这似乎也成了美语的一大特色，如crime、offence、evil、desperate、violence、sin、wrongdoing 等等，同时也可以看到，美国人对这类词汇的区别尤为细致。

四、法律词汇比较完善。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国情使得美国人更加崇尚法律至上的理念。美国人因此发明了一些独特的法律词汇，比如scofflaw（藐视法律者、违犯法令者，尤指违犯交通规则和禁酒法者)），由scoff（嘲弄、愚弄）加上law而成，disfranchise（剥夺推举议员权、剥夺公民权）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英语单词。

五、商业词汇丰富。经济和商业的巨大成功使得美国英语有了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商业词汇比较丰富，广告语言发达，并有着引领潮流的趋势，而美国人的价值取向也体现在广告当中，甚至有学者认为，广告是美国文化的中心。 广告的特点导致了美语中暗含了承诺、劝说、呼吁、含糊和狡黠等特点，因此美国英语里也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词“ weasel words”（含糊狡猾的话）。

六、科技词汇引领潮流。当今世界由美国人发明的科技产品最多，相关的科技词汇当然也由美国人最新命名并使用：telephone、typewriter、phonograph、 television、computer等等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科技词汇都由美国人首先使用。

七、社会组织名称比较多。民间组织发达是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些组织的名称之多与中国社会形成对照，成为英美文化的特色之一。比如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新阶段是以一系列新组织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些组织成为了黑人运动的先锋队。
[110]



另外管理学词汇也在美国率先流行。管理学中的executive（经理主管、执行官）和 brainstorm（头脑风暴、集体智慧）以及cocktail hour、coffee break等大量新合成词涌现出来。

如今美国人仍然在不断地创造着各种非正式的词语，也许这些词语将会变成今后的标准，甚至是国际的标准。

至于在发音上美国英语为何与英国英语不同的原因则至今没有人能够解释清除。也许是因为在前往新大陆的过程中接触了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水手，受到不同语言发音的影响而形成了今天的差别。

与英语词汇的总量相比，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当新词汇在大西洋那边形成时，它们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对英语词汇的影响并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新词汇都不属于体现西方社会价值观的核心词汇，这是因为他们在几百年的奋斗和探索中已经形成了固定不变的观念和社会制度，并认为这些观念意识和社会制度即便在当今时代也是最先进、最能够代表了人类发展方向的，因而没有必要去改变它们而去创造新的概念。但从语言的功能来讲，新词都是最有用的，是人们最需要的，它们一定折射出社会发展的动态和人类自身的选择。

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研究大多是从美国赢得独立的角度进行的，很少有人从英国失去殖民地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深究起来当然十分复杂，但是尽管英国失去了物质层面的土地，而英国人的精神遗产和文化特征之一的语言却永久地留在那里，影响着美洲大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与国之间交流的增加和语言的不断趋同，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词汇上和语法上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十、其他外来语词汇


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在语法和表达习惯上是千差万别的，使得另一种语言的语法和表达习惯难以被借鉴和引入，而且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借鉴一个毫不相干的他国语言的语法和习惯用法。而词汇则不然，任何语言的词汇都可以为其他语言所利用，任何语言也都可以从其他语言那里获取新词汇来丰富自己。因此任何语言在借鉴外来语方面总是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主要引入词汇而较少借鉴语法，不同语系则更是这样。

曾经有人调侃说，用“借入语”这个字是不恰当的，因为借进来之后就不会还回去了，与有借有还的规则不相符。借用别国的词汇似乎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不用打借条，不用开收据，不用任何人审批，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就将其收入囊中了。哪怕是从地球的这一端到地球的那一端，词汇的借用也从来不需要办护照办签证，因此词汇又被称为世界上出入境最自由的元素。

语言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借入词汇，而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背后则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有时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语言本身。

从语言自身的功能来讲，需求是词汇借入的最主要原因。

当一个国家的人们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接受了先进国家的新事物或是引进自己国家所没有的东西时，首先必须接受表示这个新事物的新词汇，这是需求使然。

居住在深山老林的边远部落无需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不愿意被外界所打扰，他们从不向他人借鉴语言元素，这也是需求使然。

无可否认，语言除了交流沟通，还有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不同的阶层，“每个人都需要保持一种身份，体现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属于某个群体，而语言为证明某人属于某个群体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111]

 某些话题以及某种方式的交谈是依靠一定范围的词汇来完成的，外来语词汇的使用便满足了这个需求。有人认为 “如果不讨论阶级，人们就无法探讨英式谈话密码，而一个人一旦说话，他必定会在第一时间暴露出他的社会地位，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算是普世真理。”
[112]

 因此可以说，“词汇借入是因为某些社会阶层需要这样做，也就是说，许多词汇的引入有着风格上的原因和声望上的原因。”
[113]

 另外，英国人历来有着爱好文字的典型性格，外来词汇的引入满足了英国人的这种追求。“英国社会非常文字化，而不是视觉化，因此对阶级的划分更多地依赖于语言标志而不是财富和职业。你的口音和你使用的词汇反映出你出生和成长的那个阶层的环境，但无法反映出你通过才能和自身努力所获得的成就。无论你达到什么样的成就高度，除非你费尽心机地去掌握另外一个不同阶层的发音和词汇，否则你在阶级体系中的地位早已被你的语言所控制。”
[114]

 这也许是英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外来语词汇的引入则使得这个特点越加显著。

词汇的借入首先是精英阶层的事。借入什么样的词汇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精英们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反映了他们的视野和价值追求。反过来，借入的词汇也通常首先锁定在一个文化水准较高的群体当中使用，由这个群体推广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词汇是由于一部分使用者的特殊需要而进入到别的语言当中的，这部分人负责将新的概念带到另一个对此概念毫不知晓的人群中间。”
[115]



尽管需求是词汇借入的最根本的原因，但是从英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来看，有更多超越了需求的因素。如果仅仅是为了需求，英语本不应该借入这么多的外来语词汇，许多外来词汇的引入并不是完全必要的，它们更多的是与已有词汇平行共生而不是弥补了词汇的空白。新词产生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使用了很久的词汇的消亡。这样一种词汇的更新和淘汰完全是由于社会和文化造成的。

最善于向其他语言借鉴词汇的非英语莫属。与其他语言相比，英语似乎是一个永不满足的借入者。当其他语言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性而极力将外来语言的词汇排除在外的时候，英语却对外来词汇敞开大门，并成为一个永不满足的借入者。英语词汇的借入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经开始，英语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向外来语言借入词汇的历史。在英语现有的词汇中，包含了来自120种语言的词汇，几乎遍及世界各地。英语也因此有了 “cosmopolitan vocabulary”（具有世界性词汇的语言）之称。在自己创造新词和从其他语言直接引入新词这两种办法中，英国人似乎更愿意选择后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拉丁语和法语，英语几乎向所有的语言都借入过词汇。从古英语时代的3万多个字，到成为当今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其借入的力度和进化的速度都是可想而知的。根据资料统计，现代英语词汇中有80%以上是外来词汇，这些外来词汇与最初的古英语词汇没有任何关系，是直接从其他语言中借入的。美国作家爱默生曾将英语描述为“一个从天底下所有地区接收语言贡品的海洋。” 可以说现代英语词汇就是世界语言词汇的大汇总。

一般来讲，外来词汇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入到英语当中的：1、两个民族的融合导致两种语言的融合，如古英语和斯堪地那维亚语；2、外来统治者强制性地引入，如古英语和法语；3、英国人认为比较先进、需要填补本国语言在某些方面的空白而主动引入，如古拉丁语、古希腊语以及后来引入的其他语言中的词汇。

在这三种途径中，完全出于需求而引入的似乎只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但是在长期的语言融合中，通过其他两种途径到来的词汇也早已扎下根来，成为满足不同需求的词汇，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词汇。大量外来词汇的溶入对英语产生的结果就是同义词特别多，这在其他语言中是很少见的。

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词汇的选择都有自己的考虑，同义词的增多为不同文化水平和社会阶层的人提供了显示自己身份和素养的语言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拉开了阶层之间的距离。

词汇的借入与输出在跨文化研究中是最值得关注的。不同时期总是有不同种类的词汇被借入，比如我国“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等一批政治学社会学词汇的借入，是当时国家走向共和所必须拥有的进步理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些来自俄语的词汇悄悄进入到汉语当中，这些当时看来非常时髦的词汇为革命党夺取政权所需要的理论依据做出了贡献。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外来语中引入的词汇则大多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是国家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因此一种语言的外来语词汇最能够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走向，同时也说明了两种语言乃至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借词的多少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我国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以前是相对封闭的一段时间，进入到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几乎为零，而国门打开之后大量外来语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入到汉语当中。

从理论上讲，词汇的借入是双向的，但通常是从更为强大的、或在某个方面更为先进的一方流入比较落后的一方，法语和拉丁语向英语的涌入就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科技词汇从发达国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则更是这样。

从语言学角度来讲，“所谓词汇借入就是说话者从另外的一种语言中模仿一个词语，至少是部分的模仿，比如在语音和构词上进行一些调整，使之融入到自己的本土语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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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借入和外流的主体是实意词(content words)而不是功能词(grammatical words)，这种现象非常容易理解：功能词类往往是固定不变的，只是起到构建句子的作用。语法习惯是一种语言的根基，是几十代人沿用的方式，它不会、也没有必要改变和创新，而实意词的变化则是不可避免的。在借入的实意词中又是以名词为主。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不断有自己的新事物、新发明产生，而这些新的事物往往是以名词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不论是借入还是输出，名词都是最多的。

要了解外来语词汇对英语词汇产生了哪些影响，必须先了解古英语词汇本身有哪些特点。前面谈到，古英语词汇大都比较简短，是单音节词，并且大多数是人们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词汇。外来词汇的借入首先在词的外形上体现出与古英语词汇的差别，斯堪的纳维亚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都无一例外。从其他语言中借入的词汇也基本上是这样。从词汇的含义方面来说，外来语词汇填补了英语词汇在外来文化等方面的空白。

借入的单词因来自不同国家而显得各有特点，直接体现了来源国与众不同的政治特色、文化状态、科技水平和自然风貌。

来自俄语的词汇有：pogrom（大屠杀）、Bolshevik（布尔什维克）、czar（沙皇,独裁者）、balalaika（俄式三弦琴）、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mammoth（庞然大物）；

来自印度语的词汇有：bungalow（带走廊的平房）、 dinghy（小舢板）、 shampoo（洗发香波）、 cot（轻便小床）；

来自澳大利亚土著语言的词汇有：boomerang（回飞棒）、budgerigar（相思鹦鹉）、kangaroo（袋鼠）、wombat（袋熊）；

来自日语的词汇有：bonsai（盆景）、geisha（歌舞伎）、 hara-kiri（切腹自尽）、 judo （柔道）、 jujitsu（柔术）、 kimono（和服）等等。

非洲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因此从非洲借入的词汇大多是一些物质方面的，更多的是一些自然生物和动物方面的，如okra（黄秋葵）、chimpanzee（黑猩猩）、gnu （角马）、zebra （斑马）等。

西方文化以海洋文明著称，航海当然是一个最基本的活动。尽管英国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岛国，但航海词汇最早并不是出自英语。最古老的航海词汇分为两部分，即来自欧洲的两个遥远的角落：南面的希腊半岛和北面的北海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希腊的航海艺术和术语传遍了地中海地区，而北方的日耳曼人将自己的语言带到了大西洋沿岸，两种语言缓慢融合。相比之下，北方的语言影响更大些，它们在诺曼入侵中存活下来。

从中世纪起，英国人开始与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有了商务往来，首先从荷兰借入了一些新词汇。荷兰人擅长航海，于是一些与航海有关的词汇进入到英语当中，主要有bowline（帆脚索）、bowsprit（船首斜桅）、buoy（浮标、救生圈）、commodore（船队队长）、cruise（巡航）、deck（甲板）、skipper（船长）、smuggle（走私）、yacht（游艇、轻舟）等。

荷兰人除了航海和经商之外，还在服装制造业上很有作为，英国人在购买他们的服装的同时，也“购买”了与服装相关的词汇，如cambric（细薄布）、jacket（短上衣）、nap（绒毛织物）、spool（线轴）、mart（商业中心）等。

在英语外来语词汇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个是烹饪和食品的词汇大都是引进的，另一个是音乐词汇也基本上是引进的。

英国人的确不擅长烹饪，除了烤牛排，英国人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菜肴，他们也很少愿意在饮食上花费太多的时间，而是喜欢到超市里购买加热之后便可以食用的半成品。属于英国本土的食品名词寥寥无几。在英美国家大行其道的美味佳肴几乎都是其他国家的移民带去的，关于食物的词汇大多是外来语也就不奇怪了。

来自德语的词汇大都是食物和饮料方面的，特别是从移民到美洲的德国人那里引入的美语词汇基本上都与食品有关，其中包括hamburger（汉堡包）、delicatessen（熟食）、noodle（面条）、pretzel（椒盐饼）、pumpernickel （裸麦粗面包）、sauerkraut（德国泡菜）、schnitzel（炸肉排）等。英国人喜爱的食品muesli（牛奶什锦早餐）也是一种德国的方言。

来自西班牙语的也基本上都是食物词汇，如chocolate（巧克力） cocoa（可可豆）、potato（马铃薯）、tobacco（烟草）、vanilla（香草）等。

意大利的pizza （比萨饼）、macaroni （通心面）就更为被人们所熟悉。

soy（酱油）、soya（大豆）来自日本。

从中国这个烹饪大国引进的菜肴名称更是数不胜数。

英国文学堪属世界一流，有一部能够与任何国家媲美的文学史，产生了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这样赫赫有名的伟大作家，但在音乐方面却一直没有大的建树，没有产生过拥有同样国际地位的音乐家，这一点似乎与这样一个文明国家不大相称，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英国音乐文化的“欠发达”现象恐怕与英国人一贯保守和古板的性格不无关系。英语中的音乐词汇大都是外来语，主要来自意大利语，如cantata（清唱剧）、concerto（协奏曲）、oratorio（宗教剧）、opera（歌剧）、aria（咏叹调）、soprano（女高音）、 duet （二重奏）等等。

分析英语中的音乐词汇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德国为人类贡献了巴赫、海顿和贝多芬这样世界顶级的伟大音乐家和如此众多的流行全世界的美妙音乐，但是英语里的音乐词汇却几乎都是从意大利引进的，直接从自德国引入的非常少，这至少说明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音乐的地位和贡献。

从汉语中借入的英语词汇相对来说比较少，大约有几百个，这些汉语词汇在不同的阶段进入到英语当中。大量中国词汇向西方的流动发生在17世纪的中国沿海地区。1640年在中国的广东建立起了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商栈，为了顺利地进行交易，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自然地相互学习语言，所谓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便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这种语言通常是为了最简单的交流，往往是一些单词按汉语的语法习惯堆积在一起，如你“要不要车”，翻译成“You want car no car? ”这种洋泾浜英语在19世纪的上海非常流行，到了世纪末逐渐消失，只在香港一带留下少量的沿海洋泾浜英语的痕迹。

最早被英语借入的汉语词汇出现在16世纪，中国的水果荔枝（lychee）和渔民使用的舢板（sampan）在这个时期进入到英语当中，这两个词都来自中国南方沿海一带。接下来是17世纪中国的人参（ginseng）和金橘（kumquat）。

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广东福建一带的中国人较早走出国门，与西方接触。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的华工大部分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人，这些人在国外打拼，吃苦耐劳，他们所讲的方言也影响了那个时候的英语词汇，比如小白菜在英语中有多种说法：celery、cabbage、pe-tsai、和bok choy，其中的pe-tsai 和bok choy就取自广东福建一带的发音。在这两种外来语中，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对他们来说发音最方便，同时也带一点异国情调的“bok choy”。

茶叶于16世纪初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介绍到欧洲，17世纪初传入英国。英国不产茶，但英国人嗜好喝茶，英语里tea （茶叶）一词大概是从潮闽语系的 ta演化而来。在茶叶刚刚被运送到英国时，“茶叶”一词共有三个不同拼法：tcha、tay和 tee，另有一些书上认为还有一种拼法cha。a cup of tea 由a cuppa cha 演变而来，现在伦敦流行的俗语“a cuppa” 就是一杯茶的意思。

除了瓷器、丝绸和茶叶等物质方面的中国词汇进入到英语当中，还有不少精神层面的词汇影响了英语。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语在漫长的国际交往中也渐渐深入到西方人的生活当中，很多中国词汇，如Confucianism（儒教）、Taoism（道教）、kowtow（磕头）、lose face（丢脸）、yin（阴）、yang（阳）、paper tiger（纸老虎）等已经正式被英语词典收录，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gung-ho”这个词语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来自新西兰的露易·艾黎（Louis Eli）等人在延安地区发起的工业合作社。那些闲散人员被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并对抗战后备物资的供应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有不少美国观察员来到中国的延安，看到了工业合作社的作用，并把gung-ho （工合）这个概念带到了美国，当时这个词在美语里非常流行，特别是在美国军人中间，它表示“同心协力的”，用英语解释就是work together。gung-ho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口号, 如今“工合”在美语中仍然是“同心协力的、有雄心壮志的、卖力气的、起劲儿”的意思。

风水（fengshui ）是中国独有的东西, 旧时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自然形势和地脉、山水的方向等。中国的风水不知何时传到了西方，在国外有不少人热衷于对风水进行研究，有关中国风水的书籍在一般的书店里都有出售，这些书籍大都色彩鲜艳，印刷精美，丝毫没有一点迷信和深邃的感觉。对于普通的西方人来说，中国“风水”中蕴藏的神秘与深奥是他们所无法理解与掌握的。他们眼中的风水更多的是一种审美尺度，诸如一只漂亮的花瓶放在哪张桌子上或是放在桌子上的哪个具体位置能起到更好的视觉效果等等。

聪明智慧的中国人为世界科学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上的许多科学发明都走在世界的前列，除了大名鼎鼎的四大发明之外，我们中国人还有许多小发明，这些来自中国的小发明也同样被外国人引用，如Chinese puzzle（中国玩具七巧板, 九连环等)，后引申为难解的问题；Chinese copy （与原物一模一样的复制品、仿制品）；Chinese windlass （差动绞盘）和Chinese checkers（弹子跳棋）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相互交融，中国文化逐渐被西方人所了解和钟爱，中国的农历（Chinese calendar）也被西方人所熟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知道自己的“属相”，知道中秋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英语中在“calendar”之前带有专有名词的除了西洋新历“Gregorian calendar ”（1583年罗马教皇格列高里13世为改正西洋旧历而制定的历法)之外，只有“Chinese calendar”，可见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之大。

在英语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与中国有关的名词—— Chinese wall（中国墙），源自 Great Wall of China。中国的长城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工建筑之一，外国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将Chinese wall用于大的经济实体中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分割，尤指严重阻碍交流或理解方面的障碍。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大量产自中国的概念源源不断被借入到英语当中。也许是因为人们总偏爱带有一点异国情调的词汇，也许是因为人们总喜欢简洁一点的词汇，在一个词语的译法有多种选择时，直接由汉语音译过去的方法更受欢迎。如 taijiquan （太极拳）、 kung fu（中国工夫）。一些可以有两种译法的词语往往被汉语音译所取代，比如putonghua （普通话）取代mandarin，danwei（单位）取代working unit、tofu（豆腐）取代bean curd，jiaozi（饺子）取代dumpling 等等。这与英语中以往总是想方设法将外来词汇按照英语的发音和拼写进行修改的现象形成对照，说明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更热衷于新奇和融合。

总体来讲，自从有了中西文化交流以来，汉语中引入的西方词语在数量上远远大于英语中所引入的汉语词汇，其影响力也远远大于汉语词汇在英语中的影响力。

很多外来词汇都经历了复杂的历程，它们往往不是直接由一种语言进入到英语当中的，它们融会到英语词汇之前已经与其他相关的语言发生过碰撞。比如英语词汇officer 源自拉丁语 officium （服务、职责），古法语首先吸收了这个词，将其变为 officier，后来英语又把它稍加修改，成为今天的officer。

英语仍然不断地向世界各种语言借入新词，但与以前相比，借入的频率大大下降，而且越来越倾向于向一些小语种借入词汇。Garland Cannon 对近几年英语中来自84种语言的1千多个单词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大约25%的单词来自法语，8%分别来自日语和西班牙语，7%来自意大利语，6%来自非洲、德国和希腊语，4%来自分别来自俄语和意第绪语（历史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所用的语言），3%来自汉语，接下来的比例就越来越小了。

有时一个单词同时包含几种毫不相关的含义，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往往是其来源不一样，比如school就有学校和书房的意思，但同时还有“一群”、“鱼群”的意思，前者来自爱好学习与思考的古希腊，后者则来自擅长海洋作业的荷兰。curry（咖喱粉）来自泰米尔语，但是它在英语里还有一个毫不相干的词义：梳刷、整理，后者源自拉丁语。

“语言并不喜欢保留意义完全相同的单词，用两个单词来做同样的工作是不经济节约的，因此当文体上的差别消失之后，其他方面的差别就会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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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地讲，如果两个单词在意义上和功能上都完全一致，其中的一个一般就自然淘汰了，如果两个都被保留下来，其中的一个一定还有着另一个单词无法完全替代的作用。就像有了电脑，打字机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收音机还是有人使用一样，因为打字机的功能完全被电脑取代，而收音机却有着比电脑方便携带、可以一边做事一边听节目的优点。

下面这段文字很好地反映了现代英语中外来语词汇的地位：“My boss and I journeyed to a mammoth shopping mall in our vicinity. In the store adjacent to the plaza were many bargains. We purchased a scarlet rug, a muzzle for my poodle, and an umbrella. We stopped for some tea and coffee, Then we continued our purchasing. We purchased a tank for my tropic fish, a mattress, and some shampoo. I also located a gingham apron, a thermometer, and a cerise kimono. We ate some cashews ,drank some soda, and then returned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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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一个英语国家的普通人在今天的日常生活的记录，是一次寻常的上街购物休闲活动，但是通过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发现在84个单词中，有30多个外来语词汇，接近全部单词的一半：boss（荷兰语），journey、mall、bargain、return（中古法语），cerise（转借自后期拉丁语的法语），store、purchase （古法语），mammoth（俄语），vicinity、adjacent、continue、locate、apron（拉丁语），muzzle、 soda（中古拉丁语），plaza (转借自拉丁语的西班牙语)，cashew（葡萄牙语）， tank（转借自拉丁语的葡萄牙语），scarlet （波斯语）、 rug（斯堪的纳维亚语）， poodle（高地德语），umbrella （意大利语），tea（汉语），tropical、thermometer（希腊语），mattress 阿拉伯语），coffee（土耳其语），shampoo（印度语），gingham（马来语）、kimono（日语）。

这30多个外来语涉及到18个国家，真可谓是全世界词语的大总汇。这些外来的单词尽管有些从外表上仍然能够很容易地辨认出来，但是对于今天不关注词源学的人来说，几乎不存在任何差别了。

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词汇往往由于其与英语的相似性而被人们忽略了，并且这类词汇进入到英语当中并不是由于一个明显的单一的历史事件，比如基督教的引入和诺曼入侵，也不会像这些较大的历史事件那样在时间上总是比较集中。“英语与欧洲国家的语言是在长期近距离接触过程中完成的。”
[119]

 这样的词汇引入比较零星，因此也不会像其他几个大批量借入的语言那样被人们关注和研究。

英语接收外来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得英语的构词也体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大量外来语的涌入使原先属于一个语义系列的词和词形都发生了改变，并导致了许多混合词汇的产生。

经过吸收者的加工，任何进入到新语言当中的外来词汇都会变得十分的本土化，不论在发音上还是形状上。从而逐渐淡化了其原有的异国风味。如汉语中的坦克、吉普、沙发、幽默等外来词汇虽然找不到汉语的原始基因，但它们分明已经天衣无缝地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了。

外来语的来源是复杂多样的，以至于在不同的词源词典上一个词的来源往往会有不同的解释。

尽管英语是借入外来语词汇最多的语言，但是词汇的借入也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大量从外来语中引入新词汇也不能让所有人高兴。外来语的稀奇古怪总会受到有些人的反对。”
[120]

 大规模向其他语言借入词汇，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语词汇的大量涌入就导致了一些矛盾的产生。在词汇借入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作家急于想让英语更富于表现力，更文雅，认为应该向外来语中借入一些好的词汇，而那些在词的用法方面极力主张严格规范的纯粹主义者（purist）则对外来词汇带有敌意，认为它们词义含糊，晦涩难懂，应该坚决抵制。在15世纪，一些诗歌中引自拉丁语的华丽晦涩的辞藻曾经激起广泛的抨击。有的作家甚至认为大量使用借词是对自己语言的亵渎。另一些语言学家则坚持认为应该放弃这样的古风气和学究气，回归语言的本土化和纯洁性。18世纪人们又对从当时非常有声望的法语中大量引进词汇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文人们曾经试图发起一场运动，倡导坚持使用本土词汇，或者努力从英语词汇中创造新词汇，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121]

 一方面是因为拉丁语和法语词汇已经在英语中扎下了根，将它们排除很困难；另一方面一些音节较少的外来词语已经本土化了，大多数英国人分不请哪些是外来词汇，哪些是古英语词汇。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和潮

流，一个外来新词汇的进入不是语言学家或是什么权威所能够左右或阻止的。“两千年前，罗马作家们都同样地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拉丁语口语的变化持有敌意。但是他们对于语言日渐堕落的恐慌丝毫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拉丁语照样朝着所谓‘堕落’的方向发展，越变越“坏”，直到它最终成为了今天的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等现代语言。如今讲这些语言的人并没有认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堕落的，相反他们认为是丰富的、优美的、富于表现力的。”
[122]



语言的纯洁与否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在极力保护自己的语言，另一方面国际间的交流与融合又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样的矛盾中要做到两全其美是不容易的。保护措施毕竟是有限的，官方的刊物和广播可以做到，但是语言大部分是在民间使用，人们总是会选择简单达意的词语，能反映时代精神的词语。“在这个自由和人权原则的中心，是大众的赞同认可和对权威的抵制。这两者都是当今英语的特点。英语国家的人们打败了所有针对自己语言的藩篱，蔑视专家们所规定的语言规则，他们要自己决定一切，这未必是件坏事。”
[123]



早在六百多年前，英国第一位印刷商，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出版商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就曾经抱怨说，那么多的同义词使他感到非常困惑。面对大量抵挡不住的外来词汇，人们也在不时地反思，如果没有这些数以万计的外来词汇，英语是否会更加完美？但不管怎样，这只是语言学家关注的问题，对于广大的使用者来说，词汇总是多多益善的，因为词汇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方便，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人们也并不会在意一个单词的来历，只要能够有效地沟通交流，准确表达意思就足够了。

崇尚语言纯洁性的语言学家们在面对外来词汇的大量涌入而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某种折中的办法来减轻外来词汇所带来的字面冲击，在万不得已需要引入时尽量采取仿造词语，或者说是借译(calque)的办法使外来语看上去更像自己本国的语言。古罗马人在引入希腊词汇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比如，希腊字sympathia 由前缀syn（with）和 pathia （suffering）两部分组成，罗马人将这个单词变为拉丁字中的前缀 con (with)加上拉丁字 passio (suffering)而合成为拉丁字compassio。中古英语时期这个词被吸收到英语中，成为compassioun，后来又演变为现代英语中的compassion。这种只借鉴构造方式而不采用其单词的案例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足以说明人们对本国语言的钟爱。

大量实例表明，英语新词的创造者们首先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使他们尽可能像一个英国字。从荷兰人那里借来luck之后 (中古英语 lucke可能来自中古荷兰语 luk ）, 他们又在后面加上一个英语后缀“-y”成为 lucky ；同样来自荷兰语的doop被修改为dope，这样从读音和拼写上都更像一个英语单词。

这些词汇经过几代人的使用吸收，其中的一部分不论在发音上还是拼写形式上都与正宗的英语单词十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一般人很难将它们区别开。拉丁语中的vallum (栅栏) 变成英语的wall（墙）；古斯堪地那维亚语中的skyrta（衬衫）变成英语的 skirt（裙子）；法语的porc（猪）成为英语的pork（猪肉）；希腊语中的methodus（追求、方法）成为英语中的 method（方法）等等。这些词汇基本上已经本土化，它们不论在发音、拼写，还是在语法功能上都很自然地与英语溶为一体，其本身的外来语特征则逐渐被遗忘。

古英语与外来语词汇的融合是非常自如的，有时甚至是天衣无缝，难以辨别，就如由拉丁语的 gentle和古英语的man 合成而来的gentleman没有人会认为它是由外来语构词的单词一样。

借进来的词汇大多在语音上与英语毫无区别，因为当一个词（不论是哪种语言）被借入之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读音问题，总会想方设法地采取一些措施让它在读音上更像本国语言，符合本国人的发音习惯。因此只能在拼写形式上看出它们的外来身份。

有些借入语词汇的确弥补了原有词汇的不足，比如countryside 的形容词形式只有 rural，这两个单词之间并没有任何词源上的联系，后者来自拉丁语，说明外来语弥补英语不足的方式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增加了同义词。

纵观英语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英语在向其他语言借入词汇方面总是敞开胸襟，来者不拒的，其借入的词汇量堪称世界第一。大量外来语词汇的借入丝毫没有影响英语的地位，相反英语的影响力却在日益提高。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英语反过来又成了向其他语言提供新词汇的仓库，从世界上最大的词汇借入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词汇输出者。翻开任何一种文字的科技刊物，人们都能够发现里面充斥着来自英语的借词。根据《20世纪新词语词典》上的统计，20世纪英语新词汇中外来语词汇仅仅占到5％，大大小于以往各个时期进入到英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的比例。在这5%的外来语词汇中，绝大多数是其他国家固有的物质文化方面的词汇，这说明最近一个世纪真正影响其他语言的是英语，是英语国家。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古英语时期，英国这个孤独的岛国在各个方面都谈不上领先之处，要满足自身的发展必须向当时先进的国家学习，不得不大量借入自己语言中所没有的词汇。从古英语时期开始，外来语词汇的吸收从未停止过，使得英语成为世界上词语最丰富、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随着美英为首的英语国家在政治、经济，特别是科技方面的迅速发展，英语在科学技术、 经济贸易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成为世界上的第一语言。在向全世界借入了大量的词语之后，英语又十分慷慨地将自己已经无所不包的词汇奉献给全世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到其他语言当中。来自英语的新词汇已经成为别国语言无可争议的选择。

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使得任何一种语言中借词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任何权威也无法改变的潮流。不论纯粹主义者怎样抵制借词都难以阻止大量外来词汇的涌入。英语词汇以每年数以千计的速度增加，要在词汇方面维持一种所谓的“标准”就显得尤其困难，甚至成为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另一方面讲，语言本身有着自净的功能，凡是符合需求、审美和简洁等条件的词语总会存活下来，反之便会昙花一现，很快被人们遗忘。一种语言的生命力不是靠纯洁来维护的。日语就是一个全球语言的大杂烩，来自汉语和英语等国家的词语充斥其中，比比皆是（作为日本文化核心的神道Shinto中的道，就是受到中国道教的影响而得名，发音也模仿汉语），但这并没有影响它成为一种独立的语言。严格说来，汉语也远远谈不上是一种纯洁的语言。古代通过佛教传过来的梵文和巴利文（记录小乘佛教典籍所使用的一种印度语言）的词汇就有将近三万个，其中包括像“世界、真谛、觉悟”这样意义非凡的词汇。从日语传过来的词汇最常用的也有几百个，几乎包含了上层建筑的全部，如共产党、民主、科学、自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文明等。来自英语的词汇更是与日俱增。一种语言的词汇来源越是多样化，语汇表达也就越丰富，越有生命力，这种语言所涵盖的文化意义也就越强大。没有语言上的兼纳并蓄，也就没有思想上的包容吸收。语言保护主义只会抑制语言的发展和更新，阻碍新思想的吸收与传播。

与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相比，英语接收外来语词汇的形式很有限，只能采用音译和意译两种方式，并且总要将来自象形文字的单词转换为字母的拼写形式。我们从未看到英语里夹杂着一个汉语字或日语字，而在汉语和日语里出现英语的情况则是非常普遍。从视觉上讲，拼音文字中夹杂着象形文字似乎难以被人接受，而象形文字中夹杂着拼音文字已经司空见惯。况且，汉语接收英语词汇的方式是多样的，可以音译，如坦克、吉普、脱口秀；可以意译，如显微镜、联合收割机；可以直接采用，如GDP、WTO； 还可以有混合式，如x光、B超、某某style，等等。

由于英语的强势地位和流行趋势，不同国家的人们大多用英语交流，其结果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将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英语的流行使各式各样的混合式英语不断涌现，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语言分支，比如Franglais (法式英语)、Spanglish(西班牙式英语)、Japlish (日本式英语) 等等。在日益增强的国际交流中，不同地域的英语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本土英语的发展。英语与世界上的其他语言相互借鉴又相互影响仍然是今后的必然趋势。今天的中国式英语（Chinglish）已经成为英语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甚至不得不学习的分支了，他们已经慢慢接受了诸如“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这样的中国式表达，“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也被正式收录到英语辞典当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汉语接收外来语时直接采用的现象越来越多。

“语言的发展壮大主要看使用该语言人口的数量，尤其是这个民族的人口增长速度。”
[124]

 另一方面，语言的影响力来自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感召力。由于中国人口的数量巨大，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加上汉语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使其接受外来词汇和创造新词的能力都很强。从2005年开始，“Chinglish”就被认为是影响全球的十大词汇之一。美国全球语言监测机构每年都会评选出年度最受关注的中式英语，并从全球视野和英语语言发展的角度给予了中式英语高度的评价。可以预测，中式英语对英语语言所产生的变革将是深刻的、全面的。

不论英语语言本身有着怎样的优势和缺陷， “英语一直都是不断演变的语言，而各种语言的交流一直都是促进语言变化的驱动力。……正是因为英语所具有的这种混合性和渗透性的明显特征，允许它能够迅速扩展成为国际上新的主导语言，并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它为什么能够成功作为世界语言。”
[125]

 英语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品质还将会影响着它的未来。

英国语言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英国民族精神铸造的过程。纵观英语的整个历史，我们看到它本身就是由几种语言构成的。至少有四批大规模的入侵者及其带来的语言对英语产生了巨大影响。英语完全是在一个开放自由的体系中形成的，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话来说就是“英语是世界的联合产物。”

与此同时，这些外来语言文化中所内涵的外来民族文化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英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换句话说，英国民族精神是在汲取古希腊、古罗马、斯堪地纳维亚、罗曼底等欧洲历史文化的多元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由英国民族在不列颠土地上培育出来的一种具有不列颠本土特点的现代西方民族精神，并且成为西方现代民族精神的典范。
[126]

 英语的规范化、标准化是在长期吸收别国语言精华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的。英语吸收了大量外来语词汇，这丝毫没有影响英语的地位，相反英语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

如果一种语言总是在变化，总是在不断适应新的需求，那么它就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语言。另一方面讲，人类的文化和语言是相互影响的，很少有哪种语言是孤立存在的。只要一个国家不是完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词汇的相互借入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采取极端的措施人为地去保护语言的纯洁性则往往会适得其反，走进语言封闭发展的误区。高傲而蔑视外来文化的法国人，从政府到民众都对自己的语言情有独钟，抵制外来语，从某种角度说的确是保护了自己语言的纯洁性，但反过来也阻碍了自己语言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加拿大有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通过种种官方的举措极力保护该地区语言的所谓纯洁性，排斥任何外来语，其结果是外来的精英们纷纷离开，既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也不利于语言的自我完善。

有学者认为英语的内在特点是它得以传播的一个原因。的确，与其他西方语言相比，英语的语法系统和词汇系统比较简单，没有单词的阴阳性之分，也没有复杂的动词变位等技术上的规则。英语与其他欧洲语言的渊源，与其他欧洲语言在词汇和语法上的相似性使得它更容易被欧洲人学习和掌握。但是使得一种语言走向世界的最根本原因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而不是语言自身的优越性。假设英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全世界的人还是要对它趋之若鹜，英语补习班仍然会在中国遍地开花。而一个国家如果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影响，其语言再简单易学也没有人原意花费时间去学习它，更不用说走向世界了。前面提到，殖民主义者文化的两个最主要的标志就是tribe（部落）和 dialect（方言）。法语比英语难得多，但是当年英国人仍然要不惜辛劳学习法语，以讲法语为荣耀。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世界语的现状，世界语的词汇和语法都是非常容易掌握的，但是没有人去使用它，因为它没有文化的特征和影响力。拿汉语来讲，九十年代欧洲旅游景点的说明和宣传资料都还只有日本语和韩国语，而现在恐怕很难发现没有汉语解释的博物馆、景点、商店了。西方人学习汉语是很困难的事，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在世界上的影响逐渐扩大，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只会越来越多。 任何语言的发展总包含着两个维度——语言本身的因素和语言的社会因素，语言本身的因素是指词汇和语法的变化，社会因素则包含使用这个语言的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事实证明，社会的因素对语言的作用大于语言自身的因素。

拉丁语从辉煌到衰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拉丁语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是处，或者说欧洲人突然发现了某个比拉丁语更优秀的语言，而是社会原因所造成。如果罗马帝国依然强大，甚至统治了这个世界，那么今天世界流行的语言一定会是拉丁语；如果当年在争霸世界的角逐中荷兰取胜，那么今天全世界恐怕都在讲荷兰语了。

事实上，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开设英语课。日本电视里的商业广告很多是英语，尽管大多数日本人听不懂英语。即便在欧洲，英语的地位也不可小视。一个荷兰小镇的酒吧原先生意不好，但老板给自己的酒吧取了一个英语名字之后，马上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英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英国人自己也认为 “英国真正的石油（black gold）不是北海里的石油，而是他们的语言，…….”。
[127]

 他们甚至希望通过语言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英语在世界上的地位毫无疑问是由英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决定的。19世纪英国的强大和20世纪美国的崛起都是导致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的最重要的原因。冷战时期美国的科技还受到俄国的牵制以及日本和德国的威胁，而现在大多数世界性出版物已经是英语独揽。一战以前，科学家们都是用德语发表论文，外交家们则总是用法语作演讲，而现在这一切已经被英语取代。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外来新词汇的进入不是语言学家或是什么权威所能够左右或阻止的，它是人类发展进程中语言方面的一个必然趋势。全球化导致的世界交流不可阻挡，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社会进步、文化、政治影响力越大，其语言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就越大。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对语言的选择无疑也会更加多样化，这是需求种类多样性的体现，也是语言与文化和社会的关系。



十一、英语词汇与宗教


大多数研究宗教的学术著作都把视角放在宗教与哲学、伦理学、科学和艺术等方面，很少有人对宗教与语言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事实上，人类历史早期在语言与宗教上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很早的时候就是根据不同的语言和人种对宗教进行分类的。德国学者瓦德认为，世界上有五大人种，即大洋洲人种、非洲人种、美洲人种、蒙古人种和地中海沿岸人种，每一个人种都有不同的语言，因此也就有了五种不同的宗教体系。

英国宗教学家、语言学家、比较宗教学奠基人之一的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认为欧亚大陆最早有三大人种，即图兰人、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因此也就存在着不同的宗教类型。他认为，宗教学的方法就是语言学的方法。

从宗教语言自身的角度讲，有理论提出宗教语言不具有阐述事实、认识对象的功能，宗教语言与其他语言不同，其主要功能是唤醒情感、激发行动、鼓励合作、团结群体，传达某些通常的语言不能传达的体验，主要体现宗教的伦理功能。

ethnicity（种族划分）一词源于希腊语ethnos（同种同文化之民族），主要是指人的生理和文化差异，最初是用来表示希腊文明人与野蛮人的不同。在希腊语《圣经》中，主要指非犹太人、非基督徒。后来这个词在欧洲语言中又与人种联系在一起。人种、语言、宗教这三个领域与种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欧洲人心目中的种族主要不是人种的差别，人们在区分英国人、德国人、波兰人时，主要不是从生理上，而是从其不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出发的。
[128]



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来自于文化，而宗教与文化是纠缠不清的，“宗教自古以来就通过各种方式为人们提供了建议、价值观和行动指导。”
[129]

 这是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要面对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在过去的一万年间，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不受到宗教的影响。

尽管宗教曾经遭到伊壁鸠鲁、马基雅维利、伏尔泰、马克思等众多思想家的批判打击，但是宗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然没有削减。即便在今天这个非常世俗的、同时又是现代化、科学化的时代，宗教仍然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离不开的精神依托。

对英语产生巨大影响的当然是基督教。基督教从公元1世纪创立以来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之一。基督教因其宣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入教程序十分简单等特点吸引了大量生活贫困的平民百姓。基督教认为，任何人，包括犯了罪的人只要信教，承认自己的过错便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因而在当时多民族混居的罗马帝国中受到人们的欢迎。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基督教最终取代了宣扬罗马教皇绝对权威的罗马教而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从此以后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种转变皈依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不仅因为精神上的益处（寄托），而且因为它重新建立了与古罗马文明的联系。这种文明在公元600年并算不上最先进，但是在那时的英国，它毕竟是最好的。”
[130]



“基督教会将宗教这份礼物赠给了人类与国家。该教会耶稣的形象铸成德行的神圣化身，借以使羞愧粗鲁的野蛮人归向文明。同时它也造成一种信条，使得每个不论多么卑微的生命都成为崇高的宇宙剧的一部分，将每一个人和创造他的上帝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31]



英国第一次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是在罗马人第一次入侵英国时的公元1世纪。那时基督教是以非正式的、间接的形式出现在英国。罗马人离开之后这个当时还不太受重视的宗教便被人遗忘了。公元597年，基督教第二次来到不列颠岛，这一次到来不仅在人们的信仰归属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还在英语语言上留下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般认为，英国真正转向皈依基督教主要是两个人起了作用：爱尔兰基督教士帕特里克（Patrick）和意大利传教士奥古斯丁（Augustine ）。前者主要于公元5世纪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一带活动，对于基督教在英国北方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者于公元6世纪末开始在英国南部传教，并于598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地区第一任大主教。这是基督教以正式的、官方的形式来到英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宗教领袖——主教和自己的活动场所——大教堂。英语中city这个字在中世纪的解释是“cathedral town”（拥有大教堂的城镇），言下之意是，没有大教堂的地方是不能称之为一个城市的，可见宗教在当时的英国所处的地位之高。如今西方的城市里最醒目、最华丽的建筑便是教堂，教堂也成为了今天西方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建筑。

基督教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传统中无所不在的契约关系也许与《圣经》中的关键词“盟约”有着某种联系。上帝与教徒之间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关系，同时也是一种互利的关系：只要你信奉上帝，上帝就会保佑你。

作为西方文化支柱之一的宗教，从一开始就因其无与伦比的控制力对英语的语言和词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宗教的传播途径使得它无意中成为文字使用的推动者。“《圣经》本身似乎对与日俱增的读写水平做出了反应。‘倾听’上帝的声音变成了一种书写文本，一种关于过去事情的报道，从而再也不可能是同样意义上的倾听了。”
[132]



随着基督教在英国不断被接受和传播，特别是英皇钦定本的《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
 ）正式出版以后，英语宗教方面的词汇也因此得到规范并逐渐丰满起来。因此可以说，基督教文化对英语的影响首先来自《圣经》的翻译。

基督教的一些术语和词汇并不是由讲拉丁语的人发明的，而是被讲阿拉姆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人先发明的。但是在西欧，这些概念通过拉丁语传开，所以在西欧国家的语言中很多与宗教有关的词汇都来自拉丁语。

几个世纪以来，拉丁语都是教会的专用语言。当时所有形式的教育都是使用拉丁语。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及神学家比德（Bede）是撒克逊人，他的著作《英吉利人教会史》就是用拉丁语撰写的。英语版《圣经》的出版使得《圣经》与拉丁语有史以来的联系被打破，也使得英语的发展进入到一个辉煌的时代。“基督教来到不列颠对英语语言产生的最深远的影响之一就是对古英语的书写字母进行了规范。”
[133]

 可以说，在英语的历史上，正是基督教的介入使得英语在文字上得到了统一。

公元4世纪，拉丁文学者杰罗姆（Jerome）将《圣经》由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该版本成为拉丁语《圣经》公认的权威性文本。 一千年以后的1380年，约翰·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首次将当时通用的拉丁文《圣经》译成中古英语。1534年，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又根据希腊原文将新约及旧约的大部分译为英国人很容易明白的现代英语。1611年的钦定本《圣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他的《圣经》译文为蓝本的。由于钦定本《圣经》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讲英语的新教徒所使用的标准版本，它也被认为是现代英语的基石，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被阅读得最多的文献之一，对英语文学的影响之大是无与伦比的。

“从公元597年直到1150年中古英语开始的这五百年间，宗教语言——拉丁语词汇不断地渗透到英语当中。在这之前基督教中很多全新的概念在英语里很缺乏。”
[134]



从某种意义上讲，英文版《圣经》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教会在英国不断走向民间的过程，也是英语语言在宗教的影响下不断完善的过程，其中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和心理因素。

对于当时学术界来说，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解决学术词汇。那些翻译早期经典著作的学者更是面临着全新的课题。主要的选择有以下几个：

1、将拉丁语或希腊语词汇不加修改照搬过来，有时在词态上做一点修改；2、采用语义转借的方法创造全新的英语词汇；3、在现有的英语词汇基础上将词义扩展。采用得最多的无疑是第一种，因为大部分来自基督教的概念和术语在当时的英国是不存在的，英语里也就没有这些词汇，而要重新创造新词将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为了让更多未受良好教育的普通人读懂《圣经》，知晓上帝的旨意，钦定本《圣经》的文体风格比较朴实，词汇量也被控制在8,000个常用的英文单词里，很多核心词汇都来自英国本土，绝大部分可以被普通读者理解。由于国家的重视和全力投入，不论在语法和词汇上，它都是那个时期的典范。

人类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必然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而宗教是最早将目光指向人们心灵的。在这块原先精神生活比较贫瘠的土地上，有了这样一种引领人们精神的东西既是传播者的愿望，也是被教者的需求。基督教不仅使当时的人们在精神上有了寄托，行为有了规范，还让他们拥有了更丰富的表达这些概念的资源。基督教对英语词汇最为深刻最有价值的影响是它为英语带来了大量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词汇，这些词汇由最原始的宗教教义演化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描述心理状态的概念。

基督教教义对英语词汇的影响从几个方面体现出来：至高无上的信仰、博爱、戒律、原罪与感恩、天堂与地狱。

英语里带有“偶像”这个概念的词并不算少，大概有八、九个之多，其他同义词的数量大都不能与之相比。但是不论源自何种语言的“偶像”，都无一例外地都与宗教有关：Baal（希伯来语： 上帝、太阳神、邪神）、 God（古英语：上帝、偶像，一神教中最基本的信仰和崇拜对象）、 fetish（拉丁语：物神，尤指与万物有灵或萨满教的宗教习俗有联系的有魔力或神力的物品）、icon（希腊语：圣像、基督教神圣或受崇拜的人物的画像）、 idol（希腊语：幽灵、假神，虚幻中的神）、joss（拉丁语：神像、偶像，中国佛教中的佛像或神像）、swami（梵语：印度教中的大师、阁下，宗教教师、神秘主义者）。英语的偶像还有另外两个表达，也都与宗教有关：一个是“graven image”（雕像、偶像，也指用木头或石头刻成物神和崇拜物），另一个是“stocks and stones”（偶像、无生命之物)。以上词汇无一例外地与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大都是教堂里使用的语言，证明人们心目中的偶像最初都来自“神”，都是神的形象在心中的反映，是对神的顶礼膜拜，在这一点上东方人与西方人是极其相似的。

enthusiasm（ 狂热、积极性）这个字及其含义最早也与宗教相关。这是一个古希腊词，意为“心中有神灵”，它由en-（在……里）和 theos-（神）构成。狂热的积极性是由“神”引起的。今天enthusiasm 的含义已脱离了宗教的影响，其程度不断弱化，成为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个普通词汇。

上帝无形体无方位，但有理性有意志，超越于万物又内在于万物，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是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威。上帝与每个人都有着特殊的联系，上帝听得见、看得见每个人的所说所做，并会奖励和惩罚，这一切都让上帝在普通人心目中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omnipotent（全能）、omnipresent（无所不在）、omniscient（全知）、savior （救世主）、holy（神圣的、圣洁的）、fear（敬畏）、faith（信仰、信念）、beliefs（信仰）、reverence（敬畏、虔诚）、gifts（恩赐）、saint（圣人、神圣）、worship (崇拜)、providence（眷顾）、reconciliation（顺从、甘愿）、spirit（灵魂）、covenant（盟约）、charity（慈善，博爱）等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词汇是每个教徒都必须铭刻于心的。可以想象，以上这些词汇大多数在基督教到来之前是英语词汇中所没有的，即便有也没有上升到今天宗教意义的高度。

基督教的宗旨是鼓励人们向善，博爱精神是其倡导的主要价值。“人们离上帝越近，人们也就互相离得越近”。借助于上帝的力量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是基督教两千多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圣经》中的核心词汇大多是关于爱、道德、正义等方面的概念：love（博爱）、kindness（仁慈）、grace（恩惠）、mercy（怜悯）、compassion（怜悯）、peace（平安、和睦）、virtues （美德）、blessings（福祉）、benediction（祝福）、friendship（友谊）。这些今天仍然代表人类最高价值的词汇都出自基督教教义。

修炼内心的词语也是《圣经》中所特有的：vanity（虚空）、pure（清洁）、clean（洁净）、humble（谦逊）、meek（谦卑）、self-denial （忘我）、commandments（戒律）、compromise（妥协）、courage（勇气、胆量）。

来自拉丁语的单词“codex”（法律、规则、药典）指的是圣书等权威性著作的抄本, 与宗教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式记载于1140年的justice一词由拉丁语“jus”演变而来，而“jus”最初与宗教有着直接的关系，指一种庄严的宗教仪式，在其基础上构造的形容词“just”在中世纪便是 “righteous in the eyes of God, upright and impartial,”（上帝眼中的正义、正直与公平），有着明显的宗教仪式的意味。

judicial除了表示司法、公正等概念，还有“来自上帝审判的，天罚的”等解释。到了14世纪，由jus变来的“jury”还有“an oath”、“to swear”的意思。今天英语里的陪审团仍然用jury 表示，在其履行职责时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宣誓，这是对该词最初意义的很好诠释。

其他几个有关公平正义等社会伦理的概念也与宗教有关：righteousness（正义、正直）、good and evil（善与恶）、moral and ethics（道德与伦理）。

原罪说是基督教的理论支撑，西方文化中以法律制度治理国家的信念来源之一便是人性恶的假设。亚当和夏娃这两个传说中的最早的人类因偷食禁果而成为罪人，进而被上帝下放到人间受苦受难。基督教教义正是从“人生而有罪”这样一种假设中引出人间的苦难，再从苦难中引出耶稣的拯救。christ (耶稣基督)一词就是来自希腊文christos（救世主）。英语里有关罪恶、过错、拯救、悔改和感恩的词汇大多来自基督教：iniquity（罪孽）、sin （罪过、不合理之事）、atonement（赎罪、弥补）、condemnation（定罪、谴责）、confession（认罪）、damnation（诅咒、指责）、infallible（无过失的）、testimony（见证、证词）、blaspheme（亵渎）、apostate（变节者、背教者）、rebuke（指责、非难）、punishment（惩罚）、reproof（督责、责备）、depraved（堕落的、邪恶的）、deliverance（得救、释放）、judgment（审判）、redemption（赎罪、偿还）、forgiveness（赦免、宽恕）、save（挽救、拯救）、unsaved（未得救的人）、repentance（悔改、后悔）、penance （忏悔、苦修）、correction（归正、改正）、 rescue（援救）、reclaim（悔改、感化）、redeem（挽救、补偿）、deliver （拯救、解放）、salvation（拯救）、exhort （劝诫、忠告）。

值得一提的是、英语里关于“拯救”的词全是拉丁语、无一个为古英语。可以推断在古英语时期、人们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物质层面的东西、对于人内心世界的关注相对较少。基督教的到来无疑提升了生活在不列颠的人们精神和道德层面的追求。

今天常用的一些管理学方面的词汇追根溯源也来自宗教、这一点也许不太为人们所知。管理词汇与基督教的渊源与基督教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管理程序有着直接的关系。treasurer（财务官）、process（处理、过程）、duty（职务、责任）、mission（使命、任务）、chairman（主席）、secretary（秘书）、minister（部长、大臣）等最初都属于基督教组织中常用的词汇。

“secretary”是当今社会职场中非常普通的一个职务，并且有着现代社会的特征，可是它却与基督教中的secret有着直接的渊源。“secret”是中世纪的一个拉丁语，意思是在弥撒序唱前及奉献歌后的祈祷。secret本身含义是秘密的、隐私的，而在今天看来secretary（秘书）应该遵守的准则之一就是为组织和领保守秘密。这种意义的引申真是很符合现实需要，同时也可以看到英语词汇后面的确有着某种文化含义。

“talent”这个单词从货币单位演进为“人才”也与基督教有着直接的关系。《新约·马太福音》中有一个经典故事：一位主人外出之前给自己的三个仆人每人留下一笔钱，其中两个仆人把钱用于投资，一个仆人把钱保存起来不知用于何处。主人回家之后表扬了懂得投资的那两个仆人，而将不知道如何利用金钱升值的仆人赶出了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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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原先也是从罗马天主教而来，指在特定教阶中教职较高者，尤指在新教中被授权进行宗教活动的人。这个职位作为英语中普遍使用的政府官衔延续到现在。今天西方国家的minister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意思。

“dean” (教务长、系主任、主任教师)最早也是教会中的重要职务，是全体教士的头领，管辖一个大教堂或一个联合教会的教堂。在天主教中是地方主教，即监督一个教区内的一组堂区的牧师。

“duty”这个现代社会十分常用的与工作、职责相关的概念最早也是指基督教的礼拜, 也指修行所必须完成的功课。今天的职员、办事员clerk就是教士的意思。人力资源管理中常用的novice（新手）最早也是指已加入某种宗教但还没有最后宣誓的新信徒 。

“parliament”这个现代词汇源自parley（谈话），最初则是指教堂里做忏悔。

因此“很明显，由这个全新的宗教而引入到英语当中的大量典型的词汇与该宗教和它的外部组织有关。这些词汇的借入是因为它们表达了新的观念、或者是它们与一个事物和一个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接受了这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要接受这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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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大学）一词来自拉丁文，意为“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联合体、社团”，因而今天仍然用它来指综合大学。这个词首次被记录是在大约1300年的中世纪，那时的教育是由教会垄断的，教会掌管着学校。由教会主持的教育方式成为西方文化教育的一种传统，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有宗教渊源，至今还保留着宗教的色彩。牛津大学、巴黎大学这些举世闻名的学校就隶属于教会，教会也因此显得很强大，因为他们培养了唯一受过教育的人，并且总是与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和人联系在一起。中世纪修道院的教学内容除了宗教教义，还包括了语言、书法、绘画、音乐、历史和历法知识等多个领域。一些教育、学术和科学研究的词汇也由拉丁语进入到英语当中，最常用的有：school、science、 master、 giant、 circle、score 、measure 等等。

被人们熟悉的当然还有那些教会神职人员和宗教场所的称谓： church （教堂）、cathedral（大教堂）、temple（礼拜堂）、cross（十字架）、bishop主教、archbishop（大主教）、priest（牧师）、 preacher （传道)、 canticle （圣歌、颂歌）、crosier（大主教的权仗 ）、vestry（小礼拜室）、usher （传达员、看门）、bellman（敲钟人）、monk （修道士）、 vicar（教区牧师）、 prior（小修道院院长或大修道院副院长）、 elder（长老）、deacon（执事）、 pastor（牧师）、clergy （僧侣）、minister（牧师、教长）、missionary（传教士）。其中的大多数名词已经成为英语国家的姓氏和人名，可见宗教对英语文化的影响之深。

经济学“economy” 一词虽然源自希腊文中的 “管家”，后派生出“家庭管理”、“节约”、“行政”、“安排”及“国家岁入”等含义。这个词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经济”还是与宗教有关。economy 作为“经济”的意思最早出现在约1440年出版的一篇作品上，意思是僧院的经济事物管理，主要体现节约和经济管理的内涵，19世纪之后正式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体系。

在这些与基督教事物有关的词汇中，几乎没有古英语单词，它们基本上是按照拉丁文和希腊文直接翻译借鉴过来的。与基督教核心词汇中选择了相当数量的古英语单词的现象形成反差。

基督教中最核心概念的词汇不是原始的拉丁语或希腊语，而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holy、soul、love、kind、ghost、fear、sin、forgive、believe、right and wrong、good and evil都是基督教中最重要的基本概念，而它们都来自英国本土。就连 worship 这个看似与宗教氛围十分吻合的词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古英语词，来自于与worth的渊源。更不可思议的是“God”这个代表了基督教中最高权威的称谓不是拉丁语而是古英语。God的词源可以解释为“呼唤、祈求”和“被祈求者”，与上帝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相符合。另外两个可以替代上帝的词Lord和Heaven 也是古英语词。

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1、当能够从已有的英语词汇中找到相关的对象时，尽可能地使用了英语词汇而避免拉丁语词汇。翻译者的用心显然是想让《圣经》更容易被普通百姓所理解。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让基督教与平民百姓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小。2、基督教核心词汇能够在古英语中找到很多相对应的概念，说明古老的人类即便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也在某些精神层面有着相似之处，在对人类自身的看法和人与自然的看法上存在着共同点，否则这些英国本土词汇就不能这样十分自然地与外来的经典文本融为一体。

在整个中世纪，社会生活由教会统领，教会组织了当时最为正规的活动，宗教仪式所采用的词汇大也都成为最正式的词汇。

一些与宗教相关的单词慢慢演变为一般词汇，如canter（骑马慢跑）便源自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他在描述一群朝圣者在前往坎特伯雷的路上用了
 Canterbury gallop、Canterbury pace 和 Canterbury trot等词汇来体现他们行进的缓和步态。后人又直接将 Canterbury用作动词, 意为“慢跑”。在1706年又被进一步缩写成canter，可以做动词和名词。

北方的爱尔兰基督教也为英语贡献了一些宗教方面的词汇，比如基督教中十字架的两种表达“cross”和“crux”中前者就来自北方的爱尔兰基督教徒所使用的语言，后者则是拉丁语。在现代英语中，crux 除了“十字架”之外，还有“关键的”、“基本的”等意思。至今西方人还十分忌讳四个人之间的交叉握手，其缘由就是交叉握手让人联想到十字架，因而有冒犯上帝的嫌疑。

在将希腊文版《圣经》译成英文的时，廷代尔将希腊词语“agape”（大爱、对人类之爱）译为英语的“love” ，而没有选择拉丁语的“charity”。事实上 charity 作为传达上帝的“博爱”比love更贴切，因为charity的定义首先是对上帝的尊爱以及对上帝施爱对象的自己和他人的爱，是一种体现美德的大爱，而“love”所涵盖的意思显然要宽泛得多。而当同时选择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词语时，最流行往往也是英语单词。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holy”这个词在宗教中的使用。拉丁语的“sacred”和古英语的“holy”都是“神圣”的意思，但holy却成了今天宗教里赞美上帝的最常用的词，指“内在含有一种神圣本质的”、“道德或精神等方面极为完美的”、值得崇拜的上帝。从词源学上讲，“holy” 与“whole”和“health”是同源派生而来的三个单词，也就是说，“神圣”与“完整”、“健全”等世俗的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拉丁语的“sacred”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宗教意味的单词。也许因为这个缘故，英语里与sacred搭配的短语只有寥寥几个：sacred music、sacred book、 sacred territory、sacred monument等，而与holy搭配的短语却多达十几个：holy day、holy water、holy orders、 holy followers、Holy Alliance、Holy Bible、Holy City、Holy Communion、Holy Saturday、Holy Spirit、Holy Son、Holy Thursday、Holy Week、Holy Writ、Holy pledge。从另一个角度讲，正是基督教的翻译让如此众多的古英语词汇在当今发扬光大。

宗教语言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西方许多著名的作家都喜欢到《圣经》这部基督教经典中去获取营养、寻求灵感。莎士比亚的名剧Measure for Measure
 （一报还一报）便取自《圣经》中的马太福音，其中“measure”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源于基督教的度量词：Jesus said, Judge not, that ye be not judged. For with that judgment ye judge ye shall be judged: and with that measure ye mete, it shall be measured to you again.（你们不要论断别人、免得你们被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别人、别人也将怎样论断你们。你们用什么量器衡量别人、别人也会用同样的量器衡量你们。）在Measure for Measure
 中莎士比亚这样写到：

Haste still pays haste, and leisure answers leisure; Like doth quit like, and measure still for measure.

不论哪个国家的语言，人们创造的典故总是最能够体现文化内涵的一个部分。典故不论是一个单词还是一个短语都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深刻、凝练含蓄。英语中的典故有大约三分之一来源于《圣经》。大大高于佛教对汉语词汇和典故所占的比例。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 一报还一报）、“ivory tower”（象牙塔）、“Judas kiss”（ 犹大之吻）、“rob Peter to pay Paul”拆东墙补西墙、 “doubting Thomas”（多疑的人）、 “death in the pot”（暗藏的危险）、“judgment day”（最后审判日、世界末日）、“feet of clay”（泥足、致命的弱点）、clean hands （洁净的手）等等。

英语里“candle”这个词来源自拉丁语，是一个地道的宗教词汇。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现在很少有人在家里点蜡烛，而蜡烛仍然是今天的教堂里不可缺少的东西，它至今还有着某种神秘的宗教意义。后来这个词被古英语借鉴，成为搭配率很高的词。英语里与蜡烛相关的成语就有很多：burn the candle at both ends（过分浪费精力、财产等）、hold a candle to another（为别人尽力）、hold a candle to the devil（助纣为虐, 为虎作伥）、hold a candle to the sun、（太阳底下点蜡烛, 多此一举、作徒劳无益的事）、not worth the candle（不值得, 得不偿失、rush candle（微光、微不足道的人、孤陋寡闻）。

除了众多与精神世界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词汇，相当一部分与衣食住行有关的词也进入到英语当中，如cap、 sock、 chest、 mat、 purple、 beet、 lobster、 mussel、box、pine、plant 等等。据考证，这些大多数貌似古英语的词汇都是原原本本的拉丁语，后来通过基督教融入到中古英语当中，说明了教会对人民的日常生活有很强的控制作用。

除此而外，英语中许多寒暄语都与宗教有关，就连我们天天用到的“good-bye” 也与宗教有关。在古代出远门是件很危险的事，尤其是出海远航更是吉凶难测，因而家人总是要祈求上帝的保护。good-bye 就是从词组“God be with you/ye”（上帝与你同在）转变过来的。

基督教对西方语言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英语，法语中的“再见”同样与基督教有关。法语中adieu （再见）源自下面这个句子：Je vous recommande ã Dieu.（我把你托付给上帝，愿上帝保佑你。）其中ã Dieu 等于英语的to God，这个句子后来又被简化为“adieu”。与英语里的good-bye有着相同的渊源，并时常在英语中使用。

宗教改革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事件，它不仅带来了新的观念，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在英语的词汇上也带来了某种突破。在16世纪的整个进程中，英语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对象，成为学校讲授的语言，作家们已经开始为使用英语而自豪了。“总而言之，宗教改革对于英语的影响就是将人们的目光从拉丁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聚集在英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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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中calling（职业、行业）一词的来历就与上帝的感召有着一些联系，这个词或多或少地暗示出一种宗教概念——上帝安排下来的任务。我们如果将这个词放在文明语言的历史中进行推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古代其他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哪个词的含义与我们所知的“职业”——“一种终身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相似。但是在所有信奉新教的民族中，这个词一直沿用到现在。

calling今天的意思并不是《圣经》的原文，而是来自马丁·　路德（Martin Luther）对圣经的翻译。与其他几个相关的词汇相比，如occupation（职业、用以成为某个正常的生活来源的一项活动，更多的是指占有某项职业）、profession专业（职业、尤指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如律师、教师、医生等），calling则更多地表达出一种内在需求和强烈的驱动力、使命感。英语里与calling相类似的还有一个最初指宗教事业的单词“vocation”， 这个词除了“职业”之外，还有神召、天命的意思，来源于vocal （声音），如同响应上帝的召唤一样。“改革中出现的‘天职观’又使世俗生活宗教化、神圣化。‘天职即上帝之召唤。’人人都在自己的职业中为上帝和邻人服务，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尽天职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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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所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并不是要人们经过苦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自己在现实中所处的地位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这可以算是他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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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许就是西方人总是会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尽职尽责，从不懈怠，将自己的工作看得无比神圣的缘故吧。

“charisma”（借助非理性动机的领袖气质、领导人无可言说的影响力、能引起大众狂热效忠的独一无二超凡魅力）被认为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自创的社会学术语，而事实上该词来源于宗教。宗教信仰本身就是基于精神领袖教诲的一套信仰、价值观和行为体系。该词在17世纪还是一个纯粹的神学术语，一般只用于耶稣、摩西等非凡的宗教人物。20世纪中期被社会学家政治化，以后经政治家和记者一再使用成为一个时髦词，
[140]

 并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无可替代的一个极富表现力的词语。

今天我们每天使用的一个相当世俗的词“person”原来却是一个正宗的宗教词汇，指基督教上帝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上帝的身位。高层次讲，它是组成个人性格特征的总和。“spirit” 在拉丁语中最早竟是呼吸的意思，这是一种人文思想的体现，精神与灵魂是从有生命的个体中产生的。“ghost”从词源上说则是气息、精神的意思。

据统计，今天英语词汇中纯粹来自基督教的有300多个，包括了教会职务、历史人物、事件与文献、中心概念、教会所涉及到的所有工作等等。

基督教对当今世界的贡献还有一点不容忽略，那就是纪年的统一。在公园纪年产生之前，全世界没有通用的纪年，因而各国之间的历史记事比较混乱，无法相互参照。天文学家戴奥尼索斯（Dionysius Exiguus，他还是一名修道士）在教皇的授意下主持确定纪年的工作。他以传说中的耶稣诞生年份作为纪元的开端。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在《英格兰教会史》中以耶稣诞生之年为基准，并将以前的时间定为 BC（英文before Christ 的缩写），之后的时间定为AD（拉丁文Anno Domini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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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显然存在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把耶稣诞生之后的时间叫做“After Christ”，而是用了拉丁语，或者反之，将耶稣诞生之前也用拉丁语表示？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文献能够解释清楚。这也许是在英语与拉丁语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不论怎样，纪年的确定得到全世界的遵循，它结束了以前混乱的纪年方式。

英语里的星期和月份虽然最早与西方古老的星相学有关，但最终也还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语的产生也与宗教有着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当初的宗教迫害，今天的美国英语也许就不会存在了。自从“Puritan”一词在16世纪出现之后，它就让宗教与美国人之间有了某种不解之缘。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的任何重要演讲，人们都会发现，绝大多数演讲的结尾都会有“God bless you”这样一句话。美国总统就职宣誓必须手抚《圣经》，宗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显现无疑。

如今God已经成为西方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一个单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基督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英国学者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将《红楼梦》中的 “阿弥陀佛” 译成“God bless my soul”，习惯性地用上帝替代佛主。在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翻译了全本《圣经》之后，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也逐渐增加。中文版《圣经》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同时大量来自基督教的概念和词汇也涌入到汉语词汇当中。

通过英汉对比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英语里的“Saint”与汉语中表示神圣的“圣”字不仅在意义上基本吻合，在发音上也十分接近。

汉语里“圣”字并不是从“Saint”音译过来的，甲骨文中便有了这个字的渊源，最早的意思是通达事理，指儒家所称道德和智能极为高超的理想人物。《诗·小雅·巧言》中就有“圣人莫之”的句子。“圣”字最终与至高无上的权力相提并论：圣虑(帝王的思虑)、圣裁(皇上的决定、皇帝的裁决)、圣治(皇帝的治理)、圣眷(皇帝的爱护)、圣聪(帝王的听闻)等等，还与超凡的力量有关：圣功(神灵的功力)、 圣意(神灵的旨意)、圣明(英明)，后引申为精通某事：乐圣、棋圣、诗圣。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巧合，这样的巧合在中西方语言中是很少见的。



十二、英语地名


在英语词汇的研究中，人名与地名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英语中的onomastics（专有名词学）就是专门研究专有名词来源和形式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中有两个分支：人名学（anthroponomastics）和地名学(toponymy)，而词源学（etymology）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人名与地名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地名、人名和姓氏的出现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说英语中的地名、姓氏与人名是一部反映英语国家历史的百科全书，是非常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仔细考证与研究英语中的人名和地名对于了解英美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弄清词汇的来龙去脉都有很大的意义。地名、姓氏和人名的来源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关于社会的历史，价值观念和信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有形的、物质的遗迹给人们留下历史感，而对非物质的地名和人名的研究和挖掘同样会带来历史感。

这一节主要讨论英语中的地名及其文化。

语言中留给后世最多的往往是地名，任何语言中的地名都是变化比较小的一个部分，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人们一般不会轻易地去改变一个地方的名字，历史久远的地名更能够给人以亲切感和归属感，因此相对于其他领域的词汇，地名的研究对于挖掘历史原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地名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出现的。地名的产生首先源于人类喜好迁徙的特点，如果一个部落的人们永远不离开某个村落，不与外界联系，也就没有必要给他们居住的地方取名字了，更不可能给其他地方取名字。当一个部落来到某个新的居住地时，首先需要对周围的事物进行界定和认识，以便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们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也需要有地名，比如，当一个族群的人向另一个族群的人介绍自己的居住地时没有地名显然是不行的。部落之间发生纠纷和战争时，也必须有一个确切的名字来指代某个地方，以便于首领指挥战争，同时也必须为新占领的地方命名。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了地名的产生。

英语地名产生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大致有以下几种：

以某个人的名字作为地名，以自然环境特征作为地名，以特殊的历史事件作为地名，当然也有很多至今让人难以理解又无法考证的地名。

以海洋文明著称的西方人崇尚个人奋斗，崇拜以智慧和力量取得成功的英雄。不论是凯尔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北欧的入侵者都有着十分明显的英雄崇拜情结。当他们在某个地方安营扎寨之后，他们总是喜欢用自己部落首领的名字来为这个地方命名，或者将部落首领的名字加在原地名的后面，这样做还起到凝聚人心和鼓舞士气的作用。以这些方式命名的地方占到英国地名的很大一部分，并且一直延续下来。因此英语中的许多地名都与某个人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伦敦许多街名的来历也说明了这一点。在面积只有一平方英里的伦敦金融商业区City of London 就有无数以人名命名的街道、庭院、教堂和建筑物。英国首相官邸Downing Street 来自当时拥有这片房产的外交家乔治·唐宁（Sir. George Downing）的名字。伦敦著名商业街Oxford Street 是根据 Oxford 的第二任伯爵爱德华·哈雷（Edward Harley）的名字命名的，他在19世纪早期是这条街的主人。英国王宫白金汉宫the Buckingham Palace 则取自于英王宠臣和政治家白金汉（Buckingham）的名字。

美国地名的来源也大致相同。美国的国名America就来自意大利商人和航海家亚美瑞格·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为纪念他在发现新大陆中的贡献，几经周折，在1781年被正式用来指美国。在1650以前America主要指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

人的名字被用来为地方命名是全世界通用的习惯，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纪念某个人物。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很多，不存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中国就有不少以名人命名的地方、街道，如“中山公园”、“左权县”、“欧阳海水库”、“郑和群礁”等等。

一般来讲，地名都是中性的，不带政治色彩，不存在部落和种族之间的强弱之别，因此入侵者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总是沿用已有的地名。

不列颠岛上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批地名与最早到达这里的凯尔特人有关。英语中的凯尔特语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而在这为数不多的凯尔特语词汇中大部分是地方以及河流的名称。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刚刚登上不列颠岛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大片没有名字的土地，只有少数地方拥有凯尔特人和罗马人使用过的地名。 在为一个地方命名时他们首先采用了当地凯尔特人的一些名称，如河流Thames、Avon等，另外也沿用了罗马人使用过的地名，如带有port、chester等的地名，今天带有这种结尾的地名仍然很多。

地名的制造者们有时由于种种原因会在已有地名的基础上做一些小小的修改，使其更加符合自己的语言特征。比如当年罗马人就似乎并不热中于在不列颠创造新的地名，而是喜欢在凯尔特人所用过的地名的基础上将这些地名拉丁语化。英国首都London 来源于一位英雄的名字Londinos，意思是 “bold one”，罗马人来了之后把它改为 Londinium ，其目的只是为了使它更像一个拉丁词汇，后来不列颠人又将它改为现在的London，成为一个地道的英语词。美国的地名也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美国人总是喜欢把当地土著人已经使用的名字以及荷兰人和法国人留下的地名进行适当的更改，使这些地名更像英语，更加美国化。比如将荷兰的Cape Mey 改为Cape May；Haarlem 改为 Harlem 。

在文化融合与交流的过程中，地名由几种语言混合而来的情况也时有出现，比如Dorset和 Dorchester中的“dor”是一个早期的凯尔特部落名称，加上拉丁语chester（意为军事营寨）；Forde Abbey由英语中的ford 加上法语的 abbeie，也就是abbey而得名；King’s Lynn 由英语的king 加上苏格兰凯尔特语 linn （瀑布、峡谷）而来。

英语中更多的地名源自古英语，可以说是无计其数，每一个地名都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如bury=fort堡垒 (Canterbury); dun=hill山丘 (Swindun)；field=openland 陆地(Mansfield)；ford=river 江河 (Oxford)；ham=homested宅第 (Northam)等等。

以自然环境、地理特征命名的地方也占到了很大部分。高山、大河、森林、海岸线、小溪、平原、高地等等都成了地名的依据。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的祖先都采用这种最直接简便的命名方法。比如中国就有河南、河北，湖南、湖北。与法国加莱隔岸相对的英格兰东南部城市Dover 意思是“水”；位于伦敦西南泰晤士河畔的Staines 是“石头”；Honolulu 意为安全的海港。这样的命名方式来源比较简单，意思很直接，一眼就能判断出该地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特征。Newcastle 会让人们马上想到这是在英国历史上修建的一个新的城堡，尽管大大小小的城堡遍布英国各地。Stourbridge 这个地名就是在Stour这条河上面修建的桥。类似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地名还有很多，如Whitecliffs、Greystones、Hardcastle、 Redwood、Highland、Borders 、Twin peaks、Rockies、Salt Lake City、Table Mountain、Little Rock、Crooked Creek、Fog Bay、Black Hills等等。一些地名含有法语的成分，但意思仍然明显：Beauchamp、Beaufort、 Beaumont 等，其中的法语字beau ，意思是“美丽的”，这些地名后来又被当作姓氏流行。在瑞士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叫做“Interlaken”，意思就是两个湖泊中间的地带。南非的 Capetown（开普敦）就是“海角上的城市”。有些地名还反映出人们的意向和感受，如Hope Valley、Maryland、The Cape of Good Hope等等。

有时地名反映了当时文化发展状况，如在美国西部Wyoming州有一个叫做“Ten Sleep”的地方，这个看起来有些奇怪的地名其实反映出当时的印第安人计算距离的方式，他们用一种最原始简单的办法，即睡眠的次数来计算距离。从一个部落营地走到另一个部落营地的中间的距离正好要行走十天，也就是说要度过十个夜晚，因此这两个部落中间的村子就以睡觉的次数来命名，叫做“Ten Sleep”。美国马萨诸塞州有一个湖，当地印第安人对这个湖的称呼长达近40个单词，翻译过来的意思非常有趣：“你在那边钓鱼，我在这边钓鱼，中间没有人钓鱼。”这样一个非常直白有趣的名称是否还可以理解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呢？

英国这样一个面积狭小的岛国总是对地域有着很强的占有欲，只要能够占领的地方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占领，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占领，还有情感意义上的和统治含义上的占领。

英国王储查尔斯与威尔士并无关系，却被封为“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未免让不了解历史的人感到困惑。自1301年英格兰吞并威尔士之后，英王便将这个头衔赐与自己的长子，以示对该地区的全方位统治。从此以后，给国王的男性继承人冠以“威尔士亲王”的头衔便成为英国皇家一直延续的做法，“威尔士亲王”也就成了英国王储的同义词。

地名出现在王公贵族的姓名当中似乎也成为一种习惯。全世界都知道当今的英国女王名伊丽莎白，但很少有人知道她姓什么。女王姓温莎 (Windsor)，她的原名是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Winsor）。自从征服者威廉时期以来，温莎这个弥漫着王者气息的英格兰小城就一直是王室住所。女王便是以它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 其他相关的王室成员也是如此，尽管女王真正的姓氏源自德国。把温莎这样一个小城当作自己的姓氏是否也意味着对这个皇家城堡所在地另一种意义上的拥有？

199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退休后被册封为终身贵族，并成为林肯郡克斯蒂文（Kesteven in the County of Lincolnshire）的女爵。撒切尔夫人的确出生在林肯郡，但是她的家乡并不是Kesteven，这样的册封命名应该含有相同的原因。

英国这样一个本土面积只有24万平方公里的西欧小国，占领了全球335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相当于地球的四分之一，英国人的名字也就遍布了世界各地，打开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大部分海岛和海洋通道都是以英国人的名字命名的。

随着英国领土的扩张，殖民地的不断增多，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人名可以供它命名所获得的新领地，只好采用了另一个方法，那就是将特殊人物的名字换成了本国城镇的名字。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很多地名与英国本土的地名相同就是这个原因。英国任何一个郡以上的地方，都能够在其他英语国家找到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名字，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东南部就有一个叫做伦敦的工业城市，位于多伦多市西南，1826年成为定居点，其街道和桥梁均仿造英格兰的伦敦市命名。在美国和加拿大各有一个剑桥市(Cambridge)，其中美国的剑桥市位于马萨诸塞州东部，与波士顿相对，1630年作为新城镇而建立，同样以其研究和教育机构而闻名，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级的高等学府就座落在这里，只是为了与英国同样属于世界级的剑桥大学相区别，避免引起混乱，人们又给它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坎布里奇（Cambridge 的音译）。对于普通人来说，伦敦和剑桥则一定是指英国的伦敦和英国的剑桥。

有时为了避免太多的重复，他们习惯于在本国地名的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new”字，以区别于本国的城镇。在英联邦国家的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大大小小的带有“新”或“纽”（new的音译）的地名就是这个道理，如New London、New Norfolk、New South Wales、New England、New Jeasey等等。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最初的名字并不叫纽约，而叫新阿姆斯特丹，因为荷兰人先占领了这个地方，而在自己首都的名字前面加上“新”字，英国人将这个城市从荷兰人手中夺过来之后，又以自己国内著名的城镇约克（York）为其命名，同样在前面加上了“new”，因此被称为New York，由于第一个翻译该地名的人将它译成了纽约，否则我们也许会把它叫做“新约克”。

除了“new”之外，英语国家地名中用得比较多的还有一个是 “san ”, 这是“saint”的缩写，与宗教有关，比如San Diego、San Jose、San Francisco等等。

正是因为重复的地名比较多，英语国家的地名总的来说比其他国家相对较少，大约只有3万多个（街道除外），对于有着面积如此广阔的英语地区来说，三万多个地名的确不算多。

英国人喜欢探险，每当他们有了新的地理发现，便总会用自己国家君主的名字为这个地方命名，这似乎成为了一种固定的习惯。当那位英国人发现非洲津巴布韦的大瀑布时，他便自然地将这个世界奇观以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的名字命名。同样，介于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之间的非洲最大淡水湖也于1860年被另一位英国探险家以女王Victoria的名字命名。香港首府也因女王Victoria而得名。这样的做法体现出君王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亲和平等的关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古代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他们的名字是不能随便被人们称呼的，更不能用来取名字。在中国，与君主的名字有关的城市只有一个——“秦皇岛”，而秦皇岛并不是秦始皇真正的名字。相反如果某个地名恰巧与新登基的皇帝同名，则必须改变已经被使用了很久的地名，比如汉文帝名恒，结果将恒山改为常山；康熙名玄烨，许多本来有“玄”字的地方则统统改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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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英语国家以君王的名字命名的地方不计其数，被叫做Victoria、Washington、Lincoln 的地方在英语国家的地图上随处可见。

皇家的痕迹留在了地名当中，英国有不少带有“King”城市和街道，Kingston（意思为国王的城市）是伦敦西郊泰晤士河畔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城，因为有七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在这里加冕而得名。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在美国和加拿大也有几个城市以Kingston命名。加拿大的Kingston位于安大略省东南部，在1841至1844期间曾经是加拿大的首都。曾为英国殖民地的牙买加首都也叫Kingston。美国的Kingston则是纽约州东南部一城市，1652年建成，在1777年10月英国人烧毁城镇之前它是纽约州的首府。可以看出，Kingston这个地名即便在英国本土之外也带有某种王者气息，以它命名的城市都曾经是首都。另外还有 kingswood（国王的森林）、Kingsway（国王的路）等等诸多带有“King”的地名。在英国有大约300个以Queen’s Head和400个以King’s Head 为名称的酒吧，以Crown 命名的酒吧更是多达1千个以上。

说起英国酒吧的名字，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其中的历史与文化。英国酒馆叫做public house，简称“pub”。顾名思义，这是人们聚集的地方，是公共场所。英国酒吧的存在要追溯到两千年前罗马人入侵的时代，可谓历史悠久，但是到了中世纪酒吧才开始大量出现，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开始四处走动，旅游，需要有一个能够休息安身的地方。英国的酒吧在17、18世纪最为盛行，那时，咖啡、巧克力和茶叶等消费品已经被介绍到了英国，人们对这些饮料十分喜爱。当时的酒吧叫做咖啡屋“coffee house”, 这种coffee house是专业人事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谈论天下大事，谈生意、谈文学。英国酒吧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三步一小吧，五步一大吧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在1708年，光是伦敦就有约3千个coffee house。据粗略统计，目前英国的酒吧达七万多个。

酒吧是人们高谈阔论，传播新闻、谈论时事和发表见解的地方。一些小群体定期在酒吧会面，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在伦敦最著名的娱乐区SoHo的“红狮”酒吧Red Lion 酝酿起草的。（据统计在英国共有7百多个叫做Red Lion的酒吧，因为它曾经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的标志。）

英国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就是在酒吧里开始了自己的业务生涯。伦敦颇有声望的经营海上保险及船舶检查注册的劳埃德商船协会Lloyd's的创始人从1688年起就定期在Edwin Lloyd’s 咖啡屋碰头，并因此而得名。据说关于确立标准英语的讨论也是在酒吧里开始的。

如今酒吧已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成为英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英国人下班后总是喜欢在酒吧里消磨时间，与老朋友叙旧，也不时地结交新朋友。酒吧里聚集了男女老少，三教九流。有的老人把退休金全都花在喝酒上，在酒吧里不呆到打烊不回家，因此半夜的大街小巷不时会出现醉汉的身影。

英国酒吧的名字是值得专门研究的，其中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了一些偶然的原因而得名的酒吧外，基本上也与其他地名的因素差别不大。酒吧所处的位置和环境、主人的名字、主人所喜爱的动物的名字、主人宠物的名字、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等等都成为酒吧店牌的依据。从一些酒吧的名字上还可以看出主人的身份或职业，农夫的酒吧喜欢使用与农业相关的名字，比如the plough（犁）, 牧民则偏爱the Fleece（剪羊毛）、the Woolpack（给羊毛打包）、the Shepherd’s Rest（牧羊人休息的地方）等店名，鞋匠喜欢用 Boot （靴子），水手用 Anchor（锚），卖肉的商贩用 Mutton(羊肉)等等。从一个主人为木匠的酒吧的名字the Beetle and Wedge 我们可以了解到200多年前的木匠所使用的工具正是the Beetle and Wedge（其中的beetles 是beetle calender的简称 ）。

最早的酒吧名称体现出了宗教主题，比如the Crossed Keys、 the Seven Stars、the Hope and Anchor、The Lamb and Flag、Templar (基督教圣堂武士)等。有些酒吧还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表现了主人的政治倾向，如以“大宪章”为招牌的酒吧传达了主人对自由民主的热爱。还有一些将他们所支持的领导人的名字作为酒吧的名称，以此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英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命名的酒吧也不少，如Willington、Nelson 等，同样体现了人们对英雄的敬意。

可以说每一个酒吧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除了主要与王室、宗教、战争、神话传说有关外，有些则来自日常生活，如体育、娱乐等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酒吧的名字也显示出了时代的特征，火车、轮船也都被作为酒吧的名字。 英国酒吧的名字，真是丰富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简直就是英国文化的缩影。

不仅仅是酒吧有自己独特的名字，一些古老的庄园、城堡，甚至是一栋单独的房子也会被人们命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使得英国的许多古老的房屋都保存完好，尤其是名人居住过的房屋一般都有自己的名字。

教堂的名字大都严肃，与英国人幽默的性格形成反差，尤其与他们喜欢在名字上开玩笑的习惯形成对照，尽管也有一些随意的名字，如St. Giles Cripplegate、St.Sepulchre、St.Andrews-by-the-Wardrobe等，但是大都数教堂的名字都直接取自宗教题材，因而比较严肃。

与英国的地名相比，美国的地名更为丰富多彩，妙趣横生。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的性格更开放，生活更随意，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人口来源复杂，各种文化的交汇使得文化更具包容性。

美国地名的多样化可以从美国众多的地名拥有的别名就可以感受到。拿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来说，除了纽约之外，它还有两个有趣的别名：“Gotham”和“Big Apple”。Gotham字面翻译为哥谭镇, 当年华盛顿.欧文等人在一本连载的讽刺杂文中给纽约起了这个绰号，意思为“愚人村”。 Big Apple 则比喻纽约就像你面前的一棵苹果，只要伸手就可以摘到大苹果。其后面的含义是，这个大都市到处都充满着机会，只要肯奋斗，就会取得成功。后来Big Apple就被人们用来泛指所有富于机会的大城市。由于 Big Apple比Gotham更具有实用性，因此更多地被使用。

美国几乎每一个州都有别名，其中大多数州的别名取自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出产的植物、农作物和动物，还有不少体现人文精神的名字，如田纳西州 Tennessee的别名是“Volunteer State”，甚至还有城市叫做liberty。

很多地名在不断的演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普通词汇当中，并逐渐形成了许多固定用法，这些固定用法也折射出了英语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在以地名构成的短语和固定用法中，大部分与国名相关，尤其是与英国有过直接往来和关系的国家，也有一些是与英国有着间接关系的国家和地区。

在与国家名字相关联的短语中，人们见到最多的国名要数荷兰。这是因为17世纪以来英国和荷兰在争霸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纠葛，并且含有Dutch 的词语一般都带着贬义。历史上与英国有着恩怨纠结的还有西班牙。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与西班牙的敌对关系使Spanish 一词也有了贬义，尽管英国最终打败了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Spanish athlete在俚语中就是胡说八道的人，吹牛者的意思。

18世纪到19世纪，法国人与英国人之间也产生了隔阂，短语to take French leave 就带有贬义，指参加晚会不辞而别的行为（源自18世纪法国的一种习俗，客人可以不向主人告别就悄悄离去。）值得一提的是，在法语中也有英国式悄悄离开的说法，两国的说法都含有对对方的偏见。

英语中带有国名的短语和固定用法大都证明了一个现象：这些国家都曾经是在世界上十分强盛，或者在某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弱小而没有作为的国家或地区是不会被别人所重视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别国的语言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如果一个专有名词已经摆脱了单纯人名或地名的指向，而带有了引申的、普遍的含义，那么就可以将它们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了，尽管有人对此表示质疑，甚至有人对于将专有名词的首字母小写提出质疑。事实上，大写与小写的区别也是人为的，Sun 和 sun、Bible 和 bible、National Park 和national park的区别只是习惯而已。英国的国旗作大写的“Union Jack”和小写的“union jack”都算正确。

有些专有名词由于历史演变已经被赋予了某种超出该词汇本身的含义，这些背后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它们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因而让人们联想到更多的东西。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Hyde Park 因常被用作政治性集会场所而著称，它已经成为人们自由发表言论的场所。在海德公园任何人可以随便站在一个小木箱上就可以发表自己关于任何问题的见解，从环境保护到社会主义，从宗教信仰到对政府的不满，从生活小事到对下一代的意见，只要你有话想说，就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不受任何限制和干扰，有时是一大群人听你讲，有时也许只有一两个人围着你辩论，总之，Hyde Park已经成为一个言论自由的代名词。同样 Fleet Street 代表了英国报业；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大街Madison Avenue 已成为美国广告业的代名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语中有些带有国家名字的固定用法在意义上早已不是简单地代表那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而是代表了产生于那个国家的特有的事物，更多的时候它们有了引申的意义，因此必须对它们的来历有十分的了解，掌握字面背后的含义。 English disease（英国病）就不能像English Channel 那样简单理解为在英国爆发的某种传染病，这个短语指的是由于工人持续罢工所引起的经济和产业问题。American plan 则专指主张雇员与顾主不通过工会而直接谈判的美国式劳资交涉法。

我国对英语地名的翻译大都采用音译，如华盛顿、开普敦，少数采用意译，如牛津、盐湖城。有时地名的翻译很不统一，比如美国的旧金山同时又叫做音译的“圣弗朗西斯科”和简称的“三藩市”；英国伦敦的Westminster Abbey 可以按音译为威斯敏斯特教堂，又可以将前半部分意译，而后半部分音译，成为“西敏寺”；同样剑桥Cambridge又曾经被按照音译与意译结合为“康桥”。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英语地名的中文翻译也在逐渐得到规范

总之，英美国家的地名蕴涵着极其深奥的文化，以至于大批的文人都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其进行研究，以期通过对英国地区、县、城市和街道等地名来历的调查实现对英语文化的进一步挖掘。1923年成立了地名研究协会（Place-Name Society ），该协会以极大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对英国的地名进行了认真的、专业的考证和研究，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十三、英语人名与姓氏


人名和姓氏的研究比地名的研究更困难。地名的研究资料比人名丰富，各地的地图，当地的历史记载、各个不同时期地名的拼写形式都为地名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再者，地方是固定的，而人群总是不断流动的，人们不断移居，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把自己的姓名带到这个地方，而每到一个地方之后原先的人名和姓氏又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发生变化。因此在人类迁移的过程中姓名不断地发生着变异，这些因素都使得姓氏与人名的考察和研究难度比地名更大。


（一）、人
 名


在人类诞生之初，名字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星球上到底是谁、或者说哪个民族最先给人取名已经不可考，至今没有文献和资料能够证明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创举的发明者是谁。

但是人名就这样不约而同地被居住在地球上不同区域的人们创造和采用了，尽管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

人名是随着人类生存需求而出现的，并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的发展壮大而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不论在哪种文化圈，人名都毫无例外地承载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和理念。

正是因为人名和姓氏蕴含了深刻的文化，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往往对于自己不了解的民族的人名和姓氏尤其感兴趣。人名和姓氏也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研究对象。

毫无疑问，名字最初的功能就是区别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与现在的功能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不同国家最早为一个人命名的取向有所不同罢了。

比如在一些地方，最早的人名可能是家族中小孩出生的顺序、性别、体格特征。一些非洲部落的人名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比如在重病过后改一个名字，以期带来好运，壮年之时换一个新的名字，年老时再换一个名字。有的父亲甚至在孩子出生后自己也要采用一个新名字。

英国人使用名字，也就是首名（first name）是在中世纪早期，由于各地存在不同的方言，导致名字的拼写杂乱无章，有的名字拼写出现了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书面形式，有的还多达一百多种。13世纪十字军东征以后，英国贵族及上层阶级开始发现需要区别出不同的家族，给每个家族冠以姓氏（surname）作为首名的附加名字来区别首名相同而家族不同的人。到了17世纪，英国人才开始使用中间名（middle mane），直到18世纪以后开始使用规范的姓名拼写形式。
[143]



英语国家的人名也许是最让他们津津乐道而又难以说出来源的。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历史变迁和/或来自外来语的缘故，人名地名的最初原因显得非常模糊。
[144]



“在语言学中最不恰当的、令人烦恼的莫过于将人们的名字拼错，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解释自己名字的来源更令人着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虽然关于人名的词源学总是伴随着某种意义。” 

[145]


 很难说清楚最早的时候一个名字到底代表了什么。在不同的时期相同的名字可能会拼写错误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有时一个名字会出现几十种拼法，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名字当时就不止一个拼法， 据说英语中最常见的姓氏Smith的拼写一开始也有很多种形式。直到18世纪开始了标准化运动，名字才得以固定下来。

最初人们的名字来源很简单，比如父母为子女取名字时通常依照孩子的外貌特征和性格特征。相当一部分英文名字直接由普通名词构成，表达了人们的某种愿望和寄托，如Prudence（精明谨慎的）、Hope（希望）、Patience（忍耐的品质）、Lily（百合花）、Ruby（红宝石）、Pearl （珍珠）、Faith（信任、忠诚）、Joy（喜悦、快乐）、Bonny（漂亮健美的）、Grace（优美雅致的）、Firth（和平）、Robert（辉煌的名声）、Peter（坚毅、刚硬）、Victoria（胜利）、Catherine（纯洁的）、Alina （高贵）、Douglas（勇敢、强壮的男人）、Michael（像上帝一样的人）、Chevalier（骑士）、Angelina（天使、可爱的）、Marshal（元帅、执行官）等等，不胜枚举。

有些英文名字的字面意思仿佛看不出有任何意义，但是它们却有着独特的来源和含义，比如Francis 是“法国人”的变体，Thomas 由双胞胎twin而来，George的意思是农夫，Hilary 是欢快，Agnes是纯洁，Stephen是花冠，Felix 是高兴，Maurice是皮肤黝黑的，Jennifer 等于fair lady，Leo则由狮子演变而来。
[146]



机构或者是产品的名称则更多的表现出某种渴望和向往，比如Golden Wonder （炸薯条）, Mother’s Pride （一种面包）, Swiftpost （邮政快递）, The Open University （旨在加强远程学习的大学）, The Independent （特立独行的报纸）等等。

英语国家在取名字时往往表现出对另外一个人的纪念和尊敬。比如为了表达对祖先英雄业绩的崇敬，有的父母也会将某个祖先或者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名字为孩子命名，其目的是让英雄祖先成为后代榜样，并让后代记住他们，这也符合西方人的英雄崇拜情结。

与英语姓氏中各种各样的含义形成对照的是，英语中首名的含义基本上都是正面的，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而姓氏则总是带有不少人们不大喜欢的元素，并且是无法改变的。

英语中的昵称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nickname”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古英语，说明古英语时期就有了取别名和昵称的习惯。英语中昵称的构成并没有特定的规律，一般是取一个较长的名字的前面几个字母，如 Alexander的昵称为Alex，Christopher 为Chris。很多昵称无规律可循，如 Lawrence 的昵称为Larry；Margaret 为Greta。有时几个名字共用一个昵称，如 Leo 是Leander、Leonard、Leopold的昵称这三个人名的昵称，Robin 是Robert和Roberta的昵称。

几乎每一个名字都有昵称，有的还不止一个。“Catherine”的昵称就有十几个之多，说明英语国家在对人的称呼方面的随意。“nickname”这个字在古英语中除了“昵称”和“给人起绰号”之外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以错名叫、叫错名字”，说明当时人名被叫错的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这也是一个名字有多个昵称的原因之一吧。对于较长的人名，昵称可以起到简化和方便的作用，比如Tim作为Timothy的昵称显然会简便得多。但是昵称的功能并不仅仅是为了简化，David这样简短的名字也会有五、六个昵称，并且每一个也都是由五六个字母组成。昵称的数量之多和使用之广无疑弥补了英语中人名有限的缺憾，可以比较随意地在同事和朋友中使用，也使得人们的相互关系被拉近，比如“Thomas” 的昵称“Tom”在很多场合几乎可以取代它的全称。相比之下，汉语中人名的特点使得昵称的使用受到很大的局限，并且一般不在同事之间使用。

一些昵称经过长时间的演变慢慢成为正式的人名，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尔“Bill”（William 的昵称）和托尼“Tony” （Antony 的昵称）。


赞同


由于拼音文字的局限，英美人的名字很简单，总共有3500多个，但常用的不过只有1300个左右，其中男性800个左右，女性500个左右。 因此英语国家的人在取名字上没有太多发挥个性的余地，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选择。中国人的名字则可以在众多的汉字中任意挑选，搭配组合，因而中国人的名字更丰富多彩，更富有创意，这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

英语中的人名从无到有走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社会、心理因素。从最初的只有一个名字到有名和姓的两个部分，再到姓和名加中名三个部分，形成了现今英语国家姓名的基本形式，也就是教名＋中名＋性。教名是父母所取，中名是根据父母亲朋的某个名字而得，体现出本人与父母或某个至亲的关系。如美国的两位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 和 Harry S. Truman 都有中名，其中D 代表Delano, S是纪念祖父。有时中名只是为了避免重复，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

为了简洁，通常把中间名省略掉，比如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的全名是 Richard. Milhous. Nixon（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即便在非常正式的场合也会只作Richard. Nixon。中国人恐怕没人了解他的名字中还有一个“米尔豪斯”，只知道他的全名是“理查德·尼克松”。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名字共有四个单词：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通常也被称为George Bush。有时也是为了简洁，中间名被简略为一个字母，比如小布什的全名是 George.Walker. Bush，一般被读作George. W. Bush。

由于宗教的影响，父母在为自己的孩子取名字时一般喜欢按《圣经》中的人物来取。如Nicholas (昵称Nick）就通常与圣诞老人和圣诞节赠送礼物的习俗联系在一起。John 和Jane 这两个英语中最常见的名字也是同源的宗教名，很多有影响的人物都使用过，根据《朗曼现代英语辞典》统计，叫做John的历史人物有40多个，可见宗教对人名的影响之大。

“Elizabeth”这个英语国家常用而又非常古老的名字也与圣经有关。在旧约中她是帮助摩西引导希伯来人逃出埃及的犹太教第一祭司长Aaron 的妻子，在新约里她又是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母亲的名字，还是圣母玛丽亚的亲戚。据考证Elizabeth的意思是“Oath of God”、“God is perfection”的意思。由于这些原因，这个名字在英语国家一直就很受欢迎，成为三个使用最多的女子名之一。

另一个最受欢迎的女人名字是Mary，这个名字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音节较少，读音方便，另一个重要原因也与宗教有关，它是耶稣之母圣母玛利亚的名字，是许多天主教堂的主要圣人，当然备受欢迎。

来自宗教的人名还有许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今天最常用的，如Joseph、 Ruth、 Eve、 David、Paul、Mark、Michael、Susan、Jacob、Thomas等等。在基督教中除了上帝和耶稣之外的任何人物的名字都可以被模仿利用。

我国的人名受到地域文化的强烈影响，这是我国环境主义文化在人名上的体现。
[147]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有许多与节气有关的名字，如立春、秋分、小寒等。还有不少取自大自然的名字，比如江、河、湖、海等都是人们乐于选择的，而以征服自然为追求的西方人则一般不取这样的名字。我们总会把地名体现在我们的名字当中，诸如京生、沪生之类的名字多如牛毛，英语中则受其局限没有这样的名字。英语中与环境相关的元素主要体现在姓氏当中。另一个与中国的习惯形成对照的是，英语里很少有人将重大事件用来取名，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南下、建军、援朝、国庆、立宪、跃进、文革……。

中国古代对帝王的名字往往采取避讳的态度，凡遇到和君主的名字相同的字面都要刻意地进行修改。汉文帝名桓，春秋时“田桓”被改为“田常”；汉明帝名庄，“庄助”因此改为“严助”。传说中的嫦娥原名为“姮娥”，因与汉文帝刘恒的名字读音相同而改为“嫦娥。另有很多地名官名因为避讳而改变了原来的名字。有时甚至用改字，缺笔的方式来达到回避的目的，因而造成文字上的混乱，这与西方文化形成对照。

在英语国家，君主的名字并不是那么神圣不可冒犯，而是可以被平民随意采用的。英语国家中与君王同名的情况十分常见。Elizabeth这个名字的流行除了与圣经的渊源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与英国两个最著名的女人，即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伊丽莎白二世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统治期间，英国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国内经济发展、文化繁荣，Elizabeth这个女人名字从那时起就变得备受欢迎，并在英国历史上盛行了三百多年之久。

英国王室在国内一直是极具影响的，这一点仅从几个皇家经常使用的名字的流行程度就可以看出来，如William、George等王室成员常用的名词就曾经很受欢迎。19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Albert的名字非常流行。随着英国人皇家情节的逐渐淡漠，王室成员的名字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人们的积极模仿，Elizabeth、Charles、Diana、William 等当今皇室成员的名字的使用率远远小于从前，可以看出皇家的影响力正在下降。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被用来取名字的情况非常少。很少有人使用Portia、Romeo、Hamlet等名字，这在英国这个以璀璨恢弘的文学成果著称于世的国度就更加匪夷所思，英语国家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也不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毕竟是阳春白雪，难以被普通人、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所阅读、所理解。另一方面，他的作品大都比较严肃，其顶尖的作品都是悲剧，即便是喜剧也都包含着讽刺意味，因而很少有人愿意将里面的人物用于名字，因为人们总是喜爱欢快、喜悦、光明、吉祥的名字。相比之下，用电影演员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却成为时尚，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Sherry.Temple的名字就成了许多家长为自己女儿取名字时的选择。在她成名的那个年代，叫做Sherry的美国女孩不计其数，有些甚至还将原来的名字改名为Sherry。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出，英语国家的父母在为子女取名字时也是追求时尚的。据统计，三分之一的男孩和五分之一的女孩都被家长给予了排名最靠前的名字。

一般来说，英语国家女性的名字总比男性的名字长一些，音节也更多。男性的名字单音节的居多，很少有三个以上音节的，如Jack、John、Bob、Jim等。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女性的名字很少有单音节的，即便是昵称也是如此。昵称的一个功能就是简短、读音方便，但是一般女性的昵称都为两个音节：Elizabeth 昵称为Elise, Victoria 的昵称为Vicky，Jacqueline的昵称为Jackie 等等。相比之下，男性的昵称一般都是单音节，Christopher 为Chris，Nicholas 为Nick，Timothy为Tim，Benjamin 为Ben。更有意思的是，女性名字多以元音结尾：Linda、Alice 、Betty、Dora、Mary、Lisa、Catherine、Victoria等等，而男性名字多以辅音结尾：Bob、David、Tom、Dick等等。这种现象至今无法解释，也许是元音结尾的名字带来柔美、悦耳的感觉。另一种情况是，男性的名字比较好归纳，而女性的名字则不然，比如有几个男性名字总会出现在任何最常用的男性名字排行榜上，John、David就是如此，而没有一个女性名字会同时出现在不同的排行榜上，也就是说女性的名字更多样化，更富于创造性。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外来语的加入，外来名字不断出现，如Amanda、Benedic、Cara、Dominic、Felix、Loe、Margarta、Miranda、Paul等等。人们今天仍然可以判断出这些名字的外来语痕迹。

一些移民到美国的人尽量将自己的名字在发音和拼写上加以修改，使其更符合美国习惯。比如Kuiper 变成Cooper, Schumacher 变成Shoemaker。按照美国的惯例，移民在到达美国时往往会不情愿地被修改名字。一些非常不好念的波兰名字和俄罗斯名字就被美国化了，其实这对于那些使用古怪外来名字的人来说也未必是件坏事，至少省去了拼写一大串字母的麻烦。

人名和地名不论在哪种语言中都是体现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线索。其中蕴涵了丰富、深厚而又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体现了社会的习俗和人们的价值观。有时一个人的名字还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政治主张，Luther （路德）和 Calvin（加尔文）的名字就不会在罗马天主教的家庭中使用。

与今天的习惯不同，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非常注重等级和地位，一般习惯于在姓氏前面加上头衔，表现出对对方的尊重，中立和距离。在那个时候，如果直接使用某人的名字，那一定是非常亲密的关系了。现在的人们，特别是在不太看重等级的美国，刚认识的人也希望别人直接叫他/她的名字，而不喜欢正式的称呼。在西方祖孙同名很正常，而在中国，孙子与爷爷叫同样的名字是不允许的。 英语国家里小辈对长辈、下级对上级直呼其名是很自然的事。而在传统上讲究等级和官本位的中国，直呼上级的名字似乎不被接受，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毕恭毕敬的带着官衔的称谓，如张主任、李校长、王厅长等。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不断加深，中国人，特别是在一些涉外企业和与国外联系较多的机构，下级直呼上级名字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与地名一样，在人名的翻译上，第一个翻译的人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亚当·斯密的名字按常规的翻译应该是“亚当·史密斯”，第一位翻译者已经将他的名字译为了亚当·斯密，结果这个名字便一直流传并被人们习以为常地使用，如果现在某人再把这位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叫做“亚当·史密斯”，恐怕反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大名鼎鼎的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兰道尔笔下的主人公“福尔摩斯”的翻译也是有问题的，他的原名是“Sherlock Holmes”，按照读音应该将其译为夏洛克·霍姆斯，美国的几位相同姓氏的名人都被译为“霍姆斯”。第一个翻译此书的林纾先生是福建人，在“福”和“霍”这两个音上有混淆，错把“霍姆斯”译成了“福尔摩斯”，其他版本的译者并无修改之意，而是将错就错，仍然沿用了这个姓氏，其中的缘由当然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这个译法，如果将其换成《霍姆斯探案集》恐怕会被误认为是一本新书。另外如没有特殊的缘由，一般也不会特意去修改一个人们已经知晓的人名或地名。只要这个专有名词基本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既没有政治隐射的嫌疑，又没有伦理上的冒犯，通常都是不会轻易去改变它们的。

不论是人名还是地名，在翻译到汉语当中主要都是以音译为主，毕竟姓氏也好，名字也好，它们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一个符号而已。如果按照其起源和字面含义来翻译，必将出现大问题。

　英语中有些人名太常用，以至于它们自然而然地有了泛指的功能，被用来替代所有的人，甚至出现在谚语当中。例如Jack和Jill这样的名字就因为其普遍性和读音的方便而引申为男人和女人的意思，比如英语里有这样的句子A good Jack makes a good Jill .（夫善则妻贤; 主贤则仆忠），All shall be well, and Jack shall have Jill.（有情人终成眷属）。另一个常用男性名字“John”也被用来代表任何一个男人，有时甚至可以指任何一个男人和女人，比如big John（新兵）、cheap John （叫卖小贩）、Honest John （诚实的人、容易上当的人）、square John（诚实可靠、奉公守法的人）、John Q. Citizen （民众、普通公民）等等。John 这个名字如此常用，甚至被用来表示洗手间。

相比之下，汉语中名字即便使用率达到几十万，也没有出现一个名字可以用来指代任何人的情况，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人的名字更丰富，更多样化。中国的姓氏虽然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姓上，而我们的名字却可以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地发挥，这使得中国的人名比英语的人名更能够表达人们的心境，彰显个性，更能够承载本民族的文化内涵。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有人设想今后将以数字代替人名。对于这种观点当然不敢苟同。数字固然方便，也完全能够避免重复，一人一个，如身份证。但是毫无表现能力的数字是无法取代文字姓名带来的文化和情感的。名字本身是人们的某种寄托和希冀，甚至可以通过名字表达对人生和社会的态度，这些都是干巴巴的数字所不能企及的。

取绰号似乎成了英语国家人们的一大乐趣，什么都可以取绰号，大到国家的名字，比如英国的约翰牛（John Bull）和美国的山姆大叔（Uncle Sam），小到体育团队、歌唱组都有代号。

取绰号的习惯自古有之，当年骁勇善战的凯尔特人就为自己的长剑取了一些诸如“坚硬无比”、“无坚不摧”之类的寓意简单的绰号，以期在战争中能够一剑在手，所向披靡。

英语中很多东西的绰号都含有人的名字，这种妙趣横生的拟人化方式体现了西方人特有的幽默，英国国旗Union Jack 、伦敦议会大厦的大钟 Big Ben等都给人带来某种亲切感。英国人还喜欢为家里的日常用品取名字，汽车、游艇、花园、洗衣机、微波炉都是他们命名的对象，当然这只是一种生活情趣罢了。

为君王和社会名流取绰号的现象也非常普遍，除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国家之父”、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宪法之父”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别称之外，其中一些绰号不乏调侃的意味。Old Hickory（老胡桃）就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将军的绰号，由于他任职期间强硬的管理风格而得名。第12位总统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的绰号是old rough and ready。Iron Duke 则专门指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了拿破仑的英国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这些绰号是属于他们个人专用的。相比之下，中国人一般不给领导人取绰号，因为那样会被认为是大不敬，即便取了，也不会当着本人的面使用。

英语姓名中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一些人名的读音与拼写形式相去甚远，这其中的原因只是为了打趣，或是赋予一个名字某种意义,将一个本来无任何意义的名字在意思上具体化。Leveson-Gower读作looson gore；Howick读作 hoyk；Zuill读作 yull等等。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名字有了多种读音，有的人名甚至有五个以上的读音。一个地名拥有好几个读法的现象也很多。

与中国的习惯不同，英语人名进入到普通词汇中的很多，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中国， 另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传统习惯与中国存在差异。出于尊重，他们总是习惯于用科学家和发明者的名字命名新事物，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没有一个以发明者的名字冠名。西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Eponym（齐名的人, 即名字被用于命名某物、某项发明、某个城市、地区的人），相比之下这个概念在中国很少被提到。

由于人类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对社会的特殊贡献，对人类进步的影响，他们的名字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注定他/她今后会成为新词汇的来源而名垂青史。Copernican（哥白尼学说的）、Fordism（福特制)、machiavellianism(马基雅维利主义)、Hofstedian argument（霍夫施塔德论点）已经是非常普通的专有名词了。

很多人名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了常用词。 Charles C. Boycott是来自爱尔兰的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因在受灾之年拒绝减少佃农地租而激起众怒，遭到当地民众的联合抵制，其姓氏 Boycott很快就被用作这种抵抗方式的专有名词，不仅用在英语中，而且也用于如法语、荷兰语、德语和俄语的其他语言中，不仅成为一个普通名词，还被用作动词。在这个民主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该词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有意思的是，这个本身是联合抵制对象的姓氏却永久性的成为了联合抵制的代名词。

bowdlerize源自托马斯·鲍勒（Thomas Bowdler ），他于1818年出版了莎士比亚修订本,并以删改莎士比亚作品而得名，他的名字又被改为动词，意为删去书中不当之处。

大千世界千奇百怪，新鲜事物总是层出不穷，而新事物的主要创造者是形形色色的人，用发明者的名字为新事物命名似乎成了一种惯用的、非常简便的、不用动脑筋的新词创造法。

英语里专有名词的运用是多方面的。一些专有名词原先是某种产品的商标，后来发展为这一类产品，从而失去了专有名词的意义，如 Band-aid 邦迪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创可贴，由于其功能是从外部补救，因而引伸出一种相关的用法： 权宜之计，表面的办法。如 “True welfare reform is being bypassed for Band-Aid solutions.”（真正的福利改革正被‘邦迪’式的解决方法所忽略），“Many critics contend that these measures are mere Band-Aids .”（许多批评家坚决认为这项措施只不过是‘邦迪’而已）。

sandwich一词源自英国第四代Sandwich伯爵( 4th earl of Sandwich) 发明的面包夹肉片的方便食品。据说此人爱好赌博，为了在赌博时节省时间，他叫佣人切两快面包，做成今天三明治的样子，边吃边赌，因此得名。后来这个词又得到延伸，成为动词 ：“The child was sandwiched in between his parents.”（那孩子夹在他父母中间。）“I'm very busy today but I will sandwich that job in after tea.”（今天我很忙, 不过我将挤出时间在用完茶点后做那件工作。）


（二）、
 姓氏


在人类历史发展初期，不论地球上哪个地区的人，不论使用哪种语言的人，最早都是只有名字，没有姓氏的。《圣经》中的亚当、夏娃、耶酥和其他人物都是没有姓的；中国的伏羲、女娲、后羿、大禹、精卫也都是如此。中国最早有记载的女人的名字叫“妇好”，这显然也是一个没有姓氏的人名。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姓氏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很多相似性。苗族最早也没有姓氏，他们的姓氏大约出现在18世纪，在这之前他们的名字通常有三个字，第一个是自己的名字，中间一个来自父亲，第三个来自祖父。

古希腊时期的人也只有一个名字，大名鼎鼎的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是有名无姓的。到了古罗马时代人们开始使用姓氏，不过只是上层社会的人才有。有社会地位的人不但有姓氏，一般还有三个名字，如凯撒大帝的全称就是Gaius Julius Caesar，其中Gaius相当于现今的名字，Julius 是部族的名字，Caesar则是罗马人的姓。同样，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名字也包括三个部分：Marcus Tullius Cicero。

对于特别卓越的人则习惯于加上一些形容词以示区别，如Alexander the Great、William the Conqueror等，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汉武大帝、康熙大帝等。

当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公元5世纪来到不列颠岛上之后，他们并没有接受罗马人遗留下来的古代文明，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构建了一个部族社会。他们依照血缘关系组成部落，分散居住在不同的领地里，家族成员用教名（Christian names）来进行区分，姓氏对那时的社会和人们来说都是多余的。因为“当时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狭隘的活动空间似乎决定了没有必要再创造一套符号系统（姓氏）使他们原本简单的生活复杂化 ”
[148]

 “如果在一个村庄里碰巧有两个叫做Peter的人，他们就加上一个能够区分出两个人特征的字，因此一个会被叫做Peter White-Head，而另一个被叫做Peter Son of John (Johnson)，用这样的方法将两者区分开。
[149]



但是当人口增加，同名字的情况越来越多，就会出现麻烦。

下面是语言学家所设想的发生在中世纪一个村庄里两个人的对话：


“A horse stepped on John’s foot.”



“John from the hill?”



“No, John of the dale.”



“John the son of William?”



“No, John the son of Robert.”



“John the smith?”



“No, John the tailor.”



“John the long?”



“No, John the bald.”


如此麻烦的过程必然导致简化。久而久之，从John from the hill 成为John Hill, Hill后来就成了一个姓氏，同样的原因有了Dale这个姓氏，the son of William变成William’s son，再成为Williamson，the son of Robert 成为Robertson。同样道理 John Smith 、John Tailor、John Long、John Bald分别产生了Smith、Tailor、Long、Bald等姓氏。由这个生动的例子看到英语的大多数姓氏就是这样产生的。

英国姓氏的产生直接受到诺曼入侵的影响。在诺曼入侵之后，原有的许多英国教名逐渐被法语名字取代，William、Richard、Robert、Roger等来自法语的名字被英国人广泛使用。据统计，当时在不列颠有超过半数的男人持有法国名字，其结果是重名现象严重，姓氏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150]

 因此可以说，英国人大规模使用姓氏是从中世纪开始的，确切地说是从1066年诺曼入侵之后开始的。诺曼人把他们的姓氏制度带到不列颠，英语的姓氏“surname”一词就是由法语sur+nom 而来，说明在诺曼入侵之前，英语中并没有这个概念。诺曼入侵加快了英国封建主义的进程，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贫富差距被拉大，而贫富差别的表现之一就是姓氏的出现。

surname 一词本身就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说明了姓氏出现的大概年代，另外还说明了姓氏的地位，因为“sur-”本身就与“super- ”同义，即姓氏在当时是一种超越常人的东西。而最先拥有姓氏的就是贵族阶层，大部分为诺曼底人，以至于姓氏成为了身份的象征，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姓氏成为地位的象征具有普遍性。在我国的周代，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没有，姓氏与封建制度、宗法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此“人类的姓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关系的发展、人们活动空间的扩大和人们交往接触的频繁而出现。”
[151]



随后在英国历史上发生的两件大事推动了英语姓氏的流行，一个是 1379年启动的人头税“poll tax”， 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必须统计十六岁以上人口的姓名和数量，因此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公民都必须有自己的姓名；另一个是1413年颁发的“Statute of Additions”条例，该条例规定，所有官方的文件都必须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名字，还必须有职业和居住地的说明。中世纪的这两个事件对于结束英国人只有名没有姓的时代起到了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在诺曼入侵之后的500年时间里，英国人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姓氏体系。可以说英国人“采用姓氏的过程是很长的，其进化过程经历了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年。” 

[152]




严格说起来，姓名的功能就是一个代号，是人们用来相互区别的一个符号，仅此而已。但是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人，都会给姓名赋予特殊的意义，使姓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姓氏的产生直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态。由于姓氏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通过姓氏了解历史，比如在上古的中国，“不少古姓如姜姬姚羸姒等都加女旁，暗示先民曾经经历过母权社会。” 

[153]




通过plowman（农夫）、bowman（弓箭手、前桨手）、 topman（桅楼守望者、锯木时在上端的人、地面矿工）这些姓氏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干农活和粗活的基本上是男人，不是女人。

从一些国家的姓氏仍然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渊源，比如德语国家姓氏里的Fan（范）、Von（冯）等一般都是名门贵族家庭的符号。马克思夫人的全名是Jerry Von Westpmalen，中间的Von就是贵族家庭特有的标记。有的姓氏前面带有由Mac(Mc)、O等字母构成的前缀，如MacArthur （麦克阿瑟）、McCarthy （麦卡锡）、O’Neil （奥尼尔）、O'Reilly（奥瑞力）等，这些都是家族来源的标志，其中Mac (Mc)是苏格兰人后代的标记，“O”则表示爱尔兰人的后代，相当于“son of”。 一些有着De-、La-、Sha-等前缀的姓氏，如Dejuan、Shafaye等通常有着美国非洲人的渊源。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说，英语中姓氏的来历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从当时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名称而来。姓氏源于社会生活，生活是姓氏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工作是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这种姓氏所占的比例最多。 首先是最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如Plant（种庄稼者）、Plowman（农夫）、Appleman（种苹果者）、Stabler（厩主, 棚主）、Cotter（农场雇工）、Smith（铁匠）、Cooper（制桶工人）、Miller磨坊主、Carpenter（木匠）、Shoemaker（鞋匠）、Tanner（制革工人）、Golding（金匠），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的行业不断出现，特别是诺曼人入侵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工匠来到英国，大量农业人口转为从事手工业和贸易业，出现了许多行业分支，英国的姓氏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如Brewer（啤酒制作者）、 Cook（厨师）、 Taylor（裁缝）、Turner（车工）、Hawker（沿街叫卖的小贩）、Carter（运货的马车夫），Howard（看门人）等。

在中世纪，识字的人并不多，一些小商店的老板就用某种图案来作为自己店铺的标记，比如酒店的老板通常在店门口挂着长春藤（bush），表示店内供应葡萄酒（Bush一词曾经是酒馆的意思），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老板叫做George Bush，也就是说Bush便成为了老板的姓。很多与行当有关的姓氏就是这样产生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所从事的职业越来越多，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行政职务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姓氏当中：Constable（治安官）、Wardrobe（为王室或贵族官邸中保藏衣服、珠宝的人员）、Toller（征收通行税的官员）、Catchpole（执法员）、Butler（男管家）、Clerk（职员、办事员）等，其中也包括军事和法律职务，如Bowman（弓箭手）、 Gard （卫兵、看守者）、Cannon（大炮手）、Judge（法官、审判员）、Sheriff（主要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员）、Sergeant (中尉、警官）、Keeper（监护人、看管人）。 这样的姓氏一眼便知其祖先的职业。

2、从外表特征和性格特征而来。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姓氏在英语里所占的比例也相当高。这一类姓氏通常从绰号演变而来。英语里的绰号一词nickname并不是一个合成词，它的来历至今没有资料可以考证。这个词最早记录是在15世纪，它表达的是人们对他人的看法、态度和友好感情，也表现了西方人特有的幽默感。在西方国家，当着某人的面喊绰号是友好的表现。nickname 在古语中是“以错名叫、叫错名字”的意思，而叫错的名字也能延续下来，说明英国人的幽默与宽容。

在西方文化中，绰号的使用远远早于姓氏，很多姓氏来源于绰号，这是因为绰号更直观，与生活更接近，同时也更加多样化。这一类姓氏直接以某人的外表特征为依据，比如Long（高个子）、Little（小个子）、Armstrong（手臂粗壮的）、 Ginger（淡黄色头发）、Baldy（秃子）、Chalky（白色的）、Murphy（土豆）等。White、Black、Short、Grey、Whitehead、Young、Green、Brown 等也属于这一类。另外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其他语言的姓氏也同样说明一个人的外部特征，如Morgan 是威尔士语，意思是白头发的，Kennedy 在凯尔特语中意思是ugly head, 古罗马政治家 西塞罗(Cicero )的名字意思是鹰嘴豆（鼻子上的瘤子）。

从性格特征而来姓氏也不少，如Moody（性格忧悒的）、Fox（诡计多端的人）、Coward （胆小的人）、Sharp（精明锐利的）、 Sweet（甜蜜的）、Greedy (贪婪的)、Wolf（残忍的、取自狼的性格）、Lamb（胆小温顺的、取自羊羔的性格），等等 。

3、从人们居住地的地名或地形而来。这是最简单的命名方式，也是比较流行的方式，如Norman（北方的人）、Moor（沼泽地带的人）、Hill（丘陵地带的人），类似的还有Field、Chesterfield、Street、Down、Mount、Woods 等等。一些姓氏直接采用居住的城镇或村庄的名字，如 Kent、Lincoln、York等。英美国家姓“伦敦”的就有不少。Hampton是英国伦敦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区，最终也成为了一个姓氏。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姓氏命名方式是拼音文字的特点，法语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普通姓氏，比如 Dupont （杜邦）的意思就是“住在桥那边的人”。Deschamps、Dumont、Dubois等姓氏的来历也大致相同。汉语中的姓氏少则一个字，多则两个字，一般无法采用这样的方式，汉语的姓氏追究起来是另外一种文化和考察系统。

4、 从一种亲缘关系和身份而来。这类姓氏来自于家族的起源或者延续，通常在词尾有“son”这样的字，表明他是这个家族的儿子，如Johnson、Robertson、Morrison、Peterson、Richardson等，另有一些以 kins （家族、血源关系）结尾，如Watkins 、Hawkins等。

对美国几百个来自英国姓氏的统计所得到的结果显示，现今美国的姓氏中35.49％来自地名，32.37％来自父亲家族，19.66来自所从事的职业，12.47％来自个人外貌特征。
[154]

 其他学者的基于更大基数的统计得出的结果也大致相同。

除了以上四种简单而直接的来源，英语姓氏的形成还有着其他文化与政治方面的缘由。

一些姓氏与宗教有关。一般说来 “一些源自文化历史的显赫姓名是不能随意使用，尤其是英国传统中的姓名。”
[155]

 但是为什么英语里有那么多与宗教相关的姓名，这是一个令人困扰的事情，因为宗教是神圣的，一般不会用在人的姓名上，没有人会把自己叫做God或 Jesus。但是宗教对社会和民众的影响毕竟是十分巨大的，特别是在公元1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英国民间开始了一种寻求保护神的习惯，人们在给婴儿取名字时总希望在天堂里找到一位神，以对孩子进行庇护。由于宗教影响的不断增加，历史上从事宗教事业的人也越来越多，在社会演变过程中，与教会有关的姓氏也就逐渐地成为英语姓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些姓氏通常与神职人员的职务有关，与代表救世主的上帝和耶稣则完全不同，如Pope（教皇）、Church （教堂）、Archbishop （大主教）、Bishop （主教）、Priest（牧师）、Shiver（负责忏悔的神甫）、Beacon（更夫、敲钟人）、Canter（唱诗班领唱）、Crosier（持主教权仗的人）、Vestry（掌管法衣的人）、Usher （传达员、看门人）、 Bellman（敲钟人）、Monk （修道士）、Prior（小修道院院长或大修道院副院长）、Temple（寺庙、礼拜堂）等，这些姓氏被一代代传下来，英语中存在许多与宗教有关的姓氏也就不奇怪了。

政治因素对英语姓氏的作用不可低估。 处于至高统治地位的王室和贵族阶层也习惯于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表现在姓氏当中，每个阶层的贵族都在英语姓氏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King（国王）、Emperor（皇帝）、Queen（女王、皇后）、 Prince（王子）、Lord（封建领主）、Duke（公爵）、Baron（男爵）、Earl/ Earle（伯爵）、Knight（爵士、骑士）、Squire（大地主、乡绅）等姓氏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英语国家的姓氏里有不少姓King和 Queen的，说明西方人并没有十分在意王室至高无上的地位。

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的影响也在英语姓氏中留下了痕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着弘扬真善美，鄙视假恶丑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和价值取向也体现在英语的姓氏当中。正义、善良、诚实守信、勇敢坚强、不屈不挠、崇尚冒险精神等品格在姓氏中都有例子，如Justice、Peace、Mercy、Faith、Charity、True（在古英语中是安分守己、可信赖的）、Truman、Bold、Hardy（勇敢的）、Venture、Sage（贤明的、审慎的）、 Courage 等等。

还有的姓氏标新立异，或者出于偶然的因素，比如Yoguess这个姓就是从 You guess. 这句话引出的。

一批诺曼时期进入英语的法语姓氏和人名经过英国人的加工和长期的演变显得更加独特而风趣，更像一个英国名字。“英国人总是能够在将外来语的名字变成英国名字中找到无穷的乐趣，先将它们揉碎，直到它们成为独一无二的英国字。”
[156]

 他们将beauchamp 变为Beecham、Cowper 变为 Cooper，Wodehouse 变成了Woodhouse。

英语中也存在少数复性，一般是父母的姓氏连在一起而得到，目的是避免重复，Lloyd-Jones和 Bartlett-Smith就属于这种情况, 与我们现今一些中国人的名字由四个字组成的现象如出一辙。

总的来说，英语中的姓氏以古英语居多，外来语较少。这种现象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人们一般都会坚持使用自己本土的语言来取名字，这既方便，又符合人的情感。

拼音文字的特点使得英语姓氏的含义十分透明，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一眼便知他们的来历和含义。而大多数中国的姓氏却没有这个特点。需要说明的是，英语的姓氏来源的说法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书上总是发现不同的解释，即便是研究姓名的专家有时也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通过对英语姓氏的归纳，我们不难看出在英国的封建社会时代，社会意识对姓氏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等等都是姓氏产生的依据。与地名不同，人的姓氏和名字涉及到具体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人名和姓氏所承载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远远大于地名和其他专有名词。

由于英语里的姓氏原先都含有某种意义，反映了家族祖先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环境，因此与其他民族相比，英国人对自己的姓名更为敏感。“有时人们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摆脱他们并不情愿得到的姓氏，这些姓氏多半是在被征服的过程中强加给他们祖先的。”
[157]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变迁，英语的姓氏最初所包含的意义已经消失殆尽，所剩下的只是一个纯粹的代号而已，特别是一些来自人们的外表和身份地位特征的姓氏已经完全不能与现在的使用者相吻合。常常出现白人姓黑、黑人姓白；教授姓农夫、文盲姓博学者等等听起来十分可笑的现象，以至于英国人自己也总会编出一些诙谐的顺口溜对这此进行调侃：


Mr. Box, though provoked, never doubles his fist,



Mr. Burns, in his grate, has no fuel,



Mr. Coward won in a duel ,



Mr. Wise is a dunce, Mr.King is a whig,



Mr.Coffin’s uncommonly sprightly,



And huge Mr. Little broke down in a gig,



While driving fat Mrs. Golightly.



Mr. Barker’s as mute as a fish in the sea,



Mr. Miles never moves on a journey.



Mr. Gotobed sits up till half-after three.



Mr. Makepeace was bred an attorney.



Mr. Gardener can’t tell a flower from a root.



Mr. Ryder (Rider) performs all his journey on foot.



Mr. Foote (Foot) all his journey on horseback.


可以看出姓小个子的人也许是个人高马大的壮汉，姓贤明的人可能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姓胆小鬼的先生在决斗中将对方打伤，姓大喊大叫的先生安静得像海里面的鱼，姓园丁的先生分不清植物的花朵和根茎，姓睡觉的先生每天熬夜到三点半，姓骑手的先生从来都喜欢徒步旅行，姓步行的先生永远都骑在马上，如此种种。英语的姓氏只能说明其拥有者的祖先曾经的形象和身份，仅此而已。现在的姓氏完全成为一个代号，因此没有人会去追究一个非常古怪的姓氏。

中国人的姓氏虽然只有几千个，但大都含有吉祥之意。而英语国家的姓氏却是千奇百怪的，美国人的姓氏就更加复杂。由于背景多样化，大部分是外来移民，美国人的姓氏比英国人更复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种都把自己的姓氏带到了美国，使得美国人的姓氏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堪称世界之最。大米、苹果、橘子 小麦、火腿、熏肉、狐狸、狼 公鸡都成了人的姓氏，甚至还有人姓疯狂、棺材、扫帚、死亡、地狱等等。如果将这些姓氏与词的本义联系起来，无疑是非常令人尴尬的事情，好在他们对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姓氏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尽管英美人对这些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姓氏习以为常，在把它们译成汉语时是绝对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的，也就是说，英语中的姓氏只能音译，不能意译，否则会闹出大笑话。被译成汉语的名字所遵从的原则也是尽量采用不带实际意义的汉语字，以免产生歧异，如果把“苯伯”翻成“笨伯”显然是很不合适的。

但是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姓氏也毕竟是少数，名列美国前十位的姓氏是：Smith史密斯、Johnson约翰逊、Williams威廉斯、Brown布朗、Jones琼斯、Miller米勒、Davis戴维斯、Martinson马丁森、Anderson安德森、Wilson威尔逊。其中以son构成的就有四个，代表了家族的关系，另有一个为职业，一个是外表特征。从这十个名列前茅的美国姓氏中，不难分析出，美国现今使用最多的姓氏仍然是一些常见的，能够说明其起源的姓氏。比如，在美国姓Smith 的最多，说明其祖先的职业，而Johnson之所以排第二是因为19世纪大量的瑞典人来到美国。

叫做Miller（磨坊主）的人在美国比在英国多，这是因为在英国历史上，磨坊主并不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总是被认为欺骗到磨房加工粮食的农民，所以这个名字并不值得炫耀。而在美国，这个名字多半来自德语，意思一样，但是没有贬义。

英语中的人名和姓氏有着其他语言中人名和姓氏的共性， 也有着自己的明显特征。与英语中其他类别的词汇相比，人名和姓氏的变化相对较小，属于比较稳定的一类词汇。对于英语人名和姓氏的考察更多地让我们看到英语国家的历史、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十四、英语词汇的性别特征


在英语中关于性别的两个单词“gender”和“sex”都来自拉丁语，说明在古英语时期人们对性别问题的语言表达是不在意的，更谈不上有研究了。在两个表示性别差异的单词中，gender 意思是“种类、性别”，这个单词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为具有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的词汇，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区分性别的；而sex 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切割、分类”，现在这个词更多地局限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区分男女性别，因此严格说起来，gender和 sex 并不是同义词。

在母系社会，女人的地位至高无上，通过对语言的考证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母亲一词远比父亲一词出现得早。事实上，一些今天仍然生活在原始状态下的野蛮人有词汇描述母亲和小孩，但从未有词汇描述父亲。
[158]

 Cousin 最早就是指母亲那边的表亲，也就是姨妈家的孩子，而不是伯父和叔叔家的孩子。因此可以肯定，在人类语言的初始阶段非但没有对女性的语言歧视，反倒存在对男性的语言歧视。

今天英语中指父系亲属的词“agnatic”来自拉丁语agnati，只表示父亲一族的

亲缘关系，而指母系亲戚的词“cognation”（来自拉丁语cognati）后来则延伸为表示任何同族、血源关系，与现在男性词可以代表整个人类的情况恰恰相反，这同样说明当初女性的地位。

据考证，中国第一个有名字的人叫“妇好”，她是一个女人，也是所有中国男人和女人中最早有名字的人，同样说明女人地位的高尚。

随着各个部落人口的增加，生产需求的扩大，男人逐渐成为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力，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女人则沦为附庸。这样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在语言上也显露出来。比如英语中的doctor、judge、engineer、professor 等职业素养要求较高而又有着较好社会地位的职位习惯上都指男性。

在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妇女虽然可以参加体育训练，可以主持一些专门的仪式（一些专门的宗教仪式和节庆活动就是由女人主持的），但是她们却不被看作是城邦里的公民（citizen），被排斥在所有政治活动之外。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在判断力方面的能力大于女人，因此应该统治女人。他谴责斯巴达城邦赋予妇女权利，但是他认为女人在家庭里所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因此应该接受道德品行方面的教育。
[159]

 因此我们看到即便在民主政治诞生地的古希腊，在柏拉图极力主张男女平等的古希腊，男女的地位也是极端不平等的，尤其是在政治权利方面。

从英语国家的姓氏上也能体察到性别歧视的确存在。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William和Mary的儿子叫做“Williamson”,而不是“Maryson ”；Robert 和 Joyce的儿子叫做“Robertson”，不是“Joyceson”，这至少说明在英语姓氏产生的中世纪对女人的歧视是非常明显的。中世纪的英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城市还未发展起来，女人只是干一些辅助性的农活，或者饲养牲畜，操持家务，姓氏自然而然地被男性所垄断。英语中的“housewife”（家庭主妇）与针线盒是同一个词，直白地把家庭主妇应尽的义务表达出来。至今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与女人有直接关系的姓氏，尽管考古学家已经证实在非洲发现的女人Lucy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古老的祖先。

中国古代“贵族中女子称姓，男子称氏，这是因为氏是用来“明贵贱”的，姓是用来“别婚姻”的，二者的作用不同。”
[160]

 这说明男女有别自古有之。

但是语言上的性别歧视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能够说明。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男女平权的思想已经显现端倪之后，人们才会关注到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问题。

英语中的Queen与king在词源上并没有任何联系，Queen指的是wife of a king，也就是说queen与wife 有着直接渊源，wife来自古英语quean的语音变体，而“quean”则有着负面的意思：轻佻的女人，也就是说今天被誉为“honored woman”的女王这个字最初却来自一个贬义词，这至少说明最早的语言中的确存在着对女人的歧视。

另一个例子则说明了对男人的褒奖。virtue在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词，意思是“道德、优点、功效、英勇、正直、善良、耐心”，几乎集人类所有美德于一身。在神学中它还指“道德天使”（九级天使中的第五级），但是这个来自拉丁语的单词最早是用来形容男人的：男子气概、男子汉的勇气，因此有“by virtue of” 或“in virtue of”（借助于……的力量）的短语。

在中国，称谓上的性别歧视也是很明显的。在中国的语言传统中，人们会把德高望重的女性称为“先生”，宋庆龄、史良、冰心等著名的女性都曾被尊称为“先生”，似乎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男性化的称谓才能表达人们对其社会地位和社会贡献的认可和尊敬。

男女平等的观念在法国现代启蒙文化运动中首次得到大张旗鼓的提倡。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通过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确立了“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的原则。启蒙运动哲学家Condorcet就发表了一篇有关女权的论文。他主张妇女也和男人一样有 ‘自然权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妇女们非常积极地反抗封建政权。当时领导示威游行，迫使国王离开凡尔赛宫的就是一些女人。后来妇女团体陆续在巴黎成立。她们除了要求和男人享有一样的参政权之外，也要求修改婚姻法，并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于是在1840年出现了妇女的权利（women's rights）这样的口号。 “人人生来皆平等”既包含了不同阶层和种族之间的平等，当然也包含了男女之间的平等，这种观念后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女权运动在法国的掀起。

从1593年的“womanize”（to make effeminate）到1840年的“women's rights”，再到1966年的“Women's liberation”，这些概念的提出和流行反映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趋势，从逻辑顺序上讲就是先有了权利这个条件，再实现争取解放的目的。

在1860年以前，英语中还没有“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个单词，该词来自法语（Feminisme），由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社会改革家傅立叶发明。该词原先并没有对于“妇女权利的倡导和争取”的意思，只是单纯的指女人的身份和地位。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女权主义者，Feminism 作为一个正式的英语单词于1894年被引用到英语当中。
[161]

 也就是说，至少在19世纪中后期以前，女权运动在英国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当然也不会有人去关注语言中的性别特征了。

国内关于“Feminism”一词的翻译存在着争议。绝大多数字典上都将其翻译为“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这是来自日语的概念。后来一些学者认为用“女性主义”更为符合西方人的理念，也更贴近该词的原意。还有人认为“主义”二字不能够准确地概括其理论和实践活动，也未能充分表达Feminism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改造的宏大目标，因为Feminism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概念。
[162]

 对于该词的翻译也要因不同的情景和时代而异，如果将西方历史上最早的几次争取男女平等的运动叫做“女性运动”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那几次运动的主题主要是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机会均等，并没有达到那种“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概念”的程度。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女权主义”的基础上扩展为“女性主义”是有道理的。

现代女性主义发源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美国。1920年以前，美国的妇女是没有选举权的，并被拒绝参加一些政治性的大会。为了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她们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1848年美国妇女在一次大会上仿造独立宣言起草了一个 Declaration of
 Sentiments
 ，这篇文献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 Now, in view of this entire disfranchisement of one-half the people of this country, their social and religious degradation—in view of the unjust laws above mentioned, and because women do feel themselves aggrieved, oppressed, and fraudulently deprived of their most sacred rights, we insist that they have immediate admission to all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which belong to them as citizens of these United States.”

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赋予美国妇女投票权利的正式文件签署之时，却没有一个女代表在场，因为她们还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也就是说，美国妇女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最终还是由男人决定和给予的。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随着解放神学思潮的不断蔓延，在北美掀起了“黑人神学”和“女权神学” 运动，其中“黑人神学”的目的是把黑人从种族歧视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女权神学”是将基督教与妇女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女权神学的倡导者率先批判了性别歧视的现象，并使美国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赞同设立女牧师。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妇女解放运动的掀起。

除了解放神学思潮的影响，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出现在美国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因素。美国是一个以受迫害者组建起来的国家，比其他地方有着更多的争取权利和平等意识的根基。“美国人虽不认同男人和女人有同样的义务和权利去做同样的事，但对男女的作用却做同样的估价，他们认为男女的命运虽然不同，但作为人来说他与她的价值是相等的。” 

[163]




因此可以这样说，女权运动起源于法国，在美国达到最盛；教会对女性的歧视最深，而北美的女权运动又是最先从教会发起的。

1963年美国女作家、男女平等观念倡导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她也是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的发起人和领导者）的著作《女性奥秘》出版，《纽约时报》评论说，该书点燃了当代女权运动的烈火，因此永久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这本以新闻调查的形式写成的书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具有启迪意义，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到2000年为止，该书已在全世界销售300万册。书中对美国社会的女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思考和分析。

女性主义运动在整个西方世界兴起之后，女权主义者开始为从各个方面扫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而努力。除了呼吁在就业、待遇、晋升等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与男性的机会均等之外，女权运动的倡导者还把目光投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直接导致了关于语言与性别的系统研究，这时语言与性别被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独立出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如果对英语进行认真考察和分析，不难发现在词汇和用法方面的确存在许多不可思议的性别歧视现象。

在英语国家，“Mr.”同时用于未婚和已婚的男性，他的身份不会因为婚姻状况而改变，而女人的身份是靠她与某个男人的关系来鉴定的，如Miss 和 Mrs则明显地表明了女人的婚姻状况，这应该被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平等。因而女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首先从称谓上用“Ms.” 代表“Miss”或“Mrs.”，使两种性别在称谓上得到平等。“Ms.”出现在1970年至1973年之间，与其他两种称谓同时存在，成为第三种选择，而并没有取代后两者。“‘Ms.’在正式进入OED字典之前曾经游荡了一段时间，对于人权主义者来说，它最终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164]




在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之际，男权思想就进入到了语言当中。man、father、he可以代替男女两种性别，而 woman 、mother、she 这样的字只能代表女性 ，这本身也是一种语言上的歧视。

根据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年基于33万字的正规报刊和杂志的统计，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中，“he”排在第13位，“his”排在第19位，而“she”排在42位，“her”在第28位。在这个男女人口比例相当的世界上，这样的现象说明了语言中确实存在性别歧视问题。

澳大利亚女权运动的倡导者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写过一本名叫Man Made Language
 的书，书中提出语言是由男人创造的，并且是由男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男性作为社会统治集团创造了语言、思想和现实。从历史角度看，男人们创造了语言结构、范畴和语义。在这些创造过程中，妇女几乎根本不起作用。”
[165]

 这样的推论未免主观，但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男女平等倡导者的心态。

但是，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服务行业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厨房和家庭里解脱出来，参与到各行各业的建设活动和各种社会活动中，有的甚至成为名人和高层领导人，以前那些带有明显男性特征的词汇显然已经很不妥当，甚至频频带来尴尬，这也是语言中性别歧视问题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先进入人们视线的就是“man”这个单词及其相关的一切语义成分，因为它最能够体现英语中的男权观念。需要说明的是，在古英语中，“man”指的就是“人”，并没有性别之分，因此传统上“man”以及它的衍生字一般是用来指任何人或整个人类，不考虑性别。例如 humanity（人性、博爱、仁慈）就体现了 man 最早的不含性别差异的意义。那么man是从何时开始专指男人的呢？从它的对应词“woman”入手就可以得到比较确切的解答。

woman源自古英语的wifmann，意思是the wife or female of the mand kind (男人的女人)。古英语中mann为今天的man，说明后来这个字确实与男人有关，从词源学上考证，应该是在有了婚姻现象之后，“man”才开始专门指男人，成为与“woman” 相对应的概念。

尽管是两个对应词，英语里用man 搭配的惯用语有140个之多，而与 woman相关的习惯用语只有不到十个。在新的短语被发明使用时，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man”，而不是“woman”，于是出现了manslaughter、man-killer和man-eating 这些经不起任何推敲的十分荒唐的表达。女权运动以后，由于“man”这个字本身及其相关的一切语义成分所体现的性别特征，更使这个字的用法成为了众矢之的。

首先，从由man 派生出来的重要词汇就能够感觉到其中的性别倾向： manage（控制、操作、管理），manual（体力的、手工的），maneuver（控制、策划、调动）， manipulation（处理、操作），mandate（训令、要求），manufacture（制造、加工、生产），manure（施肥），manuscript（手稿），emancipate（释放、解放），command（指挥、支配），commando（突击队），demand（要求、需求），mandarin（中国官话、满清官吏）等等。从这些含有man这个元素的词汇中，不难看出它们所拥有的共同点，那就是强势、主宰和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它们、使其去掉man的含义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由于“man”的使用如此广泛，又由于它最初用来指代所有人类，因而导致了一系列相关问题的产生。

首先令人困扰的是，在构成职业或社会角色类别的名称中，“man”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几乎涉及到世界上的所有行业。它甚至还成为一个可以任意搭配的前缀与后缀，成为构词法中非常活跃的词缀，因此它的频繁使用就越发遭到女性主义者的谴责，用中性词取代它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在很多职务和行业中，中性词汇漫漫流行起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用person 取代man，诸如chairperson, anchorperson, spokesperson, craftsperson等词被广泛使用，随即出现了一个现象：有多少以man搭配起来的合成词，就有多少以person结尾的合成词。同时还出现了用personslaughter 取代 manslaughter，用personhandle 取代manhandle，用personhood 取代 manhood以及一系列相关新词汇的产生：early man—early human、 common man —ordinary people、mailman—mail carrier。

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认为，词典里无阴性形式导致法典里缺少妇女权利。 可见语言上的性别不平等的确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要给所有相关的词汇创造出女性对应词是不现实的。如今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方便而又能够让人接受的办法就是在某个职业或职务名称前面加上女性特征的词，并且这样的办法似乎别有意义。古代没有女法官、女医生，而judge 和doctor这样的词又无法用后缀改变其性别，因此只能用female judge , lady doctor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显然比用后缀构成的形式更文雅和尊重，例如madam chairman似乎就比chairperson 更能显示人们的敬意。

总之，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对英语的变化起到很大作用。通过“man”这样一个只有三个字母，却能够“覆盖”整个人类，这样一个豪气冲天却又命运多舛的英文单词，我们可以看到性别平等在语言上的演变，感受到传统男权观念正在被颠覆。“Men first reached the America 13,000 years ago. 几百年来，女人们不得不忍受这样的表达, 不过我们正在慢慢地清除这种男性至上主义的语言”。
[166]

 R.L Trask如是说。

另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字当然就是 “he” 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用“he”代替所有人的句子随处可见，如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work.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但是如果用笨拙的“he or she” 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不会很受欢迎，以至于有人提出使用某些新的、不显示任何性别的代词，如herm ( her 和 him 的混合体) 取而代之，或者主格用 s/he ；宾格用 his/er 。也有人提议从芬兰语中引进 han 来代替两种性别的人。但是人们对于如此巨大和稀奇古怪的创新并没有这么大的热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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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正式文体中，不论是出版商，还是写作者都为了避免因语言上的性别歧视带来的麻烦而十分注意保持稳妥的表达方式，不厌其烦地使用 he or she, him or her, his or her 这样的形式来泛指一个人。在当今欧洲的管理学著作中都基本上采用了这样的中性表达方式。当然还可以用比较复杂的everyone 和 each取代“he”， 但是everyone 和 each 从语法上是单数形式，因而在指代它们时最终还是要落到用he/she; him/her; his/hers 上面。 因此许多作家索性用复数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不说Every student should hand in his assignment, 而说“All the students should hand in their assignments.”。如今“Anyone can do it if they try hard enough.”、“Everyone can do their best. ”这样的句子在广播中也常常出现，自然而然地避免了性别歧视。

与此相呼应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词“themself”，用来代替himself 或者herself，打破了语法惯例复数反身代词必须是“selves”结尾的规则。该词虽然没有被正式承认，字典也没有收录，但在1992年的English Today
 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Walking through Pilson, the casual observer might easily think themself back in 1945。”

作为his/her 或者 her and his 这种并列形式的替代词，第三人称的复数形式具有许多可取之处，比较简洁，而且完全可以在书面和口语中使用，这样的用法已经被英国一家重要出版商编入了字典。

但是鲜为人知而又令人无可奈何的是，今天人们用来避免性别歧视的“they”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其意思是男性的“他们”。这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带有性别歧视的词。

与英语写作者不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对于用“他”来指代两种性别似乎并不那么在意，没有如此大的抵触情绪，很少有人用“他/她”这样的形式。大多数由中国人写的英文著作也很少用“he/she”, 而多半都由he和his 代替所有人，显然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在中国并没有西方人那样受到关注，说明对于妇女的看法在不同的文化中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影响。

事实上，西方人和东方人对于father(父亲)和 mother (母亲)的想象似乎有着极其相似之处，比如汉语里有“祖国母亲”，英语里有“motherland”；汉语里有“母语”，英语里有“mother tougue ”；汉语里有“失败是成功之母”，英语里则有“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等等，说明人类对母亲都有着同样的情节。但对于历史上伟大的发明者，两种语言都称其为“父”（father）,这也是两种语言的不谋而合，更确切地说，这是人类对两种性别看法的共识。历史上的科学家和发明者不论东西方都是男性居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中存在着性别歧视也是情有可原的。

在视平等公正为人类最高价值的美国，人们对于语言中性别问题尤其敏感。在对中性词的探索方面所做的努力超过任何英语国家。尽管1986年1月里根总统在缅怀“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宇航员的讲话中仍然使用了“Man will continue his conquest of space.”这样带有十分明显性别特征的句子，但是很显然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五年之后的1991年3月，纽约市长在讲话中就用了“heroes and she-roes”来体现男女平等，这样的表达在其他国家是不多见的。但要改变习惯也并非易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英语中freshman指一年级男生，19世纪末也指一年级女生，当时也用过freshwoman 来指一年级女生，最终未能普及。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者又试图将其改为freshperson和fresher，也未得到广泛认同并使之流行，说明语言的规范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也许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语中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对待性别的态度和实践，与前一代人相比，现在的英语更加能够体现出人们对待男人和女人的态度。所有的欧洲语言都受到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而英语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因为它更直接地受到早期美国女权运动的影响。

事实上，英语中的词汇并不一定都显示出对妇女的歧视，比如beggar这样带贬义的词就是专门指男性的。在人们还没有顾及到有性别歧视这个问题时，所有的表达都是很自然的，没有人怀疑它们会有什么社会问题。只是当人们有了男女平等的意识之后，才无孔不入地寻找出语言中的“毛病”，将凡是字面上有嫌疑的字都作为挑剔的对象。

history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对于history这样一个从字面上看起来与男人有关的字也遭到了男女平等倡导者的非议。但是history并不是一个体现男性主义的词。 history和story是同源词，追根溯源，两者都来自古希腊语，不过借入到英语里的途径不同。history从拉丁语借入，意思是“recording of past events”（ 对过去事件的记载），并没有“story of men”（也就是his story）的意思，而story从法语借过来，词义也与history大致相同，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17世纪之后，两个词的意思出现了分裂，story变成了主要指故事、小说，出现了虚构的含义，而它本来“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记载”的意思渐渐被history取代。那些没有词源学知识的女权主义者认为history 中带有his 这样的字，因此必要时应该改为 “herstory”。 英语中的确有“herstory”这个字，但是与“history”没有关系，完全是由her和story构词的合成词，意思也完全是字面的：她的故事，女人的经历。

非常巧合的是，从字面上看英语里指女性的词都带有男性标志：female 里带有“male”；woman里带有“man”, she里带有“he”，似乎女人永远都是男人的附属。因此男女平等的倡导者提出要将woman 改为woperson；female 改成 feperson。从词源上看，woman的确与男人有关，而 female则与男人无关。female 的源头是拉丁语 feminine，在14世纪之后经过几次演变最终还是与male联系了起来。

现在看来似乎只有lady 完全摆脱了男人的影响，因而lady也就成为今天最受欢迎的字，这当然还与它所蕴含的优雅的女人味有关。

妇女解放运动声势浩大，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由feminist 和 nazi 组成的词：feminazi，喻指那些极端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将倡导女性地位的人与纳粹相提并论。同时，男女平等已经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在西方语言中，所谓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除了指人种之间的平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男女之间的平等。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的干预是具体的、决定性的、爆炸性的，它在十分具体的各个方面重组了文化研究这个领域，它打开了“个人即政治”的问题，改变了文化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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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ism （男性至上主义）一度成为女权运动中的常用词，后来被不断模仿，制造出数个类似的与反歧视有关的词，如racism（种族歧视）、“ageism”（对老年人的歧视）、heightism （身材歧视）、ableism（对能力较差者的歧视和偏见）、 sizeism（对身材较胖或矮小者的歧视）、alphabetism （对姓氏按首字母顺序排列在后者的歧视），甚至还有 speciesism （物种歧视，人类对某些动物种的歧视或厌倦），等等，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妇女运动在内容上是对角色意识、对关于角色意识的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探求。”
[169]

 的确是这样，语言与性别的研究最初局限在女性自身的条件方面，比如智力和其他能力方面与男性的差异。到了60年代70年代，研究转到妇女社会地位上。Trudgid 在1972年提出，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得她们在语言的使用上比较缺乏自信，她们较少能够通过她们的职业来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只能通过语言来体现。许多人试图通过减少语言中的女人气来弥补这一点。到了80年代，妇女的语言变得有些中性化，以显示自己与男性平等的身份。

broad一词最早用于妇女的蔑称，指身材肥胖的女人，在美国英语中还指地位低下、粗鲁没有教养的女人。在妇女参加田径运动会之前，跳远这个项目叫做“broad jump”，后来有了专门的女子跳远运动项目，为了避免“broad”一词所带来的性别歧视而将跳远改成了“long jump”。

在英语中有几个后缀与女性有关，即阴性后缀-ess、-ette、和-ee。其中“-ess”源自古希腊语，后两个源自法语，三者都暗含着性别歧视，带有弱势的意味。比如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由阴性后缀-ess 构成的词，如ambassadress、sculptress、waitress、stewardess、hostess、actress 等都暗示了男人和女人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ette”这个来自法语的阴性词缀原意为“小型的一种”，并且多表示无生命的事物， 如 novelette（中短篇小说），kitchenette（小厨房），luncheonette（供应便餐的小餐馆）等，因此当它后来逐渐用于女性时也被认为含有歧视意味，如 brunette（浅黑色皮肤的女人）、suffragette（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bachelorette （未婚女人）等，其中bachelorette则是专门为与bachelor 相对应而创造出来的。以这个表示“小”的后缀指代女性的用法也显示了一种社会态度。

同样，后缀-ee 在英语中也含有被动的意思，比如，法律用语中的donee（受赠者）、lessee（承租人）或 trustee（托管人）；军事、政治和管理领域的 nominee（被提名者）、employee（被雇佣者）、deportee（被放逐者、被充军者）、draftee（被征兆入伍者）、trainee（受训者、新手）、attendee（参与者）等等。这些词都含有被动、受人支配的意义，带有明显的弱势色彩。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离婚者不论男女都用阴性词缀 “divorcee”，而很少用“divorcer”，这种有意无意的构词当然也就成为男女平等倡导者关注的对象。

相反，由于偏见所致，英语里只与女性相关的词汇总是带有负面意思：effeminate（柔弱的、女人气的）、feminine（像女人的、娇气的），womanish（模仿女人的），ladylike（缺乏男子气概和力量的），chippy(浪漫风流的女人)、tabby（爱拨弄是非的女人）、bitch（坏脾气或专横的女人）等。特别是有些描绘女性的词汇往往与动物相提并论，用得比较多的有cow、chick和hen等。在俚语中，妇女聚会甚至被叫做“hen party”。另一种性别歧视是将女人的形象缩小，化为小东西，如将她们称为美丽但无头脑的玩偶“doll”。有些词汇则把女性彻底女性化，因此这些词汇都遭到女权主义者的坚决反对，认为应该把含有这种意味的表达从纯洁的语言中彻底清除。

由于过分性别化的词汇总是会带来性别歧视的嫌疑，因而女性运动对英语词汇的干涉主要从减少词汇中的性别特征入手，具体从两个方面体现：一种是改变阳性代词，使其中性化，也就是前面讨论过的用person代替 man ，这也是最常见的办法。另一种做法正好与之相反，将一些阴性词也中性化。在英语词汇中，一些带有阴性词尾“-ess”的词并没有相对应的阳性词，如poetess、hostess、authoress、stewardesses 等，一些敏感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样的词语也含有性别歧视，因此也将他们中性化。到了80年代以后，又有一种趋势，尽量避免使用阴性词尾的单词，如将stewardesses 改为flight attendants 。久而久之人们便渐渐放弃了纯粹阳性和纯粹阴性的词而选用中性词，其结果是以“-or”结尾的词被用得越来越多，因为这样的词本身并没有明确的阳性意味，主要用来表示“……者”、 “……物”、 “……器”, 如inventor、tractor等等。

现今人们的观念的确在发生着变化，男女平等思想深入人心。在西方社会，常常会有夫妇二人中留下一人在家照顾孩子的情况，而父亲在家做家务带小孩的也不少，因此有了一个househusband与housewife相对应，而后来“housekeeper” 这个中性词取代了两者，不论谁在家里都是housekeeper（持家者），反映了对男人上班，女人持家传统观念的颠覆，在词语上也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烦。中性词不偏不倚，符合人们的心理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男女的平等，英语中的中性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但是无可否认，语言毕竟是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一些已有的词汇中所含有的性别歧视已是无法改变了。尽管用man 来代替人类的确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人们不会专门为了表现男女平等而去改变一些早已形成的用法，就像人们无法改变 masterpiece、masterful 和 mastery 的含义一样。人们也不得不继续使用 manpower 和 man-made 这样的词汇，继续使用to man a ship, to man a station 这样的表达，因为至今“person”还从未被用作动词。

女性主义的兴起对英语语言的影响一方面说明语言的确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项运动给英语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语言上的变化毕竟是表浅的、形式上的。语言只是一种外在的表达方式，是可以任意被人们改变的。即便语言再完美，丝毫体现不出任何性别歧视，而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那么语言上的平等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重要的实事是，在全世界妇女权利不断得到维护、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automan、walkman这样的字眼还是不断出现并流行。

法国作家西蒙·波伏娃（Simon de Beauvoir）在她那部被誉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经典的《第二性》中有一句名言：“女人并非生来就是的，而是后天变成的。”强调了社会对于女性地位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男女平等是一个社会问题，语言又是受社会影响的。“如果社会对男女性别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判断而导致语言表现出对女性的歧视现象，那已不是英语系统本身的问题，而是语言使用者的问题。如果英语国家不从社会价值观念上更新思想，那么旧的歧视性用法被取消之后，新的歧视性用法还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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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根本上说，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实现不是依靠在词汇和语法上的刻意追求，而是要靠社会的公正和制度的健全，靠妇女自身的努力和完善以及对人类社会做出的贡献，这才是男女平等的真正意义所在。

最后需要说明的，性别不同本身就是语言多样化的一个原因，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人都比男人更加容易接受语言中的新表达和新形式，比如，英国都铎时期的一些语法就是由妇女所倡导和推广开的。”
[171]

 在语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女人所起到的作用与男人的作用同样重要，今后她们将要起到的作用也会更加重要，这是我们在研究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问题时不应该忘记的。

以下面这段文字作为本节的结束语：
[172]




Tomorrow I’m Going to Rewrite the English Language


Tomorrow I’m going to rewrite the English Language

I will discard all those striving ambulist metaphors of power and success

And construct new ways to describe my strength.

My new, different strength.

Then I won’t have to feel dependent

Because I can’t stand on my own two feet.

And I’ll refuse to feel a failure

When I don’t stay one step ahead.

I won’t feel inadequate if I can’t

Stand up for myself

Or illogical when I don’t

Take it one step at a time.

I will make them understand that it is a very male way

To describe the world.

All this walking tall

And making great strides.

Yes, tomorrow I’m going to rewrite the English Language

Creating the world in my own image.

Mine will be a gentler, more womanly way

To describe my progress.

I will wheel, cover and encircle.

Somehow I will learn to say it all.



十五、英语缩略语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表达、交际与沟通，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人们总是选择用最简洁最简单的方式。缩略语的出现无疑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更为简便快捷的办法，因而越来越成为一种备受亲睐和流行的词汇形式。

进入20世纪，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都越来越快，人们更加追求效率和简洁。报纸要节约版面，记者要节约时间，网络使用者更是需要在空间与速度方面都既要快速又要节省。电子邮件也好，聊天也罢，所有的事都要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版面上完成。只要能够清晰地表达意思，说话人和听话人乃至第三者都能明白，快捷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必然选择，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缩略语的流行。缩略语的不断增加已经成为英语中发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以至于缩略词在任何字典中都是一个很占篇幅的部分。 有资料显示，当今时代，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用的词语有25%是缩略语。英语的缩略语有将近10万个，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科技、军事、体育、卫生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

事实上，使用缩略词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很自然的习惯。不论世界哪个地方的人，都是如此。我们中国人使用的缩略词也是越来越多，“个人所得税”简化为“个税”或“个所税”， “春晚”已经正式被一些词典认可并收录。今天的中国人甚至连说“OK”都嫌麻烦，改成“O”了，“我是他的‘粉丝’”也直接简略为“我是他的‘粉’了”。

虽然缩略语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现象，但是它的使用要追溯到150年以前。

英语中的缩略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上半页（在这之前英语中没有关于缩略语的书面记载），大胆而富于创新精神的美国人是这一方法的尝试者。当时美国的一些作家和杂志的编辑在写作中常常为繁琐的、经常使用的词汇和短语所困扰。一些不愿多花力气的懒散之人也开始动脑筋，寻找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初，在纽约和波士顿一带的文人学者们甚至以肆随意制造缩略语为乐趣，使得大量五花八门的缩略词涌现出来。

缩略语出现在美国，即便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人的确也比英国人更积极地使用缩略语，在口语和非正式的书面语中尤其如此。根据对美国报纸和英国报纸的统计，美国使用缩略语的情况明显多于英国。这是因为美国人生活节奏更快，日常会话也更随意吧。

据考证，最先出现的缩略词是我们今天用得最多的“OK”。它第一次被记录是在1839年的Boston Morning Post
 上，如今其使用频率之高和使用地域之广在英语词汇中已经登峰造极，难以超越。试想如果没有“OK”，将会为今天的人们带来多少不便？尽管与其他英语词汇相比，OK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其来历由于版本繁多，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不管它是来自印第安部落的方言，还是某个俱乐部的名字；是来自苏格兰的口语还是来自美国总统的某个批文；是来自一个笑话还是一个政治口号；它的出现和流行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一个缩略词的确是人们非常需要的。换句话说，即便没有OK，人们也要制造出另外一个什么短词来替代今天OK的含义。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说，领悟这一点比考证它的来历更重要。

英语缩略语的形式大致有四种：1. 首字母拼加法，如联合国UN（United Nations）、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 （Greenwich Mean Time）、全球定位系统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2. 在一个较长的单词中任意取几个字母达到简化目的的缩写形式（有时做适当修改），如January 缩写为Jan，facsimile简化为fax，reconnaissance 缩略为recce； 3. 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词合并得到一个较为简短的新词，如汽车旅馆motel（motor＋hotel）、联邦快递FedEx（Federal Express）； 4. 只用一个字母代替整个单词的缩写形式。除了第四种方法之外，其他三种缩写方式都成为今天英语新词汇来源的重要途径。

英语中最常用的缩略语构造法是首字母拼加法（acronym）。从缩略语出现的背景可以推断，“acronym”最先出现在美国，时间大致为19世纪上半叶。这个词由两部分组成：acr(o)- （源自希腊语，意思是起首、开端 ）和 –onym（术语、字词），顾名思义，就是把一组单词中最前面的一个字母拼接起来组成一个新的短词，其特点就是保留首字母。这是20世纪新词汇创造方法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也是构词法中的一大贡献。人们采用这样一种极为简单和易于操作的方法得到了大量简洁的新词汇。

缩略语的用途无所不在。只要不是非常正式的文件和场合，人们都宁愿选择缩略语而不是全拼的形式。

战争中使用缩略语的情况尤其多，这是节约时间和保守军事秘密的需求使然。很多军事信息只能记在心里，不能写在纸上。仅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产生了大量的缩略语和用缩略语构成的各种军事暗号。这种习惯延续至今，2011年5月1日，在执行击毙世界头号恐怖分子本拉登的秘密任务中，美国海豹突击队员就用了“ABCD, G”这样的代号向指挥官报告。

军事机构全称往往过于复杂，读全称显然浪费时间，也不利于保守秘密，通常都采用缩略形式，如SHAEF（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s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ASH（ Advanced Scout Helicopter高级侦察直升飞机），sitrep （军情报告，由situation 和report组合而成）， HQ（Headquarters 总部），CIC（Commander in Chief 最高指挥官），MIL-STD（Milliraty Standard 军事标准）。

1944年6月6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这一天被称为“D-day”。为什么叫做“D-day”？其实这并不是二战期间某个军事将领的随意发明，二战之前这个缩写便已经存在并被使用。该缩写最早记录于1918年的一次军事行动，其中的“D”没有任何含义，仅仅是Day的缩写，意思是为某个军事行动而设定的日期。与它相并列的还有“H-hour”，即为某个军事行动设定的具体时间。 军事史上曾经有一道命令是这样的：“The First Army will attack at H-Hour on D-Day with the object of forcing the evacuation of the St. Mihiel salient.”，显然两个缩写词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发起进攻的日期和时间都是指挥官心中秘而不宣的，只能用代码表示，而缩略语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那之后一般发动军事演习或战争行动而未确定的日子都用“D-day”表示。诺曼底登陆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军事行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性。盟军登陆之前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拟草了两份电文，一份为登陆成功所用，另一份则为登陆失败所用。1918年以后最大的军事冒险行动大概就是诺曼底登陆了，因此现在“D-day”就专指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这一天。

另一个使用缩写形式较多的领域是科技界。科学工作者是使用缩略词汇的另一大群体，他们总喜欢将简短的词语用在工作当中，特别是那些冗长而生僻的科技术语更是需要用缩略语表现。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方面的缩略语相比，科技领域的缩略语构成就单纯得多，不需要动那么多脑筋去达到一个怎样的目的和效应，最多也就是在读音上做一些努力而已。于普通人来说，科技术语和科学领域的新词汇深奥而复杂，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深入钻研和有透彻的了解，用缩略语表达其大概意思，它们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功能就足够了。

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各种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有各种私营和国有的跨国企业等经济组织、超越国家的政府组织和机构、军事方面的各种军事联盟和条约，通讯与交通组织，包括各个海运与空运公司、各种文化组织，包括电影公司和出版企业等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间交流合作的日益增多，各色各样的国际组织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当然也就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和使用，而国际组织的全称通常都比较长，不容易记忆，读起来也很不方便，因而采用首字母拼加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的国际机构和组织基本上都使用缩写形式，其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国际组织，如OPEC：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APEC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亚太经合组织）、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IATA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航空运输协会）等等。

这种构词法在读音上可以细分为两类：即按英语的读音规则重新拼读，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读作 /`neitou/ ，NASDAQ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s 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协会）读作 /`n æzd æk /，中文也按照读音翻译为“纳斯达克”。另一种是按照缩略词的几个字母分别发音，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SBC (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的几个缩写字母无法进行拼读，只能按字母分别发音。同样道理我们每天上网需要使用到的WWW（World-Wide Web）中三个字母都是辅音而只能读字母本身，或者读作“tree Ws”。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缩写，在英语中这个组织有两种说法：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和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如果按第二种全称缩写的话，应该是IOS，但是这样的缩写读起来总不如ISO方便，因此习惯上采用了第一种形式ISO。ISO既可以按字母分开读，也可以把 S和O拼起来读作：/`aisəu/，两种读法都被使用。同样飞碟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既可以按照三个字母的发音分别读，也可以按读音规则读做 /`u:fəu/。还有一些缩略语采用混合式的读音，如CDROM（只读光盘）读做 /`si:di:rəu/，即前面两个字母分别按字母发音，而后面三个字母则拼成了一个音节。

由一个字母构成的缩略语通常有两种情况比较多，一是最常用的词语，比如今天无处不在的“E”，二是科技词汇常常被缩略为一个字母。 根据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的英汉缩略语词典，在130个以c为缩写的选项中，专业词汇占到40多个，接近三分之一。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也说明缩略语似乎更适合用于科技行业当中。

为了避免日复一日地书写那些复杂的医学术语，医生总是使用缩略语：e.o.d.( every other day隔一日)，e.m.p. (Ex modo prescripto 拉丁语，照处方处理)，e.o.m.（end of month月底），包括来自拉丁语的Rx.(治疗处方)本身。

英语中另一种缩略形式是单词剪辑缩略法，也就是在一个很长的单词中任意取几个字母而达到便捷的目的，其主要依据是读音的方便。如influenza 和refrigerator 直接用原单词中间的部分分别缩写成 flu和frig ，后者也可以做适当修改而成为fridge。

单词剪辑缩略法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所得到的简化了的新词可以从原单词的任何部分进行取舍，可以是前面的几个字母，如： advertisement 简化为ad, 也可以是后面的几个字母，如：telephone简化为phone。

字母剪辑缩略法的使用比较随意，由两个单词缩减为一个，如El = elevated railway 。有些新词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如 French fried potatoes油炸马铃薯条简写为fries 时取了中间一个单词fried
 的前四个字母，最后一个单词中的s
 。
 gentlemen在用做“男洗手间”时需用复数形式，在缩写成 gent 时的复数形式就需要用加s的方法来体现，成为gents。 同样spectacles（眼镜）的简略形式为 specs 。有些缩写词更是随意，比如E-zine（电子杂志）由electronic的第一个字母和magazine的后半部分组成。

缩略词一般都被认为是专有名词，前面通常不加冠词，但是有些缩略语被使用得非常多，几乎与普通名词没有差别，用得越广，就越是这样。事实上很多缩略词汇与普通名词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如雷达radar（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激光laser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等。丁克族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一个原汁原味的英语单词，因为这个缩略词无论从拼写形式还是发音上都堪称完美，以至于很少去追究它的来历，而是很自然地把它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它的小写形式也已经出现在一些字典里。

一些缩略语可以根据发音做出鉴别，比如前面提到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如果分别按字母读，还能区别出它是缩略语。如果读做/`aisou/，久而久之也就很容易把它当作普通名词了。再如，上个世纪30年代就出现的VIP（very important people）中国人习惯于按照三个字母分别读，而英语国家则习惯把它读作/vip/，这样也容易被看作一个普通名词。

人们在构建新词汇方面的创新能力和想象力是无限的，飞碟爱好者们甚至发明了ufology（飞碟学）这样的新词汇，这个词汇被发明的意义在于它是在一个缩略词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的基础上构造出来的，这似乎是一种了不起的尝试和创新，也给新词的发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如今人们更是崇尚语言的简洁和精练，所谓的linguistic economy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愿望。随着时代的发展，缩略语更是可以不依照任何规则和章法被人们随心所欲地发明和使用，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从任何普通的短语和一连串的单词中造出新词，其结果是大批的缩略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uni（university）、brill（brilliant）、rad（radical）、dorm（dormitory）这样在词典上也查不到的字早已成为年轻人中间的常用语了。

以下这些缩略语是在英语国家的报刊和广告上经常见到的：

DIY = do it yourself ，FYI = for your information ，TDH = tall dark and handsome，GSOH = good sense of humour，WLTM = would like to meet you ，TGIF=Thank God，it`s Friday，cv = curriculum vitae ，hdkf=handkerchief ，Op = opportunity，M=male，F=female，n/m = non-smoker ，pref = preferred，Ldn = London ，yo = year-old 。

如果不是当地居民或者十分熟悉当地生活的人，这些五花八门的缩写的确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应该是初到英语国家的外国人的共同感受。即便是英语国家的人也认为这类缩略语是awkward （难使用的、笨拙的），还有人认为它们是facetious（幽默的、调侃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五花八门，毫无章法的缩略语还是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缩略语在给人们带来许多方便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困扰。由于新事物不断出现，缩略语不断增多，完全相同的缩略形式往往可以表示很多不同的事物，即几个完整的单词共享一个缩略语，这就与一个人的名字越简短就越是容易与其他人的名字重复是一个道理。英语中的三种缩略形式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fam既可以是 family，也可能是familiar；lib 既表示liberation，也表示library；demo 既是 demonstration 的缩语，又是 democratic 的缩语。

更多的情况是一些缩略语可以代表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不同的单词。 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上以“PS”所代表的缩略词有近30个。在普通的缩略语字典中，字母c可以代替130多个单词，可以是calm, candle, canon, cape, cargo airplane, cent, central , church, cloudy, colour, congress, copy等非专业词汇的缩写，也可以是clonus（抽筋）、coulomb （库仑）、cytochrome（细胞色素）、cocaine（可卡因）、contralto（女低音）等专业词汇 。从日常用语到法律用语，从宗教到科技词汇，几乎最常用的以c开头的词汇都可以缩写为c，其中专有名词为大写，普通名词为小写。

一个缩写代表这么多的词汇无疑会带来不少麻烦，往往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其确切的含义。以adj.为例，adj. 一般表示adjective、adjustment、adjutant、adjutant、adjourned 等。具体的含义还需要根据它所在的场合来决定，比如在一篇语言学的文章中，它可能是指形容词adjective；在管理或是科技文章中，它可能是调整、调节器adjustment；在一篇与军事和战争有关的文章中，它可能是副官adjutant；在一般非专业性文章中，它可能就是邻近的、接近的adjutant，也可能是延期、休会adjourned的意思。因此也可以说，不同身份的读者对相同缩写词会有不同的理解。

缩略词汇越多，有趣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多起来，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巧合，甚至引伸出更深刻的含义。

NOW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这个美国国家妇女组织的缩写形式是否带有“现在就行动”的意味？）

CORE＝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把争取种族平等的理念作为一种核心价值来推广？）

HOPE＝Health Opportunity for People Everywhere （是否把人人享有健康保障的机会它作为人们的一种普遍希望？）

PUSH＝People United to Serve Humanity （把拯救人类作为需要推动的事业？）

我们仔细观察这些缩写词之后便不难发现，这种巧合完全是人为的，是人们想方设法制造出来的，其奥秘就在虚词的取舍上。按照惯例，虚词一般都会省略掉，但是为了达到某种主观的效果，人们总是在虚词的取舍上费尽心思。比如中国学生十分熟悉的“托福考试”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的缩写就保留的一个虚词of的首字母，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 SCOPE 的全称是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oblems of the Environment ，可以看出这个缩略词取了一个虚词，也就是第三个单词 “on”，而没有取用其他两个虚词 “of” 和 “the” 的首字母，因为那样就无法得到 “scope” 这样一个效果。“START”同时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和削减战略武器会谈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alks)的缩写形式，为了使它的缩写成为start（开始行动），有意识地在第一个单词中保留了两个首字母，这在缩略语中并不多见。

同样，前面提到的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CORE（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HOPE（Health Opportunity for People Everywhere）和PUSH（People United to Serve Humanity）等也都是采用了相同的理念和方式而得到预想的效果。

人们费尽心机打造出的缩略语在意思上的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而绝大多数这样的缩略语在读音上并不能省去麻烦，它们只能按字母分别读，而不能按照已经构成的单词的读音来读，比如下面这个句子“The president of NOW was to speak at the rally.”（全国妇女组织主席将要在群众集会上进行演说.）中，显然不能把缩写“NOW”读成“/nau/”，只能将三个字母分别读出来，否则对听者来讲会产生误解，也显得不够严肃。当然如果这个缩略语并不与某一个单词相重合，它就往往能够按照整体来读，比如“ISO”有两种读法。同时这样的缩略语可以更容易地成为一个新词。

缩略语的巧合现象是非常多的，比如SOHO （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正好与伦敦中部的SOHO区同名，该区因其饭店、剧院和夜总会的集中而闻名。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岛也有一个叫做So.Ho 的繁华街区，画廊、商店、饭店和艺术家阁楼云集于此，所以SOHO 又有意无意地隐喻了在一个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心拥有一间小型办公室的惬意与优越。SAM（ Surface to Air Missile）地对空导弹，也叫萨姆防空导弹，正好与美国的绰号Uncle Sam（山姆大叔）相符，暗含了一种难以言说的霸气。丁克族DINK恰好与dink（漂亮的、装饰打扮）相同，正好隐喻了没有小孩的双薪收入夫妇的潇洒自在。

缩略语中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些缩略词的含义可以影射另一层意思，如CMG是由 Call Me God的首字母拼加法得到的缩略语，但它又被用来指最低等级的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爵(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 St George)。

缩略语中存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当一个缩略语太流行时很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相同缩略语的使用。比如“WTO”在英语中至少可以代表四个国际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或World Travel Organization)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bacco Organization 世界烟草组织；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华沙条约组织。平心而论，这几个国际组织都不是默默无闻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眼里，“WTO” 肯定只代表一个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很少会想到其他的组织。因此缩略语的使用更多的是习惯在起作用。再如，NBA（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和国家篮球协会的缩写，但它同时还是（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美国国家拳击协会和（National Banking Association）美国全国银行业协会的缩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NBA只是我们熟悉的美国篮球比赛。在英国的大学校园里常常看到“CCTV”的标志，乍一看还以为是中国中央电视台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在这里做节目，其实是装有闭路电视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的提示。

在缩略语的使用历史上曾经还引来过大的麻烦，有时还带来巨大损失。SOS是国际通用的（船舶, 飞机等的)无线电紧急呼救信号，对于它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save our ship, 也有词典上说save our soul。另一种说法是这三个字母为莫尔斯电码，因为这三个字最便于发送，也很容易辨认。在上个世纪初，国际上通用的海难求救信号为CQD=Come quick, danger! 1912年泰坦尼克号遇险时由于发报人还不了解求救信号已于1908年正式改为SOS，仍然使用CQD而延误了援救的时间。因此缩略语的推广和使用还需要特别注意规范与认同的问题。

英语缩略语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我们把几个不相关的观念采用首字母拼加法加以组合之后得到的新词正好与另外一个常用的英语单词完全一样，这使得缩略语有时显得十分幽默，甚至很滑稽，同时也使得一些本来很难记忆的东西变得十分容易。比如战略管理中关于计划制定五要素的英语缩写SMART就是由Stretching（有余地的），Measurable（可测量的），Achievable（做得到的），Realistic（现实的）和Time-bound（有时间限制的）五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只要记住SMART（聪明、漂亮等）这个常用的单词，这五个要素也就很容易地记住了。战略管理中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SWOT分析，也就是对企业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对企业在竞争中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机遇和威胁所做的分析，它是由strength 、weakness、opportunity 和threat这四个单词组成，而SWOT正好又是“用功读书、辛勤工作”的意思。美国流行的LOVE学习法就是由Listen, Outline，Verbalize和Evaluate这四个步骤组成，只用记住Love就能轻而易举地记住这四个要素。在教学活动中，当课堂气氛沉闷时，教师应该立即设法打破僵局，调动学员的情绪，活跃课堂气氛 ，这就是所谓的“破冰”。根据1994年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在他的培训课程的实践，破冰的技巧可以用一个英语单词Fabulous来概括，即Foolproof（证明有效的），Amusing (学员感兴趣的)，Bridged（与所教的内容衔接较好的），Unique（学员以前没有做过的），Lively（需要有学员的参与的），Optimistic（所做的活动内容是积极的、没有威胁感的），Uncomplicated（容易解释和操作的），Short（在五到十分钟内可以完成的）。将这么多不同的概念组合到一个单词之中，从而使人们对该词蕴含的意思能够逐一理清楚，起到的效果真可谓是神话般的“Fabulous”。

“金砖四国”（BRIC）由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 组成，由于与英文单词brick（砖块）极为相似，因而被称为金砖四国，南非（South Africa）加入之后成为“BRICS”改为“金砖国家”。当然不论从国家的大小和影响力来说，中国都应该排在第一位，如果按照字母顺序中国也应该排在第二，但是为了达到“金砖”的效果，而安排了这样的顺序。这几个国家是世界公认的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因而被誉为“金”砖，另外“砖”作为建筑材料还隐喻了“基础”和“扎实”，国际上用这个缩写词来代替这五个国家显然也方便得多。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缩略语“PIGS”，它是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四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组合。人们认为这几个欧洲南部国家的人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因而挖空心思地将它们组合成为一个贬义的词，汉语是“猪群”国家。

这些妙趣横生的首字母拼加法无疑为简化记忆过程起到有效的作用，有时甚至还会起到一语双关的作用。同时由于英语词汇内涵丰富，使得很多缩略词具有了嘲讽意味，这也许是汉语很难做到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人类的语言现象真是难以捉摸，奇妙无比，变化无穷。

在管理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以CEO为核心的管理团队又带来大量相关的最新缩写词汇。在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行政总裁， 企业中负责日常经营管理的最高级负责人，拥有企业管理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意义上相关联，形式上相似的缩略词：CCO (chief cultural officer ）首席文化官 、CFO (chief finance officer ）首席财务官 、CHO (chief human resource officer）首席人事官、人力资源总监 、CIO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首席信息官、信息主管 、CIO (chief innovation officer）首席创新官、CKO (chief knowledge officer ）首席知识官 、CMO (chief marketing officer）首席营销官、市场总监 、COO (chief operation officer) 首席运营官、CQO (chief quality officer ) 首席质量官、CSO (chief security officer）首席安全官 、CSO (chief strategic officer）首席战略官 、CTO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首席技术官、技术总监。这些代表着当今世界企业管理理念和潮流的概念已经逐渐被人们所熟悉并使用。

中国人最早使用英文缩略语应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时的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本身就是采用了中西结合的缩略形式。随后在青年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中流行的CP(Communist Party共产党)和CI（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共产国际）也应该是最早在我国出现的英语缩略词了。

中国的组织和机构也往往是由缩写的形式被外国媒体使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NPC(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等机构的缩写形式在国外一般被普遍使用。如今，在中国英文缩略词也是随处可见：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业务中心地区、Otc （over the counter）非处方药、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者物价指数、PPI （Producer Price Index）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指数。

以上这些缩略语词汇无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正式的媒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试想如果没有这些丰富多彩，表现力无穷的缩略语，我们的沟通和传播是否要麻烦一些。联想到我国现在的网络语言中出现的五花八门的缩写语和各种稀奇古怪的代号，也证明了这样一个语言现象和趋势，那就是不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哪个方面人们都总会不断追求新颖、追求简单、追求时尚。

今天缩略语已经成为现代英语中发展最快的语言现象。在网络时代缩略语的发展速度更是难以置信。据说当 PK（Player Killing，指游戏中玩家相互战斗的模式）刚在网络流行的时候，某位全国著名的英语教授就曾经向他的学生询问PK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见当今社会新的缩略语真是让人目不暇接。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英汉缩略语词典中，以“AAA”作为缩略语的词组有近40个，而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的英汉缩略大辞典中，这个数字变为56个，也就是说在六年的时间里，缩略语“AAA”增加了40% 以上，这个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因为它大大高于词汇总量增加的速度。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还会有更多的缩略词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它们可能会是纯英语的，也可能是英汉混杂的，但是不论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对待它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缩略语都会不由分说地出现并逐渐被我们接受和使用，这是语言的功能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缩略语在今后将继续成为新词的首选。200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让很多观众见识了英国球星“太太团”的厉害。很快，“WAG” (wives and girlfriends） 被媒体广泛使用，成为“爱炫耀女人”的代名词。英国《柯林斯英语(论坛)词典》不忘“赶时髦”，将WAG等在民间迅速蹿红的新造英文词收录其中。

在网络语言中，缩略语更是比比皆是，VG（very good）、GF（girl friend）、GOK（God only knows）、等缩略语在年轻人喜欢的网络语言中非常流行。 手机的普及也导致拼写的日益简化，似乎字母越少越好：用u 代替you 、r替代 are、 c替代 see、bb代替宝贝，这些缩略形式真是别出心裁，令人眼花缭乱，似乎人类又发明了另外一套简洁到了极致的语言。

虽然汉语中充斥着英语缩略语的现象频频遭到一些人的诟病，但是当我们说惯了NBA，再改为说“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似乎有点麻烦。更为现实的是，当我们用汉语说某种成分复杂的药物或者某种科技发明时，用全称会相当麻烦，而用英语缩略词就方便多了。试想今天的中国人不说wifi（Wireless Fidelity）而说“无线路由器”；不说GPS（Global Position System），而说“全球定位系统”，不说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而说“脱氧核糖核酸”，那会多么费事，并且这些外来的缩略语已经完全与汉语融为一体，尽人皆知。这种现象既说明了英语语言自身的简化，也说明了国际间交流借鉴的增加。

不论人们的心态如何，语言终究会向着简洁易掌握的方向发展，任何语言都不例外。汉字的简化无疑使得汉语更容易被人们学习、记忆和掌握，当然也就更容易让外国人学习和掌握，这有利于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繁体字看上去令人生畏，别说外国人，连中国人自己都会认为是个问题。尽管繁体的汉字的确以一种直观的方式传递了中国古人对人生、对世界的理解，也可以说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更应该传承的是文化的内涵，而非文化的形式。繁体的汉字尽可以作为一种做研究而保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现代交际的工具。如果英语不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缩写，而是大量长达十几个字母的单词，那么它在世界上的传播恐怕也要大受阻碍，因此可以说，语言的简化也是它走向世界的一大举措。



十六、禁忌语和委婉语


人类对语言学的研究时间相对并不算长，Linguistics作为 “the science of languages”首次记录于 1847年，相对于其他学科，这是非常短暂的。

但是语言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是如此的重要，语言的能力能够影响一个人事业的成败，甚至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毫不奇怪，语言学成为当今世界上发展得最快的学科之一。

在各种语言现象中，禁忌语和委婉语的出现更是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直接反映了语言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

从逻辑上讲，有了禁忌才会有委婉，委婉语和禁忌语是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使用委婉语正是为了避免禁忌语。由于禁忌语是被委婉语取代的，因此讨论委婉语就等于讨论了禁忌语

禁忌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和延续有着明显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英语中的禁忌或禁忌语一词为“taboo”，当然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字才出现了禁忌语，禁忌语在许多国家都早已存在，它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语言和社会现象，只是禁忌的内容和形式不同罢了。

1777年英国航海家杰姆斯·库克（James Cook）船长在汤加一带进行航海活动时发现了这个字并在他的航海日志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之后英语里正式用taboo为禁忌语命名。由于禁忌现象普遍存在，该词已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通用语，在法语里是tabou, 在德语、西班牙语和印尼语中是tabu，甚至汉语有时也将其音译为“塔布”。

汉语中对于“禁忌”一词的解释比较简单：被禁止或忌讳的言行。在中国历史上，禁忌语的使用更多的含有政治色彩，多与帝王的神圣和宫廷里的禁忌有关，帝王的名字成为禁忌之首。

西方关于禁忌语的界定要宽泛得多。根据美国传统辞典的解释，禁忌是“一种因社会习俗或感情上的反感而导致的禁忌或忌讳”（A ban or an inhibition resulting from social custom or emotional aversion）。显然英语的解释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强调了人的情感所致的种种因素。但是归纳起来，“禁忌语最早的意思是把某人或某事与其他的人或事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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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语的出现首先是出于对人类自身种种现象的茫然、对世界的无知和对神秘力量的迷信与崇拜。如同宗教的产生一样，在蒙昧蛮荒时代，人类对于一些奇妙的自然现象、尤其是频频带来灾难的自然现象不能解释，产生了畏惧心理，或者认为直接称呼某些有着巨大力量的东西会带来坏运气，因而害怕提到它们，不得不用另外的词取而代之，于是产生了禁忌语，委婉语也就随之产生。

英语里的委婉语“euphemism”一词源自希腊语，该词由词根 pheme 和词头eu加词尾ism组成。其中pheme 是speak ，eu的意思是good，因而“euphemism”的字面意思就是“speaking well of 、good words、words of good omen” 等。这个词来自希腊语，自然使用委婉语的习惯也就始于希腊人。出于对神的敬畏和崇拜，古希腊人在祭祀时必须说一些吉利的好话。在称呼众神时，希腊人也是小心翼翼，不敢轻易地提起，避免直呼其名，以免招惹它们。比如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 Eumenides 常被称为 the kindly ones, 以此来避免激怒这三个恶魔。这应该是导致西方语言中出现“委婉语”这个概念的最初原因。

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比如黑海（Black Sea）老早就有了一个委婉的名字叫做“The Friendly Sea”，其目的也是为了通过这样一个称呼实现在航海时远离海难的愿望。

宗教的神秘是禁忌语和委婉语产生的另一个主要根源。《圣经·旧约》中有“摩西十戒”，其中明确规定不许直呼上帝的名字，可见禁忌在宗教活动中尤为明显。 在英语里，God一词原意为 “the invoked” （被祈求者），这个能够主宰人间万物的、令人着迷的、愿意为之支配的全能者从他出现之日起就被人们小心翼翼地采用各种禁忌的称呼。《圣经·旧约》中上帝的名字Jehovah （耶和华）的读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被读出来，除非在极其庄严的场合。在朗读圣经时，人们往往把上帝按照希伯来语读成Adonai 作为耶和华的代用词，后又演化为Lord。
[174]



关于上帝God的委婉语一般有三类：1、与Jehovah一样，首先在读音上有所回避，把god 读做Gad、Golly、Gosh, 或者将God改为Godfrey；2、改用缩写的形式，将Jesus Christ 写作J.C ；3、采用语义手段实现委婉的目的，用the Almighty（全能的）、 the Creator（创世者）、 the Eternal（永恒的）、 the Redeemer（救世主）、Great Soul（伟大的灵魂）、the Saviour（救世主）等等。与上帝相关的委婉语数量巨大，据记载，不同时期加起来有几十个。

在口语里，God、Jesus、damn、hell 等词语经常出现，但它们仍然会有冒犯之嫌，于是这四个词分别有了一个委婉的说法：God → Gosh ( 表示惊呀或用于发誓) ，Jesus→ Jeepers ( 表示温和的惊讶或感动)，damn→ dash（诅咒的话），hell → heck （用以加强语气或咒骂）但在许多正统的宗教祭祀活动中与上帝“God”有关的词语仍然不可避免地被人们提起，而且在那种场合也是完全能够被接受的。

有时往往是由于某种巧合或偶然的因素就会导致禁忌的产生，使人们相信某样东西会给人带来厄运，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避之不及的东西。比如，达芬奇的一幅画“最后的晚餐”，就让西方国家开始忌讳13这个数字，在这幅画出炉之前并没有忌讳13 的记载。

禁忌语和委婉语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语言自身的看法。“在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不理解的环境里，语言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和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祸福的根源。谁要是得罪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谁要是讨好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庇护和保佑。”
[175]

 这也应该是产生语言禁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中国人过春节总是说“恭喜发财”而不是其他被认为是不吉利的话。在一些国家，“禁忌还被认为可以防止一个人的财产、工具等被偷盗。”
[176]

 因而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禁忌语和委婉语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在语言上必然留下的痕迹。 禁忌语和委婉语的产生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外乎一点，那就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平安与幸福以及维护某种公认的社会规则。因此，一般说来，禁忌语和委婉语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对权威的敬畏， 另一种则是避免人们不愿意提到的东西，前者也许是出于迷信，而后者却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据考证，委婉语最初进入到英语当中是在中古英语时期。在这个时期，英语语言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人们的文明程度也得到提高，一些观念已经在全社会达成共识。

在任何民族的语言中，禁忌语和委婉语都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与时间、空间和人的内心世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时间上讲，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禁忌语和委婉语都有着不同的使用情况。动乱年代、战争时期人们无暇顾及自身的形象和语言的优雅，心情急躁，语言粗野，委婉语被发明和使用得较少。和平时期讲究形象、讲究文雅，委婉语则大量涌现。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委婉语也在不断地变化着，昨天的禁忌语也许今天不再成为禁忌，今天的委婉语明天也许变得不再委婉。“委婉语是社会心理在语言上的一种反映，它的生成、发展、转换乃至衰亡都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
[177]



从空间上讲，委婉语既然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当然也就与人的文明程度密不可分。由于生存环境和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禁忌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不同层次的人群对委婉语的看法是不同的。即便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贫困地区的人、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当中，大都语言粗俗，使用委婉语较少；发达地区、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中，比较注意语言的文雅和规范，委婉语的数量相对比较多，因为他们更多顾及自己的形象，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甚至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某些人来说，所有的行话都是禁忌语。”
[178]



主宰委婉语的是人，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在更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是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偶尔会变得明确。委婉语就是这种默契的外在表现。因而禁忌语和委婉语最终还是社会心理、审美心理和风俗习惯问题，是社会中的人生活状态及其内心需求的反映。“简单地说，语言就是我们设立的一套协议，我们同意一些符号（字母、数字、单词以及其他一些不太明显的象征性的东西）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意味着某样特定事物。”
[179]

 启蒙运动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经说过：“用约定俗成的符号来表达语汇和命题，只有在语言完全定型，以及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已经被共同的法则凝聚起来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因为这预示着一个双重约定。”
[180]



虽然禁忌语和委婉语的认定因文化而异。 但是委婉语首先代表着人类的共性，其次才显示出差异性。“不同类型的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也只是相对的，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也有其普遍的共同性。”
[181]

 不同文化渊源的国家和民族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比如，不同宗教里的禁忌活动都与吃有关，佛家禁忌杀生, 基督教中有禁果，伊斯兰教中也有食物禁忌，这说明了人类的共同特点。不论是哪个民族，对于人们不愿提及的某些领域的词汇也有公认的规范，比如英语用 pass away 、pass on、pass over等替代death就与中国人的习惯完全相同。英语中常用的咒骂和猥亵的词大多由四个字母组成，如shit、hell、damn、cunt、fuck、heck 等等，因而它们又被叫做“four-letter-words”。这些词语如此不雅，人们对它们避之不及，以至于牛津英语词典曾经禁止收录。同样在汉语里也很少将类似的词语收录到正规的词典当中。

人类的禁忌是从生活开始的，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当生命有了保障，或者说有了保护神之后，人们便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开始了一系列禁忌活动，以表达自己的虔诚和态度。随着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禁忌语和委婉语越来越朝着关注人类自身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尊严。以至于产生这样的现象：越是敏感的东西委婉语就越多，而且日益增加。“所有诅咒的词汇都会导致委婉语的出现，早晚都会。禁忌语越是强烈，避免它们的词汇就会更多。” 

[182]


 这无疑是人类进步的体现。

关乎人性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委婉语一般有着相对较长的生命力，不容易过时。换句话说，委婉语的文明含量越高，其影响力和生命力越长。与之相对照的是，处于政治目的和统治目的的委婉语多半是昙花一现的，带有时代性强，持续性弱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在政治生活中往往是以自身利益为追求目标的，所谓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敌人，因而为了政治目的而产生的委婉语总是难以持久，与生活中的其他委婉语相比，其文化底蕴要弱得多，因而其生命力也就短暂得多。另一方面是因为政治风云变化多端，在政治方面的利益格局总是难以预料，相关委婉语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也就同样难以预料。

英语中对于委婉语的解释有 suavely、roundabout、skilfully，从这几个释义中看出，有时委婉语还会带有贬义，表示迂回的、兜圈子的。比如委婉语的俗称“nice Nelly”就是“装得”规规矩矩的人，其中 Nelly 就是“带有女人气的男人”的意思，含有明显的贬义，而这类委婉语多半是针对政治目的而言。

从“suave”及其相关的几个词语smooth、diplomatic、politic等形容词的含义，我们可以对现今社会委婉语的实质进行进一步挖掘。

首先suave 本身虽然含有温文尔雅之意，但还含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经验和技能，表示无须努力就显很优雅、圆滑及彬彬有礼；smooth 强调的是一种有意装出的，通常是近乎谄媚的文雅有礼；diplomatic 是指与别人打交道时十分灵活、有手段、娴熟老练而敏感；politic 则含有巧妙经营、谨慎、权宜、精明和小心之意。总之这些词总与skill（技巧、巧妙）、tact（圆滑、老练）联系在一起。因此 “在不同的情景下，委婉语给人的感觉是多种多样的，如尊重的、谨慎的、幽默的、讽刺的、自嘲的、机智的、灵活的、卖弄的、虚伪的等等。”
[183]



由于委婉语在演化的过程中含有这些功能，因而现今的委婉语往往反映出使用者的政治目的，特别是在评价或者是制裁对方的时候。

从古到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党派的活动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往往需要借助于一些委婉语来掩人耳目。与其他委婉语相比，政治领域的委婉语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听起来合法化，因此其目的性更强、更明显。有人曾经一针见血地把政治委婉语描写为“cosmetic words”（化妆词），从这个意义上讲，禁忌语和委婉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为统治者或某个阶层服务的工具。

与政治相关的委婉语大多来自高层人士，来自执政者、统治者，因而比较讲究文采、正式而庄重。政治家或政客们在寻求自己所需要的委婉语时为了显得与众不同和高雅，习惯于从法语和拉丁语的词汇中去寻找灵感，因此，与来自民间的日常委婉语相比，政治领域的委婉语多显得古板而生硬，意思却往往含混笼统。比如，在英国的议会中，一些非议会的词汇是被禁止使用的，如cad、cheeky、young pup、dog、 jackass、liar、rat等等，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正规的词汇。

诸如“社会动荡”、“暴乱”、“示威游行”、“贫穷”之类的词语是任何政府都十分忌讳的字眼，因此学生罢课被说成“student unrest”, 警察镇压被含糊其词地称为 “ police action”，工人与资方的关系即便已经紧张到工人罢工的程度也往往轻描淡写地用一个“industry dispute”（劳资纠纷）来描述。

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因而战争也促使了一些委婉语的产生。有关战争的委婉语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有着明显的混淆视听的功能，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侵略别国可以称为“ take a prevention action ”（采取预防性措施），类似的还有armed reconnaissance （武装侦查）、collateral damage（附带损害、在军事行动中对平民的生命或财产所造成的非故意的损害）、adjustment of the front （前线调整）、police action（警察行动）、 pacify（安抚）、cleanse （清除）、neutralize（消除威胁）等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直接提及战争中的“伤亡”和“失败”等不愉快的字眼，用redeploy（重新部署）、retire （撤离）或withdraw （返回）替代不光彩的 retreat（撤退）等。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公司都免不了使用一些含混的语言来避免尴尬。人事管理中辞退某人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使用委婉语往往能够减轻这种不愉快，也更加人性化。在英语中的“解雇”便有多种委婉的表达：career change opportunity（变换职业的机会）、chemistry change （工作互换）、executive culling （行政选择）、indefinite idling （不确定性赋闲）、negotiated departure（协商性调离）、outplacement（新职位介绍）、redeployment（调换）、skill-mix adjustment （多种技能调换）、transitioned （转换、轮岗）、voluntary severance （自愿脱离岗位）、vocational relocation（职业再布置），等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源于美国的“rightsize”（将员工人数裁减至最佳化程度）就是一个带有掩饰意味的委婉词，将一部分员工解雇掉，有时不好直说，只能用一个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更合理的形式来表达。比起70年代使用的downsize来讲，rightsize 显然听起来更合理而委婉。rightsize 后来也用到军队的裁员上面。

美国黑人在历史上一直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而努力，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黑人的称谓就经过了几个不同的变化阶段，从中我们能够体悟到委婉语所起到的真正作用。

美国社会曾经对黑人存在着极端的歧视，黑人最早被直白地称为slave，后被“nigger”替代。人们认为形容词 “negro”比nigger更好，于是从18世纪开始便用“negro”作为黑人的委婉语。1891年，美国人口调查统计局正式采用negro来注明某个人的民族特征。1930年，纽约时报率先将negro改成大写，60年代以前，Negro都被作为委婉语使用，直到后来被black 取代。19世纪初叶，废除黑奴的运动渐渐兴起，negro一词受到人们的回避，因为它会让人联想起slave，当时的黑人在签字时写的是“f.m.c”, （free man of color 自由的男性黑人），或“f.w.c”，(free woman of color 自由的女性黑人）。那时用color 是很流行的委婉语。90年代对于黑人的称呼又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新词“nigga”，用于避免白人对于黑人歧视的“nigger”。

后来美国黑人曾经欢迎black这个词，但是过了很久人们仍然称呼他们为negro。进入20世纪以后，白人尽量避免用black ，因为直接提到黑人的肤色是冒犯的。 不少人在选择词语时不得不小心翼翼，有的组织和刊物害怕受到公众批评，甚至不敢提及黑人极为敏感的“black”一词，连blackboard和象棋中的black pieces 都尽量避免。但是到了60年代，民主运动的兴起，黑人领袖们在演讲中常常有意识地使用这个词，以激起黑人的反抗精神和民族意识。诸如black is beautiful、black culture、black power等口号空前流行。从那以后black 这个字反而脱离了贬义，变成一个委婉词，替代了曾经的委婉词negro而被广泛使用。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就在演讲中分别使用过negro和black这两个字：“Discrimination is a hellhound that gnaws at Negroes in every waking moment of their lives to remind them that the lie of their inferiority is accepted as truth in the society dominating them”。（歧视是地狱之犬，在黑人们醒来后的每时每刻它都在向他们狂吠，提醒他们在这个统治着他们的社会里，他们地位卑下的谎言却被当作真理来接受。） “When the history books are written in future generations, the historians will . . . say, ‘There lived a great people—a black people—who injected new meaning and dignity into the veins of civilization’”。（后世在撰写历史书时，历史学家会…说，‘这里有过一个伟大的民族——黑人民族——他们为文明的血脉注入了崭新的意义与尊严’。）

　无可否认，用minorities 来指有色人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这些人实际上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并非为少数，因此许多人更喜欢用people of color 来取代 minorities。但是将人分为白人和有色人种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因为白色也是一种普通的颜色，而以白人为基准，说明其他肤色的人种都被视为另类，因此用“color”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对黑人的称谓slave →nigger →negro →colored →black →Afro-American →Afro-Saxon 的演变可以看出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决定了社会认知和态度，也说明委婉语是一个随着时代而改变的语言现象。

在谈到社会公正这个话题时，最首要的问题就是由谁来界定哪些词汇是冒犯他人的或者说是不恰当的？ 什么样的表达才算是“政治正确”？这是一个最值得探究的问题。在对意识形态比较淡漠的西方，所谓政治正确主要指避免种族、阶层、身体缺陷、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的歧视。追求平等的价值观和对等级的憎恨导致大量相关委婉语的产生，人们尽量回避一些体现等级和身份特征的词语。在谈论社会阶层时用 middle class、working class（而不是upper class和lower class）。贫穷国家用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而不用 “the poor countries”。贫民窟已经从slums 不知不觉变成了inner city（通常有钱人住在郊区的别墅里，住在市区的多半是经济不太宽裕的人) ，平民阶层已被社会学家称为supporting classes，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叫做culturely deprived children、 the disadvantaged 。在这个越来越包容的时代，酒鬼被叫做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学习落后的学生称为 underachievers ；智力低下者被叫做slow leaner。

西方的残疾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语言上也体现出对待残疾人的尊重，凡是外表与正常人有区别的人，或者是有缺陷的人常常用委婉词去加以掩饰，因此在这方面有许多很好的委婉语，比如英语里一直使用的disabled （丧失能力的伤残人）和 handicapped（身体有缺陷的残疾人）等直接指出身体缺陷的词语在英国已经改为inconvenienced（身体不太方便的）、differently abled（在其他方面能力强的）等等。在崇尚竞争、喜欢挑战的美国则改为 physically challenged（身体方面存在挑战的）。同样，deaf 变为hearing-impaired, blind变为 visually-challenged，长相难看的人被称为aesthetically challenged （挑战审美的） 等等，以至于challenged 被称为现代委婉语之最。

现在正规的交谈中很难再有cripple （跛子）这样的词出现了，这类词汇已经依次逐渐被handicapped、inconvenienced 、disadvantaged ,甚至被更具有现代意味的physically challenged 取代。从这五个词的转变，我们看到西方社会越来越重视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人权思想的变化。这样的转变不仅在整个社会倡导了平等思想，也促使残疾人掌握自己的命运，激发了他们挑战自我的勇气。事实上，在中国对于残疾人的称呼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由“残疾人”改为了“残障人士”，体现出人们对残疾人士的尊重，也体现出社会更加追求平等。

人们总喜欢听起来高尚和正式的称呼，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人类似乎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中国，房屋销售员都在名片上印有“置业顾问”的头衔，为家庭提供清洁服务的公司叫做“家政服务”公司。英语中更是对所有看起来相对不太风光的职业进行了重新命名，而命名的方法几乎用engineer、 director和officer等词语来完成，因此这三个词被称为构成委婉语的“百搭词”。从这三个词的含义可以看出委婉语的构成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将这类职业专业化，往技术职称上靠拢，另一种是在职务上拔高（与汉语中的“职业顾问”和“家政服务”等如出一辙）：家庭妇女 housewife ——domestic manager、household executive，仆人servant——gentleman’s gentleman，看门人janitor ——building officer，擦皮鞋的人 bootblack ——footwear maintenance engineer，收集垃圾者garbage/refuse collector ——sanitation officer或 sanitation engineer，电器和机械工人 machine worker ——electrician，等等。据统计，英语里以engineer构成的委婉语多达两千个左右，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可以冠以这个称号。

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有着无穷的创造力，但是对于自身安身立命的问题却是无比的困扰，每年全世界都会增加数以千万计的精神病患者，有关精神病人的委婉表达也随之增加：“He is not all there.”，“He is a little eccentric.”，“ He is a little confused.”, “ a screw loose/ missing.” 等等，不再用“He is mad.”，“He is crazy.”，“He is insane.”等直白的表达。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人际关系日趋冷漠的时代，有关精神病患者的委婉称谓也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语言现象之一。

在一个讲文明礼貌的社会里，凡是使人不愉快和带来尴尬的语言和词汇，凡是伤害别人自尊和感情的语言和词汇都是人们刻意回避的。与个人私事有关（如收入）、令人沮丧的事（如离婚和失业状况）等方面的信息都是别人的隐私，是不愿意被打听到的，属于现代禁忌。除此而外，年龄和体重在西方文化习俗中也是特别需要忌讳的，尤其是女人的年龄更是不能随便暴露，因此old 和 fat 都是需要回避的字眼。形容较为高大肥胖的女人往往用“Junoesque”（雍容华贵的），形容高大肥胖的男人用“high and mighty”，fat 则被轻描淡写地说成 overweight，为肥胖者定制的衣服叫做for the fuller figure。这一点在英语姓氏形成之时就成为人们的共识，比如在由绰号演变而来的姓氏中就没有“fat”这个姓氏，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含蓄的“Thick”和“Board”；直白的“old”也被Whitehead、 Greyhair替代。

美国社会的老年人比起中国的老年人更孤独，他们往往享受不到中国老年人那样与子孙生活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因此英美国家的老年人比中国的老年人更害怕变老，更加忌讳谈论年龄。 西方的老年妇女总是比年轻人穿得更鲜艳，更喜欢浓妆艳抹；老年人一般都拒绝他人的关怀，以此来填补与年轻人的差距。

在英国的一家电影院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那些上了年纪的贵妇人们去电影院时总喜欢戴一顶装饰性的帽子，影响到后面观众的视线， 电影院的老板多次贴出通告要求她们在看电影时将帽子取下，但这些老妇人仍然我行我素，不与理睬。无可奈何之下，懂得心理学的电影院老板想出一个妙招，贴了下面一则通告：“从即日起，只有六十岁以上的观众方可戴帽入场。” 第二天竟再也没有一个人戴着帽子来看电影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西方社会对“老”的忌讳。

随着西方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全社会对老年人的关怀也有所增加，从20世纪中页开始，一些有关避免涉及老年的委婉语不断出现。“金色年华”在中国是青少年的代名词，而在美语里，golden ager却是指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老年公寓叫做“home for adults”，由老年人组成的俱乐部被称为“evergreen club”。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常常被叫做senior citizen、seasoned men（经验丰富的人），well-preserved men（会保养的人）， distinguished gentleman（成就卓著的人）和advanced in age等等。可见为了避免一个“老”字，英语国家的人们真是费尽心机。

总的来讲，委婉语的流行趋势是往中性化的方向发展，或者说往中立的方向发展，在词汇的选择上更偏向于中性的词，而不用比较极端的词汇，以减少主观色彩或政治色彩。如prisoner 改成client of the correctional system，枪击罪犯在受到最终的审判和定罪之前都被叫做“持枪者”，体现对法律的尊严和人的尊重。

“poor”这个词在英语里虽然使用率很高，使用范围也比较广，但是一旦被用到生活贫困等概念时则被人们非常慎重地使用，比如，一般不直接说“He is poor.”，而说“He is down on his luck.”（他最近运气不佳），将某人的贫困看成是暂时的状态。反过来英语国家的人也很忌讳使用“rich”这样直白的词，富有的人喜欢被委婉地称为“the less deprived”、“people of means”，“the well off”等等，正好与指穷人的几个委婉语 the deprived 、man of modest means和the less well off相对应，也似乎拉近了与穷人之间的距离。如今人们更习惯于使用前缀unpoor 来形容一个人既不十分贫穷也不十分富裕的情况。 美国富人喜欢被称为The less deprived”（ 被剥夺较少的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富人要缴纳更多的税赋，因此富人不敢“斗富”，越富就越被“剥夺得越多。
[184]



在词汇的选择上也更加慎重，比如在提到单身女人时，用a single woman 比用 spinster更礼貌。因为后者往往带有某种超出一个单身女人含义的东西，比如性格古怪、年纪老、孤独等等负面的含义，而前者就比较单纯一些，体现了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和认同。

生活中情绪的宣泄和表达是常有的事，在口头语言中更是如此。 赌咒发誓的语言必须在双方都有着高度沟通能力的情况下才能运用。对于非本土的人来说，起誓类的语言要十分慎重，如果把握不好，将带来不必要的误解，因而赌咒发誓类的语言往往也属于禁忌语中的一种，人们习惯于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所有诅咒和起誓，比如用swan的谐音表示 swear：I swan by almighty God 。

与中国人在赌咒发誓时总是把自己的祖先或者父母挂在嘴边的传统不同，西方人在发誓或者诅咒别人时一般没有家族观念的体现，而是直接指向对方本人。唯一的一个与家人有关的句子是I swear on the honour of my mother. 这似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

一般来讲，词汇越抽象，其委婉的程度也就越高，而英语中的抽象词往往都比较长，另外所使用的词汇音节的长短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有关（部分原因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忌讳语和脏话一般都很短），因此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委婉语越长越好，应该比它们取代的词要长，它们应该字母更多、音节也更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样的语言现象：在委婉的表达中，本来可以用短词的地方用了长词，本来可以用一个词的地方用了两个或者更多的词；在口头和书面中则表现为有意绕开一个观点，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坦白观点。（从习惯上讲，东方人比西方人更讲究委婉。在公务和私人信件中， 西方人总是开门见山，直接提出要解决的问题，而东方人总是先讲客套话，最后才转弯抹角说出主题。在口头表达时也总是吞吞吐吐，也就是说，在表达意愿程度上，东方人远远比西方人要委婉得多。）

在拼写上采用部分字母也是委婉语的一种形式，比如由“f—k”替代fuck；“bl—”替代bloody等。有时甚至可以用一个字母来达到委婉的目的，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时期，报纸上将这一类词语称为‘the R （recession）word’ ，1991年之后的Maastricht 会议上又将欧洲共同市场的联邦制度称作‘F word’。这些涉及到社会上敏感问题的禁忌语都用一个大写字母来完成，也就是说用模糊和非直接的方式来避免尴尬。用缩写的形式来避免直接提到疾病本身也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种委婉语是在构词法上做文章，即将英语本土的结尾er, 换成更为高雅的拉丁语结尾or, 比如welder（焊接工）变为weldor；trainer（训练员）改为trainor。在一些特立独行的另类人士后面加上 -ian这个拉丁语结尾，如vegetarian、Athenian等等。这样的变化增加了原单词的委婉色彩。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则宁愿选择以-ize或-ise结尾的词汇，他们认为使用类似的词语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禁忌语随着时代而变化，同一个委婉语在不同的时期起到的作用不同，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也有所不同。委婉语的使用因人、因地、因时、因情景、因民族、因文化而异。比如，leg 在19世纪美国英语中属于禁忌语，而limb则被接受。在美国的某些地区，“toilet”被认为是不礼貌的，人们偏向于用bathroom、restroom。

禁忌语和委婉语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在语言使用上不断走向文明，禁忌语和委婉语也成为承载文化成分最多的一种语言现象。同时，委婉语的使用充分展现了语言的魅力，使人们挖掘出了语言的潜力，也体现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了解英语中的禁忌语和委婉语，对于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中的雅与俗都有很大帮助。



十七、
 词义的演变和新词汇的产生


人类的语言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既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们就会有着成长、变化和衰亡的潜能。“人类语言与生俱来的灵活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导致它的可变性，使其极端容易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185]

 “ 差异本身就是变化的结果。‘变化’一词，含有远比这个词汇更复杂的含义。”
[186]

 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语言一样，英语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英语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历史。

虽然语言的变化已经被系统地研究了100多年，而非系统的研究远远长于100年。关于语言的特性和变化的原因一直存在大量的争议。直到现在，语言的变化还是被认为是神秘的、不可观察的现象。然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进步，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语言自身的发展背后蕴含的一些机制。

任何语言的发展总包含着两个维度——语言自身的因素和语言的社会因素。语言本身是指词汇和语法的变化；社会因素则包含使用这个语言的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状况。严格地说，社会的因素对语言的作用大于语言本身的因素。语言的变化来自于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状态所决定的。反过来，对词汇的看法影响到我们对其他事物的看法。

导致语言发展和变化的原因是很多的，大致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推动语言的变化。社会发展比较缓慢时（比如欧洲的中世纪、我国的封建时代）语言的发展也比较缓慢。社会的发展体现在人们接受新思想和社会新事物的产生上。当社会急剧变动时，语言的发展就会快一些。法国大革命、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语言的变化都非常大。改革开放以来汉语的发展和变化更是前所未有。据统计，1977年到1990年的13年间，汉语中的高频新词汇为1730多个，而在2003年到2005年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汉语中的高频新词汇就达到700多条。

语言的变化反映出人类社会的环境、文化、物质条件、社会结构和社会态度等方面的变化。也就是说，引起语言发生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的变化，是社会中人的变化。 无可否认，“语言变化的频率依靠好几个因素，但是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文化的变化都快于（先于）语言的变化。”
[187]

 换言之，语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现象。

2、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推动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消亡和发展取决于这种语言和说该语言的人与外部更有影响力的语言所接触的时间长度和广度。如果接触有限，时间较短，那么这种语言会基本保持不变，直到最后一个使用它的人死亡之后，才会消失。如果接触时间长达几代人，那么这种语言会慢慢地被那个较强的语言所同化，在发音、词汇和语法上都是如此。”
[188]

 外来文化的介入是语言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当几种语言相混之时，就是语言产生变化之日。一种语言开放的程度和对外交流的程度越高，语言的变化也就越快。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的语言词汇增加和消亡的数量都是最大的。反之，越是与世隔绝的语言其原始性和古老性就保存得越好。凡是与外界不相往来的语言（如寺庙里的语言文字和梵文等）都能够不受时代变化的影响而长久保持它的稳定性。“语言越是向外扩展，越是为众多不同的人们所使用，就发展得越快。当语言扩展到和其他语言发生接触的时候，所遭受的影响会使它们迅速发生变化，因此它们容易失去自身的过于特殊的性质。”
[189]



1500年前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德国人所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但是留在欧洲大陆上的德国人所讲的德语在过去的1500多年里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而乘船来到不列颠定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所讲的语言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今天世界通用的英语。德语的语法仍然保持着以往的复杂性，而英语却演变得越来越简单。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德语没有大的外来语言的融入，引起变化的因素较少，而英语则多次受到外来语影响，因而两种原本相同的语言如今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相对于英语发展史上的其他几个阶段来讲，中世纪时期英语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对于现代人，中古英语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另一种语言。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大量新概念、新词汇的涌入，英语产生了巨大变化，而16世纪后，变化逐渐缓慢下来。17世纪和18世纪英语的发展也比较保守，以至于早期现代英语，如莎士比亚的语言在四百年之后的今天读起来还很容易。

19世纪提出的一个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语言也逐渐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即孤立阶段、融合阶段，再到词尾变化阶段。根据这个理论，最早的孤立语言的词根可以自己完成语法功能，到了融合阶段和词尾变化阶段，拥有语法功能的词汇与词根融合起来，出现了屈折变化形式 (指单词的词尾因格、数、性、时等关系所起的变化, 如he –him、child –children、poet-poetess、have-has -had等)。因此可以说，词尾的变化本身就是语言融合的结果。

“语言的各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语言的词汇标志着极为纷繁的、形形色色的事物，它对客观现实中各种变化极为敏感，新事物的出现、原有事物的变化、旧事物的消亡，都会反映到语言词汇中来；因此词汇几乎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
[190]

 不论哪一种语言，其语法都是围绕着词汇展开的，是为词汇服务的。语法在语言中根深蒂固，因此发展很缓慢，它比基本词汇的发展速度还慢。语音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它的演变也是相当缓慢的，唯有词汇是不断变化的。词汇变化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远远超过语法和语音。

如果将英语与汉语相比，我们会发现，“尽管英语和汉语词汇都具有变化性，但是，由于汉语是一种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拼音文字，因而英语词汇的意义变化速度要比汉语块。”
[191]

 这是因为拼音文字在拼写上的顺序排列、添加字母和减少字母等都会引起单词含义的变化，而汉语词汇的变化则体现在创造新词和淘汰旧词上，很少能够在已有词汇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而得到新词汇。

具体说来，词义的变化被分为两种特性，一种是范围（scope），另一种是身份（status）。范围指一个词意思的增加或缩小，比如从北欧引入的“fellow”最初是指商业伙伴，现在已经延伸到任何领域的伙伴和同事。身份则指一个词所代表的意思的变化，比如“knight”原意为男孩、男仆人，后升格为爵士。

“词的演变和消失，新词的产生是语言词汇发展的两大方面，但是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消亡并不是一对一的新旧更替的关系。在各种语言中产生的新词总要比消亡的旧词多得多。这是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交际越来越复杂，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词汇发展的总趋势就必然是日益丰富和扩大，这种丰富和扩大，既指词的数量的增加，也指各个词的意义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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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的扩展和缩小发生在任何语言当中， 如汉语的“江”、“河”，原来只指长江和黄河，而现在可以指任何江与河。汉语中的“瓦”现在指盖房子用的瓦，而原先却指任何烧制过的器物。

“语义变化的一系列条件就是世界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点转向另一点。”
[193]

 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人类对事物的理解产生了变化。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world”（世界）的含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变迁。world是一个古英语词汇，在古英语时代受基督教的直接影响，人们对世界（地球）的理解非常简单：人类所依赖的这个地球不过是一个大圆盘，它的四周由巨大的柱子支撑，其中心在耶路撒冷。而现在所有人关于的世界（地球）的概念却是一个围绕着太阳飞速旋转的天体。

科技的进步也使得一些词汇的用法与它们的原意越来越不相符合了，如manuscript 和manufacture分别指手稿和手工制造，但现代人一般已经不再用手写稿子了，连打字机都被电脑所取代了。手工制造也局限在一些特殊的行业之中，大部分的工业品和日常生活用品都是由机器制造的。在更贴切的、名副其实的词汇被发明之前，我们也只好暂且使用这样的词汇。

“由于每个人实际上都单独地、连续地反作用于语言，每一代人于是都在语言中引起一些变化，只不过这些变化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因为这些变化并不总是发生在词和形式里，有时起变化的只是词和形式的不同用法，后一类变化在缺乏文字和文献的地方更难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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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语义的改变是很难描述与解释的，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能够预测一个词的变化方向，社会的发展使得一些词汇没有存在的必要。词的消失与某些事物的消失有着直接关系。客观事物消失了，标志它的词也就不再被人们使用甚至提及。Merlon（城齿，城堡雉堞墙上两块敞开空间中的实墙）和wimple（头巾，中世纪妇女或修女的装束）都曾经是很常用的词汇，这些词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人再使用了，但是这些事物曾经存在过，相关的词汇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文字的记录成为研究历史的辅助资料。

语言的变化是最自由而不受权威限制的，也是最难以分类和测量到的。语言的变化没有规定、没有仪式，甚至连使用它们的人自身也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变化。英语词汇的变化也是如此，“从早期现代英语到现代英语的过度是逐渐完成，不被察觉到的。一些词汇的含义在18世纪的意思与现在的意思不同，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词义改变的确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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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出现的新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美国家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单词或短语所包含的意义也会改变，“American dream”（美国梦）曾经代表着理想和追求，代表着奋斗和进取，拥有积极正面的含义，但是美国人的自高自大和过度消费使得人们对美国梦已经不那么热衷了。在人类对发展、对现代化不断进行深刻反思的今天，美国梦已经渐渐转向发展更为均衡、更低碳、更节约的欧洲梦了。也许今后American dream将被European dream所取代，甚至被蒸蒸日上的 “Chinese dream”（中国梦）所取代。

原本完全属于中性的词往往会因为一些个别的偶然事件而变得不再中性。比如 The Turk（土耳其人）原本并没有特别令人不快的意味，但土耳其人在11、12或13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为了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圣地的十字军东征期间给世界留下了残酷、暴虐、野蛮、无情的印象，因而“The Turk”的意义也就有了变化。

今天看来hospital（医院） 和hospitable（热情好客的、招待周到的）这两个相同词根的单词之间在词义上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这两个字却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中古英语时期hospital是旅客招待所的意思，也就是供旅行者或朝圣者住宿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的确需要热情友好的态度，否则生意会受到影响，由此演变出形容词hospitable和名词hospitality。

风车本来就存在，是一种常见的器物，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唐吉可德》出版后便有了“tilt at windmills”的短语，这里风车的意义得到扩展，延伸为假想的对手，与假想的对手作战、面对假想的敌人或威胁等含义。同样，有了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便有了今天人力资源管理中常用的“Man Friday”（ 助手、雇员，通常是办公室里承担多项工作的男性雇员，源自小说中的人物“星期五”）。Friday这样一个极其常用的普通名词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Yankee”本来是来到纽约的荷兰人对定居在康涅狄格州的英国人起的蔑称，带有明显的贬义。原先是讲佛拉芒语的比利时人给荷兰人取的绰号，荷兰人反过来又将它用到英国人身上。1765年被用来指新英格兰一带的居民。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成为英国人专门指美国北方人的一个通用词汇。那首著名的代表美国的标志性歌曲Yankee Doodle可以说是由两个贬义词的结合，其中的Doodle则是“傻瓜、混混”，甚至还有更为不堪的含义。英国人用该词来指称所有美国人。独立战争之后，新英格兰人赋予了这个一直被用来指代自己的不雅绰号尊严与荣誉。将它谱成曲子大模大样地传唱，作为自己国家的一种形象特征。“美国之音”的开始曲并不是美国国歌，而是这首全世界家喻户晓的“扬基歌”。可见一个词语含义是不断变化的，而这种变化也是人们难以预料的。

纵观英语的历史，词义变化的范围和力度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下面这组词中，左边的是现在的意思，右边的是最初的意思：

affection——feeling，bird ——young birding

deer——animal，fowl——bird，meet——food

pig——young pig，place——town square，nice ——wanton，

starve——die，virtue——manliness，wife—— woman

所有这些变化往往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古英语时期，“nice” 曾经是肆意、放荡、忸怩的意思，16世纪这个词变为“subtle”（ 敏感的、微妙的、精细的），直到18世纪才有了现在的“agreeable 和 good”的含义。如今nice的正面含义又有下降的趋势，转变为只是传达出一种笼统的“不错”。有资料说明该词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

foolish→wanton→strange→laze→coy→modest→fastidious→refined→pricise→subtle→slender→critical→attentive→minutely→accurate→dainty→appetizing→agreeable→plea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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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词的意思如此多变，令人难以置信。

不可否认，文学创作、科技发明、社会现象、战争乃至自然现象等凡是前所未有的事物都会导致词义的改变和新词的产生。但是词汇为什么流行？它们是怎样流行的？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都有。对流传较广泛的新词汇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大多数新词汇的流行都需要有三个条：一是需求，它必须是能够填补空白的，是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 二是实用，是简洁上口，便于记忆的，一个单词如果富于幽默感，或者能够产生一语双关的效果就更受欢迎；三是审美，它本身的原始意义应该是正面的，给人带来愉悦的。

在词汇流行的过程中，文学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我们说话还是写作，我们总是喜欢将风格进行调整使之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字典上无法说明大量词汇的风格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即便有些非正式的词汇也慢慢成为正式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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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一个词从非正式变为正式的，是文字。作家在写作中依据上下文的需要而导致了某些词汇意思的延伸，这样会使单词的意思慢慢发生变化。一个词初次出现在某个句子中的意思往往是模糊的，但如果多次在同样的上下文中出现，那么它的意思也就慢慢被人们承认了。“一些人认为某种语言比其他语言更优越，因此这种文化也就比其他文化优越，这种观点的产生是因为这种语言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体现的，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创造性的作家们带来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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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人类有了文学创作活动之后，就不断为丰富所使用语言的词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文学依靠语言展示自己的魅力，语言又在文学中得到丰富和发展。英语的词汇正是在文学扶持下得以扩充而显的更加多姿多彩，而词汇在这当中则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当然政治原因也不容小视。关于缩略语“OK”的来历中有一种说法是，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曾于1840年和1848年两次试图再次竞选，但都没能成功。他的绰号叫做“Old Kinderhook”，在他竞选连任时，帮助他筹措资金竞选的组织的名字叫做民主党OK Club，于是在整个连任竞选活动中，这个名字成了他们的竞选口号。尽管这个缩略语的来源有着诸多版本，但是最终使得这个词传遍美国的却与这个事件有很大关系。一个词的流行，总会有着其文化的，或者政治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会使它更为广泛地流行。

20世纪是不同寻常的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John Ayto在20世纪最后一年编写的那本《20世纪新词语词汇》中总结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过去的一百年间那样发明了如此众多的词汇。共有10万个词汇在100年间被发明，平均每年1000个。人口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不断变化的时尚观、审美观和大众交流的需要等因素都是词汇突飞猛进发展的根源。

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在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词汇。在这种极端的碰撞与冲突中，不同的民族与人种被迫接触到对方，也使他们的语言相互交流。同盟者之间的合作必须进行沟通，同时还必须对敌人的语言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卷入战争的国家和人们不仅开拓了视野，也学会了许多本国语言所不曾有过的新概念和新词汇。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发明也导致了新词汇的诞生。blitz（闪电战）、torpedo（鱼雷）、bombard（轰炸）、parachute（降落伞）等词汇都产生于现代战争，其中的一部分后来也被用到其他领域。

在新词汇的创造方面人们可以说是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不受限制。从长词变为短词、短词变为长词、多个词变为一个词、旧词变为新词、词性的自然转换等等都是新词产生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拼音文字在造新字方面的优势，任意搭配的创造新词的各种方法是英语词汇量巨大的原因之一。

具体说来新词的构造有以下几种方法:

１、 复合构词法（compounding）：

loudspeaker、bridegroom、sweetheart、motorway、outside 、overcharge 、lackluster 、southeast、bushfire、windfall、softpower等单词都属于这一类。

这种构词的方法古已有之，也不讲究词汇来源的搭配，英语本族的单词与外族语词干组合而成的词汇很多，如古英语fore-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cast结合而到 forecast。

复合构词法的特点是词性不限，可以是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介词等，另外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比较直观，词义一目了然，而且容易记忆，无需将它们作为生词去死记硬背。比如teenage就是在 teen（烦躁、伤心、愤怒）的后面加上 age而构成。

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并十分容易创造，不断有新词汇依照这样的方法而产生，如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国际通用的简洁专业的对话被叫做airspeak，如果是海上船员和海运管理人员之间的对话则用seaspeak 。

复合构词法局限于短词，一般不超过两个音节，否则新词太长也就不会受欢迎。尽管如此，这种方法在日尔曼语族中仍然很流行。随着外来词汇的大量涌入，复合构词法的数量和重要性也随之增加。

２、 词缀添加法（affixation）和逆成法 （backformation）：

英语词缀丰富，对于构造新词，人们可以在词缀上大做文章。字母增加和减少都属于这一类，用这样的方法得到了无以计数的新词汇。除了用增加词缀的方法从短词得到长词以外，还可以用减少词缀的方法（逆成法）从长词得到短词，burglar 就出现在burgle 之前。 类似的还有：

cobbler → cobble、peevish → peeve 、emotion → emote、 darkling → darkle 、television → televise。

pea 来自于pease，该词单数复数均可，由于发音像复数，人们就用pea来指一个豌豆，这是另外一种巧合。

名称词缀、形容词词缀、动词词缀等都可以用来创造新词。仅仅用“co-”（共同、相互）这个前缀就可以构成60多个新词。当然这种方法也是优缺点并存，由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又构词方便，导致大量以相同词缀构成的单词不断增多，以en-、in-、-er 、-or、-ship、- ment等打头和结尾的词出现在英语里，为使用和掌握带来麻烦。

由于英语绝大多数词缀来自希腊语和拉丁语，所涉及的领域广泛， 直到现在这种方法仍然是英语构造新词的源泉，特别是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当人们需要为这些新成果命名时就会发现，回过头到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去寻找现成的成分十分容易，因此这种方法又被叫做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

有时用缩写词直接与词缀结合就得到新词，这类词通常不是很正规，可以作为俚语使用，用于构成非正式语、缩略语。

在英语发展过程中，一些词缀已经僵化，最终与词根融为一体而失去了词缀的功能。在现代英语里，变得陈旧的大多数是日耳曼语词缀，如“for”在古英语中表示“消灭”，而在现代英语里它已经与词根融合为一个单词，构成了一些新词，如forgive、forbode 等。

在一个普通的单词上就可以创造出好几个新词，比如hoodlum 可以缩略为hood，又可以增加为hoodlumism。

３、 功能转化法（functional conversion）：

通过词性的自然转换而产生许多新的词汇，使英语在表达上更加灵活

简洁。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动词－名词：a clever hit
 、a show
 -off

形容词－名词: a final
 、 a monthly


名词－动词: to bottle
 、to oil
 、to man
 a ship

形容词－动词:to dirty
 、to empty
 、to dry


名词－形容词: a cotton
 dress、a Party
 member

介词、副词变为动词：to down
 tools、to up
 and do it

语法词转换为名词：too many ifs
 and buts
 、 It’s a must


后缀直接变为名词：ology 、ism

词性的转换大多数是从其他词性转向名词，这说明人们表达新事物的需求比较大。另外名词比其他词性的词，如功能词更容易被其他语言接受，并且有着可以修改，变化等优势。

４、字母简略法（clips）：

通过去除字母或音节得到更为简短的单词，这种构造新词的优点是读写方便。日常生活中使用字母简略法的例子比比皆是：advertisement → ad、telephone → phone、 influenza → flu、 refrigerator → fridge等等。 在一个词组中选取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属于这种情况：

mall = shopping mall（大型购物商场）

Patriot = Patriot missile（爱国者导弹）

jet =jet propelled aircraft（喷汽式飞机）

laptop = laptop computer,（手提式电脑）

desktop = desktop computer（台式电脑）

shuttle = space shuttle（航天飞机）

private = private soldier（二等兵 ）

５、 合成法 (blends) ：

两个单词连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单词，与复合构词法compounding不同的是，这两个单词本身并不完整，通常是前面一个单词的前半部分与后面一个单词的后半部分相加。新词显得简洁明快，比原来的两个词不论读和写都方便了许多，比如smoke + fog → smog（烟雾）、motor + hotel→motel（汽车旅馆）、breakfast + lunch → brunch（早午餐）、 Oxford + Cambridge → Oxbridge（牛津与剑桥）、 European + television →Eurovision、helicopter + airport → heliport等。

据统计，在以上几种方法中，复合构词法构成的英语单词最多，占到所有新词汇的36%，接下来依次是：词缀添加法(27%)、功能转换法(17%)、字母省略法（9%)、合成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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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来看用合成法构成的单词所占的比例最低，但是合成法的使用率却有着不断增长的趋势。今天的人们在构造新词方面总是有着无穷的智慧和幽默感，即便是中国人也热衷于用这样的方法创造出许多妙趣横生的新词汇，尤其是在网络语言中，这类词汇更是不胜枚举：cenbank (central+bank) 央行、inforwar (information+war) 信息战争、orature (oral+culture) 口头文化、worfing (work+serfing) 工作时间上网、 smilence (smile+silence) 笑而不语、 chinsumer (Chinese+consumer)在国外疯狂购物的中国消费者、goveruption (government+corruption)政府腐败、simplexity (simple+complexity) 简单是事情复杂化、cultry (cultural industry)文化产业。这些简洁而又反映时代特征的新词汇虽然还没来得及被正规词典收录，但在网络上已经很流行。

在新词的构造方法上，古今中外都有很多相似性。古人构词的方法与今天的人们基本相同，所以这些方法一代代延续下来。汉语中词性转换也很随意，古代汉语中“宅”字就可以用作动词，如“宅居”，因此“他的确很宅”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有语法错误，其实只不过延续了古汉语中的动词用法，而“宅男、宅女”却是将宅字创新为形容词了。

人类的发明越多，新的表达和定义也就越多，这也是新词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的原因。人类创造新事物的能力是无穷的，创造新词汇的能力和想象力也是无穷的。

英语中新词创造的方法多种多样，这一方面是因为拼音文字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是人的创造性在语言上的反映。由 black out生出black-out, 又从black-out引伸出white- out 、brown- out；由sit in 生出 sit-in, 进而又引伸出love-in、pray-in、teach-in、swim-in 等等。有些直接加上复数：left-overs 、lean-tos、clip-ones，甚至仿照warmth得到coolth ，仿照 horn of plenty 得到 thorn of plenty。

自从1950年美国根据铅板印刷业工人穿着的工装裤的颜色发明了替代体力劳动者的“blue collar”（蓝领）之后，随着各种行业的滋生，各个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和能力的人员的出现，又有了代表脑力劳动者的白领“white collar” , 介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 “gray collar”、女性上班族的“pink collar”、高层次管理人才的“gold collar”、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高级技术人才“silver collar”、崇尚环境保护、倡导回归自然的绿领“green collar”，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红领“red collar”或铁领“iron collar”等等。在家里上班的自由职业者也按照这样的说法被称为开领“open collar”。

由一部著名电影中的主人公“Rambo”，得到了ramboesque和 ramboistic；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水门事件watergate中又将“gate ”与任何不名誉的事情联系起来，以至于又有了Irangate、Lloydsgate、Gospelgate；在bikini的基础上衍生出了monokini 和 trikini 等等。

有时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往往会带来一系列新词汇的诞生。比如人类发明了电，英语中就不仅有了electricity,接着又衍生出了无数相关联的概念：battery、broadcast、button、conductor、current、force、magnet、potential、tension、terminal、wire 等等。同样，因为发明了飞机，随即有了 hangars（飞机修理库）；因为发明了汽车，随即出现了road signs；因为有了顶级的汽车品牌Rolls-Royce（劳斯莱斯），又有了“We received Rolls-Royce treatment.”(我们受到了最好的待遇)这样的句子。有汽车就有道路，由road 产生了“road rage”（由驾驶机动车带来的压力和沮丧心情，由令人讨厌的驾驶行为导致。）这一用法又带来了一系列由于城市化带来的连锁反应：trolley rage（超市里的手推车引起的愤怒）、phone rage（打电话带来的不良心情），甚至还有了golf rage 等等。

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到底发明了多少词汇。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种政治运动的兴起、各种艺术形式的出现、与时尚有关的各种词语，包括音乐、舞蹈、服装、发型、食品等等新事物都让人应接不暇。有些东西稍纵即逝，因而一些新词汇有时还没来得及被收录到字典中，甚至还没有被报刊上正式使用就已经过时了。

人类总是喜欢新奇的东西，在词汇的使用上也是如此，新的词总是会受到青睐并很快流行，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英语中的新词总是在旧词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从以上种种构成新词的方法中就可以看到，完全造新词的情况非常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在中国也一样，除了几个网络用字，全新的汉字也几乎没有被创造出来。这并不说明人类社会的基础词已经足够使用了，相反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的今天，新词汇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但是人们更喜欢从已有的概念中引伸出新的意思，也就是用旧的词汇表达新事物，而不是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单词。毕竟创造一个全新的单词并不容易，需要涉及到机缘、灵感、巧合等诸多因素，不是万不得已，很少有人愿意劳神去发明一个新词，即便发明了新词也不能保证它能够流行。而采用旧词新用的办法就容易得多，首先人们对旧词比较熟悉，另外在旧词的基础上也更容易产生联想。

旧词新用的例子比比皆是。“cab”在早期的美国非常流行，当时美国的各大城市都以这种两个轮子的出租马车为出行工具，但是随着机动车的发明和交通工具的改进，出租马车变成了出租汽车，1907年出现的taximeter cab （计程出租车）的全称中仍然有cab，只是后来又被缩减为“taxi”，今天这两个词在美国都被使用。

baby-sit 不论从字面还是最初的意思都是“照顾儿童”、做照顾儿童的保姆，但是当需要表达“照顾成年人、或老年人”时，并没有发明一个如adult-sit之类的新字，而是将baby-sit直接用于后者，也并没有造成混乱。

新的词义往往与旧的词义并存。hand 最先指人身体上的一部分，人类发明钟表之后又引申为钟表上的指针。mouse 在用作鼠标的同时其原有的“老鼠”的意思依然保留。虽然汉语中的“鼠标”和“老鼠”不论从字面上还是单词的联想上都有区别，而在英语中鼠标和老鼠在字面上是没有区别的。

计算机词汇看似先进，但大都是古老的词汇。window 这个词就十分古老，早在中世纪初就由斯堪的纳维亚人带到不列颠。它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是“风”和 “眼睛”组成的复合词，说明当时的窗户还没有玻璃的隔离。window 被记录已有800多年了，但电脑上的视窗（屏幕上能显示文件或部分文件的小块区域）仍然选择了这个字。

其他的几个重要的计算机词汇也都是从古老的单词中选择的。software（计算机软件）就是由两个古英语词汇构成，menu（菜单）、download（下载）、default（默认）等也都是古老的词汇。

英语中的white elephant（累赘之物，罕有而又昂贵的财产，保管或维持起来是个财政负担的东西）和 red herring （转移注意力的话，把注意力从中心论题转移开的东西人）在日常会话中都是很常用的，也是被讨论得很多的，其共同点是两者都不是新词，而是将两个旧词结合，构成新词。

即便是“博客”这样全新的事物，其英语的表达也是从两个古老的词汇“web”（网、 蛛丝 、织物 ）加上 “log”（航海日志）而来。Web+log 简写为blog，被翻译成了“博客”，与汉语中的“看客、食客”正好相符合。后来的网络词汇“黑客、闪客”均与此有关。

有些新词汇则完全是属于偶然，比如Kodak（柯达）这个词的发明就没有任何与其他词的牵连。

科学技术最能够代表人类与时俱进的本领，科学发明总是日新月异，但是科技词汇却很少体现出这种品质。一般来讲，科技词汇有以下几个特点：1、词义精确，音节较多；2、词根大多来自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因而很有学究气；3、世界通用、比较规则；4、合成词较多。科技词汇的这些特点也是依赖于旧的词汇而形成的。现代人不再用马作为主要运输工具，但仍然沿用马力（horse power）这个概念。

给旧词赋予新的意义更多的是在非正式的语境当中，尤其在年轻人当中。英式英语中的cheers 是举杯敬酒时的非正式用语，现在英国的年轻人中间已经将它用于替代非正式的“goodbye” 和 “thanks”，体现了一种随意与亲切。在美国的大学里，年轻人用squid（鱿鱼）隐射“讨厌的人”，而其原来的意思不变。

偏爱旧词的习惯还体现在将纯科技词汇借用到非科技领域。由于科技词汇严谨的特点，要将科技词汇引申到其他领域并不容易，尽管如此，还是有了 shuttle bus、shuttle flight 和shuttle diplomacy这样的表达。

简洁上口的字往往受欢迎。汉语中流行了很多年的“酷”字至今还是一个时髦的字，但是它的原型“cool”在英语里并不是一个新字，而是一个古英语词汇，意思为“寒冷的”。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们在为冷冻剂、冷却液命名时选择了“coolant”，说明cool最早的确有寒冷的意思。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与“cold”区分开来，成为“凉爽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33年，这个字在黑人英语中得到一个新的意思—— “流行的、时髦的”，甚至是“极好的”。二战之后又通过爵士乐得到推广。与它意思相近的词汇有不少，包括composed、collected、unruffled、nonchalant、imperturbable、detached等，但是唯独“cool”传遍了世界，这与它的发音和拼写不无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通俗文化兴起时甚至有了cool Britannia 这样的口号，说明这个来自美国黑人的词汇已经完全被英国人所接受。1996年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话：“Cool Britannia is inspiring the Yanks. ”

有些新词汇是经过语言学家和使用者精心发明的，但某些时候却是无意间形成的。人们的发明越多，新的表达和定义也就越多。这也是新词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的原因。如果这个东西具有国际意义，在网络时代即会变得全球皆知。在1955年以前，“Googol”在英语里还不存在，它的发明纯属偶然。当一位美国数学家Dr. Edwards Kasner 在使用到10的100次方时，其侄子发明了这个古怪的单词来表达这个纯粹的天文数字。这个数字在该词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但一直没有一个词去表达它。当这个概念和这个单词放在一起时，一个新的词就产生了。后来人们又在这个词的基础上发明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googolplex”。当世界著名的搜索引擎 Google的发明人Larry Page 和Sergey Brin 1998年为自己的搜索引擎与软件公司取名时，便想到了这个词，只是稍加变化，将Googol变成了Google，其寓意当然是无所不包的信息量，以至于后来这个词甚至发展为一个动词：用搜索引擎查找。

很多词原先不被注意，但后来大量进入到人们的使用范围。电脑词汇按道理应该很新，但大多数都是1950年到1960年期间发明的，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大量使用。一个新产品，在发明和运用之间需要一段时间，而真正要让它们推广开，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一个新的科技词汇在实验室里被首先使用，要推广到公众中间必须等到这个产品在市场上推广并受到普遍欢迎。

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率先开展了公共部分的行政改革，这个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旨在提高公共组织工作效率、缩减开支和改变机构臃肿的运动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国家轰轰烈烈地展开。伴随而来的是一类新的词汇在英语中出现，反映了当时公共管理领域的改革所涉及到的概念，如deregulate（放松管制）、marketing（市场化）、downsizing（大规模裁员）、commitment（承诺）、outsource （为缩减开支而把某些工作包给外界的供应者或生产者）、benchmark（基准比较，按照最高标准的工作或产品比较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或产品）、flexible working（弹性工作时间）等都是这个时候被广泛使用的。之后进行的“新公共服务”运动又使得 “citizen”这个词也被重新重视，强调顾客和消费者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和民主权力意义上的公民。

关于词汇到底是从上而下传播还是从下而上传播的问题应该视不同的社会条件而定。在上下权力不平衡的强权横行的时代，语言是由强权灌输和推广的，法语、斯堪的纳维亚语词汇在英语中的流行就是这样。在社会平和发展的时期，在大众文化发达的时代，语言则更多地来自下层民众，今天网络语言的流行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般来讲，“语言从底层而来，在一个没有声誉的群体中使用，甚至一开始受到人们的歧视，但最终被接受并成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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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本来是英国比较下层的行业，当然也就在底层人群中使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字不再受到歧视，而是慢慢被广泛接受。英语国家姓Smith的名人不计其数，由smith这个行当又滋生出了不少新词，locksmith（修锁工）、甚至还有wordsmith.（爬格子的文字工作者、语言艺术家）。

一个单词的流行总是“先在某个例子中使用，然后扩展到其他例子….., 先在某个地区流行，然后流向其他地区，…..先在某个人群和社区中使用，然后转向其他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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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使用的词语往往通过精英的使用得到提升。有时让一个词流行的直接原因是作家使用它们，也就是精英文化的作用，同时主导文化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给力”两个字在《人民日报》上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能够真正得到树立。话句话说，一个词的流行最终需要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共同作用方能登堂入室。

一个亚文化圈的特点就是拥有自己特定的一套词汇体系，这些词汇就成了这个阶层成员的象征，这一点在年轻人这个亚文化圈中尤为明显。年轻人接受新事物最快，也是发明新词汇最多的群体，他们往往引领新词汇产生的潮流，很多新概念都是在年轻人中间首先流行的。年轻人总是喜欢标新立异，表现自我，而自我表现总是外在的，因此语言上的标新立异和自我表现就必不可少。年轻人喜欢的词汇不断成为时尚，但是这些词汇通常生命力比较短暂，多为昙花一现，与那一代人的成长周期有关，等他们成为成人之后也就结束了，因此正规的字典很少收录它们。

当今世界上的任何进步和活动都从未像现在这样依赖于国际之间的合作。能源危机、环境保护、反对恐怖主义、全球伦理、国际贸易与交流等等重大问题都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的，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反映国际之间合作的词汇也就应运而生，“glocal”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词是由global和local这两个目前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中global的前三个字母和local的后三个字母结合拼凑而来，通常与entrepreneur 连用，甚至将三个词合并为glocalpreneur。这是一个典型的新造词，表明该企业家既有全球化的战略眼光，又具备地方管理的能力，虽然该词还没有出现在字典上，但在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著作中已被广泛使用。

语言的状态是由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决定的，而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又是以人们自身的需要为尺度的价值判断所决定的，并且是以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所决定的。从词汇传达的实际意义来讲，英语单词的选择代表着人类对于自身的看法。

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人类最高价值日益深入人心，人们的观念也随之产生迅速变化。1955年美国黑人妇女因为占用公交车上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可见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是何等的严重，但是经过美国黑人的不懈努力和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仅仅过了半个世纪之后，黑人奥巴马就当选了美国总统。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语言的变化。

从人们的主观愿望上讲，新词的构成往往体现了人们对文明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更能够反映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和体量。带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层歧视、年龄歧视和身体残疾歧视方面的词汇正在慢慢被废除。 coolie（苦力、小工，尤指旧时印度、中国等地的非熟练工人）, frog（法国人，轻视法国人的说法），pansy（女性化的男人，对男同性恋者的贬称）等带有明显贬义的词汇不再被人们接受，而委婉语将会用得越来越多。这样的趋势让我们感受到当今时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人们的主观选择。

观念的转变体现语言词汇的各个方面。大学里更多地将学生看作是顾客而不是学生，是服务的对象而不是管教的对象，交通行业的旅客也被叫做客户。这种变化使得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也在语言当中体现出来。

user-friendly 最早是一个计算机词汇，即“用户界面友好的，用户容易掌握使用的”。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friendly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从最早的user-friendly, 又出现了audience-friendly、 customer-friendly、environment- friendly、eco-friendly、 farmer- friendly、 nature- friendly 等等新概念。这样的变化和这些新词的广泛接受表明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正在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这种用法被汉语直接借鉴过来，诸如“环境友好型”等表达也源自这里。

由于社会生活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含蓄模糊的词汇会不断增加，一些新词往往反映出这样的趋势。Frenemy “ 友敌”（由friend+enemy组成)这个新出现的单词既反映了表面热情友好，暗地里勾心斗角的复杂人际关系，又可以指当今世界国家之间难以言说的微妙关系；bromance “男漫”(由brother + romance组成)指非同性恋关系的普通男性朋友之间的友谊； funemployed“失业快乐”(由fun+unemployed组成)一词则体现了人们自我调节的能力和面对困境的乐观精神。

在日常生活中，形象的词汇越来越受到欢迎，用lap top指笔记本电脑，用hole-in-the-wall（狭小的、简陋的，尤指难以找到的小而不显眼的地方）代替自动取款机，用dough （生面团）代替 money，甚至用tele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指代“大量的金钱”。

从词汇的外观来讲，新词不再追求形似，很多新词带有明显的异国特征，从词汇的内容上来讲，其体现的意义更符合现代潮流。词汇的这些特点似乎不再是语言学家能够掌控的了。

除了追求句法和词汇的简洁，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英语词汇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比如，以“ist”、“logy”构成的词汇将会越来越多。 随着世界日益多样化，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政治见解、经济见解和文化见解的人与日俱增，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导致“ist”的使用越来越多。思维方式的变化影响着人们对待不同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看法，对学术的分类和研究日趋细化，不同的“logy”层出不穷。同样道理，由“ism”结尾的词汇也会越来越多 。

思想的多元化和行业的细分必然导致话语的多样化，各行各业都需要有自己的语言，各个阶层都强调自己的话语体系，由“speak”构成的单词不断增加。newspeak（新闻语言、故意造成模糊和岐义的语言）、football-speak（足球界所使用的语言）、manger-speak（体现经理们特点的语言）、doctor-speak（医生的腔调）、 cop-speak（警察的腔调）等等都是当今英语中很常见的词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更加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甚至有人提出了“Eco quotient”（生态商）这个概念。毫无疑问，与表示“环境、生态”的前缀“eco-”搭配的词也会越来越多，类似eco- revolution、eco-activity、eco-price这样的词已经非常普遍了。

在科学技术最领先的少数几个国家无疑成了新科技词汇和术语的主要提供者。同时，科技发明与商业利润开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个周期越来越短。商业的突飞猛进使得语言的交流更加重要，语言中的商业气息也日益浓厚，很多词汇不可避免地与 “comercial” 相结合。比如infomercial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指的是一种商业电视节目，是一种演播时间相当长的商业信息片。随着科技与市场关系的日益密切，这样的新词语还会不断增加。

在追求多元和自我的时代，与流行趋势相反的态度和行为总是会存在。“de-”、“dis-”这两个表示否定、分开、剥夺的前缀被使用的频率仍然很高：de-skill、de-air. disabuse、disafforest等都不会过时。

以“ee”为后缀的新词也很多 divorcee（离婚者）、biographee（传记主人公）、donee（受赠者）、lessee（承租人）等也是今天的常用字，这是由于不断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不断出现各类人群所决定的。

世界的变化越快，词汇的更新与变化也就越快。词汇变化又反衬出社会的变化。从1968年的desktop（台式电脑）到1984年的lap-top（笔记本电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而从lap-top到1987年 的palm-top（掌上电脑）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可见科技进步更新换代之快。

随着人类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以缩写字母“E” (electricity)构成的新词汇将层出不穷。现在已经有了E-journal（电子出版物、电子杂志），E-page systems（电子页系统），e-learning（通过因特网进行的教育及相关服务），e-ink（电子墨水技术，一种电子屏蔽技术）、E-zine（计算机电子杂志）、 E-fit (警方根据证人对嫌疑犯脸部特征的描述制作而成的照片拼凑人像法) 、e-verdict（通过互联网进行的陪审团裁决）等新词汇。电子产品中以e打头的新单词更是无计其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i”（internet的缩写）为引导的单词也会越来越多，比如iphone 和ipad等就是今天非常流行的词汇。

也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一些词汇昙花一现，很快被淘汰，或者使用越来越少，就像今天的打字机被电脑所取代，“typewriter”已经成为从前的一种记忆。不论是哪种语言，其单词的生命力不在于这个词本身，而在于使用它们的人，人的创造力决定了单词的生命力，因此有人说 “Words are the servants of events.”

词缀的使用也随着时间而改变，原先很流行的一些词缀后来又慢慢消失了。根据剑桥英语百科全书的统计，一些词缀在最近几十年又得到了新生，主要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一些特征，比如 mega-（一百万倍、巨大）、 -plan（计划、设计）、-trend（趋势、倾向）、-bid（投标、出价）、-sulk（生气、愠怒）、-worry（焦虑、忧虑）、-terror（恐怖、害怕）。这些词缀的流行是我们今天社会的现实反映，当今世界人们总是追求数目的巨大、注重对趋势的关注，同时在这样一个时空压缩、信息爆炸、代际关系日益缩短、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人们容易焦虑、恐惧和担忧。

俚语的增加也是一个趋势，这与日益加重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不无关系。人们的确需要一些自我减压的方法，带有调侃的、幽默的、非正式的、轻松的语言将会被更多地使用。这一点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一些以字母“o”结尾的单词一贯被认为只能算作俚语，主要用于说明所指的人所具备的特征：boyo （男孩、小伙子）、bucko（欺凌弱小者）、dipso（酒鬼、酗酒者）、wino（喜欢喝葡萄酒的人）。上个世纪初开始在英国流行的口语cheerio（加油，也可用作见面或分手时的感叹词，在cheer的基础上变化而来）在读音上和给人带来的感受上都比cheer更受欢迎。这样的词汇也慢慢变成正式的单词，并被普通字典收录，在民间也得到广泛接受，国际救助和慈善组织Salvation Army就把自己的成员叫做“salvo”。smoko（允许抽烟、喝茶的工休时间, 允许吸烟的音乐会）这个单词相当于工作中的“tea break”，但是明显比tea break 更为简洁，也更为亲切。这样的单词往往简洁上口，因此逐渐受到青睐，也正在被专家们接受，比如字典上已不再将“arvo ”（afternoon） 注明为“俚语”了。

同样以“-y“ 或“–ie”结尾的词也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态度：如telly (电视)、 doggy（小狗）、sweetie（可爱的）、nightie（女孩子的睡衣）、townie（大学城里的居民）、goalie （守门员）、auntie （姨妈）、tootsies（脚趾）等等。这类构词形式往往给人带来轻松愉快的感受， 可以减轻和缓解某些词汇所带来的恐惧和紧张气氛 ，比如左翼分子用 leftie、 电视电影中的坏人用baddy等。

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无法准确预测一种语言的未来，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能够无误地预测一个词的变化方向和新词汇产生的趋势。语言的发展牵涉到诸多因素，其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可以通过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寻求一些词汇变化的规律，发现人与词汇、社会与词汇、词汇与词汇之间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当今人类社会呈现两大趋势：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因此简洁明快的表达沟通方式就更加受欢迎；同时国家之间的交往接触也日益频繁，“共识”与“合作”这两个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高频词汇。这两大趋势在语言上的反映就是语言内部的简化和不同语言之间的趋同这两大特征，任何语言都不例外。简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语法和表达方式的简单易懂和词汇的简短上，这一般发生在一种语言内部；趋同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词汇方面相互影响上，主要发生在不同语言之间。

英语语言的简化有各种各样的表现，除了缩略语的不断增加之外，在修辞和句子结构方面也都有着不断简化的趋势。一个重要的证明就是英语中的语法词素越来越少，句子结构也在趋于简单化。用名词构成前置修饰语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类，这种用法在报刊和广播中也得到推广。比如，名词定语替代介词短语或从句：a garden chair = a chair in the garden，a milk boy= the boy who brings the milk；名词替代’s 所有格做定语：the Pentagon decision = the Pentagon’s decision；直接用名词替代形容词作定语：sex offender = sexual offender、
 race problem = racial problem。这样的修辞手段更为简洁，节约篇幅。科技英语当中更是常常使用几个名词共同做定语，如高压开关厂“high voltage switch gear factory”的四个修饰语中有三个为名词。

不仅在科技英语中使用大量的名词做定语，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是这样。人们宁愿用好几个名词做定语也不用比较复杂的后置定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a not-so-strong man、a hit-and-run play、a stick-in-the-mud person、a never-to-be-forgotten story等等。有的定语甚至长达十个字：jumping-on-a-chair-at-the-sight-of-a-mouse era。这样的定语看起来确实很长，但是句子结构仍然很简单，所以比较流行。

名词用作定语有时会引起歧义现象，比如child abuse = abuse of children, 而不是by children；teenage vandalism ＝ vandalism by teenage，而不是of teenage；而teacher guidance , 既可以指guidance of teachers，也可以指 guidance by teachers。但是即便存在逻辑上的混乱，字数最少、最简洁的前置定语也仍然流行：sick room = sick peoples room， criminal lawyer = criminal cases lawyer，comparative literature = comparative study literature。

以上这些简化现象都与英国人一贯的严谨和古板形成对照。有观点认为这是文化和语言脱节的现象，而这恰恰证明了语言为人类服务的功能，也可以说是语言对社会的反映。在任何事情上都讲究严密逻辑的西方人也不会因为追求严谨而固守语言的繁琐和太多的清规戒律。

美国英语之所以越来越受到欢迎，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大国地位，还因为美国英语简洁随意，符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美国人对待语言远远没有英国人那样苛求，美式拼写也比英式拼写流行。shakable 与 shakeable、 favor 与 favour 等单词的两种拼写虽然都被接受，但是美语的拼写形式无疑更符合语言的发展趋势，因此也越来越被世界所公认。

美国人习惯使用的修辞方法也比较简洁，例如将描述性定语放在人名前面而不是采用同位语的方式就是这样。美语中说Prime Minister Major, 而不是 Mr.Major, the Prime Minister；说Head of English Department Dr. Smith , 而不是Dr. Smith，Head of English Department。这样的修辞方法尽管在非常正规的刊物上还比较少见，但是在口语中已经相当普遍，甚至已经成为报刊和新闻界常用的方法。

修饰动词时省略副词ly的用法在美国也很流行，如He did it proper 而不是properly，He did real bad而不是badly，等等。尽管这种用法被认为是非标准英语，但是这样的流行趋势还是难以控制。

用动名词取代不定式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人们更倾向于说 Don’t delay sending
 your order. 而不是 Don’t delay to send
 your order。另外 I don’t like you
 arriving so late.比 I don’t like your
 arriving so late. 在口语中更受欢迎。

省略冠词的表达也已经成为趋势，如all the summer 变为all summer。

微博的鼻祖，
 成立于2006年的美国微博网站“Twitter”的创始人之所以将自己的网站这样命名是因为twitter这个单词能够引申出“短平快”的效果。twitter来自古英语，本身是一个模仿鸟叫的象声词。鸟的叫声通常都是响亮、短促的，甚至是杂乱的、叽叽喳喳的，符合该网站的宗旨和内涵，同时也体现出现代社会追求简短便捷的潮流。

sister是一个地道的斯堪地纳维亚词，早期流行的英语同义词是“sweostor”, 但是最终由sister 取代了古英语的sweostor。同样，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take（taka）最终取代了英语niman ; cast 替代了古英语的 weorpan 。从以上例子判断，能够在英语中站稳脚跟的往往是简短的、容易掌握的词，而比较长而又复杂的那一个总会渐渐被人们遗忘。

早在1947年，George Orwell就总结出几条使用简单英语的原则：能够用短词就不用长的词；能够省略一个词就尽量省略；能用主动语态就不用被动语态；能够用日常用语就不用短语、科技词汇或者行话。这些原则得到人们自觉地遵守。美国总统们似乎就是这些原则最好的践行者，下面的段落摘自几位美国总统的著名演讲：

“I want to end the war to save the lives of those brave young men in Vietnam. I want to end it in a way which will increase the chance that their younger brothers and their sons will not have to fight in some future Vietnam some place in the world.”

——理查德.尼克松 1969年11月3日 华盛顿

“Many of the values that guide our life in America are first shaped in our families, just as you are in your country. American moms and dads love their children and work hard and sacrifice for them, because we believe life can always be better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布什总统2002年2月22日 清华大学

“Starting today, we must pick ourselves up, dust ourselves off, and begin again the work of remaking America.”

——奥巴马总统2009年1月20日就职演讲 华盛顿

从这些信手拈来的美国总统名言中就可以感觉到他们对词汇的选择倾向：即便是非常正式的演讲，他们也宁愿用一个熟悉、自然的词，不用一个牵强而生僻的词；宁愿用具体的词，不用抽象的词；宁愿用单刀直入的词，不用蜿蜒累赘的词。用这些词汇组成的句子和篇章仍然十分富于感染力，既亲切简朴，又意动神飞。

总的来讲，语言的进化就是一个逐渐简化的过程。“假如字母的数目多，笔画繁，印象不明，书写不便，独树一帜，抱残守缺，那么它对于文化的发展也将发生一定的阻滞作用。”
[202]

 事实上任何语言都在朝着简单便捷的方向发展，早期的英语也有着繁琐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等词性的性别和数的变化，后来逐步删去或精简，成为西方语言中最简便的一种。简单总是能够取代复杂，阿拉伯数字因为其简单易写成为国际通用的数字表达形式。中国的汉字也在不断被简化，尽管有人认为简化的汉字已经失去了象形文字所特有的表意功能，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受到损伤，并为此而痛心疾首，但是有了简化的汉字，没有人愿意再去写那些复杂的繁体字了。

口语中则更是这样。如今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人所讲的标准语音都掺杂着地方口音，体现了随意与多元。毕竟语言是使用它的那个群体的财富，它最终必须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在口语里，非标准化语法受到偏爱，甚至加强，展现了口语的丰富多彩。英语国家的人所讲的英语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严谨，词汇的使用也并不像课堂上和书本上那样严格。比如“darling”、“dear”这样的词就并不局限于家庭成员中使用，满大街的人都会很随意地称呼你为“dear”或“ darling”。“Good Morning”不仅用作见面语，还可以用作道别语。中国学生往往提出一些细小的语法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许是英语国家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想到和提出的。学了十几年英语的人到了英国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在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很多是用不上的，这也是我国外语教学中的一个弊端。在英语国家，很少有人会去追究一个句子的语法结构，只要能够达到沟通目的的句子就是好的句子。因此人们总是会发现，外国人所讲的英语往往比英语国家的人更标准、更正规。这已经成了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现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是最完美的，从那以后英语便开始走下坡路了，因此人们必须认真学习语法，否则很难写出莎翁那样的好作品。然而莎士比亚本人也用过双重否定，也出现过其他语法错误，据说他自己的名字就有三种拼写形式，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剧作家。

1985年，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曾经用计算机分析词汇是怎样被人们使用的，结果得到惊人的发现：字典上的解释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用法出入很大，如“keep” 一半释为保留（retain），而现实中它被用做持续（continuing）的时候更多，如 “keep cool”、“keep smiling”。“see”一般指眼睛所拥有的功能，但却更多地用于懂得、理解（knowing），如 “I see what you mean. ”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同时也说明语言的确是在朝着更加简洁的方向发展。

“违反语言的发展规律，主观地强制消灭语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都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以为语言的规范化工作就是由少数几个人主观地创造，或规定一套法则即可完成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203]

 “两千多年前，罗马作家同样对他们那个时代拉丁语在口语中的变化抱着批评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于语言中日益增加的‘腐败现象’的恐慌却没有产生任何作用，拉丁口语照样不断地‘腐败’下去。”
[204]



词汇永远是一面反映社会变迁的镜子。通过对英语词汇的变化和新词汇产生的现象进行的剖析，我们对英语的发展走向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这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这门语言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

“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仍有生命力的课题。”
[205]

 人类不断地进步，社会不停地发展，新的词汇将永远让我们应接不暇，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同时净化心灵，提升品位，简化沟通。



十八、英汉词语的文化差异


一般认为语言有三大特征，即符号性、意义性和交际性。在这三个特征中符号性和意义性是语言本身的属性，否则语言也就不成其为语言了，而语言的功能则是它的交际性，交际性是语言存在的理由。《圣经.旧约全书》上说，上帝为了阻挠人们的沟通与交际而让他们停止了巴别塔的修建，结果因为无法交际使得本来可以让整个人类齐心协力修建安好的通天塔成为泡影。这个经典的传说证明古人很早就明白语言直接阻碍着人类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的本色，就在于它是把人与世界隔离起来的障碍，而不是连接人与世界的桥梁。”
[206]



但是语言又的确是联系人与外部世界的桥梁。没有对他国语言的学习和研究，没有不同语言的沟通与交流，今天世界所呈现的状况将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人类之间最根本的交往实际上就是语言交往；而人类之间最根本的隔绝实际上也是语言的隔绝。”
[207]

 而语言的隔绝除了语言因素本身的隔绝，文化的隔绝也是非常令人困扰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威廉.冯.洪堡特就认为，“语言的比较研究应该成为独立的研究科目，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有关语言、民族的发展和人类形成的正确和重要的结论。”
[208]



语言是文化的反映，也是区分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最本质的特征之一。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萨皮尔.爱德华曾经说过：“到了文化的地理、政治和经济等决定因素不再相同的时候，共同语言也就不能无限期地作为共同文化的印证。”
[209]



近几十年来，“语境”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极受关注的词，人们在谈论社会与文化课题时总是免不了要使用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即语言环境，汉语解释为“话语或文句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这个概念时其初衷并不完全是针对语言本身的，因为他在界定出“语言语境”的同时还界定了“文化语境”，也就是“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所谓的“非语言性语境”就是指文化的作用，以至于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关于语境的定义及其基本内容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之所以采用“语言环境”这样的概念，一方面是从语言生成的角度来说的，即强调了语言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是从非语言要素的角度来说的，即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所谓文化语境，用在词语的翻译中就是指一个词语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等因素。

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在英汉词语的翻译中，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它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译者和阅读者。几乎所有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实践者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文化在翻译过程中无可比拟的重要性。“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转换。”
[210]

 《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教授更是有着“词典搭台，文化唱戏”的感慨，强调了词典编撰之难，难在文化差异上。

文化的干预作用在词汇的翻译上体现得特别充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白宫（White House）按照英文字面本不应该译成“白宫”，它只不过是一栋普通的房子而已，这样的房子在美国比比皆是，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一定要翻译成“宫殿”，这显然是受到中国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同样，美国的总统（president）本义是企业的总裁、执行官。在美国文化中，总统只是一个国家的首席执行官，他本人会受到很多的制度限制和公众监督，而中国人总会认为国家领导人至高无上，不能仅仅与执行官相提并论，因而一定要翻译成为“总统”，以示区别，这是中西文化对权力含义理解的差异使然。

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比语言更重要，语言不同的两个人常常可以依靠手势或图画来交流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后果却又是让人史料不及的。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有一个体会：一个句子的翻译往往很容易，而有时一个单词的翻译却令人伤透脑筋，这恰恰是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因为对任何一种语言来说，词汇都是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的一个部分。

词汇的使用不是孤立的，而是必须放到句子中去构成一个完整的上下文。在使用过程中，不同文化等因素使得一个单词在广泛的语境下工作。由此产生了词义的非具体化，而是更加多样化的词义。所以，在不同上下文、不同作品中的出现使得一个词的词义是慢慢地、一层层地增加。往往在某个上下文中一个词所表达的含义是字典上所没有的，其微妙之处就在这里，也是翻译的难点之一。
[211]



“既然单词涵盖的意思是一片的而不是某一点的，既然在不同的语言里，相同词汇的语义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接收语中选择正确的翻译不可避免地要更多的依靠上下文，而不是根据该词所给出的词语的连贯性。”
[212]



不论哪一种语言，它的句型、语法、修辞方式是很少会产生变化的，最富于变化的是词汇。与句子翻译相比，词语的翻译更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理解与表达、 直译与意译、忠实与通顺这几个翻译的主要矛盾当中，理解与表达是词语翻译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在英汉词语翻译中，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文化的差异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精髓的“仁义礼智信”在英语中难以找到对等翻译。儒家思想的核心可以用“仁”和“礼”两个字来概括，仁是个人内在的修炼和约束；礼是外在的制度和规范。英语里“仁”的对应词最接近原意的要算“benevolence”（仁爱心、善行）和“humanity”（博爱、仁慈），而仔细分析起来两者又都无法把“仁”的意义全部传达出来。“仁”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整体的道德规范和最高境界涵盖了很宽泛的内容，孝、悌、忠、恕、恭、宽、信、敏等都是“仁”所包含的价值，中国甚至有“杀身以成仁”的古训，仅用仁爱心、善行、博爱、仁慈等显然是不够的。

如果说英文中“仁”的对应词还勉强说得过去，“礼”字的翻译就更加不尽如人意了。字典上用了“ceremony”（仪式、礼节、典礼）、“courtesy”（谦恭、礼貌）、“ manners”（礼貌、举止）等来诠释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礼”，当然这些也是能够在英语词汇找到的最为贴切的词语了。“礼”在中国古代除了礼节和仪式之外，它更是维护上层建筑和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礼还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论是“ceremony”，还是“courtesy”、“ manners”都远远无法涵盖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所拥有的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节各种社会关系、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等主要含义。

由于难以实现词语翻译上的对等，很多文化意义深厚的词语大都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如汉语文化中的“阴”和“阳”，无法找到贴切的对应词，只好音译，要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还需要一定的相关文化功底。

欧洲历史上长达一千年的“The Middle Ages”（中世纪）在中国就没有对应的时间段。如果按照中世纪的时间来看，中西方在中世纪的社会状况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中国的中世纪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发扬光大，特别是唐宋，可以说是儒家传统加上释、道思想的发扬光大。但是欧洲的中世纪却恰恰相反，它的基督教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天国，它的出世哲学代替了希腊、罗马的人文传统。中国的中世纪是文化的继承，欧洲的中世纪是文化的大变革，也可以说是对旧有的人文文化的大破坏。”
[213]

 由此可见，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有时很难形成对应的译法，甚至产生很多不可译现象。

翻译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从事战略管理的西方人都热衷于学习中国的孙子兵法，用其中的智慧来指导自己的企业获取利润，走向成功。外国人把《孙子兵法》按意译翻成 The Art of War
 （战争的艺术），应该说译者的考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多数西方人并不知道中国的孙武其人，如果照字面翻成Sunzi Strategics
 ，
 恐怕他们难以从封面上对书中的内容有所了解。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中国人再提到这本书时，照样按它的英文书名译成《战争的艺术》，从而引起了不小的混乱，人们以为是一本什么新书出版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了历史文化知识在翻译中的作用。缺乏历史文化知识还会闹出诸如把“蒋介石”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按照威克码拼音翻译成“常凯申”一样的笑话，给读者造成极大的误会。

国门打开之后，涌入了大量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概念，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就是civil society。学术界对于是否将其译为“公民社会”一直存在着争议，报刊广播的翻译人员在使用时也比较谨慎。理由之一就是“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只有在市场经济发育完好的社会中才能比较恰当地使用，而市场经济的背后则隐含着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因素，因而有学者对于在中国语境中运用这样一个植根于西方社会的政治理论概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表示关注。
[214]

 诚然，这两个单词都来自市场经济发达、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的古罗马。在拉丁语中，“civil”的确与市场有关，civil是在城市出现之后而出现的，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市”，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的雏形。“social”在拉丁语中最初的意思是“united、 living with others”（与他人共同生存），并无太大的政治含义。英国哲学家洛克将social 解释为 “a natural condition of human life”（人类的一种自然状态）。到了16世纪，society一词被正式解释为“friendly association with others”（与他人友好相处）。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看到，“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十分微弱的。

在汉语里，“社会”这个概念古已有之。古汉语中的“社”指土地：社，土也；社者，土地之神也。社字后来上升为国家，即社稷。“会”在古汉语中指集合、汇合。社会一词在唐代和宋代均出现过，如“村闾社会”和“乡民社会”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与许多其他政治词汇一样沿用了日本的译法。

在中国近代史上，来自西方的概念是先被引进而逐步深入人心的。清末民初的“科学、民主、共产主义”等词语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非常超前的，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时代变迁也成为了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常用语。虽然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公民”一词，但自解放以来，我国宪法上一直使用“公民”这个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被采用三十多年，况且中国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因此不论从公民（civil）层面还是社会（society）层面，将其译为“公民社会”都是非常恰当的。

被汉语翻译为“龙”的“dragon” 在西方是张牙舞爪的怪物或凶暴严酷的人，代表着邪恶。《圣经》中与上帝作对的魔鬼撒旦（Satan）就被称为“the great dragon”。基督教美术中dragon总是代表邪恶。在中世纪，dragon更是罪恶的象征，一些圣徒都以杀死dragon为自豪。此外dragon 还被用来作为战争的旗帜，诺曼人征服英国以前，dragon是英国皇家的主要战争徽记，带有恐怖和血腥的意味。而“龙”在我国历史上则是一个受人崇拜的图腾形象，是一种最原始的信仰。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辉煌强大和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因此“龙”和“dragon”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心中引起的联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西方文化中，如果说一个人像dragon，这并不是一句好话。因此在使用时需十分注意。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就有这样的解释：“If you call a woman a dragon，you mean that she is fierce and unpleasant.”。在中国以“龙”字为名的人非常多，但是西方国家则没有人叫做“dragon”。 中国成语“望子成龙”中的龙在英文的翻译中是不能保留的，只能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man”。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中本来设计了一个龙福娃，为了避免文化歧义，最终还是放弃了。 把中国的龙按照音译为“loong”，而不是“dragon”，将两者区分开，从而避免两种文化所带来的不同心理反应，这的确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处理办法。

猫头鹰在中国文化中往往带来负面的联想，有着奸诈和狡黠的意思，并不讨人喜欢，而猫头鹰在古希腊文化中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象征，是非常正面的形象。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所产生的引申意义有喜庆（红红火火）、幸运（走了红运）、成功（红榜、开门红）、革命（红色根据地、红二代）、政治觉悟（又红又专）、盈利（分红、红包）、忠诚（京剧脸谱中的红色，如关羽等）和美女（红颜、红袖添香）等意思，其中的大部分解释在英语里不存在。而在英文中“red”的引申意义是赤热、血腥，甚至还有红灯区。我国现代京剧《红灯记》就曾经被西方人误认为是一部色情剧。

总之文化差异在英汉词汇翻译中的影响比比皆是。

第一个翻译者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论正确的翻译还是错误的翻译，一旦流传开来，其影响总是难以挽回。翻译史上将错就错的例子很多，一般来讲，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也不会去纠正它们。Gypsy（吉卜赛人）是 Egipcien （埃及人）的简写形式，人们原以为他们来自埃及，所以这样称呼他们，而事实上吉普赛人是大约在14世纪从北印度移民到欧洲的游牧民族的一支，这种叫法也就被错误地流传了下来。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把印第安人也叫做“Indian”，以至于今天的英语中印第安人和印度人在拼写和读音上都没有任何区别。第一个翻译这两个单词的中国人还算聪明，用了一个“安”字将两者区分开，真不知英语国家的人在没有任何上下文提示的情况下怎样区分他们。

如果翻译不准确，还会产生误导的结果，这也一种文化现象吧。文艺复兴renaissance 本义并没有“文艺”二字，只是“复兴”之意，那段时间的文化复兴运动是全方位的，远远不止于文艺方面。实际上文艺复兴最大的贡献在于人们思想的解放，从而为欧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是既然已经被这样翻译了，也就形成了习惯。

句子的翻译也是如此。英国政治家、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Lord Acton) 被称为19世纪英国知识界和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
 导致腐败”就一直被误译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
 的腐败”。这句话的原文是这样的：“All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很明显，原文第二句中的“绝对”是一个副词而不是形容词，强调权力导致腐败的可能性而不是腐败的程度或者绝对性。所谓“绝对的腐败”是一个非常模糊，甚至是荒谬的概念，但是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这样错误地引用。所以率先翻译一个新词汇或者名言的人必须非常小心，要在反复思量和考证之后，方可动笔。

“当涉及到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时，词语的翻译，如道德、宗教、法律、政治等方面的翻译就尤为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于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
[215]

 生活方式和习惯大部分是由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也是由人们对外部事物最早的认识而产生的。

左和右这两个最简单的概念在汉语和英语中就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含义。英语里的left来自古英语lyft，意思是弱的，无用的，因为左手没有右手的用处大。英语里总把左放在右的后面，习惯于说“right and left”, 而不说“left and right ”。“right-hand man” 在英语中指领导身边的得力助手。据说英语中的右上左下的来历与基督教有关，耶稣在临死前对犹太总督法官们说道，从现在起，本人将会被安排在上帝的右边，上帝的选民在右边，入地狱者在左边。另有一种说法是西方古代的君王都喜欢佩戴长剑，剑柄一般在身体的右边， 因此站在右边的人很容易抽出长剑行刺，所以君王通常把自己最信任的人安排在右边，以防不测。右为上也就成了不成文的规矩。在法国国民议会上，贵族总是坐在总统的右边，而平民坐在总统的左边。right在英语中还有着“正义、权利、正确的、合适的、恰当的、健康的、健全的”等等非常正面的词义，与右为上的原则十分吻合。由于贵族阶级一般比较保守，而贫民阶层的人比较激进，因而 “右”便有了保守之意，而“左”则有了激进之意。 这种用法传到中国，我们也有了“左派”、“左翼”、“左联”、“左倾”等概念。而从古至今，“左”在汉语里却没有“无用”或“弱”之意。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左放在前面，把右放在后面，认为左高右低，左优右劣。 中国传统中男左女右，左文右武等习惯都表达了重男轻女，重文轻武的观念。汉语中涉及到左与右的概念都无一例外地将“左”放在“右”之前，如：左右逢源、左右开弓、左顾右盼、左膀右臂、左邻右舍、左思右想、左提右挈、左宜右有、左躲右闪等等。中国古代称契据为“券”，用竹做成，分左右两片,左片叫左券，是索取偿还的凭证，后来“操左券”便与“稳操胜券”有了相同的含义。

中国文化中“左为上”的原则来源于生活。中国人在建房子时喜欢坐北朝南，因为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同时中国文化还有“东高西低”的传统，比如东太后的地位就比西太后的地位高。皇帝上朝时必须面对着宫殿的大门，而皇帝的左面是东面，因而形成了左高右低的习惯。

至今我国还遵循左为上的座位排次，与西方的规矩相反。事实上，西方“右为上”的规则是比较科学的，比如在行走时右边都是草坪或者墙壁，可以避开车辆和行人，比较安全。

２、价值观的差异

如果注意观察，我们会发现在不同的国家所看到的地图是不一样的，每个国家都会把自己国家的位置放在地图的中心，就如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是在地图的中心一样，这说明事实上，任何民族都有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情结。

但这是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层面来讲的。从个人的层面来说，中西方在这个话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倡导集体主义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主义精神是高

尚的，而个人主义则是不道德的，这一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在西方，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既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也是一种人生哲学，自文艺复兴以来，它强调的就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要求的就是个人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个人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社会要体现个人的意愿，政府要保护个人的利益，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一切。”
[216]

 因此在英语里“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这个概念并没有贬义。“以往我们的学者们谈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往往从道德的层面去理解， 等同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实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
[217]

 鉴于此，后来有学者将其翻译成“个体主义”，虽然没有完全体现出该词原本的深刻含义，但的确比译成“个人主义”合适得多。

与英语“个人主义”在汉语中的差距相类似的还有“自由主义”(liberalism )。

在中国人看来，自由主义是“无组织、无纪律、思想涣散、无视党纪国法”等错误思想和行为的代名词。“自由”二字在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是负面的，比如“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自由都是明显的批判对象。而在西方，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它以人性本善为基础，提倡个人自治，强调公民和政治的自由，主张用被统治者所同意的方法进行统治，提倡保护个人使其免受专断权威的迫害， 是“一种建立在相信事物发展、人的善良本性、个人的独立性和主张保护政治和民众自由权的政治思想”
[218]

 。

不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一种主张放任个人自由经营、建立自由市场体系的经济理论）还是自由主义神学（19世纪的一场新教运动，主张政治民主、自由理性和教会改革，强调基督教徒间伦理和人道的一致，而不强调教条的神学理论）都显示出一种自由的、开明的状态和精神。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思想是建立在维护具体的个人道德或政治道德诉求之上的。”
[219]



我们可以看到，汉语里的“自由主义”是一个贬义词，而英语里的“liberalism”却是一个褒义词。英语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均与汉语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含义相去甚远。

从中西文化差异来说，两种语言之间存在一些无法对应的东西。中国文化受到儒家“谦受益、满招损”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把谦虚看作是一种美德，中国人“对自己价值的评定常常是低值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自我价值上的心理定势。”
[220]

 而西方人却没有这样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谦虚是一种罪过。这种巨大的差异使得汉语中表示自谦的词语无法在英语里找到直接对应的表达，如鄙人、寒舍、在下、贱内、薄礼等等中国特色的词汇在翻译成英语时就不能体现出其自谦的内涵。 与中国的习惯大相径庭的是，西方人对自己的评价常常是高值的，比如英语里表达“我”这个概念的字只有一个：“I”，并且这个字永远要大写，不论在句首还是句子中间。可见中西文化两者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的确是非常明显的。

以个人主义为主流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体现在英语的很多方面。他们的姓名总是名字在前，姓氏在后，这是因为他们把个人看得比家族更重要，与中国的习惯正好相反。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还可以使学生在英语学习中避免一些常见的错误，比如，英美人在回答他人提出的问题时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关注的是自己的答案，而不考虑别人所提问题的形式，例如：“ We don’t have time to see the Great Wall today?”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参观长城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中国人说：“不，我们有时间去。”而英语里的回答恰恰相反:“Yes, we do.”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汉语的回答是：“是的”，而英语的回答是：“No.” 换一个角度来说，英语国家的人更关注事情的本身，中国人则更关注对方所使用的句子，因此中国学生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时往往出错。

曾经有一个学习小组将自己的组名定为“笨鸟”（stupid bird），比喻自己才智不如人, 同时也激励组员比别人更加刻苦地学习，取“笨鸟先飞”之意。结果每个外籍教师来上课时总是会问一个相同的问题： 为什么要把自己比做“笨鸟”，而不是“聪明鸟”？组员们每每花费时间进行解释，这正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发生冲突的实例。

汉语中常常被译为“歧视”的“discrimination”在英语里的最主要的意思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人，这种方式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自从这个词与黑人的权利地位问题联系在一起后，就被引申为“歧视”。当中国人在使用这个词时总会认为黑人受到白人的歧视，而美国人则很可能仅仅理解为黑人与白人是有区别的。英语里纯粹表示歧视的词是“prejudice”，因此美国人常常同时使用这两个词来说明黑人问题。如果只用“prejudice”而不用“discrimination”，只能说明瞧不起，而无法说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只用“discrimination”而不用“prejudice”，则只能说明权利地位的不平等而无法说明人种歧视。
[221]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体现传统的词汇，比如一个“客”和一个“友”字就反映了中国文化倡导和睦友好的传统。不仅有客车、客栈、客船、客票等表达对外来人员的尊称，连盗寇和敌人也被称为“客”。中国古代称残暴的敌人为“暴客”。即便是杀人越货、嫖娼赌博、非法偷渡的人被也冠以“刺客、嫖客、偷渡客”等称谓，仔细分析难免可笑。通过网络干坏事的hacker也被翻译为“黑客”，真是既符合中国文化中“黑”的含义，又传承了中国人喜欢使用“客”字的传统，当然还有音译的巧合。

现在生活中“友”字更是无处不在：票友、驴友、发烧友。仅从“客”字和“友”字被使用的普遍程度便使中国文化的特色显现一斑。

相比之下，英语中的“guest”和“friend”却没有这么宽泛的意义，“guest”只有正面的含义，仅仅指真正意义上的客人、宾客。汉语中的“政客”含有明显的贬义，而英语中的政治家“statesman”和被翻译成政客的“politician”并无太大的区别，基本上可以互换。英语中的“friend”也没有这么广泛的延伸意义，它更多地指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拥护者、支持者、同情或赞助某团体、事业或运动的人。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在词汇中的体现是很明显的，现代汉语中仍然出现许多代表群体的“族”，上班族、蚁族、差评族等在英语中均没有对应的表达。英语里即便使用“group”一词，也是作为修饰成分来用的。

3、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和语言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个民族的思维越是缜密，其语法也就越是完善和严谨；反之如果一个民族的思维不太严谨，他们所创造的语言也往往会产生歧义。当人类的思维方式产生变化时，其语言也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导致对词义理解的差异。

语言学家们都特别强调语言的发生和发展同思维的发生和发展之间的联系，甚至用人的“内在生活”来解释语言的发生和发展。　

古希腊人创立的形式逻辑和实验研究是现代科学的基础。西方人大多受过形式逻辑的严格训练，因此擅长分析思维。分析型的人注重一个物体和事件的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英语中的后置修饰语通常由关系代词、非限定性动词、介词、从属连词等显形性语法手段引出，并说明其从属地位，正说明了这一点。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根本问题之一。语言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维的反映。思维方式在一个民族的语言和行为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思维方式是一种语言之所以成为这种语言的最直接的原因。

中国和西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

中国人偏好综合思维，注重的是整体效果，其思维方式是整体优先式，这一点在时间和地址的书写方式上体现得很明显。中国人关于地址的书写习惯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部分：国家、省份、城市、单位、收信人；在时间的书写上也是如此：年、月、日；而英语民族偏爱部分优式的分析思维，表现在地址和时间的书写习惯上与中国人正好相反：收信人、单位、城市、省份、国家，时间上是日、月、年。分析式的思维方式总是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前面，比如“你去哪里？”这个问句中“哪里”是最重要的信息，是问话者最想要知道的，因此被放到句子的最前面加以强调：“Where are you goning？” 这样句式都与汉语有着巨大的差别。

“parallel”的词义是平行的、类似的。西方人认为平行的就是肩并肩的，不相交也就意味着没有矛盾，更不会有冲突，因而短语“in parallel” 在英语里是“相容的、和谐相处的”意思，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相交就是两个人永远走不到一块，就如“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talk along parallel lines”这一短语也许会被中国人理解为“永远谈不到一块”，但它的意思却是“英雄所见略同” ，可见思维方式的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之大，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因受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不同民族表达相同概念时会有很大的差异。

汉语中的“请勿潮湿!”英语是“Keep dry !”；汉语中的“油漆未干!”英语是“Wet paint ! ”，在此两例中，英语是从正面表达,而汉语则从反面表达，这也是由于东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异所致。

美国政府为了纠正以往在招聘活动中雇主在人种、性别和年龄等方面的歧视和偏见而采取的行动叫做“Affirmative Action”，其目的是提倡就业机会均等。Affirmative Action是一个肯定的表达形式，但是从意义上讲是对歧视行为的否定，按照英美国家的思维方式，这个概念采用了肯定形式。 而汉语显然不能按字面翻译为“肯定的行动”或“积极的行动”，而必须带有表达否定意味的词“反对”，因而翻译成“反歧视行动”，否则这个短语所包含的意思便无法让人理解。

西方管理学中的一些新概念还体现出一种直观的表达：“金手铐”（golden handcuffs）和“金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都是西方企业老板为笼络有能力的管理人员和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员工而采取的经济措施。golden handcuffs指雇主在与雇员签订的就业合同中的明确规定，即如果雇员留在组织中工作将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奖励，一旦员工离开组织则会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这样一个金手铐来留住有发展潜力的员工，按字面译成“金手铐”，形象而又幽默。golden parachute，也叫 golden umbrella，是企业为因公司合并或被收购而造成的管理人员失业提供的大笔津贴。直译成金降落伞计划，因为降落伞往往使人联想到保护作用，这笔津贴正是为了保护管理人员在经济上不受损失，以确保他们安心在企业工作。这两个概念都表现了西方人幽默而又直观的思维。

合成词windfall，被风吹落的果实，指一种突然的、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运或收入，也是意外之财。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土地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农民为他们耕作和放牧，法律规定在贵族的私人森林里，老百姓可以将风刮断的树木搬回家，因而农民们总是祈求狂风给他们带来好运，因此该词便有了上面的意思。a windfall of $1000（1000美元的意外收入），windfall profit等词语都是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对露天看台椅子的命名上。当坐在露天体育场里，人们暴晒于阳光之下，就好像漂洗过的亚麻布晾到晒衣绳上一样，因而就有了单词bleachers（露天看台）。skyscraper（摩天楼、高耸的烟囱）也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词。scraper是用于刮掉涂料或其它粘着物的工具。将其译为“摸天大楼”和“摩天大楼”都符合原意。“摩”字本身也有摩擦、抚摸之意，与scraper 完全对等，并且在感官上还给人“摩登”的联想，与现代城市的面貌相吻合，所以将skyscraper译成“摩天大楼”而不是“摸天大楼”。

西方管理学中另一个直观的概念“line manager”（直线经理）被越来越多的在我国使用。“line”一词是根据现代组织结构图而来：CEO下面由直线连接各个部门的经理，如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生产部、信息部、销售部等等。在人力资源管理中，line manager 往往与specialist manager相对应，很多西方管理学教科书上将它定义为负责管理生产、销售和服务部门员工的经理。 英国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管理理念和方式上差别很小，通常公共部门也都将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为公众提供服务，因此“line manager”这个概念也被广泛使用到公共部门，如作为英国政府管理和政策研究中心的英国文官学院教学部门的负责人也被叫做line manager。由于字面的直观性，中国人往往会对其真正的含义产生误解，将其理解为“一线经理”，也就是指挥工作在生产第一线员工的经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此不妨直接将其译成“部门经理”，这样就与其实际意义相吻合。

当中国政府号召人民投入到某项运动中时总是从大的方面提出口号，一般比较笼统和模糊。比如“人人参与、人人受益”之类的口号就是如此。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在倡导某项运动的时候总是会把目标制定得非常具体，人人能够理解，并且是非常易于操作的，这是思维方式不同使然。

英国政府在实施新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口号：“investor in people” ，该短语直译是“对人投资的单位”。在英国的行政改革中，公共部门受到来自私营部门的极大挑战，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政府要求公共部门对员工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和培养，最大限度挖掘员工的潜力，实现组织目标。政府还为经过评审合格的单位授予“investor in people”的称号，并发给一快印有该标记的奖牌。已获得该称号的单位还要定期接受政府的评估，如果该单位不再符合条件，已经取得的这个荣誉将被取消。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不会将这样的组织叫做“对人投资的单位”，因为仔细了解“investor in people” 产生的背景和具体的含义之后，我们会发现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将不能很好地全面表现它的意义，因此在中国一般将“investor in people”用 “以人为本”来对其进行概括，这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习惯。通过这个短语的分析，我们看到英语中的很多表达是非常直观的、具体的，有时很难找到真正对应的译法。

4、 地理环境的差异

“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222]



文化是有不同层面的，既有非物质属性的一面，也有物质属性的一面，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差异是文化的物质因素，它对人类文化的起源、人们的生活方式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是产生文化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这种差异往往在词语上体现出来。比如，因纽特语中冰雪方面的词汇比较多，游牧民族关于牲畜的名称十分细致。

语言学家发现在印欧语言中都有表示冬天、雪、寒冷等北方气候特征的词，又发现一些诸如白桦、柳树、熊、狼、羊等生长或生活在北部的动植物相关的词汇，从而得出结论，最古老的印欧人生活在比较寒冷的地带，并根据这些最原始的概念断定他们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部落，他们使用的语言就是最原始的印欧语。 

[223]




由典型的大河文明培育的汉语文化中与海洋相关的词汇相对较少，即便有也是文人墨客对于海洋的浪漫想象。汉语里更多的是对河的情节，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千里江陵一日还”这样的诗句，而很少读到关于大海的诗句。

另外，一个国家如果高山沙漠大海隔绝的地方比较多，这个国家的语言差异就会很大。我国南方地理环境多样化，隔绝地段较多，方言就很多，而北方地势平坦，语言容易统一，方言也就比较少。

以上实事都说明地理和气候等自然环境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自然环境的不同给词语翻译带来的困难同样是非常大的。很早就有语言学家提到，当一个部落所居住的环境只有高山和小溪，怎样将大海的概念翻译给他们？没有雪的地方如何翻译雪的概念？ 没见过大象怎样翻译大象？这便是地理环境的差异给翻译带来的最基本的困难。

在西方国家，除了教堂之外，城堡是最常见的古老建筑物，英语中的castle既是生活和社交的场所,也是能够控制周边村庄的军事堡垒，因此与castle搭配的谚语特别多，也使英汉翻译难以对等。夜莺（nightingale）是欧洲一种有赤褐色羽毛的鸣鸟，在繁殖季节夜晚发出悦耳动听的鸣声，是西方人喜爱的鸟类，总是被人们赞美，但是中国没有这种鸟，自然会给翻译带来困难。

由于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等原因带来的词语上的差异无计其数，其引起的联想和情趣又是不同国家的人难以完全理解的。尤其是在习惯用语的翻译中寻求对等非常不容易。内涵上的不对等已经不易，而形式上的对等就更难。

在中国人心中,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东风是来自我国东面的暖风,象征春天的到来，有着吉祥和温暖的意思。而对于英国来说，东风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风, 带来的是寒冷和冬天，而英国的西风是从大西洋吹来的暖风，因此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叫做“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而不是“东风颂”。在中国恐怕没有哪位诗人会去歌颂“西风”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苏联做演讲时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句子，当时曾引起苏联人的猜测和恐慌，因为中国位于苏联的东面，他们以为中国人所要表达的是战胜苏联之意。

有时自然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如果Charles Dickens 的小说《Oliver Twist》放到现在来翻译就绝对不会被译成“雾都孤儿”，因为经过多年的治理，伦敦已不再像迪更斯时代那样总是大雾弥漫，现在的伦敦天空晴朗，一年365天，连一天的雾霾也很难出现了。

尽管中西方在历史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上有着许多差异，甚至是巨大的差异，但是总体来说，人类的相似之处总是多于不同之处。科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基因有百分之九十五是相同的，不论生于何处。因此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不论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对事物的看法更多是一致的。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不同类型的文化在思维方式上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也只是相对的，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也有其普遍的共同性。”
[224]



《圣经》里上帝造人是用泥土和水，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造人是用泥土和水，中国古代传说中女娲造人也是用泥土和水，这说明了人类对土地和水的情节是何其相似。人从土中来，最终又回到土中去；没有水，任何生命都无法生存。土和水，这两样即丰富又宝贵的物质便成为中西方人共同的心理反映。

尽管“龙”的含义在中西方文化中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而与之相对应的“鳯”却又有着极大的相似。中国的“鳯”与英语中的“phoenix”都有着神奇和好运的象征。在西方文化中，相传phoenix是一种能够在沙漠中生活五百年后自我焚烧，然后又从其焚灰中再生的鸟，因此被称为“a bird of wonder”，与中国神话中的凤凰很接近，汉语中就有“凤毛麟角” 一说。另外中西方文化传统上都认为“鳯”具有鲜艳美丽的羽毛和优美的体型和动作，因此都将绝代佳人比作“鳯”和“phoenix ”。由于其隐含的“好运”的象征，“鳯”和“phoenix ”都频繁出现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人名和企业的名字当中。

“普遍认为，一个单词的意思在于在说话者和听话者脑海里都能够引起的联想。”
[225]

 在中国人看来“秋”字往往带有悲凉伤感的含义，甚至与生命的终结联系在一起，汉语中有 “秋风瑟瑟”、“秋气肃杀”、“秋后算账”、“秋后问斩”等一类的带来凄凉和悲伤的词语，但是汉语中也有“秋高气爽”、“秋风送爽”、“金秋时节”等与愉快和丰收联系在一起的词语，与英语中的“autumn”给人带来的心旷神怡和宁静安详的联想不谋而合。

英语中有着大量形象比喻的短语：as like as two peas（像两颗豆一样相像）、 as gentle as a lamb（像羊一样温和）、as gay as a lark（像云雀一样欢跃）、as proud as peacock（像孔雀一样骄傲）、as ugly as a toad（像癞蛤蟆一样丑陋）、as hard as flint（像燧石一样坚硬）等等，这些短语都能够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译法，说明了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共性。

前面提到，西方国家的礼节是以右为上，中国人遵循的是以左为上，但是汉语中也有“无人能够出其右”的说法，这又与西方右为上的习惯相吻合。

整个人类似乎对月亮都怀有同样的美好而又可望而不可及的情感。中国古代赞美月亮的歌词不计其数，与汉语一样，英语里有关月亮的习惯用语也是非常之多，并且也都带有正面的含义。同样，中西方对sky产生的联想也都大致相似。

令人惊奇而又欣喜的是，有时中英文词汇的融合竟会是珠联璧合的，有时甚至是难以分割了。

“Hold 住”与“Hold不住”已经成为中国最热门的新词之一，它比汉语中的“顶得住、扛得住”所包含的意义更深更广，它不光有能否顶住压力和困难的意思，还有能否经得起诱惑、谈定自如的含义，在现有的汉语词汇中还很难找到能够取得它的词汇。

中国人把自由自在，游离于体制之外，不受他人牵制，有闲暇又有资金而能够随心所欲干自己事业的男人叫做“福瑞哥”，其中“福瑞”二字由英语的“free”音译而来。把free翻译成“福瑞”的确反映出了英语里free的内涵，这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翻译。由此可见，有时英语词汇的汉语翻译既可以在发音方面接近英语，又可以在汉语的字面上反映出英语词汇原有的基础含义。

时装秀、某某PK某某等中西合璧的词语都比纯粹的汉语本身的表达更简洁更完美，这正是人类语言的奇妙之处。

如今的中国人，尤其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不论在哪种场合都宁愿使用英汉混杂的词语，似乎自己的语言中掺杂了洋文才更能够显示自己的学识和现代性。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今世界中西文化的融合已经是势不可挡。

普遍认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别已经从意识形态转向了文化。人们更倾向于用不同的文化圈来区分不同的群体。即便是同属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家也被分为几种不同的文化圈。与此同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

文化本身并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形成的，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的碰撞是因为人类自身的需要。随着今后全世界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合作越加频繁，相互了解和包容也会越加重要。

按照《圣经》的意思，上帝使人类的语言互不相同是为了惩罚人类的狂妄，而现实中人类语言的各不相同在带来了极大困难的同时，也使人类因此有了另外的乐趣。


后 记

语言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此巨大，以至于绝大多数研究英美文化的专著都把英美国家的语言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容来讨论, 不少学者甚至用“帝国”这样的字眼来与其相提并论。

在当今人类的语言中，英语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同时又是来源最为复杂的一种。英语起源的复杂性，尤其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与其他语言的纠葛，使得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远远多于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不论从英语使用的广泛程度来讲，还是从英国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先实现工业化与宪政的国家和美国这个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角度来讲，英语都是最值得研究的，因为这不仅是研究一种语言，也是研究一种文化，研究文化发展的内在因素。

事实上，在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当中，英语无疑也是被研究得最多的语言。不仅是英语国家的人对它进行研究，非英语国家的人也从自身的角度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可以说，英语是当今世界各个语种中参考文献最多的语言之一，足以说明其与众不同的地位。

本书从词汇的视角对英语中体现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旨在为众多的参考文献增添一点新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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